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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1）》







谨以此书献给












安妮，琼，玛丽，莎莉，海蒂，达西，



弗兰基和史蒂维



他们是完美的天使



也是所有这些故事的灵感源泉








译者前言





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





你会喜欢这样一位和蔼可亲，而且，有着神奇魔法的夫人吗？

在她身上，三分像巫婆、三分像仙女、三分像常人，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一份特别的对孩子们浓浓的爱心！

她有一双亮晶晶的褐色眼睛，一头很长很长的褐色头发，她穿的衣服也大都是褐色的。她的身材非常矮小，背上还长着一个罗锅儿。她自称那里面充满了魔力，可以解决孩子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帮助他们从小培养出更好的习惯。而在孩子们看来，那个罗锅儿一定是容易绑牢翅膀的地方。因为孩子们打心底相信，她本来就是一位温柔而美丽的天使！

这位夫人的过去有点儿神秘。据说她年轻时嫁给了一个海盗，她丈夫去世前，曾经在后院里埋藏了各种财宝。她的房子被建成了古怪的“底朝天儿”的样子，但厨房、浴室和楼梯除外。房子里还住着一条叫“瓦格”的狗和一只叫“莱特福特”的猫。整幢房子似乎天然就是一座妙不可言的“儿童乐园”。这位夫人浑身上下永远散发出一股既喷香又温暖，还带有甜味曲奇的好闻味道。对那些因为什么事儿感到悲伤的孩子们来说，这种味道特别具有安慰的作用，让他们感到格外的开心和舒服。

她，就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人公——“小猪摇摆”夫人！

不用说，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50多年来，“小猪摇摆”夫人在全世界范围受到了小孩子和大人们高度地、广泛地喜爱。孩子们喜欢她，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们，总是能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大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当他们的软语温存和大声呵斥都无济于事时，“小猪摇摆”夫人总能以富含常识的神奇疗法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麻烦——她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坏习惯。这些年来，当世界众多教育专家，甚至像“育儿权威”斯波克这样的人物对孩子问题都束手无策时，很多父母早已经偷偷地在向“小猪摇摆”夫人求助了。与大多数父母和专家们有所不同，“小猪摇摆”夫人完全理解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她是世界上最了解孩子也最热爱孩子的人。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小猪摇摆”夫人无异于一个天赐的福音！无论对孩子还是对家长，这套丛书都提供了一种了不起的神奇方法，让他们可以从中学到在学校、家庭和其他书中没有教给他们的——实际上也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不管孩子们身上表现出什么样的坏毛病和坏习惯，“小猪摇摆”夫人总是有办法对症施治，而且疗效显著，效果惊人。

你也许不禁要问，为什么“小猪摇摆”夫人运用的方法会特别重要，特别有效呢？在阅读这套丛书之前，你至少应该知道下面的一些原因。


1．习惯决定孩子的一生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曾说：“人们的行动，多半取决于习惯。一切天性和诺言，都不如习惯有力量。习惯可以主宰人的生活，所以人们应该努力养成好的习惯。不可否认，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养成的习惯，会非常完美，我们称之为教育，而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习惯而已。”

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有句名言：“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的确，习惯的好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孔夫子也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就是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会像人的天性一样自然、坚固，甚至说就变成你的天性了。

要知道，任何人在他一天的行为中，大约只有5%是属于非习惯性的，而剩下的95%都是习惯性的。远离坏习惯，养成终生受用的好习惯，家庭教育就会事半功倍，孩子也就比较容易走向成功。这不正是我们家长都希望看到的事实吗？

这套丛书最主要的功效，就是改变孩子的坏毛病，从小养成好习惯！


2．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认为：教育的作用必须通过艺术的审美方式，即美的形象来达到。教是目的，教必须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实现。教化功能不应脱离使人获得愉悦的具体形象，因为欣赏者总是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这就是“寓教于乐” 的来源。　

其实，无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的孔子，也早就提出过“寓教于乐”的思想。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宋代大儒程颢在《二程遗书》（卷十一）中也阐释道：“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已物尔。”由此可见，“乐”应是学习中的最高境界，是最能实现教育目的的最佳途径。

这套丛书最重要的特点，正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唤醒孩子们的心灵！


3．用强化理论激励和改变孩子行为


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斯金纳等人提出过一种“强化理论”，也叫“行为修正理论”。斯金纳认为：人或动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会采取一定的行为作用于环境，当这种行为的后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重复出现；不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减弱或消失。

人类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改变人的习惯和行为。人类学习主要是通过观察、模仿和奖惩等方式实现的。强化理论表明了人的行为不论是顽固的还是脆弱的，是习惯的还是偶然的，实际上都是可以改变的。

经过“强化”的行为会趋向于重复发生，强化理论是孩子们学习新行为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强化的主要功能，就是按照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的规律，对人的行为予以导向，并加以规范、修正、限制和改造。 

这套丛书中的许多故事，都巧妙地暗合了强化理论，从而彰显了强大的心理行为学背景。


4．通过积极暗示产生习惯替换


心理暗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心理现象，揭示了人们易于接受外界或他人的愿望、观念、情绪、判断、态度影响的心理特点。

许多实验的结果都表明，正面暗示容易使我们成功，负面暗示则容易让我们失败。一个从小听着积极肯定的评价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充满自信，将来会拥有美好的未来；相反，一个从小听着“笨蛋”“没出息”等负面暗示成长起来的孩子，就会形成自卑的性格，很容易陷入心灵的阴影，面临苦难的人生。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听众——那就是我们的潜意识。科学家研究发现，人的潜意识在同一时间内只能主导一种感觉，当一种积极正面的思想反复地在脑海中出现时，原来的思想就会慢慢地衰竭、萎缩，新的思想就会占上风。这就是所谓的替换定律。它说的是当我们有一项不想要的记忆或者负面的习惯时，我们无法单纯地消除它，只能用其他的记忆或习惯去替换它——与其苦心消除，不如轻松替换。这就像是一块土地，如果你给它种上了庄稼，那它就不容易长满杂草了。

聪明的读者不难发现，这套丛书充满了积极的暗示，也提供了习惯替换的最佳范例。

类似的原因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比如书中有趣的人物名字，轻松幽默的文笔以及情景剧式的故事安排等等。这些极具吸引力的因素，正是我们译介这套童书的动力和热情所在。

翻译这套丛书是集体力量的结果，很多人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和建议，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人大附小读六年级的杨谨源同学，既是这套丛书最早的读者，也参与了部分的翻译工作。看着他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不时地“咯咯”发笑，我们就知道，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这套丛书的。

现在，就请翻开这套丛书吧！相信你一定会爱不释手并从中受到巨大的启发。不管你是7—12岁的小朋友，还是年轻的父母，或者是年迈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其乐融融，在快乐的阅读中分享成长和感悟吧。

我们相信，教育孩子的最好方法，就是首先要理解孩子。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以及技巧和原理来作为辅助，但任何时候，爱都是最伟大最有效的力量。这些方面，“小猪摇摆”夫人已经为你做出了最佳的表率和指引，你还在等什么呢？









杨东龙                                                     


2012年6月于大慧寺






关于本书的赞誉

1.媒体评论


※很明显，这些故事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讲给那些欢快的孩子们听了，那些孩子——正如书中围绕着“小猪摇摆”夫人的孩子们一样——总是簇拥在作者的身边，渴望她讲那些有趣的故事。




——《芝加哥论坛报》

Each of these stories has obviously been told over and over to delighted children, who must throng around their author as the youngsters in the book do around Mrs. Piggle-Wiggle herself. ——The Chicago Tribune


※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无与伦比的“小猪摇摆”夫人非常喜欢孩子，无论他们是好是坏，她从来也不责骂他们。她只是用积极正面的疗法去治疗“顶嘴匠”、“从不按时上床睡觉”以及男孩女孩们身上各种奇怪的坏习惯。现在，终于推出了平装本，供现今这一代的孩子们阅读享用。




——《旧金山观察纪事报》

“Everyone loves Mrs. Piggle-Wiggle!The incomparable Mrs. Piggle-Wiggle loves children good or bad and never scolds but has positive cures for Answer-Backers, Never-Want-to-Go-to-Bedders, and other boys and girls with strange habits. [Now] in paperback . . .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children to enjoy.”  —— San Francisco Examiner Chronicle

※父母们都热爱“小猪摇摆”夫人，因为她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坏习惯；孩子们也热爱她，因为她能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帮助很大，非常有趣，魅力无法抵挡——它们不仅妙趣横生，而且疗效显著！

——《出版人周刊》

Parents love Mrs. Piggle-Wiggle because she can cure children of any bad habit. Children love her because she’s tons of fun!Mrs. Piggle-Wiggle’s helpful, hilarious magic is irresistible—and as funny as it is effective!  ——Publishers Weekly


※“小猪摇摆”夫人非常喜爱孩子——希望他们举止文明、身心健康。当然，“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也有一些喜剧效果……这些奇妙的历险故事对于每个孩子来说应该都是愉快的体验。




——《纽约时报》

Mrs. Piggle-Wiggle loves children! Well-mannered and healthy children, that is.Of course, Mrs. Piggle-Wiggle’s cures have some comical consequences, too…making these remarkable adventures a cheerful prescription for just about anyone!   ——New York Times


※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会喜爱这个由贝蒂·麦克唐纳创作、由凯伦·怀特朗读的经典故事的录音。与大多数父母不同，“小猪摇摆”夫人完全理解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故事中有趣的名字和夸张的场景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除了在房间里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儿童乐园之外，“小猪摇摆”夫人还有一个储藏室，里面有一些用于治疗孩子们的常见毛病的神奇“疗法”。怀特对孩子们牢骚抱怨以及父母们绝望无奈的声音表现得惟妙惟肖。故事中20世纪50年代典型父母的形象与“小猪摇摆”夫人世界的全部魔幻浑然一体。这个录音无疑将在公共图书馆的儿童专区和小学校园图书馆里找到大量的听众。




——《学校图书馆杂志》

Kindergarten-Grade 3-Children will love this recording of the classic written by Betty MacDonald and read by Karen White. Unlike most parents, Mrs. Piggle-Wiggle understands exactly what children like to do to entertain themselves. The funny names and exaggerated situations add to the fun.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a childhood wonderland in her home, Mrs. Piggle-Wiggle has a storehouse of "cures" for common childhood diseases. White perfectly captures the whiny voices of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desperation of the parents. The portrayal of the parents in the stereotypes typical of the 1950's fits into the whole fantasy of Mrs. Piggle-Wiggle's world. This recording will find a large audience in public library children's collections and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School Library Journal


※五十多年来，“小猪摇摆”夫人受到了小孩子和大人的广泛喜爱。孩子们喜欢她，是因为她理解他们，因为她那座“底朝天儿”的房子里总是飘荡着新烤出来的曲奇的香味，还因为她有一个埋着宝藏的后院。大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当他们的软语温存和大声呵斥都无济于事时，“小猪摇摆”夫人总能以富含常识的神奇疗法解决他们孩子的问题。这些年来，当“育儿权威”斯波克（Spock）医生都束手无策时，很多父母早已经偷偷地在向“小猪摇摆”夫人求助了。




——亚马逊网站

Mrs. Piggle-Wiggle has been wildly popular with children and adults for over 50 years. Children adore her because she understands them--and because her upside-down house is always filled with the smell of freshly baked cookies, and her backyard with buried treasure. Grownups love her because her magical common sense solutions to children's problems succeed when their own cajoling and yelling don't.  More than one parent over the years has surreptitiously turned to Mrs. Piggle-Wiggle when Dr. Spock failed to come through. ——Amazon.com


※
 小猪摇摆”夫人系列图书由一些古怪离奇的故事组成，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尽管故事中的家庭有些老套，书中的各种疗法听起来也有些骇人听闻，但粉丝们非常喜欢故事中展现出的孩子们的共性，以及“小猪摇摆”夫人疗法中所使用的种种魔法。




——音客公司

The Mrs. Piggle-Wiggle stories are quirky period pieces loved by children. No matter that the families are dated and that her solutions to problems so outrageous. Fans delight in the universality of children and enjoy the magic in Mrs. Piggle-Wiggle's cures.  ——AudioFile


2、图书描述





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




“小猪摇摆”夫人住在一个“底朝天儿”的房子里，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曲奇香味，她以前甚至嫁给过一个海盗。最重要的是，她懂得所有关于孩子们的事情。她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毛病。帕特西讨厌洗澡。休伯特总是乱扔东西。艾伦吃饭吃得太慢了。而所有这些，“小猪摇摆”夫人总有办法对症施治。

Everyone loves Mrs. Piggle-Wiggle

Mrs. Piggle-Wiggle lives in an upside-down house ans smells like cookies. She was even married to a pirate once. Most of all, she knows everything about children. She can cure them of any ailment. Patsy hates baths. Hubert never puts anything away. Allen eats v-e-r-y slowly. Mrs Piggle-Wiggle has a treatment for all of them.


3、编辑评论






1）亚马逊网站的评论





对于拒绝洗澡的孩子，“小猪摇摆”夫人的建议是随她去。等到她身上的污垢累积到半英寸厚时，在她的胳膊上洒一些小萝卜种子。当那些植物开始发芽时，那个不愿洗澡的孩子肯定会改变她对洗澡的态度。“小猪摇摆”夫人治疗“顶嘴匠”和“吃得慢和小口咬的食客”这些毛病时，她的那些疗法总是充满魅力，效果显著。


2）Amazon.com Review


For the child who refuses to bathe, Mrs. Piggle-Wiggle recommends letting her be. Wait until the dirt on her body has accumulated to half an inch, then scatter radish seeds on her arms and head. When the plants start sprouting, the nonbather is guaranteed to change her mind about that bath.Whether Mrs. Piggle-Wiggle is curing Answer-Backers or Slow-Eater-Tiny-Bite-Takers, her remedies always work like a charm. 



3）《学校图书馆杂志》的评论





“小猪摇摆”夫人说她驼背上的鼓包中装满了魔法，现今的孩子们仍然会对这一点格外着迷。她的房子被建成“底朝天儿”的，但厨房、浴室和楼梯除外。房子里还住着一条叫“瓦格”的狗和一只叫“莱特福特”的猫。“小猪摇摆”夫人的过去有点儿神秘，据说她曾经嫁给了一个海盗丈夫，她丈夫在后院里埋藏了各种财宝。与大多数父母有所不同，“小猪摇摆”夫人完全理解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故事中有趣的名字和夸张的场景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


4）From School Library Journal


Youngsters are still fascinated with the idea of Mrs. Piggle-Wiggle who says that the hump on her back is full of magic. The house she shares with her dog, Wag, and cat, Lightfoot, is built upside-down except for the kitchen, bath, and stairs. Her past, which is somewhat mysterious, includes a pirate husband who supposedly buried treasure in the backyard. Unlike most parents, Mrs. Piggle-Wiggle understands exactly what children like to do to entertain themselves. The funny names and exaggerated situations add to the fun. 


4、读者评论精华





●“我发现《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读起来非常好玩，我也超级喜欢这个系列的其他图书。”




※“ I found Mrs. Piggle-Wiggle very fun to read, and really enjoyed the rest of the books as well. ”  


●“对孩子们而言，本书提供了一种了不起的方法，让他们可以从中学到父母们往往由于缺乏时间和耐心而没有教给他们的东西。”




※“ A great way for kids to learn what parents don't always have the time or patience to teach them. ” 


●“如果全家人每周能够抽一个晚上坐到一起，朗读这本书中的每个故事，那将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 It would be fun for the whole family to get together one night each week, and read one story in this book. ” 


5、读者评论节选






1）的确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 Elaine E. Rowan





多年以前，在我的学生们课间休息或上完体育课之后，我都会采用一种方法让他们安静下来：那就是向他们朗读一会儿。在我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我已经向差不多数千个孩子朗读过这本书了。我就要退休了，但现在的孩子们就好像我37年前刚刚开始教书时遇到的那些孩子一样，对这本书同样充满了喜爱。这看上去真的是不可思议，这至少说明了尽管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天性从来也没有真正改变过。我的许多学生都非常喜欢这本书，以至于他们到图书馆去借阅“小猪摇摆”夫人系列的其他书，这对提高他们的阅读技能无疑很有帮助。


2）Really Stands the Test of Time /By Elaine E. Rowan 


I started reading aloud to my students years ago as a technique to calm them after recess and P.E. classes. Throughout my long teaching career, I have read this book to probably thousands of children. I am about to retire, but the kids today seem to love this book as much as they did thirty-seven years ago when I first began teaching. That is truly remarkable and goes to show that children never really change though their surroundings do. Many of my students love this story so much, they check out other Mrs. Piggle Wiggle books from the library, which helps improve their reading skills. 


3）读起来真的很好玩 / Heather Harpel


我是在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的，我从我的学校图书馆借阅了这本书和“小猪摇摆”夫人系列的其他书。我发现这本书读起来很好玩，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系列的其他书。最近，我从亚马逊为我9岁的女儿买了这本书，她也很喜欢阅读。在把书给她之前，我花了一点时间把它重读了一遍，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发现它读起来仍然很有趣，特别是最后一章“好斗者和爱吵架的疗法”，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必须承认，我这些天正在尝试那个疗法）。我女儿似乎也完全同意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因为她在今天早晨吃早餐之前就读完了两章。我打算购买“小猪摇摆”夫人系列的其他书，不仅仅为我女儿，也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的兴趣几乎和她一样强烈。

更新：我的女儿用两天时间就看完了这本书。她对这本书爱不释手，直到看完才舍得放下来。如果您的孩子不喜欢读书，就让他试试这本书吧！


4）Very Fun Book to Read / By Heather Harpel 


I first read Mrs. Piggle-Wiggle in the forth grade, checking it and the other Mrs. Piggle-Wiggle books out of my school library. I found Mrs. Piggle-Wiggle very fun to read, and really enjoyed the rest of the books as well. I recently purchased it from Amazon for my 9 year old daughter who loves to read. I took the time to re-read the book before I gave it to her, and it is interesting to read it as an adult. I still found it fun, especially the last chapter, the Fighter-Quarrelers Cure, which I had completely forgotten. (I must say, I am tempted to try the cure one of these days) My daughter seems to agree that this is a fun book, as she had two chapters read before breakfast this morning.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ordering the rest of the Mrs. Piggle-Wiggle books, for myself almost as much as for my daughter! 

UPDATE~ My daughter finished the book in two days. She loved it and couldn't put it down until she was finished. If you have a child who is a reluctant reader, give Mrs. Piggle-Wiggle a try. 



5）这个系列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 / chenley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朗读了这些书。每天晚上，我哥哥和我都会听这些奇妙无比的故事。它们描述了一个居住在一幢“底朝天儿”的房子里的女士，她用一些温柔的、善解人意的和新颖的方法教给调皮的孩子一些经验教训。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对“小猪摇摆”夫人的热爱培养了我对书籍的热爱。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可以和您深爱的孩子一起分享的好书。


6）This series inspired the love of reading in me. / By "chenley" 


My mother read these books to me as a child. Every night my brother and I would listen to fantastic tales of a woman who lived in an upsidedown house and taught naughty children lessons in genlte, understanding and creative ways. I can say without a doubt that my love for Mrs. Piggle-Wiggle fostered my love for books. Definately a book to share with the children you love.



7）给所有父母和每个孩子的伟大礼物！/ Booklover848





“小猪摇摆”夫人系列图书具有超越时间的永恒魅力。现在，它们仍然是适合孩子们的非常神奇的读物。我喜欢它们，不仅因为它们讲述的故事充满了欢乐，而且因为它们向孩子们提供了那些现今在学校里再也学不到、在家里也经常被忽略的经验教训。这些书教给孩子们庄重、友爱和美德，但它们并不是板起面孔来进行空洞地说教，而是讲述了一些妙趣横生的故事，以至于孩子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学习……他们只是沉浸在享受故事的乐趣之中。我已经向我认识的每位父母隆重推荐了这些书！


8）A great gift for any parent and every child! / By Booklover848


The Piggle Wiggle books are timeless and remain absolutely wonderful reading for children. I like them because Mrs. Piggle Wiggle is such a charming character and the books are full of quirky fun but also because these books offer kids the kind of lessons that are no longer available in school and too often neglected at home. These books teach decency, kindness and morality but they do it as such a frolic that the kids don't know they are learning...they are simply enjoying a great story. I have given the box set to every parent I know!





第一章  『小猪摇摆』夫人出场


我打算最好从一开头，就把关于“小猪摇摆”夫人（Mrs. Piggle-Wiggle）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给你们，免得我今后在这本书中经常提到她的名字时，你就会老是插嘴询问：“‘小猪摇摆’夫人是谁呀？她长的什么样儿呢？她的身材是高大还是矮小啊？她有多大年纪了呢？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啊？她的头发是长长的吗？她穿不穿高跟鞋呀？她有自己的孩子吗？到底有没有‘小猪摇摆’夫人这个人啊？”

其实，“小猪摇摆”夫人就住在我们这儿的城镇里。她的身材非常矮小，背上还长着一个罗锅儿。一旦有小朋友问起她的罗锅儿，她就会说：“那是一大块儿魔力，有的时候，它会把我变成一个巫婆；还有的时候，它会让我变成一个仙女儿；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它还会把我变成一个女王呢！”孩子们都十分羡慕她的罗锅儿，因为除了它具有魔力之外，后背上的罗锅儿还是一块非常便于绑牢翅膀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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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摇摆”夫人长着一双亮晶晶的褐色眼睛，一头很长很长的褐色头发，长得都垂到了膝盖那儿。这样一来，就连很矮很矮的小孩儿都能够给她梳头发了。通常情况下，她会将头发盘在头顶，要是有人想给她梳头发时，她就将头发披散下来；你瞧，不一会儿的功夫，她的长头发就被编成了辫子，或者是被弄湿并打上了卷儿，要不就那么长长地披着，然后在头顶戴上宝石王冠或者是漂亮的花冠。




有一天，我看到她戴着宝石王冠，长长的头发就披在身后，正在她的花园里挖着什么东西。她冲着我乐呵呵地挥着手说：“我答应贝特西（Betsy，她的一个小孩儿朋友）了，在她放学回家之前，我是不会去动她给我梳好的头发的。”随后她又继续埋头挖了起来。“小猪摇摆”夫人褐色的皮肤中泛着金色，她的身上有一股既喷香又温暖，还带有甜味儿饼干的好闻气味，对那些因为什么事儿感到悲伤的小孩子来说，这种味道特别具有安慰的作用。她穿的衣服都是褐色的，看上去既不僵硬也不紧绷，因为它们都是用来做装扮的。她常常戴着毡帽子，这些帽子被小孩子们捅咕捅咕、拧巴拧巴，就做成了巫婆或海盗常戴的那种帽子模样，她对此也毫不在意。每当星期日早上，她都会从壁橱的架子上拿起一顶帽子，“砰砰”地拍打几下，再把前面和后面都向下拉得挺脱一些，然后戴上帽子就去教堂了。当然，她总是穿着高跟鞋，还喜欢把自己的鞋借给那些想穿高跟鞋的小女孩儿们。

“小猪摇摆”夫人没有一个家人，她说她的丈夫，也就是“小猪摇摆”先生，曾经是一名海盗。她丈夫将他所有的财宝都埋在后院之后，就死去了。她家里只有她和她的小狗瓦格（Wag）以及她的小猫莱特福特（Lightfoot）。

关于“小猪摇摆”夫人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她那幢“底朝天儿”（upside down）的房子。那是一栋小小的褐色房子，就矗立在她那座略微有些凌乱的花园里；房子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褐色的小狗，脊背贴在地面上，而四只脚却朝着天。“小猪摇摆”夫人曾经解释说，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儿的时候，她经常躺在床上，双眼盯着天花板不停地想啊想啊。她想，如果一个房子“底朝天儿”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因此当她长大了之后，她就给自己建造了一栋“底朝天儿”的房子，也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样子喽。不过为了行动方便起见，浴室、厨房和楼梯还是正面朝上的。关于这一点，你会很容易理解，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个底朝天儿的炉子上做饭、洗碗，也不可能在一个“底朝天儿”的浴缸里洗澡，更不可能走上一段颠倒了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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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客厅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枝形吊灯。吊灯自然是装在天花板上的，不过因为客厅的天花板就是地板，所以这个大吊灯实际上就在地板上。小朋友们会打开吊灯，再围着它蹲成一个圈儿，假装围着一堆篝火。“小猪摇摆”夫人还说，她家的吊灯，是这个城镇里唯一有些真正用处的吊灯。她房子里的所有卧室都有滑梯，因为只要你看一下你家顶楼的天花板就会明白，顶楼的天花板是倾斜的，如果它们颠倒过来的话，就会是个不错的滑梯了。房子里所有的灯都是靠近地板的，这对小朋友们来说开关可方便啦。这栋房子刚建成五年到十年的那段时间里，“小猪摇摆”夫人要从高高在上的门道口爬进爬出；不过现在，她不消几步就能进来或者出去了，她正好就是用这个来做跳跃练习的。她还给小朋友们准备了粉笔，好让他们在地毯上记录下来他们到底跳了有多远。




没有人知道“小猪摇摆”夫人到底有多大年纪了，她说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还说：“我这么矮小，永远也不会长高，知不知道我的年龄又有什么分别呢？！”

“小猪摇摆”夫人的小狗瓦格，每隔上一段时间就会生下一窝小狗仔，因此她就把想收养小狗仔的小朋友们的长长名单，写在厨房的黑板上。同时，她把那些想要莱特福特小猫仔的小朋友们的长长名单，也写在饭厅的黑板上了。

“小猪摇摆”夫人的后院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穴，那都是小男孩们寻找“小猪摇摆”先生埋藏的宝藏时挖成的。“小猪摇摆”夫人的前院里则开满了鲜花，就是为了方便那些小女孩们摘下来，或是插在她们自家客厅的花瓶里，或是带到学校去送给她们的老师的。

城镇里的每个孩子都是“小猪摇摆”夫人的朋友，不过她几乎不认得他们的父母，她还说成年人会让她感到精神紧张。

“小猪摇摆”夫人建好房子的头一年，除了她的小狗瓦格和她的猫猫莱特福特以外，只有她一个人住在里面，所以她感到非常孤独。后来，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昏暗午后，她正一边烤着糖饼干，一边想着如果除了瓦格和莱特福特之外，她还能认识别的什么人，并请他喝茶该是多么有趣的时候，她碰巧从厨房窗户向外张望，看到一个小女孩儿沿着大街走了过来，在倾盆大雨中，她拖着一只大行李箱，一边走一边哭。“小猪摇摆”夫人赶忙擦掉手上的面粉，直接冲到屋外的大雨中，邀请那个小女孩儿进来喝茶。

小女孩儿名叫玛丽·卢·罗伯逊（Mary Lu Robertson），今年八岁，长得胖乎乎的。她实际上是离家出走了。在喝完“小猪摇摆”夫人的三杯红茶牛奶之后，她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小猪摇摆”夫人。她说：“我离家出走了，因为我痛恨洗碗。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不停地洗碗，我就是一个仆人，洗碗，洗碗，洗碗！洗好，擦干，再把它们收起来。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儿。我妈妈根本不爱我，她好像根本就不是我的亲妈。她大概是从哪个孤儿院里把我找来专门替她洗碗的吧。”玛丽·卢说完又哭了起来，结果她还没把那八块饼干吃到嘴里，就弄得饼干上又湿又粘的。

“小猪摇摆”夫人问道：“那么，她不是你的亲妈？”

玛丽·卢回答说：“她说她是我的亲妈，但是亲妈怎么会让我洗碗呢！每天都是洗了又洗，洗了又洗！”

“嗨，这真是有趣啊！”“小猪摇摆”夫人说。“你瞧，我是说你痛恨洗碗，而我却非常喜欢洗碗。事实上，我太喜欢洗碗啦，可我需要洗的只有我、瓦格以及莱特福特用的碗，一顿饭下来，仅仅只有三四个碗可洗，这种现实状况总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玛丽·卢，每当我洗碗的时候，就假装自己是个美丽的公主，披着长长的金色卷发（玛丽·卢的头发是墨黑儿墨黑儿的，还编成了两条直挺挺的小辫儿），有着成熟苹果般红润的皮肤，勿忘我那样的蓝色眼睛。还假装我被一个邪恶的巫婆囚禁起来啦，重新获得自由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时钟敲响整点之前，洗干净每一只碗，并将整个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擦得闪闪发亮。因为，每当时钟敲响整点的时候，那个巫婆都会下楼来检查。她会查看每一个角落，看看有没有留下一粒面包屑，有没有哪些锅和盆还没有擦干、收好，有没有哪个银器是乱扔进抽屉里的，或者是看看水槽有没有擦洗干净。如果有哪一点儿没有做好，那么巫婆就还会把我再囚禁一年的。”

说到这里，“小猪摇摆”夫人瞅了一眼时钟，立刻跳起身来。“哎呀，公主，还有十分钟就四点整啦，我们还有好多活儿没干呢，赶快、赶快、赶快啊！”玛丽·卢也跳起身来，连忙端起茶具放进水槽，“小猪摇摆”夫人匆匆把茶具洗干净，玛丽·卢再将它们擦干，随后，“小猪摇摆”夫人用最快的速度将盛饼干的用具收拾好，还时不时地停下来说：“你听！公主，你听到巫婆那疤瘌流星的大拐杖重重敲击地面的声音了吗？”此时的玛丽·卢，兴奋地来回晃动着小辫子说：“我听见了，公主，敲击的声音越来越近啦！”不一会儿工夫，厨房就变得闪闪发光了。所有的碗都洗净、擦干、收拾好了，地板上的每一粒饼干渣儿都被清扫干净了。玛丽·卢甚至还把莱特福特的尾巴整齐地围着爪子摆好，又将瓦格的毛儿梳理得油光水滑。就在时钟敲响整点之前，“小猪摇摆”夫人对玛丽·卢说：“公主啊，我现在必须离开一会儿，不过，你得向巫婆展示你的劳动成果。噢，我多么希望你能重新获得自由啊！”

说完后，“小猪摇摆”夫人就上楼去了。很快，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可怕的老巫婆。那巫婆身穿一件长长的黑袍子，头戴一顶高高的黑帽子，手上还拄着一个疤瘌流星的大黑拐杖。这可把玛丽·卢给吓坏了，不过，当她看到在巫婆那高高的黑帽子下面，是“小猪摇摆”夫人那亮晶晶的眼睛的时候，她便不再害怕了。玛丽·卢带领巫婆进了厨房，巫婆拿出先前盛过饼干的盘子，把它举到灯底下，借助灯光查看盘子到底有没有洗干净、有没有擦干；她又跪在地板上，蹭出像生锈的大门那样发出的吱呦吱呦的声响，瞅瞅玛丽·卢有没有打扫炉子底下；她还把手伸进茶杯里摸了摸，瞧瞧杯子底儿还粘没粘着糖汁；然后，她又带上眼镜去检查水槽。不过，巫婆一点儿毛病也没找着。因此，她只好把厨房门的钥匙交给了玛丽·卢，并尖声叫道：“你自由啦，公主，不过我还会逮住你的，我从不会为此担心！”说完，巫婆就踏着重重的脚步上楼去了。几分钟过后，“小猪摇摆”夫人走了下来。

“嗨，”“小猪摇摆”夫人说，“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洗碗了吧？”

玛丽·卢说：“哈，‘小猪摇摆’夫人，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有趣的事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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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摇摆”夫人接着说：“当然，你的工作会比我的更加有趣，因为你有更多的碗要洗。要是我也有更多的碗可洗，那么我能够扮演一位披着长长金色卷发，有着红润皮肤、蓝色眼睛和甜美嗓音的公主的时间，也就更长啦，我还能对着洗碗盆唱一些忧伤的歌儿呢。要是我也有更多的碗可洗，我就会有一个夜里骑着扫帚把儿到来的巫婆啦。这样的话，我就会偷偷地溜到后门廊，看她来了没有。我会听到她重重地降落在屋顶上。这时，我就轻手轻脚地上楼，瞧瞧她是从烟囱里滑下来的，还是顺着楼梯踏着重重的脚步走下来的。哎呀，要是我有更多的碗可洗，我也就有更多更刺激更好玩儿的事情可以假装啦。”




又过了一会儿，雨终于停了，太阳公公又露出了笑脸儿，玛丽·卢也提起自己的行李箱回家了。那天晚上，当她的妈妈（当然，毫无疑问是她的亲妈）在吃完晚餐27分钟后走进厨房，差一点儿惊讶得昏了过去。因为玛丽·卢正在清扫厨房的地板。而此时，所有的碗都洗净、擦干、收拾好了，厨房里的所有物件都显得那么整洁明净、完美无暇！罗伯逊太太冲进客厅去叫罗伯逊先生，他走进厨房，假装吃惊地一下子倒在了地板上。紧接着，他对玛丽·卢的妈妈说：“夫人啊，我喜欢你的新女仆。说实话，她比过去在我家的那个蒂莉·斯洛普沃什（Tillie Slopwash）简直好太多啦！我想，我们哪天黄昏可以邀请她一起去看场电影吧。”

于是，玛丽·卢把有关“小猪摇摆”夫人的所有事情，都告诉给了她的爸爸妈妈。玛丽·卢的妈妈说：“唔，没错，我记得我曾见过那幢古怪的小房子。听上去她是一个很有趣的朋友呢！如果你确信她邀请了你，那么你明天放学以后可以去她家玩儿。”

第二天放学以后，玛丽·卢去了“小猪摇摆”夫人家。她还带上了她最好的朋友——基蒂·惠灵（Kitty Wheeling）。“小猪摇摆”夫人见到她们可真是高兴，带着她俩参观了那个“底朝天儿”房子的所有房间，还端出茶和饼干招待她们。基蒂嘴里还满塞着饼干，就急着说：“我最头疼的事儿，就是铺床了。我就是没办法把床铺平。我更愿意像玛丽·卢一样在家洗碗，但我妈妈就是不让我跟我妹妹萨莉（Sally）——萨莉在家负责洗碗——调换，还说等什么时候我把床铺平整了，才能跟萨莉调换。唉，我简直讨厌死铺床啦！”

“小猪摇摆”夫人给自己倒了另一杯茶，给莱特福特放上一碟奶油，给了瓦格四块饼干，然后才说：“基蒂，如果你认为自己铺床很辛苦，那么你可以设想一下铺床对我来说该有多么辛苦了。要知道，残酷女王（Cruel Queen）每天晚上就睡在我的这些床上，并且每天早上，她要检查这些床铺，要是她发现了一个褶儿，哪怕只有一个大头针那么小的褶儿，她也会把我扔进地牢里。跟我上楼，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是怎样铺床的。”

她们一起走上了楼梯。“小猪摇摆”夫人先把床上的铺盖都掀起来，堆到一个床腿那里，然后，她让基蒂帮她铺床。等她们铺完床，那床铺看上去就跟地板一样光滑平整——连一个褶儿也没有。“小猪摇摆”夫人说：“秘决是一开始就把整个铺盖都掀起来。否则的话，你完全无法将床铺平的。因为如果你把床头铺平了，那么床脚那里也许就会起褶儿，残酷女王自然就会发现那个褶子，接下来，就只好下地牢啦！”

说完，“小猪摇摆”夫人又将所有的床铺都弄乱了，然后说：“基蒂，现在你和玛丽·卢来铺床，我去告诉残酷女王，说你们已经准备好等她来视察啦。”说完这些话，她走进了储藏室，并关上了门。当“小猪摇摆”夫人再次走出来时，基蒂和玛丽·卢刚好铺完了床，而此时，她不再是“小猪摇摆”夫人原本的模样，她变成了一个刻毒傲慢的残酷女王。她头戴一个闪闪发光的宝石王冠，长长的头发披在身后，还打着一个大卷儿，肩上披了一个镶着毛边儿的紫色王袍，脸上带着非常残酷的冷笑，吓得基蒂的牙齿直打颤。她笔直地走到床边，躺了下来，用她那穿着金色舞鞋的脚去感觉床尾，用她带着戒指的手指去触摸床头以及床的侧面。然后她站起来，用她的权杖挑起床罩，检查枕头上有没有褶子。嗬，一切都那么完美，残酷女王的脸因狂怒而抽搐着。她大声吼叫道：“没有一个褶子！没有一处不平！气死我啦！但我从不担心，小奴隶们，我会等到把你们扔进地牢的那一天的！过来，我的奴仆们，我们走吧！”然后“小猪摇摆”夫人又笔直地走回了储藏室。

这就是“小猪摇摆”夫人和小朋友们友谊的开端。第三天，玛丽·卢、基蒂，以及基蒂的弟弟博比（Bobby），还有博比的朋友迪基（Dicky），一同来“小猪摇摆”夫人家喝茶了；第四天，不仅他们几个都来了，还带着他们各自的朋友一块儿来了。就这样，很快地，城里的每个小孩子都去过“小猪摇摆”夫人的家啦。

“小猪摇摆”夫人给博比展示，如何悄悄地溜出去，取回壁炉要烧的木柴，而不会被那些印第安人发现；她还向迪基展示，剪草机是如何真正成为一台有魔力的机器，每次都能剪倒成千上万的敌军的；她还教马克斯（Max）如何悄无声息地掏除灰烬，而且不留一丝痕迹，以防盗贼们循着痕迹跟踪而至，从而发现马克斯和州长夜里露营的那顶帐篷。

毫无疑问，“小猪摇摆”夫人知道如何让工作和家务变得更加有趣；她还知道，有那么一些工作和家务，孩子们一定爱做，即便他们还不清楚自己到底做得有多好。比如说，刷漆，熨衣服，做饭，还有木匠活儿。

有一天，在“小猪摇摆”夫人的家里，就有两个小女孩在烤饼干；还有一个小男孩在烤水果派，他把面粉撒了一地，还吃掉了大部分的果馅儿；还有一个小女孩在熨衣服，她把“小猪摇摆”夫人的所有衣服，都熨成了一种皱皱巴巴的式样；还有那么四个小男孩，脸上涂色，头插翎毛，正在那里劈引火柴呢；有两个小男孩在给小狗的房子刷漆；有三个小女孩在缝补海盗“小猪摇摆”先生的旧袜子；还有那些小海盗们——似乎到处都有小海盗的身影，他们有的在后院里挖土，有的在射击，他们叫喊着穿过房间，抓起那些还没来得及烤的饼干面胚来当子弹，相互投射。

而“小猪摇摆”夫人，现在正坐在客厅的一角，给布娃娃缝制衣服。“小猪摇摆”夫人头戴水晶王冠，基蒂·惠灵侍立在王座旁边。所谓的王座，就是在普通的椅子上盖了一块桌布罢了。基蒂正拿着一把梳子，蘸着一个玻璃杯里的水，把“小猪摇摆”夫人的头发梳成又长又湿的卷发呢。

基蒂问道：“女王陛下，您想别上金发卡还是银发卡？”“小猪摇摆”夫人说：“唔，让我们别上那些上面镶嵌了几颗钻石的发卡吧，我的梳头侍女，它们与我的宝石王冠很相配。”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某位妈妈打来的，她想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用来对付她那个不想洗澡的女儿。呵呵，就像你看到的那样，“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就是这样开头了。她陆续告诉了休伯特（Hubert）的妈妈不爱收拾玩具的疗法（Won’t-Pick-Up-Toys Cure），告诉帕特西（Patsy）的妈妈种小萝卜的疗法（Radish Cure），告诉艾伦（Allen）的妈妈吃得慢和小口咬的疗法（Slow-Eater-Tiny-Bite Cure），告诉安妮（Anne）与琼（Joan）的妈妈好斗者和爱吵架的疗法（Fighter-Quarrelers Cure），告诉迪克（Dick）的妈妈自私自利男孩儿的疗法（Selfish-Boys Cure），告诉玛丽的妈妈顶嘴匠的疗法（Answer-Backer Cure），还告诉博比、拉里（Larry）和苏珊（Susan）的妈妈从不按时上床睡觉的疗法（Never-want-To-Go-To-Bedders Cure）。

怎么样？你肯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吧？










第二章    
 不爱收拾玩具的疗法



休伯特是个非常幸运的小男孩儿，因为他的爷爷总是送给他很棒很棒的玩具做为圣诞礼物。休伯特的妈妈说，休伯特的爷爷之所以送给他这么非凡的礼物，是因为休伯特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儿；可休伯特的爸爸却说，爷爷之所以送给休伯特礼物，就是为了补偿爷爷奶奶替他取的那个寄予厚望的难听名字。休伯特是以他爷爷的名字命名的，他的全名是休伯特·埃格伯特·普伦蒂斯（Hubert Egbert Prentiss）。




休伯特非常喜欢爷爷送给自己的那些玩具，但是有谁会不喜欢呢？休伯特有一个电动火车玩具，火车的轨道整整围着他的床绕了四圈，然后通向储藏室，又从储藏室里通了出去。轨道全程总共有七个火车站，每个车站都设有信号灯。轨道通过两座大桥，还配有一个防雪棚。休伯特也有一套小工程师装备，这套装备可真大啊，大得让他都可以建造标准规格的办公大楼啦；休伯特还有一个大型的手推车，车里装满了各种形状的石块儿，就像小朋友常玩的积木块儿一样，只不过它们是石质的，个头也大了许多。他可以用这些石块儿给电动火车建造大石桥，还可以建造石头房子，甚至还可以为他那1500个玩具士兵建造石头营房。休伯特还有一个玩具马戏团，在这个马戏团里，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关节可以自由活动的木制动物，还有许多小丑、走钢丝的人和那些表演“空中飞人”的艺术家。他还有一台小打字机，一张真正的书桌，一台小收音机，以及两辆汽车。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百多架玩具飞机，以及一百多辆玩具小汽车。他还有一辆玩具救火车，车上安装了真正的警报器，以及车灯、吊钩和消防梯。此外，他的许许多多的图书摆满了他房间里的两个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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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伯特喜欢自己所有的玩具。他还比较慷慨大方，会让别的小朋友跟他一起玩这些玩具。但是，他从来都不亲自收拾玩具。每一次，休伯特的妈妈为他整理床铺的时候，都不得不绕过电动火车和铁轨迈进迈出。她不得不把写字台上、床腿旁的马戏团的表演家们收拾起来。她还不得不把打开的胡乱扣在地板上的书都收到书架上去，还得一次又一次地收好他的小工程师装备。通常情况下，光是收拾休伯特的房间，就要用去他妈妈三到四个小时，而其余的家务活儿全加在一起，才仅仅占用了她一个小时左右。




妈妈也会打发休伯特上楼把玩具都收拾起来，可休伯特能够做的，就是把所有的玩具一股脑儿地推到床底下，再不就是将它们一股脑儿地堆进储藏室。当他妈妈早上来打扫他的房间时，还得重新收拾整理这些玩具。

普伦蒂斯太太实在有点儿厌烦帮休伯特收拾玩具了。

一个下雨的星期六，休伯特邀请他所有的小朋友到他楼上的房间一起玩耍。他们是迪基、查理（Charlie）、比利（Billy）、汤米（Tommy）和博比。他们把休伯特的所有玩具都拿出来玩啦，然后，就在晚餐之前，他们都回家吃饭去了，留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房间。休伯特的妈妈对此毫不知情，直到第二天早上她去给休伯特整理床铺时，才发现了这一切。于是，她就靠在休伯特房间的门口看着，电动火车的轨道在床下五进五出，随后穿过写字台、椅子下面，围着书桌绕了一圈，最终通进了储藏室。铁轨的沿途，一溜儿排着用石块儿建造的一座座大桥和楼房，用小工程师装备建造的整座整座的城市。床上床下、写字台上堆满了马戏团的帐篷、各种动物、多个小丑、多名走钢丝的人，以及许多空中飞人表演者。地板上凌乱地堆放着许多图书、小汽车、飞机，还堆着绘画用具、化学实验设备、木板烙画装备、蜡笔、涂色画书，还有那台小打字机、玩具印刷设备，以及无数的泰迪熊和皮球，抛接子游戏与儿童双骰游戏的设备及用子儿，智力拼图的零散碎块儿，还有士兵、士兵——无以计数的士兵。

休伯特妈妈的脑门儿渗出了密密的一层汗珠，她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昏倒了，因此她关上了房门，一步一挨地走下楼去。

她先吃了两片阿斯匹林，然后给她的朋友，巴格斯（Bags）太太打电话。休伯特的妈妈拿起听筒说：“你好，巴格斯太太，我是休伯特的妈妈，我对休伯特实在太失望了！他有那么多好玩儿的玩具——你是知道的，他爷爷每个圣诞节都送给他很多玩具做礼物——可他根本不收拾这些玩具。他只是把它们丢得满房间都是，我每天早上都不得不给他收拾这些玩具。”

巴格斯太太说：“噢，我也为你感到遗憾，普伦蒂斯太太，但是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因为你瞧，我认为已经是为时太晚了。”

“太晚了？现在才刚刚九点半啊。”休伯特的妈妈大惑不解地问。

“呃，我的意思是说，相对于孩子一生来说是太晚了，”巴格斯太太说，“因为你瞧，欧米特鲁德（Ermintrude）刚六个月大时，我们就开始教她收拾玩具啦。‘每个东西都有其位置，每个东西都放在该放的位置。’我们总是这样告诫欧米特鲁德。现如今，她甚至变得过于爱整洁了，要是她看见地板上有粒面包渣儿，都可能会变得歇斯底里的。”

“是吗，那我真希望她永远也不要看到休伯特的房间，”普伦蒂斯太太语气干涩地说，“否则她会大发脾气的。”说完，她就挂上了电话。

随后，她又给莫海德（Moohead）夫人打电话。“上午好，莫海德太太，”她说，“你家的格雷戈里（Gregory）会收拾好自己的玩具吗？”

“哦，不，他不会，”莫海德太太说，“不过你是知道的，格雷戈里体质太弱了，我觉得他就是稍微玩一下玩具，也会累得不行。因此我监督着，让所有跟他一起玩儿的小朋友把玩具都收拾好了再回家。”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休伯特的妈妈说，“但我现在想训练休伯特，而不是让他的玩伴儿来收拾玩具。”

“哎，当然啦，休伯特的身体非常强壮，非常健康，但格雷戈里要更加聪明一些。”莫海德太太说道。

“他真的聪明吗？”普伦蒂斯太太反问道。因为她非常讨厌别人暗示她的儿子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all brawn and no brain）。

“噢，天哪，”莫海德太太立刻尖声叫道，“我想格雷戈里正在发高烧呢，我得去看护他了。”说着她就挂断了电话。

接着，普伦蒂斯太太给格拉普勒（Grapple）太太打去电话。“你好，玛吉（Marge），”她说道，“你家苏珊还好吗？”

格拉普勒太太回答说：“早餐过后，我已经打了她七次屁股了，我又听到打碎东西的声响，所以我想她已经为下一次打屁股做好准备啦。你家休伯特怎么样？”

“我打电话就是为了那孩子，”普伦蒂斯太太说，“你能帮我出个什么主意，让休伯特愿意收拾玩具吗？他的房间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家刚刚经历了地震的玩具店。”

“那你为什么不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呢？我听说她简直是棒极了。城镇里所有的孩子都崇拜她，对于孩子的每个问题，她都有治疗的方法。我还想一打完苏珊就给她打电话呐。”

休伯特的妈妈兴奋地说：“太感谢你啦，玛吉，这正好就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没想到‘小猪摇摆’夫人，但是，我知道她一定有办法帮我的。”

就这样，她给“小猪摇摆”夫人打了电话。她说：“‘小猪摇摆’夫人，我本不愿意打扰你，可你总是知道该如何管教小孩子，坦白来说，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休伯特自己收拾玩具。”

“小猪摇摆”夫人说：“休伯特——就是拥有他爷爷送的所有神奇玩具的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儿，是不是？”

普伦蒂斯太太回答说：“没错，正是，但我不知道你也认得他。”

“哎呀，我当然认得啦，”“小猪摇摆”夫人应声说，“休伯特和我是好朋友。实际上，他用装过橘子的板条箱与盛过西红柿的空罐头盒，在我家后院搭建了一辆汽车呢。休伯特可真是个能工巧匠啊。”

此时，休伯特的妈妈想到了那两辆他爷爷送的有着橡胶轮胎、真正的喇叭、大得足可以坐进两个小男孩儿的皮座椅，由一个开关控制车灯的汽车。同时她还想，不知道休伯特到底为什么还要用盛橘子的旧板条箱和旧西红柿罐头盒搭个什么汽车呢！不过，她还是说：“那么，休伯特和迪基每天下午就是去你那里喽。我真希望他在你那儿能够规矩点儿。”

“嗬，他规矩得很，”“小猪摇摆”夫人说，“我们都非常喜欢休伯特。不过，说到他的玩具问题，让我好好想想。”电话那头的“小猪摇摆”夫人停了一会儿，然后她接着说：“我认为，你用得上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那老掉牙的不爱收拾玩具的疗法。从现在开始，你就别再收拾休伯特的任何玩具，也别再为他整理床铺了，事实上，你也不要走进他的房间。当他的房间乱到他自己都无法出来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好了。”“小猪摇摆”夫人说过再见后，便挂上了电话。

现在再看休伯特的妈妈，她显得非常宽慰，高高兴兴地去做自己的家务了。她还为晚餐烤制了一个巧克力蛋糕。当休伯特带着十个小男孩儿回来，噔噔噔地爬上楼，到休伯特的房间一起玩耍时，他妈妈一句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早上，休伯特下来吃早餐时，他妈妈注意到，他的头上粘了一小块儿水粉画颜料，他衬衫的一个肩部染上了打印用的紫墨水。不过，他妈妈什么也没说，吃过早餐，她轻快地走上楼梯，迅速关上了休伯特房间的门。

第三天早上，休伯特的妈妈费了一点儿周折，才关好休伯特的房门。她还注意到，休伯特的两只眼睛都有黑眼圈儿，似乎是没有睡好。

第四天早上，休伯特下楼的时间晚的有点儿异常。而且，在他打开自己的房门之前，他妈妈听到“哗啦”一声巨响，还听到咯吱咯吱摩擦地板的声音，似乎他正在挪动什么家具。他的毛线衫上挂了几颗小工程师装备的螺钉，头发上还粘着两个小调色盖儿。他显得困倦极了，几乎都睁不开眼睛，脸颊上还有一块红色的印迹。他妈妈凑近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石头块儿的形状——他肯定是枕着一个石块儿建造的大桥睡着了。

休伯特的妈妈停止为他收拾玩具后的第七天，他根本就没有下楼来吃早餐。大约十一点钟的光景，他妈妈开始担心起来，随即就给“小猪摇摆”夫人打了电话。

她说：“上午好，‘小猪摇摆’夫人。今天是实施老式的不爱收拾玩具疗法的第七天啦。我很担心，因为休伯特整个上午都没有下楼来。”

“小猪摇摆”夫人说：“让我算一下！第七天——一般需要十天——不过休伯特的玩具实在太多了，他自然就会快一些。”

“什么快一些？”休伯特的妈妈焦急地询问。

“他被困在房间里所需的时间要快一些，” “小猪摇摆”夫人回答说，“要知道，休伯特没有下楼的原因，是他出不了房间啦。你最近有没有注意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吗？”

“对啦，”休伯特的妈妈说，“他看上去总像没睡好似的。还有，第四天的时候，他的脸颊上有块儿红印儿，就是他的一个石块儿的形状。”

“唔——”“小猪摇摆”夫人回应着，“他可能没法到床上去睡觉啦，只好拿他的石块儿当枕头了。”

“可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休伯特的妈妈问，“我怎么让他吃饭呀？”

“等他嚷着跟你要吃的时候，你就让他打开窗户，然后你把一片涂了花生酱但比较干的面包，叉在一个花园用的耙子的齿儿上递给他吧。他要喝水的话，就得用水龙头软管儿，把水管儿固定在耙子的齿儿上，举上去让他够着喝。”

休伯特的妈妈刚刚挂上电话，就听到休伯特的房间里传来一声沉闷的叫喊。她连忙上楼把耳朵贴在门上细听。只听到休伯特正在喊：“妈妈，我饿啦！”

他妈妈大声说：“你设法走到窗台边，打开窗户，我会用耙子送些东西给你吃的。”

普伦蒂斯太太切下一片放的时间较长的面包，涂上一些花生酱，然后拿着它绕到房子侧面。不一会儿，休伯特房间的窗户向上推开了约一英尺，从里面伸出了一只手，紧接着伸出了整个手臂。他的妈妈把那片面包叉在耙子的一个齿尖儿上，然后把耙子头伸到窗口那里。上面的那只手摸索了半天，终于摸到了面包，随后猛地一拉，把那片面包拿走了。窗户“砰”的一声，又关上了。

当天晚上，休伯特的爸爸回家以后，休伯特的妈妈把“小猪摇摆”夫人治疗的所有事情都讲给他爸爸听了。休伯特的爸爸说：“‘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听起来还不错，但如果休伯特的爷爷不送给他那么多玩具的话，现在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嘛。我小时候，只要一小段儿绳子，一个木棍儿，我就会玩得不亦乐乎。唉，我……”

普伦蒂斯太太说：“别再重提你那绳子和棍子的老话啦，约翰（John）。不管怎么说，休伯特毕竟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玩具，再说，时代也不同了嘛。”

普伦蒂斯先生用手里的晚报挡住了脸，问道：“什么味儿这么好闻？我猜，是土豆洋葱煮肉吧？”

“是的，亲爱的，”休伯特的妈妈回答。同时为如何用耙子把土豆洋葱煮肉递给休伯特而大伤脑筋。最终，她在一个齿尖儿上叉了一块土豆，第二个齿尖儿上叉了一块胡萝卜，第三个齿尖儿上叉了一片洋葱，剩下的三个齿尖儿上各叉上了一块肉。这一回，窗口只打开了三英寸，不过，伸出来的那只手还是抓到了食物。晚餐过后，休伯特的爸爸把水龙头软管儿固定在靶子上，然后伸到窗户旁边，这时候，休伯特把嘴放在窗口，大张着，努力想要喝到水。他的努力并不很成功，不过他总算还是喝到了几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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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伦蒂斯太太感到很担心。第二天早上，她敲了敲休伯特的房门问道：“休伯特，你在里面干什么呢？”




休伯特回答说：“我用写字台的抽屉给小熊做了个围栏，我的床成了熊妈妈的房子，我的火车正在床下跑第13圈儿呐。”

“休伯特，难道你不想试着早点儿出来吗？”他妈妈问道。

休伯特回答：“我不想出去，我喜欢待在这儿。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摆出来啦，我想玩儿多久就玩儿多久。这可真有趣儿。”

随后，他妈妈下楼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不过“小猪摇摆”夫人说：“哈，他一定想出来的，我们等着瞧吧。”

那天下午，大概两点多钟，大街上传来了音乐和孩子们欢呼和喧闹的声音。过了不一会儿，“小猪摇摆”夫人带着所有的孩子，列队经过了休伯特家的房子，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马戏团的游行队伍。休伯特设法用一只脚踩进写字台的抽屉，另一只踩着他的火车货运车厢，撑着身子趴上窗台向外张望。他使劲儿地向“小猪摇摆”夫人挥着手，“小猪摇摆”夫人也冲着他喊道：“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我们要环游整座城市，然后一起去看马戏表演。”

休伯特马上转过身来，打算走到门口，冲下楼，加入到那个欢快的游行队伍之中。但是此时，他一只脚踩着的货运车厢迅速地滑向床底下，另一只脚又将抽屉踏翻了，那抽屉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小腿上。休伯特开始哭喊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想努力踢出一条通往房门的路。但是，他踢过的每样物品似乎都回敬了他——他踢向一座大楼，可掉落的一大块石头砸了他的脚尖儿；他踢向用小工程师装置建成的办公大楼，大楼倒塌时，正好敲到了他的后脑壳儿；他踢开一本书，那书砸倒了一个台灯，台灯把床柱上的一个笨重的木头大象撞得掉了下来，落在休伯特的肩膀上。他能够听到外面马戏团游行的音乐变得越来越微弱，因此他的哭喊声也越来越大。

就在这时，他听到轻轻敲击窗户的声音。他爬到窗口，伸出了手。原来用耙子递上来的，是一张小纸条。他拿到纸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你能够逃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将所有东西收归原位。如果你能快点儿收拾好的话，我们会等着你的。

                                                            你的朋友



“小猪摇摆”夫人






休伯特从找到装小工程师装置的盒子入手，开始收拾玩具。他拆卸了办公大楼，把每一块建筑材料都放回原位。接着，他收好了那些石块儿，然后是铁轨、马戏团、众多士兵、绘画用具、化学实验设备、印刷机、图书、消防车、汽车。他还自己跟自己做起了游戏，假装正在跟某个人比赛，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最多的玩具部件。

他不得不掀起床上的铺盖，抖上一抖，因为他得找到所有的士兵和所有的马戏团成员。然后他想，反正铺盖已经掀起来啦，那么他最好也顺手就铺个床吧。可当他把床整个铺完后，才发现床面上坑坑包包，不甚平整，想必是里面留下了几架飞机吧。他又把床铺掀开，把它们全部都抖了出来。于是他又铺了一次床，这一次啊，床面既干净又平整。对此，休伯特感到非常自豪。

当从书桌底下找到小工程师装备的最后一块部件的时候，他又听到了音乐声。他赶紧把那个部件放进盒子，把盒子收进储藏室，然后迅速冲下楼梯，跑出了前门。

队伍走过来啦，有“小猪摇摆”夫人，有全部的孩子们，还有整个马戏团！休伯特跑过去加入了游行队伍，没有人提到休伯特头发上粘的小橘红色调色盖儿，也没有人提到他脸颊上紫墨水打印的字母“XYPGUN”。

他们一行人沿着大街向前行进。扛着大旗，喊得最响亮的那个男孩，当然就是休伯特了。


 




第三章  『顶嘴匠』的疗法


下午三点钟，奥图尔（O’Toole）太太在厨房的饭桌上摆了一个涂满花生酱的三明治，一玻璃杯好喝的冰镇牛奶。她是为她的小女儿准备的，这个时间小姑娘该放学啦。不一会儿，前门“砰”地一声关上，蹦蹦跳跳地走进来了玛丽，她那两只红色的小辫子像小马尾巴似地摇摆着。她妈妈问道：“今天在学校里怎么样啊，小宝贝儿？”

玛丽一边喝了一大口牛奶，咬了一大口三明治，一边说：“噢，今天下午，格拉布特里（Grabtree）小姐说：‘玛丽·奥图尔（Mary O’Toole），你课间休息时留在教室里，把颜料盒收拾好。’而我则回答……”——玛丽又喝了一大口牛奶——“‘你是这里的老师，格拉布特里小姐，为什么你不把颜料盒收起来，好让我出去玩儿呢？’教室里的每个人都笑了起来，不过那个刻薄的格拉布特里老小姐没有笑，她把我关进了寄存室。”


玛丽又咬了一大口三明治，然后抬起头来，充满期待地看着妈妈，看她是否欣赏自己当时的聪明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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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的妈妈却说：“玛丽，你做了一件非常粗鲁无礼的事儿，我为你感到羞愧。吃完三明治喝过牛奶之后，你最好回到自己的房间，等吃晚餐时再出来。这段时间你可以集中精力好好想一想，你对待令人尊敬的格拉布特里小姐的态度有多么粗鲁。”

玛丽的嘴角撇着，漂亮的褐色眼睛斜睨着白眼儿，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说完仍保持着撇着嘴，一眼一眼快速瞪人的不合作态度。

奥图尔太太惊得目瞪口呆。从前，她的小玛丽从没有过如此可怕的举止。不过，她仍旧平静地说：“你必须听，因为是我让你做的。马上，快点！”

玛丽缓慢地走出了厨房，摇摆着她的裙子和她那两只小辫子。光瞧她的背影，都能看出一副蛮横无礼的样子。当她缓步走到楼梯顶端，回头冲着下面的妈妈大叫：“我会上楼，是因为我想上楼，不是因为你告诉我上楼，我才上楼的！”说完，就冲进房间，“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那天晚餐的时候，玛丽的表现还算相当正常。但是，晚餐过后，她的爸爸说：“小家伙（Weeun），快把碗和盘子端下去，你妈妈累了。”再看他那亲爱的小东西，非但没有跳起身照着他的话去做，反而撇着嘴角，直到她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表情伤心的“杰克南瓜灯”，然后才斜楞着白眼儿说：“我会去做，是因为我想去做，不是因为你告诉我做，我才去做的。不管怎么说，你也坐在这里吃饭啦，你为什么不清理餐桌呢？”说完又一眼一眼快速地瞪着。

瞧她爸爸当时的那个架势，好像都要冲过去打她的屁股了。但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晚间新闻就要开始了，所以他并没有打她，而是走进了书房，打开收音机，点燃了他的烟斗。

玛丽后来的确清理餐桌了，她还把洗过的碗擦干了。但是，整个干活儿过程中，她一直白愣着眼睛，嘴里还一直不停地嘟嘟嚷嚷。

第二天早上，她的妈妈说：“玛丽，请吃得快一点儿，小朋友们都等着你一起上学呢，你这样会让他们都迟到的。”

玛丽马上拉下嘴角，开始瞪人。她说：“我才是那个吃饭的人，女士！”玛丽的妈妈叹了口气说：“要是你现在知道，你那么说话的样子有多讨厌就好了，你肯定会马上停下来。”

玛丽又咕咕哝哝地说了几句废话，然后才抓起运动衫，摔上前门走了出去。

奥图尔太太拿起电话，打给她的朋友拉格巴格（Ragbag）太太。奥图尔太太说：“你好，拉格巴格太太，你最近注意到你家卡莉奥佩（Calliope）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

拉格巴格太太回答说：“嗯，没有啊，我想我没注意到，奥图尔太太。看上去，她在学校里用功学习，吃得好，睡得也好。难道你注意到她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了吗？”

奥图尔太太说：“不，我担心的不是卡莉奥佩，而是玛丽。昨天下午她放学回家的时候，看起来不错，非常正常，但是她告诉我，她在学校里曾对老师放肆无礼。当然，我惩罚了她，实际上，我让她回自己的房间待到吃晚餐的时候才准出来，但当时她对我很没礼貌。她对她的爸爸也非常粗鲁。我还以为，或许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呢。她耷拉下嘴角，斜楞着白眼儿，还瞪人，那样子瞧着既难看又令人讨厌。”

拉格巴格太太应声说：“啊，我也感到遗憾，奥图尔太太，因为玛丽一直以来都是个非常乖的小姑娘。我也不知道该给你什么样的建议。你为什么不给凯斯托普（Keystop）太太打个电话呢，你也知道，她家的小丘奇（Chuckie）可是问题不断的。她可能会有办法。”

奥图尔太太只好说：“非常感谢，拉格巴格太太，我这就给凯斯托普太太打电话。”

于是，她拨了凯斯托普太太家的电话，但是凯斯托普太太不在家，她家的女佣，诺拉(Norah)接的电话。诺拉说：“是的，凯斯托普太太不在家，奥图尔太太，不过，你家那个可爱——爱的小玛丽——丽——丽好吗，就是那个梳了两条漂亮小辫儿的小姑娘吧？”

奥图尔太太说：“对啦，诺拉，我就是为了她才打这个电话的。玛丽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粗鲁无礼，她顶嘴，同时撇着嘴斜楞着白眼，还瞪人。打昨天开始，她就这样啦，为此我非常难过。我给凯斯托普太太打电话，就是想问问小丘奇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诺拉回答说：“当然有啊，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她在小丘奇身上没有碰到过的。他太粗鲁了，甚至还跟他自己顶嘴较劲呢。不过，我认为你最好给‘小猪摇摆’夫人打个电话。那个小个子女人对有关孩子们的事情，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还要多得多。她还曾教休伯特·普伦蒂斯收拾玩具。噢，现在，那个被惯坏了的小丘奇又开始捣蛋啦。”

奥图尔太太说：“哎呀，太感谢你啦，诺拉。我原本第一个就该想到‘小猪摇摆’夫人的，我马上就给她打电话。”

于是，奥图尔太太给“小猪摇摆”夫人打去电话，她说：“嗨，‘小猪摇摆’夫人，我太为我的小女儿玛丽感到担心了。”

“小猪摇摆”夫人应声说：“我认得玛丽，她长着一头漂亮的红头发，一双好看的褐色眼睛。”

奥图尔太太接茬说：“是呀，她仍旧长着她的红头发，不过，她的眼睛现在看着就不再好看了。她会把眼睛斜楞上去，撇着嘴，然后瞪人。”

“小猪摇摆”夫人问道：“那么，她还会顶嘴，还会对人无礼，是不是？”

奥图尔太太连忙回答说：“没错，她就是那样。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真希望她没有对你粗鲁无礼吧。”

“小猪摇摆”夫人赶忙说：“噢，没有，玛丽对我总是很客气，但是，我能根据你说的她的样子，诊断出顶嘴匠的症状。她打什么时候起开始粗鲁无礼的呢？”

“昨天下午放学之后。她在学校时，就曾对亲爱的格拉布特里小姐，也就是她的老师，做出了很粗鲁的事儿，而当我为此让她回自己的房间反思时，她做出了那种可怕的嘴脸说：‘我会上楼，是因为我想上楼，不是因为你让我上楼，我才上楼的！’‘小猪摇摆’夫人，她还甩着小辫子走路，甚至连她的背影看上去都一样蛮横无礼。”

“小猪摇摆”夫人安慰她说：“别那么着急，奥图尔太太。我认识的最可爱的那些小孩儿，原来也曾经是顶嘴匠。所幸玛丽才刚刚开始顶嘴，因此她马上就会被治好的。你午餐后来我家一趟，我把鹦鹉佩内洛普（Penelope）交给你保管一段时间。现在，佩内洛普还在加里森（Garrison）太太那里，她用了它将近一个月啦，她的小加里（Garry）现在也该治好了。嘿，奥图尔太太，请别着急。佩内洛普曾经治好过最顽固的顶嘴匠患者。”

奥图尔太太放下了听筒，心情感觉好多了。刚一吃过午餐，她就赶往“小猪摇摆”夫人家去请佩内洛普。佩内洛普是个大型的、斗鸡眼儿的、绿色羽毛的鹦鹉，它也会飞快地眨巴眼睛。“小猪摇摆”夫人一边把鸟笼递给奥图尔太太，一边说：“对你来说幸运的是，佩内洛普只跟小朋友们说话。”

从“小猪摇摆”夫人的家返回的途中，佩内洛普两眼对得近近的，眨巴着眼睛，安静地待着。当奥图尔太太把它的笼子挂在厨房时，佩内洛普趴在笼子里，将头埋进了翅膀。但是，当玛丽放学回家后，佩内洛普马上就醒了，开始用它的嘴来打理羽毛。玛丽一看到佩内洛普，简直高兴极了。她叫嚷着说：“嗨，妈妈，我一直都想要个鹦鹉。你认为它会说话吗？”

奥图尔太太回答说：“自从我把它带回家，它连一句话还没说呢。不过，我听人家说，它只跟小孩儿说话。”

玛丽接着问：“妈妈，你从哪儿弄到它的？是给我的吗？你能把它放到我的房间，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她的妈妈说：“我是替我的一个朋友保管几天的，不过，当你在自己的房间里玩儿的时候，可以把它挂到你的窗户旁边。”

玛丽把牛奶和饼干拿到佩内洛普的笼子旁边，然而，接下来的事儿让她非常吃惊，因为这时佩内洛普眨巴着眼睛粗鲁地说：“给我咬一口，猪！”玛丽掰了一小块儿饼干，隔着笼子栅栏递给了它，佩内洛普一口叼过去，说了声：“多谢，猪！”

玛丽回头对她妈妈说：“它真的有点儿不太礼貌，对不对？”

她的妈妈回答说：“可能它过去都跟粗鲁的人待在一起。毕竟，它就是一只鸟儿，只会重复它听到的话。”

这时候，佩内洛普眨着眼睛说：“噢，是吗？噢，是吗？噢，是吗？”奥图尔太太听了有些吃惊，但玛丽大笑着说：“我能带小朋友来家里看它吗？妈妈，可以吗？”

还没等奥图尔太太回答，佩内洛普开始上蹿下跳，眨巴着眼睛尖叫道：“嘿，这里你说了就算吗？你是这里的老板吗？你是这里的老板吗？你是这里的老板吗？” 

玛丽的妈妈说：“我是这里的老板，佩内洛普，如果你不表现得礼貌一点儿，我就拿一块布罩住你的笼子。”

佩内洛普眨巴着眼睛嘀咕着。

玛丽兴奋地上蹿下跳，“那会怎么样？妈妈，你把笼子罩住，佩内洛普会怎样呢？”

奥图尔太太回答说：“如果在它的笼子上罩上一块布，它就会认为是夜里了，就会睡觉的。”

佩内洛普粗声厉吼道：“我会睡觉，是因为我想睡觉，不是因为你让我睡觉，我才睡觉的！”

对此，玛丽真的是惊讶极了，因为她原本以为是自己编造了这句才华横溢的妙语呢。她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她妈妈，就迅速套上运动衫，出去找小伙伴儿了。

过了没多久，她带着五个小朋友回来了，他们几个整个下午都围着佩内洛普的笼子站着，一起笑话它那些粗俗的言论。

这情形让奥图尔太太感到很担心，如果玛丽认为佩内洛普说话非常有趣儿，那么她有可能会模仿那只鸟儿。这么一来，玛丽就可能比之前还要粗鲁无礼。为此，她给“小猪摇摆”夫人打去电话，她压低声音，以防厨房里的小朋友们听到她说的话：“‘小猪摇摆’夫人，我现在更加担心了，因为，尽管佩内洛普对小家伙们非常粗鲁，可他们却毫不在意。玛丽甚至还认为那只鸟十分有趣儿，它一开口说话她就笑个不停。”

“小猪摇摆”夫人安慰她说：“别忘了，奥图尔太太，这仅仅是佩内洛普与玛丽相处的第一天。只要玛丽愿意，就让佩内洛普尽可能多跟她相处。当玛丽吃早餐和午餐的时候，你就把佩内洛普的笼子挂在厨房的角落里，吃晚餐的时候，你就把它的笼子挂在饭厅里；当玛丽回到自己的卧室去玩儿时，你就把它的笼子挂在玛丽的卧室里，随后，就让佩内洛普在玛丽的卧室里过夜。我敢保证，你一点儿也不用担心，因为佩内洛普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奥图尔太太说：“好吧，‘小猪摇摆’夫人，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做了。再见！”

吃晚餐的时候，奥图尔太太对玛丽说：“玛丽，亲爱的小宝贝儿，让你的小伙伴们都回家吧，我们该来布置餐桌啦。”玛丽转过身来，看着妈妈，撇着嘴，斜楞着白眼儿，还一眼一眼瞪着妈妈，但还没等她开口说话，佩内洛普就叫喊起来：“嘿，谁才是这里的老板？谁才是这里的老板？谁才是这里的老板？这里谁说了算？你倒是说说啊？”

玛丽的妈妈以最快的速度用布把它的笼子罩住了，然后礼貌地要求小朋友们离开，又打发玛丽去布置餐桌了。

当奥图尔先生下班回家以后，奥图尔太太将罩住笼子的布拿开，先让奥图尔先生看了看佩内洛普，随后把它的笼子挂在饭厅的窗子旁边。晚餐过后，玛丽的爸爸说：“快动起来啦，莫莉·奥图尔小姐，把碗儿盘儿都收拾到厨房里面去。”

玛丽拉下嘴角，斜楞着白眼儿，一眼一眼地瞪着她爸爸，但是佩内洛普说话啦：“你当我是什么，是仆人吗？干活儿！干活儿！干活儿！当我是什么啦，是仆人吗？嘿，这里谁说了算？谁才是这里的老板？”

玛丽的爸爸笑得太厉害啦，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可是，玛丽却向佩内洛普吐着舌头。再看看佩内洛普，一边转圈儿跳着脚儿，一边嚷嚷着：“只有毒蛇才吐信子（舌头）呢！只有毒蛇才吐信子呢！”

玛丽以最快的速度缩回舌头，把嘴唇闭得紧紧的。天哪，她想，佩内洛普真是太可怕啦！

奥图尔太太把佩内洛普的笼子挂在玛丽的房间里，佩内洛普粗着嗓门叫喊着，制造了大量的噪音，最终，玛丽不得不说：“嗨，你住嘴！”而佩内洛普眨巴着眼睛说：“我会住嘴，是因为我想住嘴，不是因为你叫我住嘴，我才住嘴的。”

玛丽急忙跳上床，关了灯。

第二天早上，玛丽起床的动作非常慢，她的一只袜子不见了，她也没能系好衣服的扣子。最终，她的妈妈喊道：“玛丽，你快一点儿，小宝贝儿，早餐已经准备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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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马上撇着嘴，斜楞着白眼儿，说道：“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你自己快点儿吧！”




佩内洛普正在用嘴梳理羽毛，但当它听到玛丽说的话，马上就竖起脖子喊道：“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你自己快点儿吧，慢猪！你自己快点儿吧，慢猪！快点儿，慢猪！快点儿，慢猪！快点儿，慢猪！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

玛丽蛮横地说：“行啦，你住嘴，佩内洛普！”

佩内洛普却说：“我会住嘴，是因为我想住嘴，不是因为你叫我住嘴，我才住嘴的！哈，谁才是这里的老板？噢，耶？噢，耶？噢，耶？”

玛丽赶紧跑下楼，坐下来吃早餐，留下佩内洛普自己在卧室里大喊大叫。然而，奥图尔太太却上楼把佩内洛普的笼子给提溜下来，挂在厨房的窗户旁边。

当小朋友们喊玛丽去上学时，奥图尔太太说：“快点儿，小宝贝儿，要不然你会让小朋友们都迟到的。”玛丽立马拉下嘴角，斜楞着白眼儿，瞪着妈妈，但还没等她说出一个字，佩内洛普扯起大嗓门嚎叫着：“我才是那个吃早餐的人，女士！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一大早尽听你喊这个啦！你自己快点儿吧，慢猪！”

玛丽羞愧得都不敢看她妈妈了。因此，她都没能给妈妈一个再见的亲吻，就冲出了家门。佩内洛普还是不依不饶地在后面大喊呢：“快点儿，慢猪，上课铃都响啦！”

那天下午，当玛丽放学回到家，她一边亲吻着妈妈，一边说：“妈妈，我今天给格拉布特里小姐道歉了，而且她还说，让我下周担任手工课的课代表呢。”

佩内洛普马上吵吵嚷嚷道：“是谁说的？是谁说的？是谁说的？谁才是老板？谁才是老板？”

玛丽转过身对佩内洛普说：“你真是一只非常粗鲁的鸟儿。你如果不马上住嘴，我就拿一块布罩住你的笼子。”

佩内洛普眨巴着眼睛说：“住嘴，住嘴，住嘴！我尽听你说住嘴啦！我会住嘴，是因为我想住嘴，不是因为你叫我住嘴，我才住嘴的！我会住嘴，是因为我想住嘴，不是因为你叫我住嘴，我才住嘴！谁才是这里的老板？你倒是说呀！”

玛丽的妈妈说：“我才是这里的老板，我想，是你该回家的时候啦，佩内洛普。玛丽，你愿意帮妈妈把佩内洛普还给‘小猪摇摆’夫人吗？”

玛丽回答说：“哦，我当然愿意啦。还完之后，我能留在她家里玩儿吗？”

奥图尔太太说：“我想你最好回家做些练习，别忘了你明天还有音乐课呢。”

玛丽开始拉下嘴角，斜楞着白眼儿，刚瞪了一眼。突然，她看到了佩内洛普，于是，她又把嘴角翘了上来，睁开漂亮的眼睛笑着说：“好吧，妈妈。我一把粗鲁无礼的佩内洛普还给‘小猪摇摆’夫人，就马上回家。”









第四章  『自私自利』的疗法


迪克·汤普森（Dick Thompson）可真是一个帅小伙儿，他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好，在餐桌旁也举止优雅得体，但是，人们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说：“可怜啊，汤普森太太真是可怜。她有一个大麻烦。她该拿那个孩子怎么办呢？”

我猜，如果有人提到你的名字时，会这样说，你的感觉肯定糟糕透了。但是，迪克却不这么认为。要知道，迪克·汤普森是个既自私自利又贪婪的小男孩儿，他才不在乎别人是怎么说的呢，他一心只想做个自私自利、贪婪的孩子。

每当有小朋友到他家里玩儿时，迪克就会说：“不要动那个，那是我的！你不能玩那个，那是我的！你放下我的球，你脱掉我的轮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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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都有这样的事儿发生——至少每当这样的时候，迪克的妈妈都能听到他说：“那是我的！”——每次她也会打发迪克回到自己的房间，好好想想自己有多么自私自利。迪克呢，也会立马上楼，因为他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但是，他回房间可不是想他的自私自利有多糟糕，而是坐在床边，摆着腿想：“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别人休想动我的任何东西！”




嗬！他还真的是个大问题。

有一天，迪克的妈妈买了一大盒胡椒薄荷口味的棒棒糖。她把迪克叫进屋子，对他说：“你看，宝贝儿，我给你买了一大盒胡椒薄荷口味的棒棒糖，不过，我想让你与你的朋友们分享这些糖。盒子里总共有50支棒棒糖，我想让你给附近的所有孩子都分一些，别忘记那些年纪更小的孩子，迪克，你也可以给布里（Burry）老太太送去一两支，因为她非常喜欢胡椒薄荷的味道。”

迪克说：“谢谢你，妈妈，为了这么好的糖果谢谢你。”随后他拿着那盒糖出去，把糖放在他的自行车的前车筐里，他允许附近的小孩们看着他的胡椒薄荷口味的棒棒糖，但却警告他们：“这是我的棒棒糖，如果有谁胆敢动上一下，我就用我的棒球棒揍他！”

附近的孩子们都认识迪克好长时间了，他们都知道他一定会说到做到的，但是，当他们瞧着棒棒糖时，他们真希望，真希望自己能拥有这种棒棒糖，哪怕是一支也行啊。此时，迪克的妈妈正在窗口向外张望呢，她看到所有的小孩们都聚集起来，围着迪克和那盒放在他前车筐里的棒棒糖，她心里寻思着：“瞧我那可爱的小迪克，他正给所有的小朋友分糖果呢。我就知道，他一定能学着慷慨大方起来的。”于是，她用手轻轻敲着窗户，当迪克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还朝他微笑着挥手呢。

迪克也朝着妈妈笑着挥了挥手，可不幸的是，就在这时，玛丽·奥图尔壮起胆伸出手抓起了一根棒棒糖，只听得“啪”的一声，迪克用棒球棒打了她的手。就在这一瞬间，迪克的妈妈终于看明白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转身飞快跑出了前门，牢牢地抓住迪克的胳膊，把他拉到楼上，用力把他推进他自己的房间，“砰”地一声关上了他的房门。紧接着，她又下楼走出前门，拿着那盒棒棒糖，告诉玛丽·奥图尔把糖分发给所有的小朋友，就连那些年纪更小一些的孩子，也要分给他们几支，还要拿一两支给布里老太太送去，因为她很喜欢吃胡椒薄荷口味的东西。

除去迪克，这里总共有15个小孩儿，一共有50支棒棒糖，因此每个孩子分到了三支棒棒糖，而布里老太太得到了五支。

从卧室的窗户望下去，迪克可以看到玛丽给孩子们分发糖果的全过程，他简直气愤到了极点。

终于，所有的棒棒糖都分完了，汤普森太太也回了屋，接着，她给迪克的爸爸打电话：“赫伯特（Herbert），我知道你现在很忙，我也知道你不愿让我往你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我简直太为迪克担心了。”

迪克的爸爸说：“出什么事儿啦？是迪克病了吗？”

迪克的妈妈回答说：“不是，不过我还真希望他病了，那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

汤普森先生说：“亲爱的，我现在很忙，所以你或许能等我下班回家后再说吧。”

汤普森太太说：“赫伯特，我一分钟都不能等了。”接着，她把分糖果和迪克用棒球棒打人的事儿，全都告诉了汤普森先生。

听完，汤普森先生说：“你为什么不狠狠地揍他一顿呢？你就说，我要给你一些东西，只给你一个人，哈哈！”

“喂，赫伯特，这并不是一件好笑的事儿，而且我也认为打孩子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向谁求助呢？”说到这里，汤普森太太开始哭了起来。她之所以哭，一部分原因是她对迪克的自私自利感到十分羞耻，还有部分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哭就能够让迪克的爸爸马上有所行动。

果然，迪克的爸爸说：“别哭，别哭，亲爱的，眼泪帮不了你。让我想一想——要不我跳上一辆出租车，赶回去痛打迪克一顿？”

迪克妈妈的哭声更响了。

这时，迪克的爸爸才说：“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啦。给那个‘摇摆小猪’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的夫人打电话。你是知道的，就是治好休伯特·普伦蒂斯的那个人。”

“你是说‘小猪摇摆’夫人吗？哎呀，赫伯特，你可真太了不起啦！我就知道你会想到办法的。我马上就给她打电话。”汤普森太太擤了一把鼻涕，顿时高兴了起来。

妈妈们只要一想起“小猪摇摆”夫人，就会高兴起来，因为“小猪摇摆”夫人太了解孩子了。说到底，她邀请过差不多有上千个小男孩儿、小女孩儿去她家，一起拉太妃糖、玩跳棋、烤饼干、喝红茶牛奶，还挖掘那个海盗埋在她家后院的金子，这样一来，“小猪摇摆”夫人就有大把的机会来了解那些孩子身上的毛病了，与此同时，她也就想出了相应的疗法。她显然正是解决迪克问题的最佳人选了。于是，汤普森太太给她打去电话：“你好，‘小猪摇摆’夫人，我是汤普森太太，迪克的妈妈。”

“小猪摇摆”夫人回应说：“你好，汤普森太太，我早就期待着你打来电话啦。”

汤普森太太不解地问：“你期待着？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了解迪克，” “小猪摇摆”夫人说，“尽管他是个可爱的小男孩儿，也是前来拜访我的孩子中最懂礼貌的一个，他从来不会忘了说‘谢谢’呀，‘请’呀这些礼貌用语，可是他非常自私自利。”

“唉，我知道他自私自利，我知道他自私自利。”汤普森太太说着，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因为“小猪摇摆”夫人应该知道迪克有多自私自利，为此她感到羞愧极了。

“小猪摇摆”夫人说：“嗨，汤普森太太，你别难过。自私自利呀贪婪呀，就像麻疹、水痘这类疾病一样，是很容易治愈的。不过，我们现在得马上动手治疗，就算一天也不要再等了，因为迪克是个非常好的小男孩儿，我们想让每个人都像我们俩一样喜欢他。”

“真的，尽管他那么自私自利，你也喜欢他？”

“我当然喜欢他啦，” “小猪摇摆”夫人说道，“我爱所有的孩子。但是，每当我看到一个孩子患上了自私自利呀，或是顶嘴呀，或是不愿收拾玩具呀这类的毛病，而他们的父母又不愿意做点事情来治疗他们的时候，我就非常苦恼。”

“可是我很想治好迪克的，”迪克的妈妈说，“只要能治好迪克，让我做什么都行。”

“小猪摇摆”夫人说：“自私自利的疗法真的非常简单，但是，必须严格遵循治疗规则。你必须来我这里一趟，来拿我的自私自利工具箱，同时，我也把用法说明一并给你。”

“太感谢您啦，亲爱的‘小猪摇摆’夫人，”汤普森太太说，“我马上就去您家。”汤普森太太放下电话，套上一件夹克，就跑出了门，朝“小猪摇摆”夫人家的方向赶去。

当她赶到时，“小猪摇摆”夫人已经在前门廊里等她了。放在前门廊里“小猪摇摆”夫人身边的，是一个大号的绿色金属盒子，盒子的侧面用白色油漆喷着“自私自利工具箱”几个字。“小猪摇摆”夫人先请汤普森太太坐下，然后打开了工具箱。工具箱里大约有25把各种型号的挂锁，大号的有苹果那么大，而小个的仅仅跟一美分硬币一样大小。工具箱里也有螺钉和螺丝刀，还有一盒上面写着迪克名字的布标签，一盒空白的涂胶标签，一小罐白色的油漆，一小罐黑色的油漆，一把小小的油漆刷子和一个装饰蛋糕时常用的挤花袋——就是底部开了个小口的大袋子，当填进糖霜时，一挤压袋子，糖霜就像牙膏似的，从底部的小口挤了出来，还可以拼写出不同的字呢。

“小猪摇摆”夫人说：“汤普森太太，这些挂锁是为迪克的抽屉、壁橱、储藏室、玩具柜、自行车、卧室房门、床头柜和牙刷准备的。你一回到家里，就把这些锁头锁在迪克所有的东西上面，然后再把钥匙交给迪克。这样就是让他放心，只有他或者说他本人才能动他的东西。将写着迪克名字的布标签缝在迪克的所有衣服上面；将那些涂胶标签贴在他所有的书上面——也包括他的课本——笔记本、铅笔盒，也贴在他的尺子、蜡笔和画笔上。每贴一个标签，就用黑色油漆刷上大号的字：迪克的书——不准动！迪克的笔记本——不准动！就照这样，每个标签都刷上。”

“在迪克拥有的每个玩具上，不是用黑色油漆就是用白色油漆刷上：迪克的球——不准动！或是迪克的球棒——不准动！就照这样，把玩具的名字写在前面，后面写上不准动！”

那个挤花袋里，就填上纯白色的糖霜，用来给迪克的三明治，迪克的水果，迪克每顿饭的每道菜做标记。

“所有的工具和用法都在这里了。我期待着你一周之内就能把‘自私自利工具箱’还给我。”

汤普森太太说：“我也希望是这样，‘小猪摇摆’夫人。你确定工具箱真的会起作用吗？”

“工具箱已经治好几百个别的孩子啦，我瞧不出它有什么理由治不好迪克，我敢说，一周或一周之内，就能治好。”

汤普森太太对“小猪摇摆”夫人千恩万谢之后，拿着工具箱就回家了。一到家里，她马上脱掉夹克，开始往迪克的衣服上缝标签。迪克过来问她在干什么，她出示给迪克看，迪克看后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好家伙！那就是让所有人都看到，谁才是我衣服的主人了。”他洋洋自得地说。

汤普森太太没有吭声儿，只是继续把标签缝在他的每件衣服，包括他的短袜和他的手帕上。缝完后，她打开了工具箱，拿出最小的那把挂锁。她用这把最小的挂锁把迪克的牙刷锁在牙刷架上，“咔哒”一声，就锁好了，然后把钥匙递给了迪克，那把钥匙比一根大头针大不了多少。“你最好找个钥匙环儿来穿上你所有的钥匙，”她说，“你会有大约25把钥匙的。”

“好啊，那可太好啦！”迪克说，同时摆弄着他的微型钥匙想着：“那是我的牙刷。现在，除了我之外，没人能动它啦。”他简直高兴极了。

晚餐的时间到了，汤普森太太合上工具箱，把它提到楼下给汤普森先生看。她还把有关“小猪摇摆”夫人的所有事儿都讲给他听了。汤普森先生拍着她的后背安慰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并询问晚报放到哪里了。

吃完晚餐，他们两个一起上楼，想把其他的挂锁也都锁上。但他们吃惊地发现，迪克自己，已经拿着那些锁头锁住了他的写字台的每个抽屉、他的床头柜、他的玩具柜、他的储藏室的门和他的卧室的门。他还把标签贴在他的所有图书、所有笔记本、所有涂色书的封皮上，还贴到蜡笔盒、彩色的铅笔盒和集邮册上。每个标签上都用黑色油漆刷上：迪克的书——不准动！迪克的笔记本——不准动！迪克的蜡笔——不准动！迪克的铅笔盒——不准动！迪克的集邮册——不准动！他显得非常自豪，还问他爸爸，看他刷的字好不好看。

他爸爸回答说：“你应该能写得挺好，因为你现在有足够多的练字机会了。”随后，他略带嫌恶地环顾着房间里的各种标签，每样东西上都贴了标签——迪克的刷子——不准动！迪克的梳子——不准动！迪克的百叶窗——不准动！

他转过头来对迪克的妈妈说：“也许我们俩也应该贴上标签吧，迪克的妈妈——不准动！迪克的爸爸——不准动！我打赌，他一定会穿着贴着名字的内衣逐渐长大的。”

汤普森太太说：“噢，我可不希望那样，赫伯特。”

迪克说：“快过来，妈妈、爸爸，让我们把我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贴上标签。”

就这样，他们一直贴到八点半，他们给迪克的自行车、棒球、棒球棒、投球手套、接球手套、工具盒、轮滑鞋、午餐饭盒、雨鞋、雨衣、猎装、军装、枪和手推车都贴上了标签。他们甚至还在罗弗（Rover）的项圈上刷上：迪克的狗狗——不准动！

等他们都贴完时，也该到迪克上床睡觉的时间了。迪克吻过妈妈，跟爸爸说了晚安，高高兴兴地上楼去了，他腰带上别挂的那串钥匙还叮铃叮铃地响着。

汤普森先生重重地倒在客厅的一把椅子上，点燃了烟斗。“我真希望那个‘小猪摇摆’夫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说道，“因为如果这种疗法不起作用的话，我们的儿子，迪克，将会成为整个世界上最讨人厌的男孩儿了。”

汤普森太太连忙说：“唉，不要那么说，亲爱的，不要说什么整个世界。”

第二天早上，离他们起床的时间还早着呢，他们就听到迪克“咔哒咔哒”锁锁头的声音了。迪克下楼比平素晚了一些，因为他要花时间为所有的抽屉，还有他的储藏室的门和房门上锁。不过，他显得非常开心，而且他的妈妈注意到，他已经用一个别针，将写着他的名字的布标签别到他的外套开衫上了。此时，他正吃着上面写着“迪克的早餐——不准动！”的早餐，他的妈妈也在他的三明治上写道：迪克的三明治——不准动！在他的苹果上写道：迪克的苹果——不准动！在他的饼干上写道：迪克的饼干——不准动！而他的午餐饭盒上老早就刷上了：迪克的午餐饭盒——不准动！

吃过早餐，迪克把午餐饭盒放到自行车的车筐里，同时还自豪地注视着自行车横梁上悬挂的标签：迪克的自行车——不准动！

在学校里，孩子们基本上没有注意到他的自行车上的标签，但当他打开午餐饭盒，取出标着“迪克的三明治——不准动！”的三明治，标着“迪克的苹果——不准动！”的苹果，和标着“迪克的饼干——不准动！”的饼干时，每个人都开始嘲笑他，并且每个人都想要看到食物上的那些字儿。结果，他们推来挤去，一块三明治掉在地上，被踩脏了，而且那些高年级的大男孩们，抓起迪克的苹果，在他头顶上投来掷去，同时还不断叫嚷着：“扔给我迪克的苹果，哎呀，你瞧，我把迪克的苹果弄掉地上了！我就是想知道迪克的苹果会不会弹起来。”当最终他们把苹果还给迪克时，苹果已经摔烂，并且肮脏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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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上数学课时，邻座的博比·斯莱特（Bobby Slater）想借迪克的尺子用一用，当看到那个“迪克的尺子——不准动！”的标签时，他笑了起来，伸出手一把抓过尺子，把它递给了肯尼·哈奇（Kenny Hatch），后者笑着把尺子递给了坐在他前排的一个小女孩，最终，格拉布特里小姐不得不走下讲台，拿到了那把尺子。当她看到上面的标签时，她也禁不住笑了。不过，她还是把尺子还给了迪克。




放学以后，男孩子们决定在迪克家旁边的空地上玩棒球，可当迪克拿出他的棒球、棒球棒和棒球手套时，男孩们看着上面的“迪克的棒球——不准动！”“迪克的球棒——不准动！”说：“我们什么也不准动，那么我们还是回家吧。”说完，他们就全走光了。

迪克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玩儿，但他发现，他不知道是白天什么时候，把储藏室的钥匙给弄丢了。而储藏室的钥匙，跟锁住玩具柜的钥匙又栓在了一起，也就是说，玩具柜也打不开啦。无奈中，他只好下楼，坐在前门廊里，听着在休伯特·普伦蒂斯家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的叫喊声。

第二天上午在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没人愿意跟他玩儿，只有一些小女孩跟在他的后面一直笑个不停。当他们走进教室时，所有的孩子都指着他哧哧地笑起来，引得格拉布特里小姐走下讲台，她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当她看到不知什么人在迪克运动衫的后背别上的标签时，她也差点儿笑了出来，因为标签上写着：这是迪克——不准动！

午餐的时候，孩子们又蜂拥而至，围住了迪克，还把他的三明治拿走了，其中一个小女孩说：“他可真自私自利、真贪婪啊，他让人把三明治标上名字，这样，他就不用跟别人分享啦。”后来，孩子们都围着他跳起舞来，边跳边唱着：“迪克的三明治——不准动！迪克的苹果——不准动！迪克的午餐饭盒——不准动！”最后，当迪克拿起他的午餐饭盒，放进他的车筐时，那些尾随着他的孩子们看到了自行车上那个大大的标签：迪克的自行车——不准动！他们开始叫喊着，大笑着，同时还唱着：“迪克的——不准动！不准动迪克！迪克的——不准动！不准动迪克！”

放学后，迪克赶紧直接回家了，但他弄丢了自己房门的钥匙，因此只好下到地下室，去鼓捣工具盒里的工具了，可每次他看到那大大的白色标记：迪克的工具盒——不准动！他就会想到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想到午餐饭盒，想到同学们嘲笑他、讥讽他，他感到羞愧万分。吃晚餐的时候，当他的妈妈把上面用糖霜写着“迪克的晚餐——不准动！”的盘子端上来时，迪克说：“唉，你为什么一定要给我这份晚餐做这种标记呢？我吃哪一份都行啊。”

汤普森太太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汤普森先生，然后才说：“好吧，迪克，如果你跟罗弗分享甜点的话，我们就不再给你的食物做标记了。”

迪克仔细考虑了几分钟，然后小心地把他的巧克力蛋糕掰成大小相同的两份，并把其中一份给了罗弗。那只小狗一口就吞下了那块蛋糕，还流露出非常感激的神情。

晚餐后，迪克告诉爸爸，说他弄丢了自己房门、储藏室门的钥匙。于是，他爸爸卸下了这两只门锁，同时也卸下了玩具柜的挂锁。迪克还说：“请不要再把锁装回去了，爸爸，我现在不在意谁进了我的房间，也不在意谁动了我的东西了。”

第二天早上，迪克又起了个大早。他动手刮掉了午餐饭盒上的“迪克的午餐饭盒——不准动！”的标签，又出去取下了自行车上的标签。然后回屋对他的妈妈说：“妈妈，请你不要再给我的三明治做标记，也请你不要在我的任何东西上做标记了，妈妈。”汤普森太太说：“好吧，迪克，我这么做只是想保护你。”

迪克说：“我不介意谁拿了我的午餐，真的不要再做什么标记啦。”

中午，所有的孩子们都围住了迪克。但是，不论是他的三明治、苹果，还是午餐饭盒上面，都没有任何标记。于是，那些孩子又鱼贯而出，跑出去看他的自行车，可自行车上也没有了标记，他们只好坐下来开始吃午餐了。

刚刚放学，迪克就急着赶回家，把他的棒球、球棒和棒球手套上的标签都刮掉了，随后走到孩子们玩球的空地上，把棒球、球棒和手套扔到接球手的身旁，说：“你想用它们吗？我不会介意的。”说完转身回家了。

迪克刚进门不久，玛丽·奥图尔摁了他家的门铃。她问汤普森太太，迪克能不能出来跟大家一起玩儿。汤普森太太说：“他肯定愿意，玛丽，不过，他得先把‘小猪摇摆’夫人的一些东西送还回去。”

玛丽又说：“请告诉他，回来后到马戏场去找我们。这是他丢掉的钥匙。”

汤普森太太说：“你捡到钥匙了，谢谢你，小宝贝儿。不过，好在这些钥匙是‘小猪摇摆’夫人的。”

汤普森太太拿着大锁头和小锁头的钥匙来到迪克的房间，迪克正在那里忙着将“小猪摇摆”夫人的自私自利工具箱打包呢。





第五章  『种小萝卜』的疗法


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前，帕特西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有时候，她很乖，有时候呢，她也很淘气，不过，大多时候，妈妈告诉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从不吵闹。但是，一天早上，帕特西的妈妈将浴缸里放满水温合适的洗澡水，然后叫帕特西过来洗澡。帕特西也听话地走进了浴室，但是，当她看到那缸温暖宜人的水时，她开始尖叫起来，又嚷嚷又踢蹬，外加咆哮，活像一只野兽。

看到自己的小女儿做出如此异常的举动，她的妈妈当然相当吃惊，不过她并没斥责帕特西，而是脱掉帕特西的浴袍，平静地说：“帕特西，马上停止胡闹，跳进浴缸里去。”

再看此时的帕特西，发出一声尖叫，全身赤裸着冲出了浴室，一边跑还一边叫喊着：“我不想洗澡！我永远也不想洗澡！我痛恨洗澡！我痛恨洗澡！我痛——恨——洗——澡！”

帕特西的妈妈也没去管那些从浴缸里流出来的水，就下楼给朋友打电话了，她想看看别的孩子是否也曾做出过如此异常的举动，如果也有的话，就问问别的妈妈是如何应对的。

她先给布朗（Brown）太太打去了电话：“你好，布朗太太，我是帕特西的妈妈，我今天早上可遇到麻烦了。帕特西说什么也不想洗澡。噢，请原谅，就等我一分钟，布朗太太。”

她放下听筒，走向帕特西，帕特西正木讷地站在厨房门口听她打电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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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西问：“妈妈，布朗太太说拿我怎么办？”




帕特西的妈妈说：“她还没告诉我该怎么办呢。不过，在我找出对策的同时，你最好立刻上楼穿好衣服，然后收拾好你昨晚没来得及收的那堆乱糟糟、黏糊糊的黏土制品。不把每样东西都收拾好，你就别想下楼来。”

帕特西的妈妈又走回去拿起听筒，这时布朗太太说：“对不起，我没法给你提供建议，因为我们的普鲁内拉（Prunella）简直太喜欢洗澡了。或许，格罗托（Grotto）太太能帮到你吧。”

于是，帕特西的妈妈给格罗托太太打了电话。她说道：“你好，格罗托太太，我打电话就是问一下你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帕特西就是不愿洗澡，而我真是黔驴技穷（at my wits’end）了。”

格罗托太太应声说：“哦，是这样啊，说实话，我也不知该给你出什么主意，因为我们的帕拉福奈莉亚（Paraphernalia）简直是狂热地迷恋洗澡。当然啦，从任何角度来看，帕拉福奈莉亚都是一个杰出的孩子。你不知道呀，星期四下午她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帕特西的妈妈连忙打断了她的话头，“再见，格罗托太太，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随后，帕特西的妈妈又给布鲁姆拉克（Broomrack）太太去了电话。“上午好，布鲁姆拉克太太。”她的声音有些过于响亮了。“我想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

“唔，当然可以，亲爱的，当然可以！”布鲁姆拉克太太连忙答应着。

“是这样，”帕特西的妈妈说，“今天早上，我们的小帕特西长这么大第一次不愿意洗澡。只要提到‘洗澡’二字，她就会变得歇斯底里，我简直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了。”

布鲁姆拉克太太说：“哎哟，你这可怜的人啊，独自一个跟那个难以管教的孩子待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就我个人来说，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我们的科莫伦特（Cormorant）就盼望着洗澡，洗澡是他最钟爱的娱乐活动了。事实上，我们有时都没办法让他从浴缸里走出来。”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一直泡在里面呢？”帕特西的妈妈说。

“因为那样他可能会淹死啊！”布鲁姆拉克太太抗议般地反驳道。

帕特西的妈妈一边挂断电话，一边叹着气：“唉……”

此时，她更加消沉了。因为看上去，洗澡对城镇里的每个小孩来说，似乎都是最受欢迎的室内运动了，好像只有她的小女儿是个例外。

万般无奈中，她决定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她应该更了解孩子，”帕特西的妈妈心想，“她当然了解孩子啦，因为她的房子里整日整夜地爬满了孩子。”

帕特西的妈妈能想到“小猪摇摆”夫人，还真算是幸运。因为，虽然“小猪摇摆”夫人自己没有孩子，还住在一栋“底朝天儿”的房子里，但是，她比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更加了解孩子。不论她手头正在做着什么，她总是愿意停下来举办一个茶话会。她还喜欢让孩子们在她的矮牵牛花的花坛里挖蚯蚓。她有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给布娃娃做衣服的碎布条；而另一只大箱子里呢，装满了含有真金的矿石块儿。她很乐意让孩子们摆弄或拿走她留在餐桌上的所有小物件。那天，休伯特·普伦蒂斯把玻璃球——里面一摇晃就有雪花落在孩子身上的那只——弄到地上打碎的时候，“小猪摇摆”夫人说：“谢天谢地，休伯特，你别哭嘛。你把它打碎了我可真高兴，因为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想知道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呢。”要是你想试穿她的鞋，踩着高高的后跟摇摆着走路，“小猪摇摆”夫人认为那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这可能就是当帕特西的妈妈打来电话，告诉她帕特西不愿洗澡的时候，她一丁点儿也没吃惊的原因。“我猜呀，我们或迟或早都会这样的，” “小猪摇摆”夫人说道，“嗯，凭我的经验，我敢说，‘种小萝卜的疗法’可能是最快的办法了，疗效也是最持久的。”

“种小萝卜的疗法？”帕特西的妈妈疑惑地问。

“没错儿，”“小猪摇摆”夫人说，“帕特西需要的正是种小萝卜的疗法。你要做的，就是买来一小包萝卜种子。最好是那种又小又圆的红萝卜的种子，可千万别买那种长得像长长的白冰柱的萝卜种子。然后，几个星期之内，绝对不要干涉帕特西，也尽量不提洗澡的事情。等到她全身的脏黑泥儿积得有半英寸（1.27厘米）厚了，在她夜里睡觉的时候，把小萝卜种子播撒在她的手臂和头上，再轻轻按压种子，之后你们就等着瞧吧。我想你们不用给种子浇水，因为现在是雨季，帕特西一定会时不时地去户外几趟。当这些小萝卜幼苗长齐三片叶子时，你就可以把那些长得较大一些的给拔下来啦。”

“哦，当然了，在种小萝卜的疗法接近尾声时，帕特西可能看上去有些吓人。而那个时候，你们如果觉得帕特西吓到太多的大人了，或者她的爸爸不想让她待在家里，那你就告诉我，我很愿意把她接到我家里来。因为你是知道的，我的所有客人都是小孩子，而肮脏通常是吓不到小孩子的。”

帕特西的妈妈真是对“小猪摇摆”夫人感激不尽，还特别对她体贴的建议表示了感谢。接着，帕特西的妈妈给帕特西的爸爸打去电话，告诉他下班时一定带回家一包小萝卜种子，要那种“早熟的小红球”，她觉得那种小萝卜应该就叫这个名字的。

第二天早上，她一点也没有让帕特西洗澡的意思，因此帕特西又像从前一样可爱、甜美，丝毫没有做出野兽般的疯狂举动。第三天也一样，第四天、第五天，也没什么两样儿。

等到星期天的时候，帕特西的全身皮肤已经呈现出相当深的黑灰色。于是，她的妈妈建议她最好待在家里，不要去主日学校了。

帕特西的爸爸，此时已经知道了“种小萝卜疗法”的全部细节，所以也从来不提让帕特西洗澡的事儿。不过，每当看到帕特西时，他还是躲得远远的。

就这样，等到第三周结束时，他们得一直把帕特西关在屋子里了。因为，有一天早上，帕特西溜出门去取信件，送信的邮差看到她的头发没有梳理，乱蓬蓬的，上面还脏得结了块儿，而且她的脸部、脖子、手臂已经在短时间里积了一层土灰，吓得大叫了一声，从前门的台阶上摔了下去。

可是，帕特西却觉得非常开心。当然，要想知道她看到这事儿的面部表情可是相当地困难。因为你瞧，她的脸上已经淤积了厚厚的脏泥儿，弄得她都无法微笑了，并且她只能说出这样的句子：“好——我是——特西，我不——欢——澡。”并且，她也不得不极小口极小口地咬食物，因为她的嘴仅仅能够张开一道小缝儿了。

无疑，她的爸爸妈妈白天也没法邀请他们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啦，即使就在夜里，等帕特西上床睡觉之后，他们邀请客人来时也会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帕特西突然醒来，大声叫喊着：“给——个——水，爸！”

不管怎样，终于等到可以给帕特西种萝卜这一天啦。那天夜里，在帕特西睡着之后，她的妈妈和爸爸蹑手蹑脚地走进她的卧室，以非常轻柔的手法，将小萝卜种子摁压进她的额头、手臂和手背上。最后，种小萝卜的活儿终于干完了，他们俩站在帕特西的床边，怜爱地凝视着他们一手打造出来的“工艺品”，帕特西的爸爸轻声说：“真是个脏得令人恶心的小东西，不是吗？”

帕特西的妈妈说：“嘿，乔治，这么说自己的孩子可不好啊！”

“我的小女儿被深深地埋在那层脏泥里，我甚至都不记得她得长什么样儿了。”说完，帕特西的爸爸步履沉重地走下了楼梯。

对于父母来说，“种小萝卜的疗法”的疗程确实是一段难捱的日子。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当帕特西从睡梦中醒来时，她发现她的一只手背，其实是双手的手背，甚至是两只手臂，还有前额上，都长出了绿色的叶子！帕特西想把它们拔下来，可它们仅仅弯了一下腰，然后就立马弹回来，又立直了。

她急得慌忙跳下床，跑下楼梯，冲进饭厅，她的爸爸妈妈正坐在那儿吃早餐呢。“呀，呀，看——背！”她尖叫着。

她的爸爸叫道：“快看呀！青春之花！”她的妈妈责怪地喊了一声：“乔治（George）！”然后站起身来，快步走到帕特西身边，牢牢抓住帕特西额头上的一根苗儿，猛地拔了下来。帕特西又大叫一声，她的妈妈连忙让她看拔下的小红萝卜。帕特西看了，也想拔出手臂上的一个小萝卜。但是，她手上的脏泥淤积得实在太厚啦，致使她无法攥住如此幼小的叶子。于是，还得她妈妈来帮她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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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拔完一个手背以及一只手臂上的部分萝卜，帕特西突然说：“妈，我——个——澡！” 




“你说什么？”她妈妈问道，同时还忙着拔出她身上的萝卜，并将萝卜整齐地码放在饭厅的桌子上。

“我，唔，唔，想——洗——洗个——澡！”帕特西终于把这句话说清楚了。其结果，她把脸颊上的脏泥层都弄得裂开了。

帕特西的妈妈说：“我认为你最好是冲个淋浴。”然后就没再说什么，径直走进浴室，打开了温水。

接下来的整整一天时间里，帕特西一直在冲澡——她不仅用光了两块香皂，甚至都没有出来吃午餐。不过，等到她的爸爸下班回家吃晚餐时，看到帕特西，正站在门口等他回家呢。她既干净，又可爱，脸上还挂满了微笑。与此同时，她的手里，还拿着一盘小红萝卜呐。





第六章  从不按时上床睡觉者的疗法


每天晚上，当时钟敲响八点时，格雷（Gray）太太都会大声招呼博比、拉里和苏珊，她喊着：“快点儿，孩子们，八点钟了，该上床睡觉啦。”

她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欢快而甜美，可实际上，她感到自己的声音更像是在呻吟哀号。因为，她完全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先是苏珊，“哎呀，我现在不想上床睡觉。请让我们等一会儿再睡觉，求——求你啦，妈妈，求——你——啦！”

接着是博比，“我们是整——整个这片儿地区，唯——一——仅——有的几个必须在八点钟上床睡觉的孩子！”

紧接着就是拉里，“妈妈，没有人，根——本没有任何人会在八点钟上床睡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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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是博比，“求——求你啦，让我们玩完这把游戏吧。求——你——啦！”




随后又是拉里，“就再多玩儿一把，该轮到我先走了，妈妈，今天晚上我一把还没赢过呢——求求你啦！”

格雷太太说：“听我说，博比、拉里、苏珊，你们难道不清楚吗，要是你们想长成杰出的小伙子、大姑娘的话，你们必须有充足的睡眠。我相信，在学校里，老师早就这样教过你们了。”

“我们不想什么长大，我们只想玩完这一把。”博比耍赖般地说。

就这样，一夜连着一夜，可怜的格雷太太每晚劝说着，恳求着，乞求着她的孩子们上床睡觉，可当他们哼哼唧唧，抱怨抗议完了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啦。格雷太太简直快绝望了。

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给她的朋友，格拉斯菲舍尔（Grassfeather）太太打去电话。她说道：“你好，格拉斯菲舍尔太太，我是格雷太太，我打电话就是想知道，你们家的凯瑟琳（Catherine）和威尔弗雷德（Wilfred）每天几点上床睡觉啊。”

格拉斯费舍尔太太说：“你问这个呀，他们每天晚上八点钟上床，格雷太太，除非是他们的贾斯珀（Jasper）叔叔来我们家吃晚餐。这种时候，我通常让他们待到九点半，让他们听贾斯珀叔叔讲述他在布尔战争中的经历。当然，那纯粹出于格拉斯菲舍尔先生的主意，他不仅让孩子们待到九点半才上床睡觉，而且还付钱让孩子们耐心听贾斯珀叔叔讲他的经历，可这种时候，他自己倒是先上床睡觉啦。”

格雷太太说：“孩子们愿意在八点钟上床睡觉吗？”

格拉斯菲舍尔太太回答说：“嗯，他们非常愿意，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哼哼唧唧，抱怨不停的话，下次贾斯珀叔叔再过来时，我就不会让他们待到那么晚了，而他们的贾斯珀叔叔，每周有四天晚上都会过来吃晚餐。”

因为格雷家也没有什么贾斯珀叔叔，所以格雷太太意识到，格拉斯菲舍尔太太的办法对她来说没有什么用。于是，她说了再见，就挂上电话。

接下来，她又给加登菲尔德（Gardenfield）太太打电话：“你好，加登菲尔德太太，我是格雷太太，我打电话就是想看看你们家的沃辛顿（Worthington）和格温娜维尔（Guinevere）几点上床睡觉。”

加登菲尔德太太回答说：“哦，他们的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吃饭，我们就什么时候睡觉。你要知道，格雷太太，加登菲尔德先生下午四点半到家，我们五点半吃晚餐，然后，孩子们、加登菲尔德先生和我六点半钟就都上床睡觉啦。”

“六点半钟！”格雷太太吃惊地重复着，“天啊！那也太早了吧！”

加登菲尔德太太平静地回答：“那并不算早，如果你要在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床的话。”

但是，格雷太太还在问：“可是，谁会在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呢？”

“我们就会！”加登菲尔德太太一边说着，一边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于是，格雷太太想呀，想呀，突然灵机一动，她想起了就在昨天，迪克·汤普森的妈妈还跟她讲过那个神奇的小个子女人，就是那个名叫“小猪摇摆”夫人的事情呢。嗯，就这样吧，尽管她从来没有见过“小猪摇摆”夫人，但她还是决定跟“小猪摇摆”夫人通个电话，请那位夫人帮助治疗自己那些从不愿意上床睡觉的孩子们。

她对“小猪摇摆”夫人说：“我是格雷太太，博比、拉里和苏珊的妈妈。”

“小猪摇摆”夫人应答说：“哦，我当然知道。孩子们都好吧？自打露营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他们。”

格雷太太说：“‘小猪摇摆’夫人，博比、拉里和苏珊非常好，也非常合作，当然这是在晚上八点之前，那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哼哼唧唧、抱怨不停的小小不合作者。”

“小猪摇摆”夫人说：“唔，是的，我知道了。他们是从不愿意上床睡觉的孩子，对不对？”

格雷太太奇怪地问道：“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啊？”

“小猪摇摆”夫人笑着说：“哈，那是小孩子们最常见的一种毛病啦。你刚才说他们在晚上八点之前都很好，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格雷太太接着问：“那么，你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吗？如何才能治好这种让人头疼的毛病呢？”

“小猪摇摆”夫人说：“噢，那很简单。打今天晚上开始，你就别再叫他们上床睡觉了。让他们想熬到多晚就熬到多晚。你与格雷先生只要困了，就可以上床睡觉啦，但是，就让孩子们留在楼下。”

格雷太太有点犹豫地说：“可是他们的健康怎么办？那样会毁了他们的身体的。”

“小猪摇摆”夫人说：“嗨，我认为，一两天不睡觉，是不会伤到他们的身体的，况且，还能治好他们的毛病。真的值得一试，格雷太太，不过，要是在此疗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或是这个疗法不起作用，你再给我打电话吧。”

当天晚上，时钟敲响八点的时候，格雷太太还在继续补着袜子，丝毫没提上床的事儿；而格雷先生呢，只是给收音机换了一个台；再看博比、拉里和苏珊，他们正在玩飞行棋呐。

九点的钟声又敲响了，格雷太太放下了手中的袜子，随手拿起了一本女性杂志，而格雷先生关掉了收音机，拉里、苏珊和博比呢，则开启了另一盘飞行棋游戏。

十点半钟，格雷先生和格雷太太上楼去睡觉了，留下三个孩子在楼下玩飞行棋。

十二点钟，格雷太太被惊醒了，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窃贼闯入房子了，但转念一想，才记起那些从不愿意上床睡觉的孩子们。于是，她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梯，看到博比、拉里和苏珊还在客厅的小毯子上玩飞行棋呢。

第二天早上，孩子们一直睡到上午十一点半钟才起床。大约九点钟的光景，迪克·汤普森的妈妈过来，想顺便带着他们一起去海滩。但是，格雷太太告诉她，说孩子们还在睡大觉呢。

等到孩子们最终起床时，他们脾气变得有些乖戾，吵吵嚷嚷的。当他们的妈妈将汤普森太太过来邀请他们去海滩的事儿告诉他们时，他们都吵嚷着抱怨起来：“那她为什么不等等我们呢？妈妈你为什么不把我们叫醒啊？我想汤普森太太肯定会等我们的。”

格雷太太说：“我瞧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汤普森一家就为了等你们三个通宵玩飞行棋俱乐部的成员起床，而毁了一天的休假计划。现在，停止抱怨，过来吃你们的早餐吧。”

那天吃过晚餐之后，格雷先生和格雷太太出去看电影了，家里只留下拉里、博比和苏珊在玩挑圆片游戏。等格雷先生和格雷太太回家时，已经差不多夜里十二点半了，孩子们还在玩挑圆片游戏呢，并且还为该谁先开头而争吵着。

第二天早上，因为事先跟牙医约好九点钟给他们看牙，所以格雷太太八点钟就把他们叫起来了。苏珊太困了，根本就没喝早餐的粥；拉里则哈欠连天，结果把鸡蛋给卡到嗓子眼儿里了，不得不将他头朝下提溜起来，好把鸡蛋给抖落出来；而博比呢，光是坐在那里不停地揉眼睛了。

开车去牙医诊所的路上，博比睡着了；苏珊则在牙医的候诊室里睡着了；而拉里在回家的途中，实在扛不住了，也睡了一觉。

当天晚上，在父母都上床睡觉之后，拉里提议说：“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待在家里呢？让我们出去玩会儿吧。”

于是，他们三个走出家门，穿上轮滑鞋，在黑漆漆的大街上滑来滑去。

街角那里住着的米尔格里姆（Milgrim）太太，只披着睡袍就走到前门廊来，冲着他们大声叫着；“看在上帝的份儿上，难道你们这些孩子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半夜了吗？你们到底为什么这个点儿还不睡觉呢？”

拉里喊了回去：“我们不用在规定的时间上床睡觉了，我们每天晚上都很晚才睡呐！”

米尔格里姆太太大声说：“那好，你们上别的地方熬夜去吧。别再吵嚷啦！”说完，就走进屋子，摔上了屋门。

于是，孩子们脱下脚上的轮滑鞋，轻手轻脚地回了家。他们又拿出了飞行棋盘，苏珊说，该轮到她使用粉红色的棋子儿了，但拉里说：“我能请你再说一遍吗？是该轮到我用粉红色的啦。”

苏珊说：“你昨天就用的粉红色棋子儿，而博比是前天用的，今晚该轮到我用啦。”说着，她开始委屈地哭了起来。

拉里把粉红色的棋子儿朝着她扔了过去，可其中一颗飞进了壁炉里。他们不得不用手指去扒拉那些炉灰，直至找到那颗棋子儿。等到终于可以开始玩儿的时候，博比已经睡着了，他的头正好压在棋盘上。于是，只有苏珊和拉里两个人玩了起来，碰到博比的头时，就把棋子绕过去。后来，苏珊困极了，在玩的过程中就睡着了。于是拉里只好把博比和苏珊叫醒，三个人都上楼睡觉去了。此时，时钟正好敲响一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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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附近的电影院刚好有下午场的电影，格雷太太说他们可以一起去看。据说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里面有印第安人、西部牛仔和西部的拓荒者，孩子们听了都很兴奋。可他们刚刚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着椅背儿坐在昏暗宜人的电影院里后，先是苏珊，接着是博比，最后就是拉里，都一个个很快睡着了。他们沉沉地睡过了那个有关印第安人的影片，睡过了一个米老鼠卡通片，还睡过了一个新闻影片。当下午场结束后，别的孩子们都回家吃晚餐去了，可拉里、苏珊和博比还歪在那里睡大觉呢。后来，是苏珊最先醒过来的，她坐起身子，揉着眼睛。她这是在哪儿呢？这里怎么这么黑呀？哎呀，她浑身上下真是既僵直又酸痛啊！她捅咕着拉里和博比，直到把他们两个都捅醒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还在电影院里，在这个黑暗的——除了前排有两只吃着爆米花的小老鼠之外空无一人的电影院里时，他们都感到很害怕。苏珊开始哭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回家啦，只剩下我们了，我们不得不待在这里等死啦。”她哭喊着。拉里说：“嘿，苏珊，你别傻啦！我们只需走出大门就没事了。来，我们走吧。”他们摸索着走出过道，来到大门那里，可大门上了锁。他们又尝试着推了所有的门，但都上了锁。




苏珊又哭了起来。“我饿了，我想回家。”她哭诉着。

博比说：“我打赌，这里肯定有个后门。拉里，让我们去看看。”

他们循着原路走回过道，又摸索着爬上了舞台。就在此时，他们突然听见前门打开的声响，一道刺眼的手电光照了过来。黑暗中，他们不得不眯起了眼睛，只听到一个声音问道：“嗨，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们这些孩子还留在这儿干什么？”

原来是墨菲（Murphy）先生，就是电影院的看门人。孩子们能见到他可真是太高兴啦，他们全都跑过来，抱住了他的腿，一起抢着说话：“噢，墨菲先生，我们被锁在里面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肯定是睡着了。现在几点啦？您能让我们出去吗？”

墨菲先生冲他们笑着，让他们走出了前门，并且还开车送他们回家。爸爸和妈妈——他们正在跟安德森（Anderson）先生和太太在客厅里打桥牌呢——看到他们时一点儿也没感到吃惊。格雷太太说：“厨房的桌子上有牛奶和面包。请你们吃完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说完，就继续打牌了。

孩子们放慢了脚步，走进厨房，可他们十分疲倦，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于是，他们走上楼，一头扎到了床上。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由拉里提议，他们开始玩起了“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他们把楼上所有的灯都关了，悄悄地藏在门后面，或者床底下，度过了一段充满惊吓却快乐无比的时光，直到拉里将博比推进了待洗衣服的滑道，博比卡在了里面，苏珊开始不停地大声尖叫。他们的爸爸跑上楼来，把博比猛地拉了出来，随后，打了每个孩子一巴掌，打发他们回各自的房间去了。回到房间后，苏珊和博比立马躺在床上睡着了，但是拉里却一直醒着。等到客人们都离开了，爸爸妈妈也回屋睡觉之后，拉里把博比掐醒了，他们两人偷偷摸摸地走进苏珊的房间，掀开了她的被子。拉里说：“咱们下楼去，看看还剩下三明治或饼干没有。”苏珊简直困倦极了，不过她还是咕哝着回答：“哦……好——好——吧。”

他们三人吃了大约十个三明治，一小碟咸味花生，两小碟糖果，还吃了一些橄榄，一点泡菜和若干巧克力慕斯蛋糕。吃完这些东西之后，他们又来精神了。于是就坐在桥牌桌旁，开始玩“丁钩钓鱼”游戏。当他们打完最后一轮时，鸟儿都已经开始欢唱了。他们还听到了“啪嗒”一声，晨报被重重地摔在了门廊里。他们赶紧跑回楼上睡觉去了。

第二天是帕特西的生日，因此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聚会。聚会地点恰好在一个鱼塘旁边，还请来了变戏法的魔术师，聚会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上百个气球，还为每一个孩子准备了奖品。可是，拉里、博比和苏珊却无福享受这么有趣的聚会活动。苏珊的两眼下方带着大大的黑眼圈儿，以致帕特西的妈妈误以为她生病了，怕她传染给别的小朋友，所以一点儿也不许她动聚会上好吃的东西；博比非常困倦，正当魔术师从他的座位下面神奇地拉出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他却呼呼地睡着了，弄得魔术师误认为博比十分粗鲁无礼，因此将那个小兔子作为奖品送给了休伯特·普伦蒂斯；拉里就倒在餐桌旁睡着了，脸颊正好压在冰淇淋上面，他闭着眼睛睡在上面的时候，还梦到自己身处冰天雪地的北极呢。帕特西的妈妈叫所有的孩子都来看拉里的样子。等到拉里被弄醒之后，他才感到十分的难为情。

当晚，快到八点时，格雷先生和格雷太太正在忙着计算家庭收支，根本没有时间多说话。而再瞧苏珊、博比和拉里，三个人都坐在长沙发上，依靠彼此掐来保持清醒。最终，时钟敲响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正好八下，孩子们一起跳起身来，都跑到了爸爸妈妈身边，抢着说：“八点了，该上床睡觉啦。请让我们按时上床睡觉吧，别让我们再熬夜了，求——求你们啦！”

格雷太太装作不解地说：“怎么？我还以为你们喜欢熬得很晚呢。我还以为附近的所有孩子都熬到很晚才睡觉呢。”

孩子们都说：“除了我们，没有人会熬夜到很晚的。我们简直太讨厌熬夜啦。我们现在可以上床睡觉了吗？求——你啦！”

格雷太太说：“那好吧，孩子们，自打今天起，如果你们表现良好，我们就让你们每天晚上八点钟准时上床睡觉。”





第七章  吃得慢和小口咬的食客的疗法



从前，这里有个小男孩儿，名叫艾伦。他长了一头褐色的卷发，健壮的四肢，脸上还挂着灿烂的笑容。有一天早上，他坐在早餐桌旁，没有像一个好孩子那样，拿起勺子来喝粥，而是拿起叉子，一粒一粒地吃粥里的米粒儿。




当他的妈妈，还以为他早已喝完粥了，递给他一个鸡蛋时，才发现他刚刚开始吃他的第11颗米粒。

艾伦的妈妈说：“老天呀，你今天早上吃饭怎么这么慢啊。宝贝儿，你怎么啦？是粥太烫了吗？”随后，她注意到艾伦正在用一个餐叉喝粥呢，于是，她拿走叉子，递给他一把勺子说：“喂，马上快点儿好好喝粥，否则你的鸡蛋该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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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拿起了勺子。但是，他并没有大口喝粥，而是十分“斯文”地从碗里捞出一粒米，缓慢地放进了嘴里。他的妈妈盯着他看了几分钟后说道：“好啦，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吃冰冷的鸡蛋吧。不过，我现在上楼去洗衣服，等我再下楼时，我想看到你已经喝完了所有的粥，吃光了整个鸡蛋。”




艾伦的妈妈迈着轻快的脚步上楼去了，只把艾伦一个人留在厨房的早餐桌旁。艾伦的妈妈刚一离开厨房，他马上又拿回了叉子，开始一粒一粒地捞米吃。过了一小会儿，似乎是一整粒米也嫌大了，于是，他将一粒米分成两半儿，用餐叉尖儿叉起半粒米来吃。他简直对这种小口细咬的方法太感兴趣了，以至于都没有听到妈妈走进来的脚步声。他妈妈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惊讶，她迅速收走了他的早餐，打发他上楼去了。

午餐的时候，艾伦的妈妈做了番茄奶油浓汤，这是艾伦最喜欢喝的汤了。但是，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很快喝完一碗后，再添上一碗，而是开始吹碗里飘在汤表面的薄脆饼干的小渣儿。他将饼干渣吹动，然后追逐着它们，一个渣儿一个渣儿地吃。

下午两点钟，他的妈妈终结了这种追逐小饼干渣儿的游戏，心情忧虑地清理了餐桌。然后，打发艾伦上楼睡个午觉。

那天晚餐的时候，艾伦把肉切成了极其微小的小粒儿，弄得他爸爸隔着桌子看过来说：“我猜，或许你想借我的放大镜用用吧？我相信，你看着这些切得‘无穷小的’肉块时，应该会用得上的。”

艾伦的妈妈说：“他一整天都这样。早餐用叉子一粒一粒地吃粥，午餐吹着、追着汤碗里的小饼干渣儿一个一个地吃，现在又轮到肉啦。你到底是怎么啦，艾伦？”

艾伦露出灿烂的笑容，说：“我猜，我本来就是一个吃得很慢的食客。如果我大口大口吃的话，也许会噎着的。”

他的妈妈说：“胡说！你昨天还好好的！”

艾伦忧心忡忡地说：“是的，妈妈，但昨天毕竟是昨天。”说完，小心地把一粒玉米切成四块儿，举止斯文地将最小的一块儿放进了嘴里。

第二天早上，他吃饭的速度没有丝毫提高。尽管他妈妈一遍又一遍地斥责着他，他还是用你能想象到的最小口来吃东西，而且更加糟糕的是，他在两口饭的间歇，还瞪着眼睛环顾整个房间，并叹上一口气。

艾伦的妈妈感到异常苦恼，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于是，她给自己的朋友克兰克迈纳（Crankminor）太太打了电话。

“早上好，克兰克迈纳太太。”艾伦的妈妈说，“我是艾伦的妈妈，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家的韦瑟里尔（Wetherill）吃饭时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难题？”克兰克迈纳太太不解地问道，“你说的是哪一种吃饭难题呢？”

“喔，”艾伦的妈妈解释说，“艾伦突然之间开始吃得非常非常慢。我相信，要是我不把他正在吃的东西收走的话，他吃一顿平平常常的饭，估计就得花上12个小时。他一粒一粒地吃米，一滴一滴地喝汤，一根肉丝一根肉丝地吃肉。”

“我的天呀，那也忒秀气啦，孩子是不是生病了啊？”克兰克迈纳太太询问道。

“没生病啊，他说他感觉良好，而且我也量过了他的体温，很正常的。我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艾伦的妈妈非常焦虑地说。

克兰克迈纳太太说：“当然，我在韦瑟里尔吃饭的问题上没什么可抱怨的。唯一的难题，也许就是怎样让他停下来不吃。要知道，昨天早餐之前，他的体重是182磅（约82.6公斤），他的爸爸都开始称呼他为‘小胖子’了。”

“噢，天哪。”艾伦的妈妈说，“我猜，你要处理的问题比我的还要严重。”说完，就赶紧挂上了电话。

随后，她又给她的朋友温斯普罗格（Wing-sproggle）太太打去电话。“温斯普罗格太太，”她说，“你家佩尔戈拉（Pergola）吃饭的时候出过什么问题吗？”

温斯普罗格太太字斟句酌地回答说：“没，没有，不算真出过问题。不过，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她，每吃上一口都得嚼……嚼一百下。有些时候，她会数忘了，只嚼了九十……九十三下。还有一天，我发现她刚嚼到七十一下就咽下去啦。”

艾伦的妈妈已经能够想象得出，假如艾伦听到佩尔戈拉·温斯普罗格每口饭要嚼一百下之后的悲惨景象了！因为如果她将一碗粥里的每粒米都按嚼一百下的时间算出来，再将艾伦每一口都嚼得出奇地缓慢的因素也考虑在内，那么她意识到，要不了一天，艾伦就会因吃得过于缓慢而饿死的。想到这些，艾伦的妈妈赶紧跟温斯普罗格太太说了再见，并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她给帕特西的妈妈打去了电话。她问道：“你家的帕特西是不是不用督促就会很快将摆在面前的东西吃完呢？”

帕特西的妈妈说：“是的，她是这样。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艾伦的妈妈回答说：“因为艾伦最近喜欢像一个受过惊吓的蚊子那样吃饭，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了。”

帕特西的妈妈说：“你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啊。她会知道该怎么做的。你还记得种小萝卜的疗法，对不对？”

艾伦的妈妈立刻高兴起来，她连忙说：“哈，当然，我当然记得。我马上就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说着，就拨通了“小猪摇摆”夫人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小猪摇摆”夫人说：“如此说来，艾伦变成了一个吃得慢——小口咬的食客，是吗？我说呢，他今天下午看上去有些苍白。”

艾伦的妈妈说：“他简直是太苍白了，以致他爸爸都称呼他为小‘奶油小生（doughboy）’。而我非常清楚，过去的两天时间里，他吃的所有东西加起来充其量也就一汤勺。我该怎么办呢，‘小猪摇摆’夫人？”

“小猪摇摆”夫人回答说：“别为艾伦担心，他过上一两天就会好的。你让我想一想，怎么办呢？对啦，正沿着大街走过来的那个孩子，就是艾伦吧，那么，我会把吃得慢——小口咬的食客的专用餐具交给他，让他带回家。”

“今天晚餐时，给艾伦用最大号的那套餐具盛饭；中等型号的餐具，等明天吃饭时使用；小号的餐具第三天用，最小号的餐具最后一天（第四天）用。摆上食物的分量也要跟餐具相称。把今天算在内，总共四天就足够啦。这期间他可能会掉一点儿重量，不过很快就会补回来的。最后一天，我会派人去叫他，不论那天他的感觉如何，你都让他到我家里来一趟。”

艾伦的妈妈说：“谢谢你，非常感谢，‘小猪摇摆’夫人。我就按你说的去做，要是真能把他治好了，我可太高兴啦。”

“我这就让艾伦带着餐具直接回家。”“小猪摇摆”夫人说道，“现在，你别着急。就按照我的治疗规程去做就好。”然后“小猪摇摆”夫人说了再见。

过了一会儿，艾伦回家了，手里还提着一只大篮子。“这是从‘小猪摇摆’夫人那里拿来的礼物，妈妈，她说是给我的，还嘱咐我要小心轻放。”他把篮子放到厨房的地板上，开始动手去解包装绳。可他的妈妈却说：“不是，宝贝儿，这份礼物是送给我的，我看我还是先将它收好吧。你先出去玩会儿，吃晚餐时再回来。天啊，你也太苍白了。用你最快的速度跑到帕特西家，拿两片儿玫瑰花瓣儿贴到你的脸颊上吧。”

艾伦的妈妈将篮子放在厨房里碗橱的顶层，随手关上了橱门。这样艾伦就无事可做了，只好跑出去玩去了。不过他没有去帕特西家，他就那么很慢、很慢地走着，因为没有吃足够的食物，他感到十分虚弱。

就要吃晚餐时，艾伦的妈妈取下篮子，打开看了一下。篮子里面一共有四套餐具。最大号的那套餐具，有一个茶托大小的盘子，一个餐后咖啡杯那么大的杯子，一个小叉子和一个小勺子。

中号的餐具有一个玩具似的小盘子，一个玩具似的小杯子，一个非常小的叉子和一个非常小的勺子。

小号的餐具有一个一美元银币大小的盘子，一个顶针儿大小的杯子，一个火柴棍儿般大小的叉子，一个微量盐勺般大小的勺子。

那套微型餐具，有一个一美分硬币大小的盘子，一个只能盛下一滴水的杯子，一个缝衣针般大小的叉子，一个大头针般大小的勺子。

当晚，艾伦的晚餐就是用那套最大号餐具盛的。他的妈妈给了他一个鸡蛋大小的烤土豆，一块邮票大小的肉，一片西红柿，以及一小杯牛奶。艾伦过分沉溺于小口吃饭了，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新餐具。结果，他吃了三分之一的土豆，六分之一的肉，一个西红柿籽儿，又喝了半小杯牛奶。

当他请求离席时，他爸爸看到他的盘子里还堆满了食物，就说：“不行！”但是他的妈妈很快接过去说：“好吧，宝贝儿，你可以离席了。但是，你必须待在房间里玩儿，直到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他的妈妈在那个中号的盘子里放了一茶匙炒鸡蛋，一英寸（2.54厘米）见方的烤面包，又往那个玩具似的杯子里盛了一茶匙橘子汁。艾伦非常喜欢那把小叉子和那把小勺子，因为他可以用它们吃更小口的食物啦。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只吃下半茶匙鸡蛋，三分之一的烤面包。不过，他倒是把橘子汁全都喝光了。

午餐和晚餐的时候，他吃得更少，咬得也更小口啦。他的脸色苍白得都发青了，并且非常虚弱，不得不一直坐在那里。

第三天，他妈妈取出那套小号的餐具。在一美元硬币大小的盘子里，她放上三粒玉米片儿，一片雪花般大小的烤肉，四分之一茶匙的鸡蛋。在顶针大小的杯子里，她放入了十滴可可饮料。

艾伦看起来虚弱极了，他不得不手脚并用地爬下楼来吃早餐。不过，他看到小号的餐具后，还是非常开心，冲着他妈妈摆出了一个“超虚弱版”的灿烂笑容。他将玉米片儿分成十三份，吃了其中一份的一部分。他又吃了一小丁点儿鸡蛋，咬了一小口烤肉，喝了五滴可可饮料。然后，就爬进客厅，在长沙发上躺了下来。

午餐呢，他喝了七滴汤，吃了两粒饼干渣，而喝的牛奶呢，连沾湿他的嘴唇都不够。

到了晚餐时，他吃了一颗利马豆，喝了四滴牛奶。吃完晚餐后，他马上爬上楼，躺在了床上。爬着上楼的途中，他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了八次。

第四天早上，他虚弱到了极点，光是爬下楼就用去大约半个小时。他妈妈取出了分币盘子、滴水杯子、缝衣针叉子和大头针勺子。她在那个分币盘子里，盛上大米粒儿般大小的一块鸡蛋，两粒烤面包渣儿，两颗悬钩子果酱里面的种子，又往杯子里装入一滴牛奶。艾伦过于虚弱了，不得不用两只手才能举起缝衣针叉子。既便如此，他还是将那粒鸡蛋切成了两份儿。他仅仅吃了一粒烤面包渣儿，又喝了半滴牛奶，顺势就瘫躺在早餐桌旁的长椅上。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小猪摇摆”夫人打来的。他的妈妈不得不把他抱到电话旁，还帮他拿着又大又重的听筒。“小猪摇摆”夫人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能听清艾伦那虚弱、沙哑的声音。最后，“小猪摇摆”夫人不得不放弃了，开始跟他的妈妈讲话。“小猪摇摆”夫人说：“该轮到艾伦骑着那匹斑点马练习骑术了，我想请他马上过来。”

艾伦的妈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艾伦，他听后非常兴奋，可他太虚弱了，他的妈妈不得不将他抱出屋，放进他的小红推车里。所幸去“小猪摇摆”夫人家的路都是下坡，等他到那里时，迪克·汤普森和休伯特·普伦蒂斯正在夫人家的门前等他呢。他们两个把艾伦从小推车里抬出来，让他跨在那匹斑点马斯波蒂（Spotty）的后背上。斯波蒂转过头来，安慰般地舔着艾伦的头。“小猪摇摆”夫人走到自家的前门廊里，给艾伦送行，她不得不尽量控制住自己，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此时，斯波蒂迈着步子，缓慢地沿着大街往下坡走去，再瞧瞧它背上的艾伦，就像一袋儿软塌塌的玉米面儿似的。整整一上午，艾伦都趴在斯波蒂的背上，斯波蒂沿着街道缓慢前行时，他的脸就埋在它的马鬃里。有那么几次，有些女人冲出自家的房子，询问艾伦是不是病了、是否需要帮助。每当这种时候，艾伦都感到十分难为情。他沙哑着嗓音说：“我很好。”并挣扎着想坐直身子，但他实在太虚弱了。

中午十二点钟，艾伦自感无比的虚脱，他知道自己再怎么也无法在斯波蒂的背上多待上一分钟了。于是，他引导着小马走到他自己家的前门，随后，他滚下了马背，跌落到草坪上。他就像一只湿袜子似地躺在那里，呜呜地哭泣着。

他妈妈从厨房的窗户向外望出去，看到他倒在草坪上，简直吓坏了。她还以为斯波蒂是匹烈马，把艾伦给掀下马背了呢。她连忙跑了出来，跪在艾伦身旁。“宝贝儿，”她说，“你受伤了吗？是那匹烈马把你摔下马背的吗？它把你掀翻下来多少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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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温柔的小斯波蒂会掀下或摔下谁的说法，艾伦虚弱地笑了笑。但紧接着，他又哭了起来，因为他突然记起他等了这么久，终于有机会骑着斯波蒂练习马术了，可是却因为虚弱极了，而无法待在斯波蒂的背上。最后，他对妈妈说：“斯波蒂没有将我摔下马背。只是我太虚弱了，没办法再待在它的背上了。是我自己滚下马背的。可现在，该轮到我骑着它练习，我却无法再回到马背上了。我还要等上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等到下次的练习机会！”




艾伦的妈妈说：“现在，看着我，艾伦。这都是因为你变成了一个吃得慢——小口咬的食客的缘故，如果你今天下午还想骑斯波蒂的话，你必须回到家里吃些东西。”

她把斯波蒂栓在围栏上，随后把艾伦抱进了门，放在早餐桌旁。艾伦虚弱地将后背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他妈妈迅速取出锅，打着火。过了不久，她就递给他盛满番茄奶油浓汤的滴水杯，还递上了盛着两粒饼干渣的分币盘子。

她说：“现在，一口气喝了这汤，把两粒饼干渣也一起放进嘴里。”艾伦照着妈妈的话做了，然后，又靠着墙闭上了眼睛。

紧接着，他的妈妈又递上盛满牛奶的顶针杯子，同时还递给他装了一小块涂了花生酱的三明治的一美元银币盘。她说：“一口咽下这些牛奶，将三明治整块儿放进嘴里。”艾伦又照着做了，与此同时，他吃惊地发现，他感到不那么虚弱了。他又靠了回去，但这次没有闭上眼睛。

接下来，他妈妈递给他装满汤的玩具杯子，又递给他盛着松干奶酪的玩具盘子。“马上喝了这杯汤。”她说道，“这里有一个大餐叉，你把奶酪分两口吃下。”艾伦又照着妈妈说的做了。哎呀，他感到自己强壮起来啦！他不用靠着墙，也能够坐直了，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感到非常饥饿。

他妈妈又递过来装满牛奶的饭后咖啡杯，以及装了一个姜饼的茶碟盘子。这一次，艾伦根本没用妈妈告诉他怎么吃，他饿坏了一般地咬了一大口姜饼，并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他妈妈问道：“你感觉好点儿了吗，宝贝儿？午餐够你吃的吗？”

艾伦回答说：“我觉得好多啦，妈妈，不过，我还是感到很饿。我能喝一大碗汤，再喝一大杯牛奶吗？”

“当然可以，宝贝儿。”他的妈妈一边说着，一边飞快地盛了一大碗汤，倒了一大杯牛奶。艾伦喝光了每一滴浓汤，喝干了每一滴牛奶，然后跳起身来说：“嗨，妈妈，我打赌斯波蒂也一定饿了。我能给它点儿汤喝吗？”

“不能，宝贝儿。”他的妈妈说，“我想斯波蒂更想吃一个苹果和几块糖。”于是，他们给斯波蒂吃了苹果和糖块儿。接着，艾伦跨上马背，自豪地骑着马走了。他在马背上坐得非常直，还用一只手挽着马缰呢。

当他骑到拐角处帕特西家房子的旁边时，他的妈妈又召唤他返回去。他调转斯波蒂的头，驾驭着它返回了自家门口。这时候，他妈妈提着“小猪摇摆”夫人吃得慢——小口咬的食客的篮子走出门来。 “我让你把‘小猪摇摆’夫人的东西还回去，你不介意吧？”他的妈妈问道。

“当然不介意，”艾伦大度有礼地说，“把篮子递给我吧。我会把它放在身前，用一只手扶住。你瞧，妈妈，我现在仅用一只手就能驾驭斯波蒂啦！”

艾伦小心地把篮子放好，吻过了他妈妈，对斯波蒂说了两声“驾——驾”，然后非常平缓地骑着马，朝着“小猪摇摆”夫人的家走去。





第八章  好斗者和爱吵架的疗法


琼·拉塞尔（Joan Russell）睁开她那双蓝色的眼睛，一瞧，已经到了早上啦。她还看到她的双胞胎姐姐——安妮，仍然在熟睡中，就伸过手去掐了安妮一把。“快，快醒醒，安妮！”她故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既惊恐又急迫，“赶快起来，你床上有只大黑蜘蛛，而它就在你那一边儿。”

安妮尖叫一声醒了过来，并从床上跳下来，脚尖正好踩到她昨天晚上没收好的彩笔盒上，胳膊肘也重重地撞到房门上。她大叫着冲进了她爸爸妈妈的房间：“妈妈，爸爸，我们的床上有只大黑蜘蛛，就趴在我那边！妈——妈，爸——爸！”

拉塞尔太太叹了一口气，坐起身来，披上睡袍。她压低了嗓音平静地说：“安妮，你不会又落入了那个老圈套了吧，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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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抓住她妈妈的胳膊，上下跳着脚喊叫着：“可是妈妈，琼就是那么说的。有一只大个儿的黑蜘蛛！”




拉塞尔先生翻身打了个哈欠，说道：“噢噢噢，啊啊！别再跳着脚叫唤啦。你听着，假如你们的床上有只大黑蜘蛛，这情形可真不怎么像啊，退一步说，假如真有的话，为什么琼还好好地躺在那里，眼睛盯着天花板？是等着被蜘蛛咬吗？！”他又提高声音加了一句：“我看她是等着被打屁股吧！”

安妮停止了叫喊，神情严肃地听着爸爸说话，但是他刚刚把话说完，她就又嚷了起来：“可是，琼说了，那儿有只蜘蛛，爸爸。她就是那么说的！”

她爸爸说道：“呵呵，最后穿好衣服的人只能吃到最小的甜瓜！”他跳下床，假装像一只狮子那样咆哮着，追得安妮跑出了房间。

拉塞尔先生一边冲着淋浴，一边还欢快地唱着歌儿；可拉塞尔太太却在那里皱着眉头穿衣服，因为她能听到孩子们房间里传出来的争吵声：“那是我的袜子！你把它给我！”

“它不是，它是我的！还给我！”（只听得“啪”的一声。）

“妈妈，安妮她打我！”

“那是我的套裙，你在穿我的套裙，把它还给我。”

 “它不是，它是我的！”（又是“啪”的一声。）

“那是我的！”

“不，那是我的！”

“它不是。”

“它就是！”

啪，砰，啪嗒，随后是跑下楼的声音。“妈——妈——！”

拉塞尔太太自言自语地说：“一直吵，一直吵，自打早晨起床，就一直吵到夜里上床睡觉。我真不敢相信，我还能不能再忍受这样的一天了。”她跑步下楼，开始往榨汁机里放橘子。

拉塞尔先生吹着口哨下了楼。他温和地说：“哦，又是炒鸡蛋啊。我真希望是香肠和荞麦蛋糕呢。”

拉塞尔太太说：“我们昨天早上刚吃过香肠和荞麦蛋糕。”

拉塞尔先生又说：“做一些溪红点鲑①好不好？比尔·史密斯（Bill Smith）差不多每天早上都吃。”

拉塞尔太太气呼呼地说：“这可能就是他长得像只鲑鱼，而他太太长得像只大比目鱼的原因吧。”

拉塞尔先生从晨报上方偷眼看着他的太太说：“你知道吗，亲爱的，我认为，那两个孩子不断争吵，也把你弄得脾气暴躁了。”

拉塞尔太太无奈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实际上，这简直让我发疯。你听听她们！”

他们可以听到楼上走廊里传来的争吵声——“该轮到我先下楼啦，琼！”

“不是，该轮到我啦！”

“你昨天先下楼的，你明明知道的。”

“但是，昨天晚上你拿先下楼的权利换了我的粉红色蜡笔来用。”

“我没有！”

“你就是换啦！”

“骗子！”

“你才是双料大骗子！”

这对双胞胎姐妹就这样争吵着走了进来。琼看了一眼自己的甜瓜，又看了看安妮的。她说：“安妮的甜瓜是最大的。她总是拿到最大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安妮说：“你昨天拿了最大的。你就是一只猪，你总是想要最大的。”

她们的爸爸说：“其实呀，女孩们，我吃了最大的甜瓜，因为我是第一个穿好衣服的。现在你们马上闭嘴！”说完就盯视着她们。

双胞胎温顺地坐下来吃早餐了。可是，她们只吃了不过一两口，安妮就戳了一下琼，得意地说：“我的粥最多，哈，哈，哈！”

琼也得意地回嘴说：“没错儿。不过，我有三块烤肉，而你只有两块儿。”

安妮看了一眼，确定琼果然有三块烤肉。她就伸手抓了一块儿，但琼一把捉住了她的手腕儿。在接下来的混战中，她们打翻了安妮的牛奶，而牛奶都泼溅到了她俩那漂亮的蓝色百褶裙的前襟上面。她们的爸爸给了她们每人一巴掌，她们的妈妈擦干了她们身上的牛奶，接着她俩出门上学去了。两个小姑娘都红着眼圈儿，都很难过，但仍旧争吵不休。等她们绕过街角时，她们的妈妈还能听到，“那个大的便签簿是我的！”“不是你的。”“就是我的！”

等拉塞尔先生出门上班之后，拉塞尔太太拿起电话听筒，开始给她的朋友奎特里克（Quitrick）太太打电话。她说：“奎特里克太太，我是拉塞尔太太，那对双胞胎的妈妈。我想知道，你家的贾斯珀和默特尔（Myrtle）也吵架吗？”

“噢，亲爱的，”奎特里克太太说，“所有小孩儿都会吵架的。你瞧，就在昨天，默特尔用她的大洋娃娃去打贾斯珀，把洋娃娃的眼睛都打得脱落啦；而贾斯珀就用他精致的新工具箱里的小锤子去还手，结果把锤子的头弄掉了。我直接告诫他们，我绝不能让他们再那样毁坏玩具了。”

拉塞尔太太问道：“可孩子们呢，他们受伤了吗？”

奎特里克太太回答说：“哎呀，我还真没注意。他们破坏那么可爱的玩具，简直让我太生气了。玩具医院要两周时间，才能把默尔特洋娃娃的眼睛装上去。而你也知道，这年头要得到一把锤子有多困难！”

拉塞尔太太说：“好吧，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奎特里克太太。”说完就挂上了电话，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喝咖啡的同时，她还把她那两个“好斗者和爱吵架”的女儿不停地想来想去。突然，她有了主意。她应该给“小猪摇摆”夫人打个电话，问问她该怎么办。

要是有人知道该怎么办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小猪摇摆”夫人啦。

于是，她给“小猪摇摆”夫人打去电话：“‘小猪摇摆’夫人，我是拉塞尔太太，安妮和琼的妈妈。”

“小猪摇摆”夫人应声说：“喔，我知道那一对双胞胎。两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俩可真漂亮。”

拉塞尔太太说：“可是她俩也很能吵架，‘小猪摇摆’夫人。她们两个自打早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开始吵架，晚上不到吵得精疲力竭地睡着，绝不会住嘴。简直是太可怕了，‘小猪摇摆’夫人，你应该听听她们是怎么吵的！”

“小猪摇摆”夫人说：“哦，我知道的。‘那是我的袜子。’‘不，它是我的。’‘那是我的盒子。’‘不，它是我的。’‘它不是！’‘它就是。’‘你拿了最大的。’‘你是一头猪！’”

拉塞尔太太吃惊地说：“哎哟，‘小猪摇摆’夫人，你一定听过她们吵架啦。我真希望她们在你家玩儿时没有吵架。”

“小猪摇摆”夫人说：“没有，我没听过安妮和琼吵架。但是，我听过上百个别的小孩儿吵架了。你要知道，好斗者和爱吵架是孩子们身上常见的一种毛病，很容易传染，不过，也很容易治好。”

“你说很容易治好？噢，‘小猪摇摆’夫人，那该怎么治呢？”拉塞尔太太连忙问道。

“嗯，”“小猪摇摆”夫人说，“首先，打架和争吵就是出于习惯。有那么一天早上，一个孩子醒来之后，感到不太顺心。于是，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对他的弟弟微笑着说：‘早上好！’而是瞪着他的弟弟大声吼道：‘你怎么穿了我的衬衫！’那个小弟弟只好说：‘我没有穿你的衬衫。’因为他真的没穿。那个不顺心的孩子就说：‘你就穿了，你就穿了！’如此这般，吵架就开了头。”

“第二天早上，两个孩子都患上了好斗者和爱吵架的毛病，他们一睁开眼睛就开始粗鲁地冲对方大吼大叫。用不了多久，这就成了习惯。于是，他们也就忘记了该如何和平相处了。”

“请注意，拉塞尔太太。我相信，如果那两个好斗者和爱吵架的孩子，能够像别人听着她们吵架一样听到其他人吵架，能够像别人看着她们吵架一样看着其他人吵架，她们便会很快意识到，她们那样争吵是多么的令人讨厌啊。这样，她们就能很快痊愈了。”

“为了让安妮和琼有机会看到别人争吵，你和拉塞尔先生不得不假扮作安妮和琼。不过，首先，你得记下孩子们吵架时说过的每一句话。自打早上开始，就写下详细的记录。就这样，整整记录一天的吵架内容。记住，别向孩子们透漏半个字儿。不过，从第二天开始，你就和拉塞尔先生重复这些吵架的话。我认为，你们当然不必打打掐掐的，只是记住要大声地争吵，制造出噪音就行啦。但也不要笑出来，别让孩子们看出这只是一个游戏。观看吵架，然后假装吵架。通常，一天时间就足够啦。”

拉塞尔太太说：“每天早晨，琼都告诉安妮，说床上有一只大个儿的黑蜘蛛，就在安妮睡的那边，而安妮就会尖叫着冲进我们的房间。那么，我和拉塞尔先生也得这么做吗？”

“天呀，老天，”“小猪摇摆”夫人惊呼着，“那也是比利·彼得斯（Billy Peters）与汤米·彼得斯开启一天的方式。只不过，比利告诉汤米的是有一条眼镜蛇。好啦，不论是眼镜蛇还是黑蜘蛛，你和拉塞尔先生学着做就是了。再见，祝你们好运！”

跟“小猪摇摆”夫人说完再见之后，拉塞尔太太就坐下来，写下了她能够回忆起来的安妮与琼早晨争吵的每句话。等孩子们放学以后，拉塞尔太太故意给她们中的一人一个较大的苹果，然后跟在她们身后，记下了她们吵架的话。等她们脱了衣服上床的时候，拉塞尔太太还待在她们的房间里，忙着做笔记呢。值得庆幸的是，孩子们吵架的话儿还真是很高产，从谁的牙刷上挤的牙膏多，该轮到谁先冲澡了，谁的枕头最软，到谁在床上占了更大的地方，谁盖得被子最多，该轮到谁关灯啦，谁的脚最大，谁的嘴巴张开得最大，谁的牙齿最多，她们为每一件事儿而争吵。天呀，她们太顽皮了，太爱吵架了！

等把她们争吵的话都记下来之后，拉塞尔太太又递给拉塞尔先生一个吵架句子的副本，并把“小猪摇摆”夫人的办法告诉了拉塞尔先生。他认为，“小猪摇摆”夫人的主意简直是太妙啦。于是，他仔细研读起该自己说的那部分话来。

第二天早上，琼睁开她那双蓝色的眼睛，刚要伸出手去掐安妮。就在这时，她听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里传出一阵吵闹声。突然，房门洞开，拉塞尔太太抓着她的睡袍跑了进来，同时还大声喊叫着：“安妮，琼，快点儿，我们的床上有一只大个儿的黑蜘蛛，就趴在我睡的那边儿！”

琼平静地问道：“你怎么知道那里有只黑蜘蛛？你看见它了吗？”

这时候，安妮也被吵醒了，出于习惯，她立马跳下床，尖叫着朝门口跑过去，可她妈妈的叫声比安妮的还要大，这让安妮吃了一惊，连忙问她妈妈出了什么事儿。她妈妈开始捶打着床叫嚷着：“我们的床上有一只大个儿的黑蜘蛛，就趴在我的那边。你爸爸这么说的。他说他看见啦。”

安妮说：“可是，妈妈，如果真有只蜘蛛的话，那么，爸爸为什么还在那里呢？”

她妈妈根本没管她说些什么，只是继续尖叫着：“爸爸是那样说的。我吓坏啦。呜呜呜呜呜！”

琼说：“我们最好还是进去看看吧，安妮。”于是，她俩一本正经地走进了爸爸妈妈的房间。拉塞尔先生正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呢。安妮掀开了被子，琼盯着床面仔细查看，可她俩看到的，只有爸爸的两只脚，脚趾头还在来回地蠕动呢。

安妮严厉地质问：“你为什么用那种方法吓妈妈呢，爸爸？”

拉塞尔先生说：“她吓着了吗？”说完，跳下床，冲进了浴室，用他最高的声音喊道：“哈，哈，轮到我先冲澡啦！”

听到喊声，拉塞尔太太从双胞胎的房间飞奔回自己的房间，开始捶打着浴室的门，大叫着：“没轮到你先冲澡！该我先冲！你昨天用先冲澡的权利交换了一个新高尔夫球。”

拉塞尔先生粗声大气地笑着，喊了回来：“对你来说，太不幸啦，我已经把门锁上喽！”

拉塞尔太太踢蹬着门嚷着：“骗子！骗子！大骗子！”

安妮和琼彼此对视了一下，她们的眼睛因惊讶而瞪得圆鼓鼓的。安妮小声说：“我们回去穿衣服吧。”琼也说：“好的，那快点儿！”她俩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房门。

她们穿衣服的时候，还能听到她们的爸爸和妈妈吵架的声音。等到拉塞尔先生从浴室里出来，只听见拉塞尔太太说：“你用了我的毛巾，那是我的毛巾。”

拉塞尔先生说：“那不是，它是我的。”

拉塞尔太太说：“不是你的，它是我的。”

拉塞尔先生说：“那是我的运动衫，你穿了我的新运动衫。”

拉塞尔太太说：“那么，你还穿了我的高尔夫球衫呢。”

拉塞尔先生说：“把我的新运动衫给脱下来！”

拉塞尔太太开始哭了起来。她啜泣着说：“你穿了我的高尔夫球衫，你答应我，说我可以穿你的运动衫的。你这个猪。”

拉塞尔先生说：“好吧，宝贝儿，你就穿那件旧的吧。”

吃早餐的时候，拉塞尔先生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尺子，开始量桌上的柚子，然后拿了最大的一个。拉塞尔太太马上把柚子从他手中夺了过去。她碰洒了的咖啡全都溅到新运动衫上了。

拉塞尔太太端上来炒鸡蛋，给自己盛了堆得很高的一大盘，只给拉塞尔先生很少的一点儿。他看了看两个盘子，说：“真是猪！”

“你说到了猪，”拉塞尔太太说，“那该轮到我开车了！”

“不对，”拉塞尔先生说，“该轮到我了。你上周开车了。”

拉塞尔太太说：“我上周就开车去了杂货店，然后再返回来，而你却开了很长一段路去买你的高尔夫球杆。”

拉塞尔先生非常生气地说：“你开了多远，对我来说都没什么两样，不论开多远，你都已经用掉了你的机会，女士。”

拉塞尔太太又哭了起来。“我认为，你在故意找——茬儿。”她拉长声音哭诉着，“孩子们，你们说是不是该轮到我啦？”她冲着双胞胎姐妹问道。

姐妹俩都看着妈妈，没有回答，反而说她们已经吃完饭了。然后，急忙穿上外套，出门上学去了。

就在那天晚餐的时候，爸爸拿着烤排骨走进浴室，放到秤上称重量，最后他拿了两块儿最大的。妈妈则拿了最大的烤土豆。可是，她却一颗一颗地挑着菜豆，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分到数量相等的豆子。等最后分好的时候，豆子全都变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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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俩清理了桌面，安妮端上了南瓜派。哈，南瓜派是这对双胞胎姐妹最喜欢的甜点啦，所以安妮端着走出来时非常小心，她把南瓜派轻轻地摆到爸爸面前。但是，这种努力是白费力气，因为妈妈伸出手，一把抓过南瓜派，说道：“由我来分！”




“噢，不，你不能分。”爸爸说着夺回了南瓜派。

“你也不能分！”妈妈说着起身去够南瓜派，但是爸爸把派猛地端起来，举过了头顶。妈妈抓住了爸爸的手腕儿，只听得“啪嗒”一声，那个南瓜派整个儿掉到了地毯上面。

双胞胎姐妹开始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央求着：“妈妈，爸爸，请你们别再吵架了。我们简直受不了了。这太可怕了！”

妈妈说：“怎么会？我还以为你们喜欢吵架呢。”

琼说：“我们痛恨争吵。我们太难过了！”

安妮也说：“吵架可太糟糕了。它让我难过极了。”

拉塞尔太太抱起琼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拉塞尔先生抱起安妮放到自己的膝盖上。然后，他们说：“说实话，女孩们，我们也不喜欢吵架。这只是我们从你们两个人那里传染来的毛病。哎呀，我们一定吵了一整天了吧！”

双胞胎姐妹一起说：“就是，吵了一整天！”

爸爸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该怎么做吧。我们全都手拉手庄严地发誓，说让这个家里不再有争吵。然后，我们都走着去芬德利杂货店（Findley’s Drugstore），用冰淇淋给誓言封印。大家同意吗？”

“我们举双手赞成。”她们都喊道。于是，他们手拉着手说：“我们庄严地发誓，从此这个家里不再有吵架和打斗了。”

随后，他们走着去了芬德利先生的杂货店，买了冰淇淋苏达。尽管安妮看到芬德利先生在琼的汽水上放了三勺冰淇淋，而只在自己的汽水上放了两勺；尽管琼看到芬德利先生往安妮的冰淇淋上加了两勺草莓酱，而只往自己的冰淇淋上加了一勺，可她们两个人什么都没有说。很明显，“好斗者和爱吵架”的孩子就这样真的给治好了。















《您好！小猪摇摆夫人（2）》










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



父母们都热爱“小猪摇摆”夫人，因为她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坏习惯；孩子们也热爱她，因为她能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帮助很大，非常有趣，魅力无法抵挡——它们不仅妙趣横生，而且疗效显著！






译者前言





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





你会喜欢这样一位和蔼可亲，而且，有着神奇魔法的夫人吗？

在她身上，三分像巫婆、三分像仙女、三分像常人，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一份特别的对孩子们浓浓的爱心！

她有一双亮晶晶的褐色眼睛，一头很长很长的褐色头发，她穿的衣服也大都是褐色的。她的身材非常矮小，背上还长着一个罗锅儿。她自称那里面充满了魔力，可以解决孩子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帮助他们从小培养出更好的习惯。而在孩子们看来，那个罗锅儿一定是容易绑牢翅膀的地方。因为孩子们打心底相信，她本来就是一位温柔而美丽的天使！

这位夫人的过去有点儿神秘。据说她年轻时嫁给了一个海盗，她丈夫去世前，曾经在后院里埋藏了各种财宝。她的房子被建成了古怪的“底朝天儿”的样子，但厨房、浴室和楼梯除外。房子里还住着一条叫“瓦格”的狗和一只叫“莱特福特”的猫。整幢房子似乎天然就是一座妙不可言的“儿童乐园”。这位夫人浑身上下永远散发出一股既喷香又温暖，还带有甜味曲奇的好闻味道。对那些因为什么事儿感到悲伤的孩子们来说，这种味道特别具有安慰的作用，让他们感到格外的开心和舒服。

她，就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人公——“小猪摇摆”夫人！

不用说，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50多年来，“小猪摇摆”夫人在全世界范围受到了小孩子和大人们高度地、广泛地喜爱。孩子们喜欢她，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们，总是能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大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当他们的软语温存和大声呵斥都无济于事时，“小猪摇摆”夫人总能以富含常识的神奇疗法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麻烦——她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坏习惯。这些年来，当世界众多教育专家，甚至像“育儿权威”斯波克这样的人物对孩子问题都束手无策时，很多父母早已经偷偷地在向“小猪摇摆”夫人求助了。与大多数父母和专家们有所不同，“小猪摇摆”夫人完全理解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她是世界上最了解孩子也最热爱孩子的人。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小猪摇摆”夫人无异于一个天赐的福音！无论对孩子还是对家长，这套丛书都提供了一种了不起的神奇方法，让他们可以从中学到在学校、家庭和其他书中没有教给他们的——实际上也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不管孩子们身上表现出什么样的坏毛病和坏习惯，“小猪摇摆”夫人总是有办法对症施治，而且疗效显著，效果惊人。

你也许不禁要问，为什么“小猪摇摆”夫人运用的方法会特别重要，特别有效呢？在阅读这套丛书之前，你至少应该知道下面的一些原因。

1．习惯决定孩子的一生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曾说：“人们的行动，多半取决于习惯。一切天性和诺言，都不如习惯有力量。习惯可以主宰人的生活，所以人们应该努力养成好的习惯。不可否认，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养成的习惯，会非常完美，我们称之为教育，而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习惯而已。”

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有句名言：“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的确，习惯的好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孔夫子也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就是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会像人的天性一样自然、坚固，甚至说就变成你的天性了。

要知道，任何人在他一天的行为中，大约只有5%是属于非习惯性的，而剩下的95%都是习惯性的。远离坏习惯，养成终生受用的好习惯，家庭教育就会事半功倍，孩子也就比较容易走向成功。这不正是我们家长都希望看到的事实吗？

这套丛书最主要的功效，就是改变孩子的坏毛病，从小养成好习惯！

2．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认为：教育的作用必须通过艺术的审美方式，即美的形象来达到。教是目的，教必须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实现。教化功能不应脱离使人获得愉悦的具体形象，因为欣赏者总是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这就是“寓教于乐” 的来源。　

其实，无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的孔子，也早就提出过“寓教于乐”的思想。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宋代大儒程颢在《二程遗书》（卷十一）中也阐释道：“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已物尔。”由此可见，“乐”应是学习中的最高境界，是最能实现教育目的的最佳途径。

这套丛书最重要的特点，正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唤醒孩子们的心灵！

3．用强化理论激励和改变孩子行为

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斯金纳等人提出过一种“强化理论”，也叫“行为修正理论”。斯金纳认为：人或动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会采取一定的行为作用于环境，当这种行为的后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重复出现；不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减弱或消失。

人类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改变人的习惯和行为。人类学习主要是通过观察、模仿和奖惩等方式实现的。强化理论表明了人的行为不论是顽固的还是脆弱的，是习惯的还是偶然的，实际上都是可以改变的。

经过“强化”的行为会趋向于重复发生，强化理论是孩子们学习新行为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强化的主要功能，就是按照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的规律，对人的行为予以导向，并加以规范、修正、限制和改造。 

这套丛书中的许多故事，都巧妙地暗合了强化理论，从而彰显了强大的心理行为学背景。

4．通过积极暗示产生习惯替换

心理暗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心理现象，揭示了人们易于接受外界或他人的愿望、观念、情绪、判断、态度影响的心理特点。

许多实验的结果都表明，正面暗示容易使我们成功，负面暗示则容易让我们失败。一个从小听着积极肯定的评价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充满自信，将来会拥有美好的未来；相反，一个从小听着“笨蛋”“没出息”等负面暗示成长起来的孩子，就会形成自卑的性格，很容易陷入心灵的阴影，面临苦难的人生。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听众——那就是我们的潜意识。科学家研究发现，人的潜意识在同一时间内只能主导一种感觉，当一种积极正面的思想反复地在脑海中出现时，原来的思想就会慢慢地衰竭、萎缩，新的思想就会占上风。这就是所谓的替换定律。它说的是当我们有一项不想要的记忆或者负面的习惯时，我们无法单纯地消除它，只能用其他的记忆或习惯去替换它——与其苦心消除，不如轻松替换。这就像是一块土地，如果你给它种上了庄稼，那它就不容易长满杂草了。

聪明的读者不难发现，这套丛书充满了积极的暗示，也提供了习惯替换的最佳范例。

类似的原因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比如书中有趣的人物名字，轻松幽默的文笔以及情景剧式的故事安排等等。这些极具吸引力的因素，正是我们译介这套童书的动力和热情所在。

翻译这套丛书是集体力量的结果，很多人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和建议，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人大附小读六年级的杨谨源同学，既是这套丛书最早的读者，也参与了部分的翻译工作。看着他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不时地“咯咯”发笑，我们就知道，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这套丛书的。

现在，就请翻开这套丛书吧！相信你一定会爱不释手并从中受到巨大的启发。不管你是7—12岁的小朋友，还是年轻的父母，或者是年迈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其乐融融，在快乐的阅读中分享成长和感悟吧。

我们相信，教育孩子的最好方法，就是首先要理解孩子。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以及技巧和原理来作为辅助，但任何时候，爱都是最伟大最有效的力量。这些方面，“小猪摇摆”夫人已经为你做出了最佳的表率和指引，你还在等什么呢？









                 杨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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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的赞誉





1.媒体评论

※很明显，这些故事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讲给那些欢快的孩子们听了，那些孩子——正如书中围绕着“小猪摇摆”夫人的孩子们一样——总是簇拥在作者的身边，渴望她讲那些有趣的故事。

——《芝加哥论坛报》

Each of these stories has obviously been told over and over to delighted children, who must throng around their author as the youngsters in the book do around Mrs. Piggle-Wiggle herself.    ——The Chicago Tribune

※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无与伦比的“小猪摇摆”夫人非常喜欢孩子，无论他们是好是坏，她从来也不责骂他们。她只是用积极正面的疗法去治疗“顶嘴匠”、“从不按时上床睡觉”以及男孩女孩们身上各种奇怪的坏习惯。现在，终于推出了平装本，供现今这一代的孩子们阅读享用。

——《旧金山观察纪事报》

“Everyone loves Mrs. Piggle-Wiggle!The incomparable Mrs. Piggle-Wiggle loves children good or bad and never scolds but has positive cures for Answer-Backers, Never-Want-to-Go-to-Bedders, and other boys and girls with strange habits. [Now] in paperback . . .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children to enjoy.”  —— San Francisco Examiner Chronicle

※父母们都热爱“小猪摇摆”夫人，因为她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坏习惯；孩子们也热爱她，因为她能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帮助很大，非常有趣，魅力无法抵挡——它们不仅妙趣横生，而且疗效显著！

——《出版人周刊》

Parents love Mrs. Piggle-Wiggle because she can cure children of any bad habit. Children love her because she’s tons of fun!Mrs. Piggle-Wiggle’s helpful, hilarious magic is irresistible—and as funny as it is effective!  ——Publishers Weekly

※“小猪摇摆”夫人非常喜爱孩子——希望他们举止文明、身心健康。当然，“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也有一些喜剧效果……这些奇妙的历险故事对于每个孩子来说应该都是愉快的体验。

——《纽约时报》

Mrs. Piggle-Wiggle loves children! Well-mannered and healthy children, that is.Of course, Mrs. Piggle-Wiggle’s cures have some comical consequences, too…making these remarkable adventures a cheerful prescription for just about anyone!   ——New York Times

※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会喜爱这个由贝蒂·麦克唐纳创作、由凯伦·怀特朗读的经典故事的录音。与大多数父母不同，“小猪摇摆”夫人完全理解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故事中有趣的名字和夸张的场景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除了在房间里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儿童乐园之外，“小猪摇摆”夫人还有一个储藏室，里面有一些用于治疗孩子们的常见毛病的神奇“疗法”。怀特对孩子们牢骚抱怨以及父母们绝望无奈的声音表现得惟妙惟肖。故事中20世纪50年代典型父母的形象与“小猪摇摆”夫人世界的全部魔幻浑然一体。这个录音无疑将在公共图书馆的儿童专区和小学校园图书馆里找到大量的听众。

——《学校图书馆杂志》

Kindergarten-Grade 3-Children will love this recording of the classic written by Betty MacDonald and read by Karen White. Unlike most parents, Mrs. Piggle-Wiggle understands exactly what children like to do to entertain themselves. The funny names and exaggerated situations add to the fun.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a childhood wonderland in her home, Mrs. Piggle-Wiggle has a storehouse of "cures" for common childhood diseases. White perfectly captures the whiny voices of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desperation of the parents. The portrayal of the parents in the stereotypes typical of the 1950's fits into the whole fantasy of Mrs. Piggle-Wiggle's world. This recording will find a large audience in public library children's collections and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School Library Journal

※五十多年来，“小猪摇摆”夫人受到了小孩子和大人的广泛喜爱。孩子们喜欢她，是因为她理解他们，因为她那座“底朝天儿”的房子里总是飘荡着新烤出来的曲奇的香味，还因为她有一个埋着宝藏的后院。大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当他们的软语温存和大声呵斥都无济于事时，“小猪摇摆”夫人总能以富含常识的神奇疗法解决他们孩子的问题。这些年来，当“育儿权威”斯波克（Spock）医生都束手无策时，很多父母早已经偷偷地在向“小猪摇摆”夫人求助了。

——亚马逊网站

Mrs. Piggle-Wiggle has been wildly popular with children and adults for over 50 years. Children adore her because she understands them--and because her upside-down house is always filled with the smell of freshly baked cookies, and her backyard with buried treasure. Grownups love her because her magical common sense solutions to children's problems succeed when their own cajoling and yelling don't.  More than one parent over the years has surreptitiously turned to Mrs. Piggle-Wiggle when Dr. Spock failed to come through. ——Amazon.com

※“小猪摇摆”夫人系列图书由一些古怪离奇的故事组成，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尽管故事中的家庭有些老套，书中的各种疗法听起来也有些骇人听闻，但粉丝们非常喜欢故事中展现出的孩子们的共性，以及“小猪摇摆”夫人疗法中所使用的种种魔法。

——音客公司

The Mrs. Piggle-Wiggle stories are quirky period pieces loved by children. No matter that the families are dated and that her solutions to problems so outrageous. Fans delight in the universality of children and enjoy the magic in Mrs. Piggle-Wiggle's cures.  ——AudioFile

2、图书描述

这位无与伦比的“小猪摇摆”夫人喜欢所有的孩子——不管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她从来都不责骂他们，对于“爱顶嘴的孩子”和“不想上床睡觉的孩子”，以及其他一些有奇怪习惯的男孩和女孩，“小猪摇摆”夫人总是以积极正面的疗法对症施治。

The incomparable Mrs. Piggle-Wiggle loves children good or bad and never scolds but has positive cures for Answer-Backers, Never-Want-to-Go-to-Bedders, and other boys and girls with strange habits. 

3、读者评论精华

●“我现在有了一个女儿，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对她读这些故事了。”

※“I now have a daugter of my own and can't wait to read the same storys to her. ” 

●“这些图书非常幽默，笔调轻松”

※“The books are very humorous and light-hearted.” 

●“这些故事是真正的财富！”

※“These stories are a true treasure! ” 

4、读者评论节选

（1）“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 / 一读者

我现在35岁了，但我还记得当年我妈妈每天晚上给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情景。无论我们反复听了多少遍，听妈妈读这些故事总是我们在一起共度的最美好的时光。我现在有了一个女儿，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对她读这些故事了。我非常喜欢“小猪摇摆”夫人为了使孩子们听父母的话所做的全部有趣的事情。

（1）Mrs. Piggle Wiggle's Magic / By A Customer 

I am 35 years old and can still remember my mother reading us these stories every night.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we heard them over and over it was the best time we spent together. I now have a daugter of my own and can't wait to read the same stories to her. I loved all the funny things she would do the kids to get them to listen to their parents.

（2）一种向孩子们介绍价值观和道德的有趣方式 / 一读者

这个系列是我儿童时期最喜爱的图书之一。“小猪摇摆”夫人那些纠正孩子们不恰当行为的新颖方法会给年轻读者带来欢乐，同时也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些图书都非常幽默，笔调轻松。

（2）Entertaining way to introduce values and morals to children / By A Customer

This series was among my favorites as a child. Mrs. Piggle-Wiggle's innovative ways of correcting improper behavior in children will amuse young readers while instilling notions of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The books are very humorous and light-hearted.

（3）充满了永恒的魅力和智慧 / Bockroads

实际上，我必须抱歉地说，我喜欢这本书胜过“小猪摇摆”夫人系列的第一本书。也许，我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喜欢有些故事中的魔幻疗法。无论对谁来说，本书都是“小猪摇摆”夫人的神奇故事的愉快增补，其中充满了非常令人快乐的故事，温和地让每个人（不仅仅是孩子）意识到一些“不那么好的”习惯。本书是甜蜜的、友好的，没有任何谴责，总是会让人面带微笑。

（3）Charming and eternally wise / By Backroads  

I'm actually sorry to say that I preferred this to the first Mrs. Piggle-Wiggle book. Or maybe I just like the magical cures in some cases. Anywho, this is a delightful addition to the wonders of Mrs. Piggle-Wiggle and is ful of thoroughly entertaining and hilarious stories that gently nudge everyone (not just kids!) into recognizing not-so-good habits. It's sweet, friendly, and never condemns, though it will always bring a smile.

（4）我童年时代的记忆 / khjenkins

我喜爱“小猪摇摆”夫人系列图书！当我的三年级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朗读这些故事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系列。后来，当我也当上老师后，我也非常喜欢向我的学生们朗读这些故事……孩子们非常喜欢听“小猪摇摆”夫人的那些小朋友们的故事和冒险经历！这些故事读起来朗朗上口，孩子们听起来也感觉栩栩如生。我想我们都能记得，我们年少时有一段时间也遇到过喜欢打断别人说话或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的麻烦！这些故事是真正的财富！

（4）memories of my childhood / By "khjenkins" 

I love the Piggle-Wiggle books! I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the series when my third grade teacher read them to the class. I have enjoyed reading them to my own students since then...Children love hearing about the different tal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children who are friends of Mrs. Piggle-Wiggle! The stories come alive for all people who hear these stories because it's so easy to relate to. I think we all can remember a time when we had trouble interrupting or not cleaning up after ourselves!!!! These stories are a true treasure!!

（5）非常的幽默风趣 / Angela Glassett

我已经在我的课堂上面对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孩子们朗读过这些故事。我的所有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些故事，他们还进一步去阅读了本系列其他图书。本书的幽默感非常棒。孩子们对 “小猪摇摆”夫人治疗的一些问题如数家珍。当我们在课堂上确定我们的某些性格与故事中的孩子们的性格如何相似时，我们甚至完全采用了那些幽默的方式。我强烈建议将本书作为小孩子的朗读故事，或者作为三年级或高年级的独立阅读读物。

（5）Very Funny / By Angela Glassett 

I have read this story to students in my class ranging from kindergartners to third graders. All of my students have enjoyed the story and went on to read the other titles as well. The humor used in the book is very good. Children can relate to some of the problems Mrs. Piggle-Wiggle cures. We even used her humor in class as we decided how some of our personalities fit with the children's in the story.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this story as a read aloud for younger children or independent reading for third grade and higher.

（6）我们热爱“小猪摇摆”夫人 / Domestic Diva "Sarah"

我是读着“小猪摇摆”夫人长大的，她是我的最爱。现在，我满怀兴奋地将这些故事读给我的孩子们听。我的大儿子今年4岁，我们从本周起刚刚开始读这些故事。我喜欢看他谈论各种不良行为，然后看着他反省自己烦躁不安或蛮不讲理时的表现。我还喜欢这些故事使用正规的单词，因为这非常有助于孩子们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增加词汇量。由于只有4岁，他的年龄刚刚够得上听我朗读这些故事，因此我预计，我们还能在很多年里快乐地一起享受“小猪摇摆”夫人的故事！ 

（6）We love Mrs. PiggleWiggle, / By Domestic Diva "Sarah" 

I grew up reading Mrs. Piggle Wiggle, and she was my favorite. Now I am so excited to read these stories to my children. My oldest son is 4, and we just started reading them this week. He loves the characters and the cures. I love to listen to him talk about the various bad behaviors and then watch him as his brain ticks through the times he is whiny, bossy, etc.. I also love that these stories use big words-great for building vocabulary in a very natural way. At 4, he is only just old enough to be read these, so I anticipate many more happy years of enjoying Mrs. Piggle Wiggl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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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出风头”的疗法





这是一个美丽的清晨。一只蓝色知更鸟，蹲在那株鲜花盛开的樱桃树的一根小树枝上，轻柔地来回晃动着。一株藏红花正吃力地从柔软的草丛中探出它金黄色的小头来，猛然看到了清晨的阳光，它的“眼睛”仿佛也在忽闪忽闪的。卡莫迪(Carmody)太太一边往一口黑色铁煎锅里放咸猪肉片，一边快活地哼着歌儿。“春天是一年里我最喜欢的季节啦！”她对她家的小狗曼迪(Mandy)说道。曼迪正卧在厨房的门口挠身上的跳蚤，好像要等着谁过来就绊他一跤似的。

卡莫迪太太把吐司插入烤吐司机，拿出野草莓酱。然后，她走到前厅，仰起头喊楼上的丈夫和她的小儿子——“乔丹(Jordan)，吃早餐了！”“菲利普(Phillip)，起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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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大的菲利普还躺在被窝儿里呢，他睡眼朦胧地喊道：“实际上，我衣服都穿好了，妈妈。我马上就下去。”

他的姐姐康斯坦斯(Constance)今年十一岁零九个月大，她正在洗手间里擦拭口红，想看看她十三岁可以抹口红时是什么样子。她喊道：“菲利普还没起床呢，妈妈！他十分钟之内肯定下不去的。”

菲利普冲她喊道：“老间谍！告密狂！”

康斯坦斯说：“安静点，小男孩。你可真没劲儿！”

卡莫迪太太又喊了起来：“菲利普，马上从床上起来。康妮(Connie)，把你的口红擦干净。快点，乔丹，亲爱的，免得吐司凉了。”

然后，她返回厨房，摇了摇那把过滤式咖啡壶，好让咖啡热得更快一些。随后，她走到打开的后门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芬芳的空气。她正站在那里满心欢喜地想入非非，卡莫迪先生心烦意乱地走了进来，碰巧绊到曼迪身上，重重一脚踩到了那个放在炉子旁边地板上的曼迪的饮水碗，一下子惊醒了卡莫迪太太的好梦。

卡莫迪太太抓起水槽里的海绵就开始擦地板上的水。

卡莫迪先生抱怨道：“哼，大清早的，真是倒霉！”

卡莫迪太太说：“噢，乔丹，亲爱的，真对不起！你身上弄湿了吗？”

“没关系。”卡莫迪先生悻悻地说，“什么都没关系。”

“‘什么都没关系’是什么意思？”卡莫迪太太挤着海绵里的水问。

“没什么意思。”卡莫尔先生伤感地说。同时，他把几乎一整罐奶油都要倒在自己的麦片饼干上了。

“你病了吗？”卡莫迪太太担心地瞅着他问。

“没有，我没病，”他答道，“至少身体没病。我只是心里病了。”

卡莫迪太太给吐司抹上黄油，把盘子放进炉子里烘热，搅了搅鸡蛋，把咸猪肉盛出来，放到一张餐巾纸上滤油。她看了看咖啡的颜色，又给曼迪的水碗重新倒上水，说：“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乔丹？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明白爸爸的意思，”康妮怒气冲冲地走进厨房，说：“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羞愧得简直想去死。”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卡莫迪太太说，“你现在想吃鸡蛋了吗，乔丹？”

“我想是的。”卡莫迪先生闷闷不乐地说。

卡莫迪太太迅速从炉子里拿出盘子，把鸡蛋平分成四份，加上一点红辣椒，在每个盘子里放上四片咸猪肉和两片吐司，端着两个盘子走到餐桌旁，“啪”的一下放到她丈夫和女儿面前。“现在，”她双手交叉在胸前说，“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

康妮拿起一片咸猪肉小口小口地咬起来。“好吧，”她说，“如果您真想知道的话。”

“我当然想知道。”她妈妈说。

“好吧，”康妮说，“问题是菲利普正在摧毁我们的全部生活，但您却从来不面对现实。”

“摧毁我们的生活？！菲利普？”卡莫迪太太说，“你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康妮说，“菲利普就知道出风头，讨厌死了！我的脸都被他丢光了，我再也不想往家带朋友了。想想昨天晚上吧，那简直就是可怜的爸爸的耻辱！”

卡莫迪太太仔细地看了她女儿一分钟左右，然后说：“康妮，你又涂口红了，上楼去给我洗干净。”

“哎，说老实话，”康妮重重地叹了口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个女孩都涂口红，除了我一个。我就是个怪物——有个讨厌的弟弟的可怜怪物！”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她妈妈说，“上楼去把口红洗掉吧。”

当她听到楼梯上传来康妮愤怒的脚步声时，她转向她丈夫说：“现在，乔丹，亲爱的，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卡莫迪先生说：“梅格(Meg)，菲利普小小年纪，就知道出风头，太讨厌了！他昨天晚上的表现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鲍勃·沃尔瑟姆(Bob Waltham)是我最重要的客户，老实说，如果他以后再也不来我们家了，我也没什么好埋怨他的。”

“噢，乔丹，”卡莫迪太太笑着说，“菲利普只是想逗大家开心啊。”

“你认为把整个烤土豆塞进嘴里是逗大家开心？你认为一口气喝完整杯水，喘不上气来，脸憋得发紫，最后吐得桌子上到处都是水是逗大家开心？你认为扮斗鸡眼，用舌头舔下巴，抖耳朵，用脑袋倒立，把字母表顺着背、倒着背、从两边往中间背、一通胡乱背是逗大家开心？哼，我不这样认为。鲍勃·沃尔瑟姆也不会这样认为！”

“乔丹，”卡莫迪太太说，“你知道，鲍勃·沃尔瑟姆是个古板无聊的家伙，你自己也这样说过。菲利普毕竟才十岁，他只是个小孩子，你不应该对他要求太过分。”

“你应该说，他不应该对我太过分才是。”卡莫迪先生气呼呼地把一片面包撕成了两半，“梅格，必须对那个男孩儿做点什么。必须今天就做！马上就做！”

就在这时，菲利普叮叮当当地走下楼，“嗖”地一下滑进了餐厅。“你好，爸爸。你好，妈妈。”他兴高采烈地说道。

“早上好！”卡莫迪先生气呼呼地说。

“早上好，菲利普，亲爱的。”卡莫迪太太说。

菲利普坐下来，抓起糖碗就往他的麦片饼干上倒。

“别倒那么多糖，亲爱的。”他妈妈说。

菲利普又加了满得冒尖儿的两勺白糖，把奶油罐里剩下的奶油全都倒进自己的麦片粥里。

他满心欢喜地看着他爸爸，迫不及待地说：“嘿，爸爸，你想看我把这块饼干整个儿放进嘴里吗？”

“不想！”他爸爸答道。

“就算含着整块饼干吹‘迪克西(Dixie)’曲子也不想？”

“不想！”他爸爸吼道。

“吃你的早餐吧，亲爱的。”他妈妈说，同时把重新盛满奶油的罐子放到了桌上。

“要是我……”菲利普又开口了。

“别说话了！”他爸爸吼道。

康妮走下楼，悄无声息地来到餐厅门口。她站在那里，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她。她说：“多么令人厌恶的小炫耀狂啊！噢，妈妈，难道您看不出他有多令人讨厌吗？”

“噢，妈妈，难道您看不出他有多令人讨厌吗？”菲利普尖声尖气地模仿着他姐姐的声音说，“用枪打死他，妈妈！杀了他吧！用杀猪刀把他切成几大块！妈妈，他在我那些又蠢又丑、只会咯咯傻笑的朋友面前让我难堪了。”

“嗨，孩子们……”卡莫迪太太温柔地说。

卡莫迪先生瞪着眼睛看了一圈桌子，厉声说道：“我要你们保持绝对安静！”

“天哪，爸爸，你怎么啦？”菲利普问道，“你是病了还是怎么啦？”

“没错，我是病了！”卡莫迪先生粗鲁地将勺子插进野草莓酱里。

“我去给你拿阿司匹林吧。”菲利普说着就要往椅子下面滑，“我要拿两片阿司匹林，我要用鼻子尖儿顶着它们跑下楼梯。你们看着。”

“坐下！”卡莫迪先生喊道，“坐好，吃你的早餐，别说话了！”

“哦，好的，”菲利普说，“但你也没必要生这么大气吧！”

“安静点！”他爸爸高喊道。

菲利普不满地看了他一眼，重新坐下来，开始吃他的麦片饼干。

卡莫迪太太把她和菲利普的盘子从厨房里端出来，在餐桌旁坐了下来。她从窗户望出去，看到浅粉色的樱桃花、晴朗的天空和那只在树枝上荡来荡去、胖嘟嘟的蓝色知更鸟，但她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她抿了一口咖啡，咖啡是温的，然后看了餐桌一圈儿。

菲利普正忙着吃东西，但他还是立即觉察出他妈妈在看他。他咧开嘴微笑起来，低声说道：“嘿，妈妈，想看我用前额顶我的可可杯子吗？”

他妈妈笑了笑，摇摇头，用手势示意他安静。

“就算杯子里装满了滚烫的热可可你也不想？”

他妈妈摇了摇头。

“就算杯子里还放着勺子你也不想？”

他妈妈还是摇头。

“真是没劲啊！”菲利普说。

“你安静！”他爸爸低声吼道。

菲利普伸手端过果酱碟，开始闷闷不乐地把里面的果酱全部倒到了自己盘子上。

最后，早餐终于吃完了，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去了。卡莫迪太太把咖啡加热，给自己倒了一杯，在餐桌旁坐下来看晨报。就在她打开报纸的一瞬间，眼角的余光看到地板上有一件白色的东西，就在菲利普坐过的椅子下面。她弯下腰，伸手把它捡了起来，原来是一张折起来的纸条。她打开纸条，抚平，读了起来：





亲爱的卡莫迪太太：

我在菲利普身上遇到了一点儿麻烦。您能不能尽快给我打个电话？

                                                       您真诚的朋友：


                 伊迪斯·佩里温克(Edith Perriwinkle)






卡莫迪太太看了看表，九点差四分，也许还能在上课铃响之前找到佩里温克小姐。她快步走进前厅，拨通了学校的电话。

听到卡莫迪太太紧张而焦急的声音，佩里温克小姐说：“我并不想让您担心，其实也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只是菲利普现在有点儿……有点儿……”

“爱出风头？！”卡莫迪太太接道。

“嗯，是的，”佩里温克小姐说，“我想这个说法算比较恰当。我还必须承认，他非常擅长逗大家开心，他的小同学都认为他特别有趣，他表演的每个动作都能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可是，现在他的滑稽动作不再限制在课间休息和操场上了，所以我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这也是我给你写纸条儿的原因。”

“哦，”卡莫迪太太说，“我应该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因为我们在家里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您有什么建议吗？”

“是的。”佩里温克小姐说，“我想您应该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您听说过她，对不对？”

“我听过她的名字，”卡莫迪太太说，“她是位医生吗？”

“噢，不是，”佩里温克小姐说，“她只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夫人，她爱孩子，也理解孩子，她用一种非常有魔力的方法来治疗孩子们的坏毛病。她的电话号码是藤枫林（Vinemaple） 1-2345。”

“请稍等一下，我找支铅笔。”菲利普的妈妈说。

她没有找到铅笔，最后找到了一支折断了的绿色蜡笔，并在天然气账单背面记下了“小猪摇摆”夫人的电话号码。

拨通“小猪摇摆”夫人的电话号码时，卡莫迪太太的手都在不停地哆嗦。但“小猪摇摆”夫人的声音很温和，很友好，卡莫迪太太很快就不再紧张了，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儿子菲利普的情况。

“小猪摇摆”夫人笑着说：“孩子们总不能千人一面，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吧，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我的意思是说，有的孩子喜欢出风头，有的孩子则害羞胆怯；有的孩子安安静静，有的孩子则吵吵闹闹；有的孩子整天嘻嘻哈哈，有的孩子却总是哭哭啼啼。噢，我还能列举很多类型，但不管吵闹还是安静，害羞还是炫耀，胆怯还是鲁莽，孩子们都很奇妙，我爱所有孩子。”

“呃，”“小猪摇摆”夫人接着说道，“如果只有菲利普的姐姐抱怨他，那么我倾向于让时间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既然菲利普已经惹恼了他的爸爸和佩里温克小姐——这个国家最好的五年级老师之一，那么我想我们最好还是采取一些措施。”

“采取措施？”菲利普的妈妈声音颤抖着问，“您说的‘采取措施’是什么意思？”

“哦，非常简单。”“小猪摇摆”夫人说，“请您让菲利普放学后到我家来一趟，我要给他一瓶‘出风头药粉’。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顿饭之前在他身上洒上一点儿——特别是在和别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每天早晨上学前也给他洒上一点儿。我敢保证，你就再也不用为菲利普而心烦了。”

“但‘出风头药粉’是什么东西呢？它会伤害到菲利普吗？”卡莫迪太太担心地问。

“我敢保证，‘出风头药粉’没有任何害处。”“小猪摇摆”夫人说，“但它会防止人们出风头。你看吧，它会使出风头的人隐身。”

“隐身？！”卡莫迪太太哽咽道，“您的意思是说，我就看不见我的小儿子了？”

“当他出风头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小猪摇摆”夫人实事求是地说，“谁也看不见他。但当他停止出风头时，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你确信吗？”菲利普的妈妈问。

“嗯，是的。”“小猪摇摆”夫人说，“现在，别再担心了，只要让菲利普放学后过来就行了。我知道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再见，别担心了！”

但卡莫迪太太还是很担心。清洗早餐碗碟和整理屋子时，她在担心；准备购物清单和整理要送出去清洗的衣服时，她在担心；特别是在收拾菲利普的房间时，她最担心了。

“如果那些药粉让菲利普消失了，然后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他就再也回不来了，那该怎么办呀？！”当她从菲利普的枕头底下掏出两个苹果核儿、三本有趣的小书、一个弹弓和一个装有“史密斯兄弟药店(Smith Brothers’)”咳嗽滴丸的空药瓶时，她难过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菲利普的房间很乱，她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像着那些可怕的事情。最后，她决定不让菲利普去取那种有魔力的“出风头药粉”。那种破药粉太危险了，不能用在菲利普这样敏感的孩子身上。而且，那些出风头的表演说明菲利普真的是非常聪明，说不定有一天他还会登台表演呢！就在这时，前门猛地一下被推开了，一个声音高喊道：“妈妈！嘿，妈妈，您在哪儿啊？”不用说，是菲利普从学校回来了。

卡莫迪太太冲下楼，没错儿，就是菲利普。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坐在那里，生龙活虎地。他正坐在厨房餐桌旁，狼吞虎咽地吃姜味饼干和喝牛奶。他背对着他妈妈，但卡莫迪太太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套头衫的一条袖子被扯掉了。“菲利普，”他妈妈问道，“到底出什么事了，你的衣服怎么撕坏了？”

“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菲利普含着满嘴的饼干说。

“噢，宝贝儿，”他妈妈跑过来，问道，“你摔伤了吗？”

“噢，没什么，”菲利普说，“但我的裤腿撕破了，一只新校鞋也破了。看见了吗？”他抬起一条腿，那条腿的裤腿歪歪扭扭地裂到了膝盖。然后，他抬起另一条腿，那只脚上的棕色“牛津鞋”的鞋背上有一条大口子。菲利普的眼角上还有一条口子，鼻子上也蹭破了一点儿皮，下巴上还沾着血渍。

“天哪，菲利普，”他妈妈喊道，“你好像差点儿就被杀死了！你被汽车撞了吗？”

“呃……呃……”菲利普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

“是那些大孩子推你了吗？”

“噢，不是。”菲利普答道。

“那出了什么事？”他妈妈问。

“呃，没事儿。”菲利普喝光了最后一点牛奶，说，“我能再吃一块饼干吗？”

“当然可以，”他妈妈说，“但我想先知道，你的自行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好吧，”菲利普说，“如果您真想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我正坐在我的自行车车筐里，从‘传教山(Mission Hill)’上倒着往下骑，嘴里还在唱着《波莉多利都朵》。我看到一辆送面包的卡车开了过来，我猜是我转弯转得不够快，一下就撞到了华莱士(Wallace)家的铁栅栏上。我的鞋子挂到了脚踏板上，一根栅栏勾住了我的裤子，我的眼睛撞到了车把上，剩下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哇，您应该听听那些孩子和那个卡车司机笑得有多么开心。”

“他们肯定很开心啦。”他妈妈干巴巴地说，“现在，你上楼去把裤子和鞋子换了；把裤子拿下来，我给你补补；然后，你拎着鞋子去找瑞兹沃塔(Rizotta)先生，问他能不能在上面打个补丁。回来的路上，你到‘小猪摇摆’夫人家去一趟，她有东西捎给我。你知道‘小猪摇摆’夫人住哪里吗？”

“我当然知道，”菲利普说，“我们总上她家去玩儿。她会有什么东西给您呢？”

“不关你的事，”他妈妈说，“只要别忘了去一趟就行了。现在快点上楼去换衣服。”

五点半刚过一点儿，卡莫迪太太碰巧往厨房窗外望了一眼，看到菲利普正沿着车道走进来，后面跟着一群孩子。他的脑袋上顶着他那只鞋，鞋尖上放着一个小罐子，罐子上还蹲着一只绿色小青蛙。看到他妈妈在窗户里的脸，菲利普高喊道：“嘿，妈妈，看着！看着我，我要脑袋上顶着这些东西跳过这个小推车啦。”

“菲利普，不要！”他妈妈喊道。

但他根本听不见她的话，他妈妈只能惊恐地看着他。菲利普做了个助跑，向小推车冲去，不幸的是，他踩到一根橡胶软管上，脚下一滑，仰面朝天摔倒在杜鹃花丛中。“小猪摇摆”夫人给的那个小罐子飞上了天，“啪”的一声落到了水泥地上摔碎了。卡莫迪太太连忙冲出门，跑了过去，跪在地上，开始捡那些白色粉末中的碎玻璃片儿。菲利普从杜鹃花丛中爬起来，说：“噢，妈妈，对不起，我把它打碎了，我不是故意的。”

“先别说话，”他妈妈急促地说道，“你赶快进屋去，从我的书桌里拿一个干净的白信封，再把炉子上的铲子给我拿过来。快点儿。”

菲利普跑开了。卡莫迪太太小心地把那些白色粉末拢成一个小堆儿，将双手捂在上面，免得风把粉末给吹跑了。菲利普把信封和铲子拿来后，她把那些粉末都铲到信封里——但并不是所有的粉末，还留了大约半勺儿。她把那半勺儿粉末小心地放到手心里，托起来放到嘴边，噗的一下吹到菲利普脸上。

“嘿，您这是干什么呀？！”菲利普揉着眼睛，咳嗽起来。

“非常明智的事儿，我敢保证。”他妈妈说。

就在这时，卡莫迪先生的车拐进了车道。看到爸爸回来，菲利普马上跳到小推车上喊道：“看着我，爸爸。我要在小推车里用头倒立。我要一边倒立，一边倒着背字母表。”

卡莫迪太太看着小推车，但小推车里突然空了，菲利普不见了。不仅人不见了，连声音也听不见了。

卡莫迪先生走下车，问道：“菲利普上哪儿去了？他不是刚刚还在这里吗？！”

“是的，他刚才还在。”卡莫迪太太说着，并诡秘地笑了一下。

“嗯，我想让他把橡胶软管和小推车放到车库里去。”卡莫迪先生说。

“我会告诉他的。”卡莫迪太太说，“他应该在一分钟左右后回来。”然后，她和卡莫迪先生走进屋，关上了厨房门。

菲利普正用头在小推车里倒立着，脸憋得通红，他顺背倒背字母表，背得嗓子都沙哑了。他喊道：“嘿，妈妈，爸爸，看着我。”但他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他说话。“嘿，你们这些小孩儿，看着我。”他对那些从“小猪摇摆”夫人家一直跟着他回家的孩子们喊道。但没有人回答他，他们只是转过身，走出了院子。他慢慢地把身子正过来，爬出小推车，走进了厨房。

“您和爸爸怎么不看我表演呢？”他问他妈妈。

他妈妈正在炉子旁边忙着做晚餐，她说：“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看见你什么表演。你现在出去把橡胶软管和小推车放到车库里，然后把那些碎玻璃扫走。我们大概五分钟后开饭，晚餐有你最爱吃的……”

“您是说熏肠、烤豆子和黑面包吗？”菲利普问。

“没错儿。”他妈妈说。

“太好了！”菲利普喊道。

总算又看到了儿子，卡莫迪太太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她伸手从扫帚柜子里拿出扫帚和簸箕，递给他，说道：“来，拿着，先把外面的玻璃片儿扫干净。”

菲利普接过扫帚，扛到肩上，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嘿，妈妈，”他喊道，“你看着我，我是一架飞机。我马上就要起飞了。”

他刚开始说“看着我”时，身子就开始一点点地消失——等到说到“起飞了”时，他还真的不见了。

卡莫迪太太心满意足地哼着曲子，揭开蒸锅盖子，把黑面包放了进去。

吃晚餐时，菲利普一共消失了三次。第一次就是这样的：他把他的椅子转过来，趴在椅背上说，“看着我，我是一只大猩猩，被关在笼子里。有谁扔给我一根香蕉啊？”但刚说完“扔给我”，他就消失了。

看到这个情景，卡莫迪先生吃惊得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梅格，梅格！”他对卡莫迪太太高喊道，“菲利普不见了。他椅子下面肯定有道暗门。”

“别大惊小怪的，乔丹。”卡莫迪太太镇静地说，“他会回来的。”果然，大约两分钟过后，菲利普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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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菲利普穿好衣服后，爬上栏杆，对康妮喊道：“嘿，康妮，看着我，我要坐在栏杆上滑下去。”然后他就消失了，直到其他人都吃完早餐，他的水煮荷包蛋都变得冰凉时才出现。他妈妈注意到他的左眼上青了一大块儿，肿起来老高。当菲利普爬上他的椅子时，他说：“这个讨厌的家里根本没有人关心我出了什么事。我的整个脑袋可能都裂开了，但你们却装作没看见。”

“安静！”卡莫迪先生吼道。

卡莫迪太太对菲利普说：“吃你的鸡蛋吧，亲爱的，你要迟到了。”她一边说，一边俯过身去，在菲利普的头发上洒了些“出风头药粉”。

菲利普回过头，不解地看了他妈妈一眼，问：“您在我头发上做了什么，妈妈？”

“我只是把它们抚平了。”他妈妈温柔地说。

地理课上，当佩里温克小姐背对着孩子们，在黑板上画地图时，菲利普站到了他的凳子上，摇耳朵，扮对眼，装成大猩猩的样子在自己身上挠，做出所有那些保证会让同学们发笑的怪相。但这次根本没人发笑。事实上，甚至都没有人注意他，因为他完全消失了。

课间休息时，他把一整包泡泡糖放进嘴里，吹出一个比他的脑袋还大的泡泡。但是，尽管孩子们都站在他身边，却没有人指着他笑，也没有人说一句什么话。当然，那是因为他们都看不见他。然后，那个泡泡爆了，弄得他满头满脸都是粘胶。这次，孩子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又出现了。但菲利普根本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笑的——特别是当学校的护士用火辣辣的挥发油擦他的脸、脖子和脑袋时。

放学后，他也没觉出有什么事情好玩儿。他的脑袋撞痛了，胳膊肘也摔破了皮，别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最后，他只得坐到自行车车座上，按照正常的方式往家里骑。博比·韦斯托弗(Bobby Westover)、比利·马克尔(Billy Markle)和他并排着骑车，他们在一起一本正经地讨论着棒球。但到了“传教山”上后，比利双手离开车把，飞快地往山下冲去，嘴里还大喊大叫：“救命啊！救命啊！我失控了！我的引擎失灵了——起落架卡住了。赶快给坠机救援队打电话啊！”博比和菲利普开心地大笑起来。突然，艾伦(Allen)太太把车倒着开出车库，差一点就撞上比利，因为比利骑得太快了。最后，比利一头撞到了一棵树上。看到这个情景，博比和菲利普再也笑不出来了。

艾伦太太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几乎快被气疯了。她说：“比利·马克尔，我要给你妈妈打电话，告诉她你是一个多么爱出风头的小子！你差点儿就被撞死了，我的车也差点儿翻了。事实上，我差不多都让你给吓死了。”

比利一边哭一边说：“噢，您看看我。我的衬衫扯破了，鼻子也流血了，我的自行车还给摔坏了。”

艾伦太太说：“快到我的厨房里去洗一下，我来帮你修自行车。但别把我干净的亚麻油地毯弄得到处都是血渍。”

博比和菲利普向比利喊了声再见，但他根本都没听见。当他们骑下山，拐到通往菲利普家的拐弯处时，菲利普说：“哎，可怜的傻比利！他是多么喜欢出风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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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爱哭鼻子的疗法








福克斯格拉夫(Foxglove)太太正在烤巧克力饼干——厚厚的、坚韧的巧克力坚果饼干，那是她的四个孩子都爱吃的饼干。她将最后一盘饼干放进烤箱，把黑猫所罗门（Solomon）从厨房的凳子上抱起来放到地面，自己在凳子上坐了下来。所罗门刚才一直坐在那个凳子上，看着金丝雀阿尔玛·格鲁克(Alma Gluck)直流口水。

今天是二月的一天，天气阴沉沉的。天空是灰色的，院子里的雪也是灰色的，看起来泥泞不堪，刺骨的寒风正在房子周围呼啸。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希望孩子们没有把他们的橡胶套鞋忘在校车上，也没有忘记戴自己的棉手套。她尤其担心梅洛迪(Melody)，她的眼睛和鼻子总是通红通红的，鼻子上的皮肤还冻得裂开了口子。

她叹了口气，摸了摸所罗门——它早已跳到了她的膝盖上。然后，她把所罗门推到地上，打开烤箱。巧克力饼干正烤得热气腾腾的，她把上面的托盘放到下面的架子上，把下面的托盘换到上面的架子上，然后关上烤箱。随后，她把牛奶放到炉子上加热，准备为孩子们做可可饮料。

她正在搅拌可可饮料，下面的街道上传来了一阵消防车汽笛似的呜啦声，混合着“哇哇”的号哭声，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叹了口气，打开后门。康奈尔(Cornell)——她的大儿子，今年十一岁——冲上后门台阶，拥抱了她妈妈一下，说：“我闻到巧克力饼干的香味了，好耶！”

哈弗(Havard)今年九岁，他使劲儿跺掉了他橡胶套鞋上的雪，说：“我的拼写考试又得了100分，妈妈。我可以吃几块饼干啊？”

艾美(Emmy)刚刚才六岁，她说：“我今天又掉了一颗牙齿，但是我咬得动巧克力饼干。我可以吃几块呢？”

八岁的梅洛迪正拖着步子走过来，她的嘴张得那么大，她妈妈都几乎能看到她的胃了。“妈——妈，”她大哭着说，“那些孩子取笑我。哇——”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说：“快点儿，梅洛迪，我要关门了，要不然屋子里会变冷的。”

“我走不快，”梅洛迪一边哭，一边用袖子擦了擦她的红鼻子，“我摔了一跤，痛死了。我都走不动了。”

“那好吧，”她妈妈说，“我要把门关上了，你想走多久就走多久吧。”她说完就关上了门。

门外随即响起了一阵哀嚎，仿佛一只垂死的鬣狗发出的哀鸣声。梅洛迪三步并成两步冲上台阶，用身子撞着后门高喊道：“让我进去，我要冻死了啊。”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打开门。梅洛迪正在使劲儿撞门，门刚一开，她就一下子摔倒在地上。艾美、哈弗和康奈尔正在地上脱橡胶套鞋，看见梅洛迪摔倒在地上，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梅洛迪像个大蜘蛛似的、手脚大开地趴在地上，放声嚎啕大哭起来。福克斯格拉夫太太用脚把她轻轻推了一下，随手关上了门。

梅洛迪突然尖叫起来，她喊道：“你踢我了，我的坏妈妈踢我了！”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说：“梅洛迪，亲爱的，我没有踢你，只是用脚把你挪开了一点，好关上门。”

所罗门走过去，用它那粗糙的小舌头舔了梅洛迪的耳朵一下。

“哎呀！”梅洛迪尖叫道，“所罗门抓我，它抓着我的耳朵了。”

“它没有，”艾美说，“它只是在舔你的耳朵。你这个哭哭啼啼的大婴儿！”

“就在耳朵旁边抓了，都流血了。”梅洛迪哭着说，“我可能会得狂犬病的。”

“嘿，妈妈，她是不是很讨厌啊？”康奈尔说，“她是整个学校里的大婴儿，没有人喜欢她。”

“他们喜欢我。”梅洛迪坐起来，用手套擦着眼泪。

“算了吧，他们不喜欢你。”哈弗说，“他们都叫你‘老围嘴儿福克斯格拉夫’。”

“那是你那样叫我的。”梅洛迪说，“你听见了吗，妈妈？他总是叫我‘老围嘴儿福克斯格拉夫’。” 说着，她又大哭了起来。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说：“啊，天哪，我闻到巧克力饼干的糊味儿了。别挡我的路，孩子们。把你们的东西拣起来，放到外套壁柜里去。”

孩子们捡起他们的橡胶套鞋、外套、手套和帽子，跑出了厨房。所有孩子都出去了，只有梅洛迪还在那里。她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用手套揉着眼睛，哭得没完没了。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打开烤箱，拉出一盘巧克力饼干，把一根麦秆插到饼干里。麦秆拔出来后，看起来很干净，她知道饼干已经烤好了。可可饮料也已经开了，她把它从炉子上拿下来，放到一边儿。她准备杯子时，听到梅洛迪躺在地上喃喃地自言自语：“来吧，小宝贝儿，咱们别哭鼻子了，把你的衣服脱了。巧克力饼干烤好了。”

梅洛迪打了几个嗝儿，但没有动。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弯下腰，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了起来。

梅洛迪喊道：“噢，噢，你弄疼我了。”

她妈妈轻轻地摇了摇她，说：“嘿，我没有弄疼你。你整天哭哭啼啼的，烦不烦啊！”说完，她扳过梅洛迪的肩膀，让她转过来面对着前厅的方向，并轻轻推了她一下。

梅洛迪马上就蹲下来了——身子蜷缩得像个皮球，还使劲儿大哭着：“你对我太粗鲁了，我都站不住了。你摇我，拽我，还推我！”

“唉，上楼回你的房间去吧，等你心情好点儿再出来。”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心烦意乱地说，“快点儿走。”

梅洛迪哼哼唧唧地走开了。只是她没有“快点儿走”，相反，她拖着步子，走得很慢。

她妈妈看着她走到门口，不由闷闷不乐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开始倒可可饮料。

艾美蹦蹦跳跳地跑进厨房，搂着她妈妈的膝盖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咪。我能吃第六块饼干吗？”

她妈妈弯下腰，亲了亲她的头，说：“我们还是从第一块开始吧。”

然后，哈弗和康奈尔，还有那条狗“好小子”，走了进来。福克斯格拉夫太太一阵忙乱，没有时间去想梅洛迪的事。然后，波普思科(Popsickle)太太打电话过来，问艾美、梅洛迪、康奈尔和哈弗能不能参加她的双胞胎特伦特(Trent)和特安西(Tansy)这周六的生日聚会，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说他们当然愿意去。波普思科太太请他们都穿上游戏服，上午11点过去，因为波普思科先生要带他们到游乐场玩儿，然后还要去看电影。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一放下电话，孩子们就七嘴八舌地问谁打来的电话，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去，就像几只吵闹不停的猫头鹰。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告诉他们，就在后天，是特伦特和特安西周六的生日聚会。他们要先去游乐场，然后去看电影。男孩子们吹着口哨欢呼“好耶！”“太棒了！”艾美说：“我现在就上楼，把布鲁诺(Bruno)打扮好。”

“噢，妈妈，”康奈尔说，“别让她带那个傻里傻气的老泰迪熊了，它肚子里的棉花都露出来了。”

艾美说：“我上哪里都要带着布鲁诺的，康奈尔先生。它肚子里的棉花是露出来了，它自己也没办法呀，因为那是它肚子里的棉花自己跑出来的。所以我要带着它去。”

哈弗说：“噢，那你自己一个人去吧！”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连忙说：“小伙子们，我要你们马上到地下室去，把你们那张游戏桌做完。但别忘了，做完后要把爸爸的所有工具都收起来。”

“我会的，”哈弗说，“我总是记得收好工具。是康奈尔，他总是丢三落四的。”

“噢，是吗？”康奈尔说，“那你丢在费特罗克·哈罗韦家(Fetlock Harroway’s)的那把锤子又算怎么回事呢？”

“来吧，小伙子们，”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说，“你们最好快点，现在都快四点半了。”

男孩子们走进地下室，关上门后，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转向艾美说：“艾美，亲爱的，如果你上楼去把布鲁诺拿下来，我会把它肚子里的棉花缝回去的。我缝布鲁诺时，也许你愿意把它的衣服洗一洗，然后熨平整。”

艾美上楼后，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开始刷可可饮料锅，忽然听到有人在她身后抽泣。她转过身，看到梅洛迪站在厨房门口：她的眼睛红红的，肿起来老高，有的地方还裂了小口儿；鼻子红通通的，就像个小红萝卜；脸蛋上起了一些红斑；嘴唇也干裂了。梅洛迪说——确切地说是在哽咽道：“我看到你正在刷可可杯垫儿，但我还一点儿都没喝呢！我想，巧克力饼干也都吃完了吧。”

“你的那杯可可在那边的早餐桌上，”她妈妈愉快地说，“曲奇罐子里还有好多巧克力饼干呢！但是，如果你不洗脸，还是哭哭啼啼的，那你就一块都不能吃。”

“反正我也不想吃。”梅洛迪伤心地说，然后就上楼去了。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心烦意乱起来。该拿梅洛迪怎么办呢？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也许她应该给皮尔斯博瑞(Pillsbury)医生打个电话。她走进后门厅，拨通了他的电话号码。护士说他正在忙，请她过几分钟再打电话。这时，艾美走了进来，一只手拖着布鲁诺的一条腿，另一只手拖着一个洗衣袋，里面装着布鲁诺的脏衣服。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让艾美上楼去拿她的针线袋。这时，皮尔斯博瑞医生打电话过来，听到梅洛迪的情况后，他说他会在回家的路上过来一趟。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缝好了布鲁诺，还用两颗黑亮黑亮的纽扣做了布鲁诺的眼睛。当皮尔斯博瑞医生到达时，她正在熨布鲁诺那些最漂亮的蓝白格子连体服，男孩子们正在用电动磨砂机打磨他们的游戏桌。医生说：“多么忙碌幸福的一家子啊！你是不是正好有一杯热咖啡什么的，玛莎(Martha)？”

“特意为你准备的。”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说，同时把那些连体服递给艾美，关掉了电熨斗，“把布鲁诺和它的衣服拿上楼去，顺便叫梅洛迪下来。”

她一边给医生倒咖啡，并在一个盘子里放上一些巧克力饼干，一边说：“蒂姆(Tim)，我非常担心梅洛迪，她总是爱哭，什么事儿都哭。你觉得她是不是得了风湿热？”

“她发烧吗？”医生问，同时拿起两块饼干。

“不烧，”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说，“事实上，她看上去挺好的，但她的情绪很低落。任何事都能让她哭起来。她哭得太多了，她的脸红肿得很厉害，看起来就像被一百万只蜜蜂蜇过似的。”

医生慢慢地搅拌着咖啡，说：“如果我检查过后，没有发现梅洛迪身上有什么不适，那你最好给‘小猪摇摆’夫人打个电话试试。”

“她知道该怎么办吗？”福克斯格拉夫太太问。

“她当然知道，”医生说，“在这个城镇里，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孩子了。”

“嗯，我知道她治好了康奈尔的不良餐桌礼仪，治好了艾美爱打小报告的毛病，但我从没想到过她能治好爱哭鼻子。”

“我敢肯定，她一定能。”医生说，“噢，玛莎，你做的这些巧克力饼干真是太好吃了！我要你郑重起誓，千万不能把配方告诉给尤妮斯(Eunice)。我实在是太胖了。”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大笑起来，开心极了。这时，梅洛迪一边抽泣，一边慢吞吞地走下来。这时候，她的脸已经变成了紫布朗的颜色，鼻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熟透了的草莓，眼睛肿得更高了，她妈妈甚至完全看不见她的眼睛了。

医生说：“到这里来，我看看你有多重了。”

梅洛迪很慢很慢地向他走去，每走一步，都要打一个嗝。医生把她托起来，放到膝盖上，说：“嘿，你才八岁大，可真够沉的！来，把你的舌头伸出来。”

医生看了看她的舌头，看了看她的喉咙，又看了看她的耳朵，听了听她的肺和心跳，按了按她的肚子，测量了她的体温。检查完后，他说：“她非常健康，只是患有很严重的八岁儿童伤感症。最好在泪腺损伤前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吧。”

皮尔斯博瑞医生走后，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让梅洛迪和艾美到隔壁诺基德(Rocket)太太家去借一个洋葱。她们离开后，她拨通了“小猪摇摆”夫人的电话。

听完梅洛迪的情况后，“小猪摇摆”夫人笑了起来，她说：“噢，我有一种很神奇的药物，可以治疗‘爱哭鼻子病’。那是一种美味的药水，味道就像添加了焦糖酱的香草冰淇淋，而且，它很快就能发挥作用。事实上，如果你现在就让哈弗和康奈尔过来取药的话，我想梅洛迪在波普思科·特伦特和特安西周六的生日聚会前就能被治好。”

“噢，您真的那样认为啊？”福克斯格拉夫太太高兴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当然罗，”“小猪摇摆”夫人说，“你告诉男孩子们，我托人带回来了他们想要的那些崭新的‘超级秘密外太空另半球十向手腕式发报机’，这会让他们过来时跑得更快点儿。”

“噢，谢谢您，太谢谢您了，亲爱的‘小猪摇摆’夫人。”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说。

“你让男孩子们快点儿，”“小猪摇摆”夫人说，“天要黑了，外面的街道上有点儿滑。”

当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喊哈弗和康奈尔，让他们出去为她办点事时，他们通常都会大声抱怨起来：“到‘小猪摇摆’夫人家去，噢，太远了！”“天哪，非要在我们忙着打磨这张桌子的时候吗？！”“难道这个家里就没有别人能够替你出去办事吗？！”但她一告诉他们那些“超级秘密外太空另半球十向手腕式发报机”的事儿，他们就争先恐后地跑上楼，不到两秒钟就穿好了橡胶套鞋和外套。

不久，梅洛迪和艾美拿着洋葱从诺基德家回来了。梅洛迪正在嚎啕大哭，因为她的橡胶套鞋里甩进了烂泥，诺基德太太的狗也跳到了她身上。外面太冷了，把她的眼睛还冻疼了。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帮她脱掉外套，领着她上楼，在她的眼睛部位敷上一些冷毛巾。那些毛巾不是太冷，但她妈妈每次给她换毛巾时，梅洛迪都疼得尖叫起来。最后，她妈妈说：“我敢肯定，你一定喜欢自己的样子变成炖西红柿似的。”

艾美乐得哈哈大笑，梅洛迪又哭了起来。福克斯格拉夫太太领着她回到她的房间，让她一直待到晚餐时再下来。

福克斯格拉夫先生回家时心情很好，特别是他发现晚上要吃鸡肉和水果布丁时。然后，梅洛迪哭着走下楼来，报告有人用了她的牙刷。她之所以看得出来，是因为牙刷还是湿的。

她爸爸说：“你确认那不是你的眼泪弄湿的吗？”

梅洛迪说：“爸爸，我又不是用牙刷刷眼睛。”

“非常有道理，”他爸爸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她说，“但最近你一直像一块浴用海绵那样湿乎乎的，海绵里的水都渗出来了，看到没有？”她爸爸把她放开，这样她就能看到爸爸的夹克上湿了一大片，那是她的脑袋刚才靠着的地方。

“事实上，”她爸爸擦着他的夹克说，“在我抱过的孩子中，你是水最多的一个了。”

一听这话，梅洛迪又放声大哭起来，她大张着嘴，揉着眼睛。

福克斯格拉夫先生把自己的手绢递给她，说：“好了，大小姐，爸爸只是在说笑话，你知道的。擦干眼泪儿，我们吃晚餐吧。男孩子们都上哪儿去了？”

“他们马上就回来了，朱尼珀(Juniper)，事实上，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太太答道。

康奈尔和哈弗冲进后门，他们的脸蛋儿冻得通红，但他们的眼睛里兴奋地闪着光。他们把手向妈妈一甩，说：“妈妈，您看，‘小猪摇摆’夫人专门找人给我们弄回来什么啦？“超级秘密外太空另半球十向手腕式发报机”呢！它们是不是很灵敏？看呐，看到这个罗盘和那些指针发出的信号了吗？”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看完那些“SSOSOHTWWC”的信号，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一定要小心使用你们的发报机。我可不想让另一个星球的居民跑到我家来。”

“噢，别担心，妈妈，”哈弗说，“这里还有本小册子，里面有说明。”

“‘小猪摇摆’夫人没有给你们别的东西吗？”福克斯格拉夫太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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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对了，她还给我们一个小瓶子。”康奈尔一边说，一边翻他的夹克衣兜儿。从那些衣兜儿里，他掏出几根钉子、一条线、四颗花生、两个里面有“金子”的石头、几个螺母和螺栓、两颗灰色的甘草滴丸和一张纸条——那张纸条还是两个星期前通知他妈妈参加家庭教师协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PTA）会议的，而且他妈妈早就已经开完会回来了。最后，他终于掏出了那个用一张棕色纸包着的小瓶子。

让男孩子们上楼洗脸洗手后，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小心地打开那个瓶子的包装纸，瓶子上的标签上写着：“爱哭鼻子药水——按需服用，一次一勺。”福克斯格拉夫太太拔出木塞，闻了闻，味道很好。她对梅洛迪喊道，让她到厨房里来。梅洛迪正站在前厅里，用她爸爸的手绢擦拭她眼泪汪汪的眼睛。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在一个大勺子里倒满了一勺儿药水，让梅洛迪张开嘴。

梅洛迪正靠在炉子上伤心，听到这话，马上又哭了起来。“我不想喝任何难喝的药水，”她呜咽道，“我没病。”

“这不难喝，味道好极了。”她妈妈一边说，一边趁她的嘴张着的时候，把勺子塞了进去。

梅洛迪把药水吞了下去，说：“味道真的很好，我喜欢，我还能喝点吗？”

“现在不行，”她妈妈说，“也许睡觉前可以再喝一勺儿。现在，帮我把沙拉盘子端进去。”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注意到，那种“爱哭鼻子药水”的最初效果是，梅洛迪脸上的所有红肿都消失了。

“她可能已经被治好了。”福克斯格拉夫太太高兴地想。

鸡肉和水果布丁的味道非常美，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康奈尔坐在梅洛迪旁边，他偷偷把一根鸡骨头吐给“好小子”。福克斯格拉夫家从不在吃饭时给“好小子”喂食的，但它经常卧在餐桌下，时刻准备着，希望有人会从嘴里吐点什么东西出来。为了够那块骨头，“好小子”一只爪子搭到了康奈尔的膝盖上——康奈尔是穿着牛仔裤的，另一只爪子搭到梅洛迪的膝盖上——梅洛迪的膝盖是光着的。“好小子”并不想伤害谁，但小狗都有脚趾甲，它即便刮了梅洛迪一下，但也不至于导致梅洛迪那种声嘶力竭的惨叫吧：“啊……哇……呜……！”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梅洛迪的两只眼睛里喷出两大股眼泪，就像打开了水龙头一样。泪水灌满了她的盘子，打湿了她的桌垫，浸湿了她的餐巾，还在她的怀里形成了一个小水坑，然后顺着腿流下来，灌满了她的鞋子。事实上，没过多久，她的椅子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小水塘。

“天啊，妈妈，你看讨厌的梅洛迪啊！”康奈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像两个一元的硬币。

“妈妈，爸爸，快让她停下来啊。”当梅洛迪喷涌而出的眼泪顺着桌子流到他怀里时，哈弗喊了起来。

“梅洛迪，你这个大傻瓜，”艾美说，“你弄得布鲁诺干净的连体服上到处都是眼泪。”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说：“朱尼珀，快想点办法啊！水都漫到我的椅子下面了。”

福克斯格拉夫先生向梅洛迪喊道：“别哭了。张开嘴。笑一笑！”当时，梅洛迪已经从头到脚都湿透了。

梅洛迪只好按她爸爸说的做了，泪水果然止住了。每个人都非常惊异地看着她。“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眼泪，”她爸爸说，“你到底是怎么弄的。”

“我也不知道，”梅洛迪说，“我一开始哭，眼泪就喷出来了。”

“那我应该把你出租出去，给别人浇草坪。”她爸爸说。

“但咸水会把草杀死的。”康奈尔说。

福克斯格拉夫太太说：“别再胡说八道了，我们都动起手来，把这些水擦干。”

梅洛迪的泪水都被擦干，泪水打湿的东西也都尽可能被拧干后，梅洛迪上楼换上她的睡衣和卧室拖鞋。她妈妈给她换了一个晚餐盘子。晚餐的剩余时间里，所有人都在谈论梅洛迪令人吃惊的新本领。吃完晚餐后，梅洛迪开始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了。事实上，她已经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说服自己，像她那样“了不起”的孩子竟然还要刷锅洗碗？！

哈弗说：“听着，湿围嘴儿，轮到你洗碗了。”

梅洛迪说：“你居然敢叫我湿围嘴儿，哈弗·福克斯格拉夫，我要告诉爸爸，麦斯威尔(Maxwell)家的温室窗户就是你打破的。”

康奈尔说：“梅洛迪，你要是敢告发哈弗，周六我们去参加特伦特和特安西的生日聚会时，我就不带你一起坐过山车。”

“啊，什么宴会？”梅洛迪问。

“波普思科太太为特伦特和特安西举办的生日聚会，波普思科先生要带我们一起去游乐园玩，还要去看电影。”艾美说，“今天该你洗碗了，梅洛迪，你知道的，值日表上也写着。”

“那好吧。”梅洛迪说。

之后的时间里，一切都很平静，直到哈弗和康奈尔用两个大勺子假装决斗时。康奈尔拿着勺子跳来跳去，结果一脚狠狠地踩到了梅洛迪的脚趾上。梅洛迪放声大哭起来，她张着大嘴，就像一只打哈欠的河马。她的双眼马上喷出了两大股泪水，打湿了她的睡衣、卧室拖鞋和艾美的擦碗布，还把所罗门淋成了一只“落汤猫”。当时，所罗门正在梅洛迪的腿上蹭来蹭去。

“救命啊，救命啊，爸爸，快让她停下来。”男孩子们喊起来。

“笑一笑。”艾美喊道。

“啊……呜……”梅洛迪不但没有笑，眼泪反而流得更快了，顷刻间，厨房地板就“泪水泛滥”了。

福克斯格拉夫先生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把梅洛迪推到水槽边，让她的眼泪从水槽里流下去。他让梅洛迪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她决定停止哭泣为止。梅洛迪哭着说：“但我也湿透了。我会得肺炎，死掉的。”

“那是你的问题。”她爸爸冷冷地说，“但你可以选择：要么停止哭泣，笑一笑，把泪水止住，换上一身干衣服；要么整个晚上一直哭，就站在水槽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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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梅洛迪终于停止哭泣，浑身滴着水，吧嗒吧嗒地上楼换干睡衣和拖鞋时，福克斯格拉夫先生和太太正在玩拼字游戏，艾美睡觉了，哈弗和康奈尔应该在做作业。最后，梅洛迪换好衣服，下楼来向爸爸妈妈说晚安。她妈妈托着她的下巴，担忧地看着她说：“你感觉还好吗，亲爱的？”

梅洛迪羞怯地笑了笑，说：“我只是觉得有点冷，但没有生病。”

她妈妈亲了她一下，让她到客房里去，把她奶奶道森(Dowson)的羽绒被拿出来当被子。

福克斯格拉夫先生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睡觉时就别哭了，不然你会被淹死的。”

梅洛迪整晚上都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她感觉很愉快，特别是她想起明天就有生日聚会，后天就是星期天，佩尔戈拉·温思布罗格(Pergola Wingsproggle)还要送她一只黄色小猫咪时，她就更高兴了。而且，那天早晨还阳光灿烂。另外，她妈妈早餐前给她喝的药水味道好极了。这一切都让她很快乐。

吃早餐时，每个人都很高兴。福克斯格拉夫太太告诉孩子们，她要开车送他们上学，然后送他们的爸爸上班，因为她今天必须用车。孩子们到学校，从车里走出来时，他们的脸上都带着愉快的笑容。校长雷克索(Rexall)太太对门卫乔大爷说：“看到小梅洛迪·福克斯格拉夫终于快乐起来，我真的很高兴。”

整个上午，梅洛迪的心情好极了，她的拼写得了100分，她的作文“我的小猫”得了A。吃午饭的时候，她和艾美（Emmy）、基蒂·惠灵(Kitty Wheeling)、苏珊·格雷(Susan Gray)、萨莉·富兰克林(Sally Franklin)坐在一张桌子上，她们在一起说悄悄话，开玩笑，咯咯地笑着。班吉·富兰克林（Benji Franklin）非常喜欢捉弄人，他从自己的桌子上探过身来，抓了一把梅洛迪的姜味饼干。

梅洛迪想都没想昨天晚上的遭遇，张开大嘴就哭了起来。于是，她的眼泪马上喷涌而出。泪水灌满了她的汤碗，浸湿了她的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淹了艾美的三明治，在她的怀里形成了一个小水坑。她的泪水喷到桌子上，形成了一条“眼泪河”，流到基蒂·惠灵的姜味饼干上，然后流到了她的怀里。

孩子们全都喊了起来：“快来看梅洛迪啊！小心她的眼泪。走远点儿，我要被弄湿了。救命啊，洪水来了。赶快给消防队打电话啊。”孩子们还说了其他好多傻话。

梅洛迪站起来，一边哭一边跑出餐厅。她跑下楼，穿过大厅，跑到外面的操场里，那里没有人，因为大家都在餐厅里吃午餐。梅洛迪站在操场中央，哭啊，哭啊，哭啊，不停地哭。她哭是因为她全身都湿透了，她哭是因为班吉抢了她的姜味饼干，她哭是因为她感到孤独。但最主要的是，她哭是因为只要稍不如意，她就张开大嘴哇哇大哭——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简直无法摆脱。

噢，她就在那里哭啊，哭啊，哭啊，好像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很快，整个操场都被淹没了，泪水涨到了她的脚脖子了。她才不在乎呢，她恨整个世界，恨所有的人，恨所有的事情。不久，泪水已经涨到她的腰部了，午饭时间也快要结束了。小艾美来到操场边上，那里要比下面的操场高出很多，她向梅洛迪喊道：“笑一笑啊，梅洛迪。快点笑啊，要不然你会被淹死的。”

梅洛迪呜咽道：“我笑不出来，我太伤心了。”她一边说着，眼泪还一边止不住地往外涌。

基蒂·惠灵对她喊道：“梅洛迪，别哭了，快点儿，上课铃就要响了。”

“我不管，”梅洛迪哭着说，“反正我也不喜欢学校。”这时，泪水已经涨到了她的胸口了。

然后，佩尔戈拉·温思布罗格（Pergola- Wingsproggle）、艾美、基蒂、萨莉、苏珊和雷克索(Rexall)太太开始说起了悄悄话，后来，佩尔戈拉就不见了。梅洛迪的眼泪还在不住地往外涌，泪水已经快涨到她的下巴了。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佩尔戈拉对她喊道：“梅洛迪，快看啊，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梅洛迪抬头一看，看见佩尔戈拉正用双手高高托起一只可爱的橘红色小猫咪。

“小猫咪！是给我的小猫咪吗？！”梅洛迪说着，同时停止哭泣，笑了起来，她的眼泪也止住了。然后，她慢慢地往操场边上走去。后来，她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就干脆狗刨式游起泳来。最后，她终于从那个眼泪湖里走了出来。佩尔戈拉把那只小猫抱给她看，但她抱不了，因为她浑身都湿透了。那只小猫太可爱了，身上长着软软的长毛，两只蓝眼睛又大又圆。梅洛迪说：“噢，佩尔戈拉，谢谢你，谢谢你，它太可爱了。”

雷克索太太说：“来，我替你抱着小猫，梅洛迪。现在，和我一起到教师办公室去，我给你擦干泪水，乔大爷可以在锅炉旁边把你的衣服烤干。其余的孩子都上课去。”

到办公室后，雷克索太太脱掉梅洛迪的湿衣服，用毛巾把她擦干，然后用一条毛毯把她裹起来。然后，她把小猫递给梅洛迪，让她在躺椅上躺下来，等着她的衣服烤干。小猫蜷缩在梅洛迪的臂弯里，毛毯又柔软又暖和，很快她们两个都睡着了。当雷克索太太拿着她的衣服进来时，梅洛迪醒了。她的衣服皱皱巴巴的，但都烤干了。放学后，她妈妈开车过来，把他们接回了家。

那天晚上，当梅洛迪亲吻她爸爸妈妈说晚安时，她说：“我以后再也不哭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哭了。”她说到做到，真的是不哭了。在波普思科·特伦特和特安西的生日聚会上，梅洛迪和贝琪·维尔特(Betsy Wilt)一起坐摩天轮。当她们转到最高的地方时，引擎突然出现了故障，摩天轮停了下来。两个小女孩儿都吓坏了，但当贝琪开始哭起来时，梅洛迪说：“哭解决不了问题，贝琪。既然我们在这么高的地方，那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的家吧。你看那边，在锯木厂那边，就在学校后面，那是你家吗？”

贝琪用袖子擦了擦眼睛，顺着梅洛迪指的方向望过去，那里看起来果然像是她的家。然后，她发现自己能看见“小柳湖”(Little Willow Lake)了，她还看见了她爸爸工作的办公楼。后来，她们都认为她们看到了梅洛迪的家。

“我觉得我都看见了我的小猫‘奶油球’了，它正在车库顶上睡觉呢。”梅洛迪说。就在这时，摩天轮又启动了。

她们从摩天轮里走出来时，波普思科（Popsickle）先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她们。看到她们走过来，他惊呼道：“啊，没有眼泪？！真是了不起，这样勇敢的小姑娘应该奖励冰淇淋汽水。你们喜欢什么味的，女士们？”

“我要巧克力味儿的，加巧克力冰淇淋。”梅洛迪说。

“我也一样，”贝琪说，“我已经吃过草莓味儿和香草味儿的了。”

当她们喝汽水时，波普思科先生说：“我还以为，小姑娘们害怕时总是爱哭鼻子呢！”

“我哭了，”贝琪说，“但是梅洛迪说，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哭的确一点儿用也没有，”梅洛迪说，“我知道的，因为我以前哭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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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霸王的疗法





尼古拉斯·瑟米科隆(Nicholas Semicolon)今年十岁，他是个健壮的男孩儿，比同龄的男孩子更强壮、更高大。所有的父母都喜欢个子大、身体棒的孩子，瑟米科隆先生和太太当然也不例外。要不是因为一件事儿，他们本来能为尼古拉斯感到非常自豪的。但那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儿。尼古拉斯是个小霸王，经常欺负比他小的孩子。他戏弄和殴打女孩儿，戏弄和殴打小狗，吓唬小猫，甚至扔石头砸小鸟。有一次，他还推翻了别人忘在杂货店门口的一辆婴儿车，而车里还坐着一个一岁大的小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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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瑟米科隆先生和太太都不了解尼古拉斯。他们只知道他比同龄的孩子个头儿大，他和其他孩子的友谊都不长久，他很少被邀请参加其他孩子的生日聚会。但他们以为，尼古拉斯人高马大、身体强壮、相貌堂堂，需要和更大、更聪明的孩子一起玩儿。事实上，就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前的那个晚上，在尼古拉斯踢了那只小猫一脚，踩到了那条小狗约瑟芬(Josephine)的尾巴，大摇大摆地上楼睡觉后，瑟米科隆太太还对她丈夫说：“福斯莱特(Forthright)，你注意到我们的小尼古拉斯已经长得多高大、多强壮、多漂亮了吗？”

瑟米科隆先生正在看晚报上的证券新闻。他说：“当然注意到了，他的脚长得非常快，上个月就买了两双新鞋了。”

“我知道，”瑟米科隆太太满心欢喜，“他那双脚可真大啊！都快赶上你的脚了。”

“很好，”瑟米科隆先生兴高采烈地说，“也许他能穿坏我去年冬天在芝加哥买的那双深红色粗革皮鞋。它们一直不合脚，害得我花了很多钱。”

“让男孩子穿粗革皮鞋？”瑟米科隆太太问。

“那又有什么不行的？！”瑟米科隆先生说，“粗革皮鞋也是鞋，而且它们是新的。别忘了，亚伯拉罕·林肯(Abe Lincoln)还光过脚呢。”

“但是，福斯莱特，亲爱的，”瑟米科隆太太焦急地说，“尼基(Nicky)是童子军成员，他需要的是一双新陆战靴。”

“简直是胡扯，”瑟米科隆先生说，“鞋子就是鞋子，它们只是用来避免脚接触冰冷的地面的。”

第二天早晨，瑟米科隆太太犹犹豫豫地走进尼古拉斯的房间，拎着一双笨重巨大的粗革皮鞋。她说：“看呐，亲爱的，看你爸爸从芝加哥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尼古拉斯拿过一只鞋，仔细地检查起来。然后，令他妈妈非常惊讶的是，他欢呼道：“好耶，这鞋真结实啊！今天我能穿着它们上学吗？”

“我还想让你穿着它们去上主日学校呢，”他妈妈说，“但我想，你穿着这双鞋去上一天学应该没关系。”

尼古拉斯还穿着睡衣，他把一只脚光着伸进一只鞋里，快活地笑起来：“有点儿大，但它们又结实又沉，简直太棒了！”

瑟米科隆太太松了一口气，下楼做煎饼去了。

当尼古拉斯噔噔噔地走下来吃早餐时，瑟米科隆先生说：“新鞋子哈，儿子？”

“是啊，”尼古拉斯说，“又新又结实。我敢肯定，如果穿着这双鞋踢人，能把别人的腿踢断的。”

瑟米科隆先生正在看报纸，并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随口就答道：“嗯——”

瑟米科隆太太正在翻煎饼，她问道：“吃几根香肠，尼基，亲爱的？”

“十根香肠，十四块煎饼。”尼古拉斯一边大口喝他的橙汁一边说。

“啊，多么饥饿强壮的大小伙子啊！”他妈妈快活地说。

早餐后，尼古拉斯穿着那双很不合脚的新鞋子噔噔噔地上学去了，瑟米科隆先生穿着一双很合脚的新鞋上班去了。瑟米科隆太太给自己倒了一杯热咖啡，坐下来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她刚刚和玛丽·赫克斯(Mary Hex)通完话，电话铃就响了。那是小罗斯科·伊格(Roscoe Eager)的妈妈打来的电话，她满腔怒火，激动地几乎说不出话来。平静了一会儿后，她说道：“卡洛塔·瑟米科隆(Carlotta Semicolon)，如果你不对那个大恶霸采取措施的话，我就要给警察打电话了。”

“什么大恶霸？”瑟米科隆太太一头雾水地问。

“什么大恶霸！”伊格太太尖叫道，“你很清楚是什么大恶霸？！”

“我不知道，”瑟米科隆太太说，“我一个大恶霸也不认识。”

“噢，算了吧，你太认识了。”伊格太太说，“因为整个美利坚合众国最大、最可恶、最残忍的恶霸就是你自己的儿子尼古拉斯·瑟米科隆。”

“你是说我的尼基吗？”瑟米科隆太太问。

“没错儿，就是你的尼基。”伊格太太说，“今天早晨上学的路上，他用他的大新鞋狠狠地踢了几下小罗斯科的小腿。现在，罗斯科正躺在家里的躺椅上，膝盖以下都打着绷带，他的腿还在流血。依我看，他两条腿的腿骨都被踢碎了。”

“啊！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瑟米科隆太太吓得哭了起来，“您要我叫医生吗？”

“我已经叫了，”伊格太太冷冷地说，“医生已经在路上了。但我想知道，你想拿尼古拉斯怎么办？”

“我肯定会惩罚他的，”瑟米科隆太太说，“但我只是不理解，那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尼基。”

“但那的确像他，”伊格太太说，“那完全是尼基的一贯行为。殴打比他小的孩子，踢狗，从婴儿手里抢玩具，掀翻小女孩的三轮车，扯猫尾巴，简直是无恶不作。现在我必须走了，我听见罗斯科正在呻吟，叫我过去。”

“杰西(Jessie)，亲爱的，真是太对不起了，”瑟米科隆太太说，“我这就过去，我会带上一些彩画书和我昨天烤的甜曲奇。”

挂上电话后，瑟米科隆太太先是哭了一会儿，然后，她想起那双新粗革皮鞋。于是，她擤了擤鼻涕，擦了擦眼泪，拨通了瑟米科隆先生的电话。

当瑟米科隆先生应答后，她愤怒地说：“喂，你现在是不是很高兴啊？！”

“高兴什么？”他问。

瑟米科隆太太哭了起来。“就是那双可恶的破粗革皮鞋，它们一点儿都不适合尼基。”她呜咽道。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瑟米科隆先生问道。

于是，瑟米科隆太太告诉他伊格太太打电话的事儿。

瑟米科隆太太说：“要不是你那双粗革皮鞋，这种事永远也不会发生。我要把它们捐献给慈善组织。”

瑟米科隆先生说：“听我说，卡洛塔，亲爱的，绝不是鞋子犯的错，是尼基。毕竟，鞋子不会抓住他的脚，强迫他去踢一个小男孩的小腿吧，你说是不是？”

“是的，我想是的。”瑟米科隆太太说。

“好吧，那么，”瑟米科隆先生说，“问题的关键不是他用哪种鞋子踢人，而是他的确踢了人，而且挨踢的男孩子比他个子小。是这样吗，亲爱的？”

“是的。”瑟米科隆太太说。

“那么，”瑟米科隆先生说，“尼古拉斯放学回家后，你让他回房好好反省反省，我下班回家后再修理他。”

这时，瑟米科隆太太想起了尼古拉斯还有踢狗，抢婴儿的玩具，掀翻小女孩的三轮车和拽猫尾巴这些恶行。于是，她说道：“但是，用粗革皮鞋踢人并不是唯一的过错，福斯莱特。伊格太太还告诉我……”她把尼基所有不良的行为都告诉给了她丈夫。

她说完后，瑟米科隆先生说：“我不想要一个恶霸儿子，我想我应该马上去学校一趟，修理一下那个年轻人。”

“你打算怎么修理他？”瑟米科隆太太脸色苍白地问。

电话那头没有回音，过了很长时间，尼基的爸爸才说：“你为什么不给‘小猪摇摆’夫人打个电话呢？”

“噢，福斯莱特，你太聪明了，”尼基的妈妈说，“我马上就给她打电话。她肯定知道该怎么办。她总是有办法的。”

几分钟后，“小猪摇摆”夫人听到她的电话响了，当时她正在后院里为她的两只灰松鼠泰勒（Taylor）和菲尔伯特（Philbert）捡榛子。她走进屋，拿起电话，说了声“您好”，电话那头说：“您好，‘小猪摇摆’夫人。”那声音很悲伤、很羞愧，“小猪摇摆”夫人马上就听出来那是谁了。

然后，瑟米科隆太太开始说尼基踢、打、拽、推和掀小朋友的种种恶行，但“小猪摇摆”夫人温柔地说：“我知道，瑟米科隆太太，你不必告诉我，我什么都知道。”

“您是说，其他母亲已经给您打电话告尼基的状了？”瑟米科隆太太问。

“没有，没有，”“小猪摇摆”夫人连忙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尼基经常到我家来玩儿。我看着他从一个瘦弱多病的孩子长成一个强壮、健康、漂亮的小伙子。你应该为他感到自豪才对，瑟米科隆太太。”

“我以前一直是那样的，”瑟米科隆太太说，“直到今天早晨。现在，听到他干的那些坏事，我真希望他仍然瘦弱多病呢！”

“别那样想，”“小猪摇摆”夫人说，“有一个健康强壮的儿子要好得多。而且，生活也会轻松得多。你想要的，无非是尼基的行为应该和他的外表一样健康漂亮而已。”

“我无法理解的是，”瑟米科隆太太说，“尼基的行为为什么会那么可怕。包括我和他爸爸，谁都没有虐待过他。”

“你们当然没有。”“小猪摇摆”夫人说，“我也没有虐待过他，但他的行为就是越来越恶劣了。要是我告诉你比利·麦金塔(Billy MacIntosh)以前也是个小霸王，你可能会心里好受一些，但上星期他妈妈对他实施了‘小霸王沐浴疗法’。”

“那到底是什么？”瑟米科隆太太问。

“就是在他晚上洗澡时，在他的洗澡水里洒一点虚弱药粉。每洗一次澡，小霸王就会变得虚弱一点，最后，就像比利·麦金塔那样，连他两岁的弟弟都能推倒他，坐到他身上了。”

“他现在变好了吗？”瑟米科隆太太问。

“完全是个好孩子了。”“小猪摇摆”夫人说。

“这太神奇了！”瑟米科隆太太说，“我可以从今天晚上就开始使用‘小霸王沐浴疗法’吗？”

“我正在考虑，”“小猪摇摆”夫人说，“对于尼古拉斯的情况，我还不敢肯定，‘小霸王沐浴疗法’是否是最适当的疗法。”

“为什么呢？”瑟米科隆太太问，“那不是对比利·麦金塔很有效吗？”

“我知道，”“小猪摇摆”夫人说，“但比利·麦金塔有弟弟和妹妹。噢，我想给尼古拉斯吃‘领导力药丸’(Leadership Pills)会更管用一些。”

“‘领导力药丸’？”瑟米科隆太太问，“那是什么？”

“只是一些绿色的小药丸，味道像薄荷糖，”“小猪摇摆”夫人说，“但它们能激发出神奇的潜在领导品质，特别适用于小孩子。尼古拉斯有一间游戏室吗，或者家里别的他能和孩子们玩儿的地方？”

“哦，他有一间非常漂亮的卧室。”瑟米科隆太太说。

“我相信他有，”“小猪摇摆”夫人说，“但我更倾向于地下室、车库，甚至后院里的帐篷这样的地方。”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瑟米科隆太太兴奋地说，“后院里有一个小小的旧工作室。那是原来住在这里的人，为他们那个搞艺术的兄弟修建的。我们用它来堆放园艺工具、泥煤苔和割草机。有一次，尼古拉斯还在那里养过一只兔子。但我们可以把园艺工具搬到地下室去，我可以把那间屋子收拾一下，专门给尼古拉斯使用。”

“小猪摇摆”夫人说：“为什么不让尼古拉斯自己去收拾呢？”

“您认为他会吗？”瑟米科隆太太问。

“让我们等着瞧那些‘领导力药丸’的效果吧。”“小猪摇摆”夫人说，“如果你让尼古拉斯放学后过来一趟，我会给他一个小瓶子带回去。每天给他吃一丸，连续吃一星期，但你别期望立刻有奇迹出现。领导力品质不是一天就能得到的。保持联系，你也别担心了。”

瑟米科隆太太一挂上电话，就走到后院去看那个旧工作室。现在是深秋，冬天就快要到了。那条古老的小路从后门廊延伸出去，经过欧芹苗圃，绕过菊花花圃，经过苹果树下，绕过草莓木桶，经过堆肥，抵达那间位于一株栗子树下的旧工作室。小路上铺满了厚厚一层深达脚踝的落叶，瑟米科隆太太踩上去时，脚下发出阵阵悦耳的嚓嚓声，就像是有人在揉报纸。那个小小的旧工作室外面的油漆早就剥落了，门廊也塌了下来，前门几乎已经打不开了。

屋子里杂乱地堆放着一些常见的园艺杂物。地上还有一些洒落的泥煤苔、几个空桶和一些咖啡罐——有的装着半罐骨粉，有的装着半罐石灰。还有一把坏竹耙、一个电动割草机、几个空种子袋和一些空花盆。屋里还有尼基的第一辆小自行车、最后一辆大三轮车以及一个圣诞树支架。

瑟米科隆太太看了看四周，叹了一口气。她想，是不是应该不管“小猪摇摆”夫人说的话，而请杂工老麦克(Old Mac)来收拾这个地方呢。这时，电话铃响了，是瑟米科隆先生打来的电话，他想知道，她有没有找到“小猪摇摆”夫人，以及“小猪摇摆”夫人都说了些什么。她刚刚和她丈夫通完话，罗斯科的妈妈就打来电话说：“听医生说罗斯科只是皮肤青肿，幸好没有伤到骨头。”当瑟米科隆太太收拾完屋子，吃了一块三明治时，已经是三点半了，尼基差不多该从学校回来了。

她装了一盘甜曲奇，倒了一杯奶，擦干净一个闪闪发光的大红苹果，再把它们都放到厨房餐桌上。然后，她走上楼，洗了洗脸，梳了梳头，穿上她上杂货店穿的裙子和毛衣。她刚刚写完她的购物清单，就听到外面的街上传来一阵喧闹声。她跑到窗户旁，正好看到尼基把他的地理书高高举过头顶，“啪”的一声砸到瘦弱的、八岁大的西尔维娅·克劳奇(Sylvia Crouch)的背上。瑟米科隆太太赶忙用力敲了敲窗户玻璃，大声喊道：“尼基·瑟米科隆，快住手！”

尼基瞅了一眼他妈妈，高高举起书又砸了一下。

瑟米科隆太太冲出门，跑过去，抓住那本书，说：“你难道不感到羞愧吗？！你这样大的个子，居然去打一个小女孩儿！”

“嘿，是她先打我的。”尼基说。

“我没有，”西尔维娅尖叫道，“你抢了我妹妹的苹果，还扯我的头发。”

瑟米科隆太太说：“尼古拉斯，马上把苹果还给西尔维娅。”

“还不了了，”尼古拉斯傻笑道，“都吃光了。”

“那好，”他妈妈说，“马上到厨房里去，把我给你准备的苹果拿过来给西尔维娅。”

尼古拉斯慢吞吞地、很不情愿地走进屋，把苹果拿出来。但他并没有把苹果递给西尔维娅，而是用力向她扔过去，砸到了她的肚子上。“给你，你的破苹果。”他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

瑟米科隆太太抓住尼古拉斯的肩膀，摇了摇他，说：“尼古拉斯·瑟米科隆，快点向西尔维娅道歉，然后上楼回你的房间去。”

尼古拉斯满不在乎地说：“噢，我想我有点儿对不起。但我希望你那个丑八怪妹妹吃苹果时噎死。”

瑟米科隆太太抓住他的胳膊，揪着他快步走进屋子。她正要把尼古拉斯揪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去，突然想起“小猪摇摆”夫人和那些“领导力药丸”。她说：“出去，到车里去。我们要去杂货店，然后在‘小猪摇摆’夫人家停留一分钟。”

在杂货店里，尼古拉斯推着购物车，瑟米科隆太太挑选东西。后来，瑟米科隆太太要去找蒜盐（garlicsalt），就把尼古拉斯和购物车留在狗食货架旁边。她往回走的时候，就听到有个小孩子在哭叫。她快步走过去，看见尼古拉斯正推着他那装满东西的购物车，用尽全力去撞一个不满六岁小孩子空荡荡的购物车，那个小男孩儿正在那儿哭泣。

尼古拉斯哈哈大笑，准备用他那沉甸甸的购物车给那个小男孩的购物车致命一击。这时，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衣领，用力往后一拽，他打了个转儿，摔倒在“多螨小犬”（Mity Pup）狗食旁边。一罐狗食砸到了他的头上，另一罐砸中了他的脚趾，还有一罐砸到了他的手腕上。“唉哟！”他高喊道，“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妈妈说，“现在，站起来，看看你有没有打破那个可怜小男孩的妈妈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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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闷闷不乐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打开鸡蛋盒，里面有三个鸡蛋裂开了。瑟米科隆太太把自己那盒鸡蛋和小男孩儿的换过来，让尼古拉斯向小男孩儿道歉，还让尼古拉斯用他的零花钱给小男孩儿买了一盒动物饼干。此后，在到达“小猪摇摆”夫人家之前，她再也没有让尼古拉斯走出自己的视线之外。到了“小猪摇摆”夫人家后，她坐在车里，让尼古拉斯进去取那些“领导力药丸”。

无论是院子里，还是前门廊上——“小猪摇摆”夫人的家里到处都是来玩儿的小孩子，他们在荡秋千、挖土、缝衣服、搭房子、刷油漆、唱歌、坐跷跷板……孩子们都忙忙碌碌、高高兴兴，直到尼古拉斯走进了大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故意撞一个骑三轮车的小男孩儿，直到撞翻了他的三轮车。然后，他踩到了坐在台阶上玩抛石子游戏的一个小女孩的手指。

看到他拿着药瓶出来，他妈妈很高兴。但那个一直在玩抛石子游戏的小女孩追了出来，用一根大棍子打了他一下，然后就跑进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尼古拉斯转身想去追她，但他妈妈按了几声喇叭，斥责了他几句，喊他回来上了车。

在回家的路上，他妈妈告诉他，他的行为是多么的丢人。但他只是嬉皮笑脸地哼了几声，一点悔改之意都没有。还没顾得上卸杂货，瑟米科隆太太就给他吃了一颗‘领导力药丸’，让他回房去学习地理，反思自己的可恶行为。她还让尼古拉斯脱下粗革皮鞋，换上卧室拖鞋，但他却说：“我喜欢这双大新鞋，人被它们踢会很疼的。”

那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尽管他妈妈满怀希望、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但尼古拉斯的身上还是没有显现出多少领导力的证据。除非，你非得要说第一个坐到餐桌旁和吃得最多的就是领导力。但是，他的确没有踩到约瑟芬的尾巴，也没有踢猫，而且，他穿着卧室拖鞋走路的脚步也轻了许多。

当瑟米科隆太太喝第二杯咖啡时，忽然想起了可怜的小罗斯科和她承诺给他的蜡笔、彩画书和曲奇。她给伊格太太打了个电话，问罗斯科是不是还醒着。得知他还没睡觉后，她把那些东西都放到一个篮子里，穿上外套准备出门。这时，尼古拉斯说：“让我拿着东西送过去吧，妈妈。”

瑟米科隆太太知道伊格太太对他很是不满，而且她想到以脾气暴躁闻名的伊格先生也在家，她说：“你真想去？”

“是的，”尼古拉斯说，语气平静得出奇，“我这就去换鞋。”

尼古拉斯提着篮子走后，瑟米科隆太太对她丈夫说：“福斯莱特，我有点儿担心。我知道，尼古拉斯拿着那些东西给罗斯科，向他道歉是对的，但我有点担心希尔顿·伊格（Hilton Eager）。你知道他是有名的暴脾气。如果他打尼古拉斯怎么办呢？”

“那是尼基罪有应得。”瑟米科隆先生不动声色地说。

“我想你是对的吧。”瑟米科隆太太忧虑地说。然后，她收拾桌子，洗碗碟，喂猫，喂约瑟芬，给送奶工写了张纸条，缝好了尼基游戏夹克上的一个破洞。但尼基还没有回来。然后，她和瑟米科隆先生玩起了纸牌。通常，瑟米科隆先生会输得一塌糊涂，但今天晚上，由于瑟米科隆太太非常担心尼古拉斯，连算牌都不会了。

最后，瑟米科隆先生说：“嘿，卡洛塔，别担心了，尼基没事的。”

“但希尔顿·伊格的脾气太暴躁了。”

正在这时，前门打开了，尼基走了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吹口哨。他妈妈喊道：“罗斯科怎样了，尼基？”

“噢，他没事儿，”尼基说，“我们还玩了一会儿飞镖呢。”

“他的腿呢？”他爸爸问。

“擦伤得很厉害，”尼基说，“明天我会用我的自行车驮着他去学校。”

“你向他道歉了吗？”他妈妈问。

“是的，道歉了。”尼基高兴地说，“他人很好，接受了我的道歉，但他爸爸对我大喊大叫。有几分钟，我以为他要狠揍我一顿。伊格太太一开始根本不愿意和我说话。但我道歉后，她还给我倒了杯可可。她太好了。好了，我还有两页地理书要看。晚安！”

他特意过来吻了他爸爸妈妈，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亲吻他们了。事实上，自从他变成一个神气活现的小霸王后，就再也没有亲吻过爸爸妈妈。

第二天吃早餐时，瑟米科隆太太又给尼古拉斯吃了一颗‘领导力药丸’。后来，她很高兴地看到尼古拉斯很小心地帮助罗斯科骑上了他的自行车。

当他放学回家时，他说：“嘿，妈妈，这双粗革皮鞋实在太重了，上学很不方便。你认为我可以拥有一双新陆战靴吗？”

“我要问问你爸爸。”她答道。

看到他换上游戏服，他妈妈问他要去哪里，他回答说：“我告诉西尔维娅，我要帮她补她自行车轮胎上的洞。”

大约半个小时后，他回来了，还带着西尔维娅、她的小妹妹和罗斯科。他把他们留在门廊上，走进厨房。他妈妈正在做苹果派，他兴奋地小声对他妈妈说：“嘿，妈妈，如果我把我那辆旧三轮车送给西尔维娅的小妹妹，您不会不高兴吧？那辆车全锈了，而且，它也太小了。我、西尔维娅和罗斯科打算把那辆车粉刷一下，送给西尔维娅的小妹妹。”

“我认为这个主意很好，”瑟米科隆太太说，“你的那辆旧三轮车在花园小屋里。嘿，那是粉刷其他三轮车的好地方，你可以把小屋里的园艺工具都搬到地下室去。”

“噢，太好了！”他使劲儿拥抱了一下他妈妈，结果弄得他头发上全是面粉。“顺便说一声，”他走出门时说，“我邀请了我们班的一个男孩儿过来玩，他的名字叫吉米·戈弗(Jimmy Gopher)，他还要先回家问他妈妈。他来时，我就带他到花园小屋里玩儿。”

十分钟后，吉米·戈弗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他和尼基一样高大健壮。他也是一头红发，脸上也长着雀斑。瑟米科隆太太有点不安，担心他和尼基会欺负那些小孩子。现在，来她家的小孩子有：西尔维娅，她的小妹妹和小弟弟，罗斯科，亚当斯(Adams)双胞胎——他们只有四岁，普里西拉·威克(Priscilla Wick)——她只有七岁。她不停地从厨房窗户往外焦急地张望，但一切似乎都非常平静。有一段时间，他们都在从花园小屋往地下室搬东西。然后，西尔维娅走进厨房来拿扫帚和簸箕。普里西拉·威克要了一盆水和一块布去擦窗户。吉米·戈弗想知道松节油在哪里。罗斯科想找一些钢丝球去擦三轮车上的铁锈。

大约四点半的时候，瑟米科隆太太把九个苹果派放到一个盘子里，准备端出去给孩子们吃。这时，她听到了一阵嘈杂声。她往窗外一看，发现吉米·戈弗伸腿绊倒了普里西拉。普里西拉当时正端着一盆水，她迎面倒在了地上，盆里的水全洒到了她的游戏服外套上，她哭了起来。吉米却在一旁狂笑。瑟米科隆太太连忙走到橱柜边，拿出一颗“领导力药丸”。然后，她端起那盘苹果派，拿着那颗药丸，打开了后门。但是，眼前的景象立刻让她惊呆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尼基，她的尼基——以前的那个小霸王，现在正在扶着普里西拉站起来，给她擦眼泪。而且，他还严肃地对吉米说：“听着，吉米，普里西拉比你小，而且她还是个女孩儿。我们这个俱乐部里的任何人都不能打女孩儿和小孩儿。如果你想打人，那就和我打吧，如果你打得过我的话。”

吉米闷闷不乐地说：“噢，我又没有伤到她。她只是个大婴儿。”

“我不是，”普里西拉说，“我是社区棒球队的投球手，你把我的游戏外套全弄湿了，我要告诉我爸爸，他会把你打得稀巴烂。”

西尔维娅的小妹妹说：“他会的。他很高大。”

瑟米科隆太太说：“孩子们，吃块苹果派怎么样？”

“噢！好耶！太棒了！”孩子们围着她喊道。

她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块苹果派，但在给吉米之前，她偷偷在里面塞了一颗“领导力药丸”。

孩子们吃苹果派时，她把普里西拉的外套拿进来，放在大厅暖气上烤干，拿出尼基的一件游戏夹克给普里西拉穿上。

此后就再也没有什么麻烦了。就在孩子们该回去吃晚餐前，西尔维娅走进厨房，兴奋地邀请瑟米科隆太太到花园小屋去看她小妹妹的那辆旧三轮车。瑟米科隆太太走过去一看，发现他们已经把它刷成了漂亮的鲜红色，车把和辐条都刷成了银色。那个破旧的花园小屋看起来也很漂亮：窗户玻璃洁净得闪着亮光，地板扫得干干净净，尼基和吉米还用两个锯木架和几块木板做了一张桌子。“这是我们的工作台。”他们骄傲地对她说。

小罗斯科·伊格说：“我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我们都是俱乐部成员，我们的任务就是修理自行车之类的东西。”

普里西拉说：“我们打算叫它‘街坊儿童俱乐部’(The Neighborhood Children’s Club)。”

“尼基是主席，”吉米说，“我是总监，因为我非常擅长机械和修理东西。”

“我是秘书长，”西尔维娅说，“我负责记录，编制工作任务表。”

“我是财政部长，”普里西拉说，“我负责收会费；在我们卖柠檬水之类的东西时，我还负责收钱。”

“我是销售部长，”罗斯科说，“我负责四处搜寻，给俱乐部找活儿干。”

“我们是助理，”亚当斯双胞胎和西尔维娅的小妹妹说，“我们负责回家去拿爸爸的锤子。”

“那么，我来负责后勤工作，给你们准备点心饮料。”瑟米科隆太太说。

“也算我一个，”伊格太太说，她过来找罗斯科，刚才一直站在小门廊上听他们说话，“我认为‘街坊儿童俱乐部’这个主意太美妙了，我要烤一些巧克力饼干，庆祝你们明天的第一次会议。”

“而且，”瑟米科隆太太说，“我要四处找找，看能不能给你们的俱乐部办公室找到一些家具。我确信阁楼上有一张老厨房餐桌和四把椅子。”

“妈妈，天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壁炉里生火？”尼基问，“我们会装一扇防火屏，而且，我们会非常非常小心的。”

“我有一块旧炉栅，可以给他们用。”伊格太太说，“如果他们烧炭并使用防火屏的话，我想应该是非常安全的，你觉得呢，卡洛塔？”

“尼基和我会照看小孩子的，”吉米急切地说，“毕竟，我们是最大、最强壮的。”

后来，“街坊儿童俱乐部”日益发展壮大。很多妈妈都向俱乐部提供家具——他们甚至得到了一个长沙发——还给了他们一些盘子、曲奇、苹果、苹果汁、花生酱和爆米花。瑟米科隆先生为男孩子们建了一个漂亮的工具台，把他的一些较旧的工具给了他们。就连伊格先生——他的木工活干得很好——也控制住了他那可怕的脾气，过来帮他们建了一个门廊。亚当斯双胞胎的母亲以前是个艺术家，她为他们画了一个漂亮的招牌，上面画着一群笑容可掬的小孩子托起一些红色字母，那些字母就是“The Neighborhood Children’s Club（街坊儿童俱乐部）”。

安装招牌那天，他们邀请“小猪摇摆”夫人过来喝茶。瑟米科隆太太烤了一个椰肉蛋糕，伊格太太带过来一大盘软糖。壁炉里烧着熊熊的炭火，一张粉色的旧厨房餐桌——那是西尔维娅和普里西拉粉刷的——上铺着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格子桌布。唯一的问题是油漆还没有干，结果桌布给粘上了。事实上，那块桌布粘上去就再也揭不下来了，不过在那一天，那张餐桌看起来非常漂亮。

回家之前，“小猪摇摆”夫人进屋去看瑟米科隆太太。瑟米科隆太太说：“噢，‘小猪摇摆’夫人，我永远也无法报答您的帮助。永远也不能！”

“小猪摇摆”夫人说：“别谢我，要谢就谢‘小猪摇摆’先生吧，是他给我留下了满满一箱子治疗孩子坏毛病的神奇魔药。这是他做过的最了不起的事情了。”

“噢，顺便说一下，”瑟米科隆太太说，“我还剩下不少‘领导力药丸’，等我拿过来还给您吧。”

“你为什么不自己留着呢？”“小猪摇摆”夫人说，“我还有很多。你后院就有个儿童俱乐部，以后还会有新孩子搬到社区来。你留着它们，用起来方便些。”

“那好，我已经在两个较大的孩子身上用过药丸了，我的意思是除尼基之外。”瑟米科隆太太说，“噢，‘小猪摇摆’夫人，我现在为尼基感到非常自豪，他对小孩子非常友善，非常有耐心。”

“他当然是那样。”“小猪摇摆”夫人说，“在他内心深处，他可能一直都是那样的人。只是因为对于孩子们而言，尤其是男孩子，当他们的身体发育太快了，超出了他们的耐心和友善的成长速度时，‘领导力药丸’能做的只是平衡孩子们的身体和心智。当然，那个美妙的俱乐部也帮了很多忙。忙碌的孩子就是愉快的孩子，愉快的孩子通常很少吵架。”

当“小猪摇摆”夫人沿着大街离去，她的小狗瓦格在她一边，她的小猫莱特福特在另一边。她们的身影渐渐隐没在暮色中时，瑟米科隆太太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用围裙的一角擦拭着眼泪，像是对自己说，又是像是对别人说道：“那真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可爱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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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说悄悄话的疗法





每逢星期五下午，韦瑟薇恩(Weathervane)小姐一般都会为四年级的孩子们朗读。她通常朗读半个小时，但如果故事非常精彩，孩子们也很安静、表现很好，那么她往往会读得更长一点儿。这周五，她正在读一本日本民间故事集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名称为“买梦的人”（The Man Who Bought a Dream）。

她正在朗读，教室那头的角落里传来“嘶——嘶——嘻——嘻——”的声音。她说道：“伊芙琳·罗弗(Evelyn Rover)和玛丽·克拉克(Mary Crackle)什么时候停止说悄悄话，我什么时候才接着往下读。”

但伊芙琳和玛丽窃窃私语聊得正欢，根本没听见她说话。她们的课桌并排挨着，只要把身子往旁边一歪，她们就能把脑袋凑到一块儿，非常方便地说悄悄话，一边说还一边咯咯地笑。她们正在谈论伊芙琳下周六的生日聚会，伊芙琳的妈妈让她邀请她们班上的每个小女孩儿，但她就是不想邀请那个讨厌的科妮莉亚·怀特豪斯(Cornelia Whitehouse)，因为科妮莉亚住在一辆拖车里，她的衣服都是从圣·文森特·德·保罗(St. Vincent de Paul)慈善拍卖所买来的便宜货。“嘶——嘶——嘻——嘻——”她们边说边笑，而全班同学都在很不耐烦地等着韦瑟薇恩小姐继续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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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韦瑟薇恩小姐把她的铅笔放到读到的位置当书签，又站起身来，用她的戒尺敲了敲讲桌，清晰地大声说道：“伊芙琳·罗弗，玛丽·克拉克！马上到教室前面来！”

那两个小女孩吓了一跳，发觉自己犯了错儿，便站起来，走到韦瑟薇恩小姐的讲桌前。玛丽感觉有点儿难堪，又有一点儿害怕。但伊芙琳摇晃着她那根用两个“纯银”发卡夹住的辫子，拖着她那双每天都穿着上学的“派对鞋”慢吞吞地走过来，还低垂着眼皮儿，试图显出高人一等，很不耐烦的样子。玛丽是她最好的朋友，她很羡慕伊芙琳做的每一件事，希望自己也能像伊芙琳一样，对老师不屑一顾，高傲得像个公主。

韦瑟薇恩小姐说：“我敢肯定，如果你们两个女孩子能够告诉全班同学，什么事情有那么重要，不能等到讲故事的时间完了再说，那么大家一定会很高兴的。”

玛丽的脸羞得通红，惭愧地低下了头。

但伊芙琳却大胆地说：“我愿意告诉你，韦瑟薇恩小姐，我真的很愿意。但我答应过我妈妈，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那是关于我的生日聚会的秘密——不会每个人都受到邀请。”她转过身，意味深长地看了可怜的小科妮莉亚·怀特豪斯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在一旁傻笑的玛丽。

韦瑟薇恩小姐尖声说道：“既然生日聚会不是学校事务，我希望你不要在上课时间讨论它，特别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另外，我要你们两个放学后待在学校里，写一篇关于我今天下午朗读的故事的报告。现在，回到座位上去。”

玛丽灰溜溜地走到教室后面，坐了下来，不敢看同学们一眼。但伊芙琳却以胜利者的姿态扫视了教室一圈儿，大摇大摆地往回走，故意让她的辫子在脑袋后面放肆地荡来荡去。坐下后，她“哗啦”一声拉开书桌，拿出铅笔和纸，准备写她的报告。在此过程中，她竭尽所能地弄出最多、最大的噪音。玛丽崇拜地看着她，用手捂着嘴吃吃地笑着。

韦瑟薇恩小姐无奈地叹了口气，打开书，继续读故事。她抬眼看了一下全班，孩子们都在笑着，特别是科妮莉亚·怀特豪斯，她苍白的脸颊泛起了红晕，双眼快活地闪着亮光。

“你喜欢这个故事，对吗，科妮莉亚？”韦瑟薇恩小姐温柔地问。

“嗯，是的，”科妮莉亚赞叹道，“这个故事太精彩了。”

教室后面传来几声轻蔑的笑声，然后是蛇一般“嘶嘶”的交头接耳声。玛丽和伊芙琳的脑袋又凑到了一起，她们用手捂着嘴，眼睛瞄着科妮莉亚。韦瑟薇恩小姐尖声说道：“下课，全体解散，玛丽和伊芙琳留下。”

当玛丽和伊芙琳终于完成了她们的报告，并把报告交到讲桌上时，韦瑟薇恩小姐说：“你们两个女孩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没有父亲，没有漂亮衣服，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感受？特别是，如果你的两个同学，她们的父亲都有体面的工作，她们在背后议论你、嘲笑你，不邀请你参加她们的生日聚会，你们又该作何感想？”

玛丽垂下头，不安地扯着毛衣上的扣子。

伊芙琳说：“我不在乎。”

“你会的，”韦瑟薇恩小姐说，“你会比班上的任何孩子都在乎，因为你是个爱虚荣的小女孩儿，衣服对你很重要。”

“我妈妈说我有一种‘自然气质’，”伊芙琳说，“说我长大后会成为一名时装模特儿。”

玛丽说：“我也一样。”

伊芙琳高傲地笑起来。“噢，玛丽，别犯傻了，”她说，“你当不了模特儿的，你太胖了。”

韦瑟薇恩小姐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伊芙琳。就美而言，仁爱之心和怜悯比‘自然气质’更重要。现在，你们两个快走吧。我要批改作业了。”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伊芙琳和玛丽一直都在咯咯笑个不停，嘀嘀咕咕地谈论着科妮莉亚和她的旧衣服，谈论韦瑟薇恩小姐和她们把她气得有多厉害，以及生日聚会和男孩子们。还有那个凯伦·艾罗德(Karen Elroyd)，她总是想玩“邮局游戏”，是不是挺讨厌啊？！当她们走到玛丽家时——玛丽家就在伊芙琳家旁边，一大团乌云突然遮住了太阳，豆大的雨点开始落下来，砸到了人行道上。“呀——”她们尖叫一声，马上把她们的校服外套拉上来遮住脑袋。玛丽的妈妈正跪在篱笆旁给她的那些多年生植物除草，见她们回来，她喊道：“嘿，姑娘们，今天学校怎样啊？”

“噢，挺好的。”玛丽答道，同时用手挡住嘴，悄悄对伊芙琳说，“别告诉她我们留学校的事儿。”

“我不会说的。”伊芙琳悄悄地说。

“说悄悄话很没礼貌的。”玛丽的妈妈在一丛夹竹桃后面说道。

“嘿，你妈妈是不是疯了？！”伊芙琳用手捂着嘴对玛丽说。

“噢，她没疯。”玛丽悄悄回答道，“她只是不喜欢咱俩说悄悄话。”

“嘶——嘶——嘶。”玛丽的妈妈在她的蓝色牛仔裤上擦着手说，“你们俩听起来就像两条蛇。也许，我应该到市场里去给你们买点蛇食回来，把厨房里刚为你们烤的那块巧克力蛋糕给扔了。”

“巧克力蛋糕！”小姑娘们兴奋得尖叫起来，“太棒了！”她们冲进屋，“砰”地一声关上了后门。尽管雨点儿越来越密集，克拉克太太还在继续除草。等除完多年生植物的杂草时，她的头发已经湿透了，雨水也流进了她的眼里。她开心地微笑起来——这是温暖的春雨啊，对花园里的植物再好不过了。当她把锄头放到杂草上，把铲子放到小推车上，正要把它们推进车库时，看到一个孤单的小身子斜靠在大门上。她说：“嘿，你好啊，你是玛丽的小朋友吗？”

那个小身子说话了，那是科妮莉亚·怀特豪斯。她说：“嗯，我和玛丽是一个班的。啊，你们有一个漂亮的院子。我也很喜欢花园，但我们住在一辆拖车上，是不可能有花园的。”

玛丽的妈妈说：“那么，你爸爸一定在一个大工厂里工作啰。”

“不是我爸爸，他已经死了。”小女孩儿说，“我妈妈在那里工作。那辆拖车是和我妈妈在一个工厂工作的一位女士的，她让我们住在那里。”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玛丽的妈妈说，“我们光顾站在雨里说话，都淋湿了。我们进屋去吧。玛丽和她的小朋友伊芙琳正在厨房里吃我刚烤出来的巧克力蛋糕呢。”她走过去，推开大门，但那个小女孩却往后退了退。

“快进来呀。”玛丽的妈妈说，同时把大门推开了一点儿。这时，一股强风嗖地一下刮起来，绕着房子呼啸，雨点儿更密集了。那个小女孩还在往后退缩。玛丽的妈妈伸出手，牵住她的手，把她拉进了院子。“来吧，”她笑着说，“我们快点，免得那两只小猪把蛋糕都吃光了。”她拉着科妮莉亚，沿着小路跑上后门廊，走进了厨房。

玛丽和伊芙琳正坐在厨房餐桌旁吃大块巧克力蛋糕。“你们看，”玛丽的妈妈对她们说，“我把你们的小朋友带来了。”

“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玛丽不太友好地问。

“她是乘着一阵大风飞来的。”她妈妈说。

玛丽和伊芙琳神神秘秘地对望了一眼，把头凑到一起，又说起了悄悄话。

克拉克太太严厉地说：“玛丽，你的礼貌到哪里去了？介绍一下你的小朋友，邀请她吃点儿蛋糕啊。”

玛丽看了一眼伊芙琳，伊芙琳用手捂着嘴，歪过身子，凑在玛丽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悄悄话。玛丽咯咯地笑起来，伊芙琳也咯咯地笑起来，科妮莉亚羞红了脸。

克拉克太太高声说：“玛丽·克拉克，马上停止说悄悄话。那样很不礼貌，对人不友好，我不希望你是那样的。玛丽，你现在站起来，问候下你的小朋友，然后介绍她。”

玛丽闷闷不乐地慢慢站起来，说：“妈妈，我很愿意您见到科妮莉亚……呃……呃……”

“破布口袋。”伊芙琳压低嗓门悄悄地提示她。然后，两个女孩儿又咯咯地傻笑起来。

克拉克太太说：“玛丽，上楼回你的房间去，不许出来！伊芙琳，你可以回家了。科妮莉亚，我和你一起喝杯茶，吃块蛋糕吧。”

“哦，不用了。”科妮莉亚声音怯怯地说，“我还是走吧。”

“你完全不用那样。”克拉克太太说，“快点，玛丽，上楼去。伊芙琳，快回家吧。”

玛丽说：“但伊芙琳还没吃完呢，我觉得别人还没吃完东西就让其回家是很粗鲁的。”

“这个家里的礼节我说了算。”她妈妈说，“你，现在快走。”

玛丽闷闷不乐地走出厨房，伊芙琳冲了出去，“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克拉克太太切下两大块新鲜的巧克力蛋糕，在茶壶里倒上开水，和科妮莉亚坐下来。她们一边吃着蛋糕一边交谈：玛丽的妈妈问科妮莉亚学校里的事儿，她们的拖车房子怎么样了，有没有别的小女孩儿和她玩儿——她回答说没有。科妮莉亚则问她一些花儿的特征，该如何种植它们，要多长时间才能开花。

她们快吃完的时候，后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来人是伊芙琳，说她妈妈让她过来道歉，但她的道歉并不太真诚。然后，她说：“科妮莉亚，我妈妈说，我必须邀请你参加我的生日聚会。时间是下周六中午十二点。”

“噢，谢谢你。”科妮莉亚笑着说，“谢谢你，伊芙琳，非常感谢你邀请我。”

但伊芙琳没有笑。她打开门，径直往外走去，然后转过身来，说道：“尽量穿一件干净的衣服吧，如果你有的话。”说完，她猛地关上门，扬长而去。

霎时，科妮莉亚的脸羞得通红，两颗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滚落到她盘子里的蛋糕碎屑上。玛丽的妈妈说：“有时，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伊芙琳以前是个多么乖巧的小姑娘了。嘿，关于那个生日聚会，我有个主意——我觉得我的主意很不错。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完全可以说出来。是这样，我们都喜欢园艺，我的花园又比较大，需要有人帮忙除草和移植花木。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在每天放学后过来帮我干点活儿呢？作为报酬，我会给你买一件新衣服，让你穿着它去参加伊芙琳的生日聚会。”

科妮莉亚说：“噢，太好了！我明天放学后就来，我会跑着来的。”

“不用跑，孩子。”玛丽的妈妈笑着说，“但你最好带一些旧牛仔裤和旧鞋子过来，因为除草是件脏活儿。现在，我把这些盘子放到水槽里，然后开车送你回家。”

科妮莉亚说：“我来洗盘子，克拉克夫人。我愿意干。”她跳起来，端着盘子和茶杯向水槽走去。

玛丽的妈妈说：“非常谢谢你，科妮莉亚。你很勤快，我很喜欢。我要上楼去，把我的园艺衣服换下来，然后我就送你回家。”

换好衣服后，克拉克太太走进玛丽的房间，问她愿不愿意和她一起送科妮莉亚回家。

玛丽正坐在窗户边，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的雨。她问：“伊芙琳能一起去吗？”

“不，她不能。”克拉克太太干脆地说，“她今天下午对科妮莉亚非常粗鲁，而且，我也受不了她的悄悄话和傻笑。”

玛丽说：“伊芙琳·罗弗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最要好的朋友，我喜欢她的全部。如果你不让她去，那我也不去。科妮莉亚到底来这里来干什么啊？没人会喜欢她的。”

克拉克太太说：“她很孤独。她妈妈要上班，她放学回家后，只能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小拖车里，而那个小拖车又在一个破旧荒凉的“小拖车停车场”（little trailer park）里。你愿意住在那种地方吗？”

“我当然不愿意。”玛丽说，“如果真是那样，我觉得那太可怕了，我为她感到难过。我嘲笑过她的衣服，我很惭愧！”

“你当然应该感到惭愧。”玛丽的妈妈搂着她说，“现在，赶快去洗洗你的脸，时候不早了，我还要去商店呢。”

她们下楼时，科妮莉亚已经洗完盘子，正在清洗狗狗的水碗。克拉克太太对她表示感谢。玛丽说：“噢，你把一切都收拾得很整洁，科妮莉亚。我希望你每天下午都过来玩儿。”

“今后一阵子，她会的。”克拉克太太说，“她要过来帮我整理花园。”

玛丽看起来很惊讶，但她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她的两个小弟弟罗比(Robby)和比利(Billy)就“啪”地一声推开后门进来了。罗比拿着一只小知更鸟，比利拿着半个破鸟巢。罗比说：“妈妈，你看看这只可怜的小知更鸟儿。我们发现它躺在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家前面的人行道上，我敢肯定一定是他家的那只老猫把它打下来的。”

比利说：“它那可怜的老巢就在它旁边，里面还有一个鸟蛋。如果我们把这个鸟巢安在我们的房间里，你觉得它会待在我们家吗？”

“我确信我不知道。”克拉克太太说，“让我看看那只鸟儿。”她小心地从罗比手里接过小鸟，把它放到厨房餐桌上。小鸟的头歪下来，藏到了翅膀下面。克拉克太太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实说，我对小鸟了解得不多。”

“我知道，”科妮莉亚说，“我去年有一只小知更鸟儿。我想这只小鸟一定是饿了。你们两个男孩子到外面去挖几条蚯蚓，我来给它弄个盒子，我那只小鸟就是用一个盒子做窝的。”

“哪里能找到蚯蚓？”罗比问。

“在车库外面的堆肥里面，那里有很多蚯蚓。”克拉克太太说。

“怎样喂小鸟呢？”玛丽问道。

“等男孩儿们找到蚯蚓后，我喂给你看。”科妮莉亚说，“但我们得先要弄一个盒子。我需要一个旧鞋盒，还要一些棉花。”

克拉克太太说：“我的衣橱架子上有一个鞋盒，桌布壁橱最上面的抽屉里有卷棉花。玛丽，你上去把它们拿下来。”

玛丽用手捂住嘴，悄悄地对科妮莉亚说：“你和我一起上去吧，我让你看看我那个漂亮的手镯。我还有一个银质的小电话，电话听筒真的能从挂钩上拿下来。”

科妮莉亚也用手捂着嘴悄悄地答道：“明天我过来时，我会把我的明星剪贴簿带过来。我已经攒了100多张明星照片了。”

玛丽悄悄说道：“哇，100多张！太棒了！一定要带几张给我。”

“嘶——嘶——嘶——”克拉克太太说道，“男孩子们都回来了，你们的鸟窝还没有弄好。”

玛丽和科妮莉亚跑上楼去，很快，科妮莉亚就把盒子弄好了。她们从楼上下来时，罗比和比利正站在小鸟旁边，试图让它把头伸出来吃蚯蚓。他们已经根据海军少将伯德(Admiral Byrd)的名字把小鸟命名为“海军少将伯德”。厨房餐桌上，一条紧张的肥蚯蚓正在扭来扭去，拼命挣扎。

科妮莉亚捂着嘴悄悄对玛丽说：“男孩子们是不是很笨啊？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怎样喂小鸟。”

玛丽咯咯地笑了起来，悄悄说道：“男孩子们真笨，蚯蚓也真恶心，咦——”

罗比和比利说道：“嘿，就别说悄悄话和傻笑了，快告诉我们怎样喂小鸟。”

科妮莉亚走过去，拿起蚯蚓。

玛丽尖叫道：“哎——呀，别摸它，科妮莉亚。”

科妮莉亚说：“这只是一条破蚯蚓。来，吃呀！”她拿起蚯蚓，用它去蹭“海军少将”。过了一会儿，那只小知更鸟抬起头来，看见蚯蚓，就张开了小嘴，科妮莉亚马上把蚯蚓放到它嘴里。“海军上将”咽了几下，把蚯蚓吞进肚子里，张开嘴还要吃。这次，罗比放了一条蚯蚓进去。然后是比利，接着是科妮莉亚，再后来又是罗比，然后又是比利。最后，玛丽也壮起胆子喂了一条。

然后，克拉克太太说她必须去商店了，问男孩子们是想和她一起去呢，还是愿意待在家里，挖蚯蚓喂小鸟。他们当然选择待在家里喂小鸟。于是，克拉克太太开车带着玛丽和科妮莉亚去商店，然后就送科妮莉亚回家。

当玛丽看到遍地都是垃圾的拖车停车场，看到那辆难看的、没有粉刷的旧拖车时，她为自己和伊芙琳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羞愧。她冲动地悄悄对科妮莉亚说道：“你愿意加入我和伊芙琳的秘密社团吗？我们叫它‘秘而不宣俱乐部(Hush Hush Club)’。”

“噢，我当然愿意啊。”科妮莉亚悄悄答道。

“那么，明天上午学校见。”玛丽悄悄地说。

“好的。”科妮莉亚悄悄地答道。现在，她也已习惯说悄悄话了。因此，她悄悄地对克拉克太太说道：“谢谢您的蛋糕，谢谢您送我回家。”然后，她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克拉克太太说：“你们这些女孩子最好小心点儿，要不然你们会记不得该怎样大声说话的。”

在回家的路上，玛丽告诉她妈妈，她非常为科妮莉亚感到难过，她已经邀请她加入“秘而不宣俱乐部”了。克拉克太太告诉玛丽，伊芙琳已经邀请科妮莉亚参加她的生日聚会了，并指出伊芙琳当时的言行是多么地令人讨厌。克拉克太太还说，她已经邀请科妮莉亚来帮她整理花园，作为报酬，她要给科妮莉亚买一件新衣服。玛丽说她认为她妈妈真是太棒了，她把身子凑过去，拥抱了她妈妈一下。

克拉克太太开心地微笑起来，因为尽管玛丽还没有停止说悄悄话。但毫无疑问，她正在找回自己甜美友善的本性，克拉克太太甚至都等不及了，想立即告诉给克拉克先生了。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鸟语花香。“海军少将”还活着，正在它的窝里吱吱叫着。玛丽家刚吃完早餐，伊芙琳就敲响了她家的后门。她穿了一件绿色的新衣服，一条下摆很宽的长裙，一双绿色的新拖鞋，一件绿色的新毛衣，她的辫子上还绑了一条绿丝带。

玛丽说：“哇，伊芙琳，你看起来真可爱。简直太可爱了！”

伊芙琳眨着眼睛说：“噢，我可不这样认为。”

玛丽的妈妈说：“别忘了你的拼写书，玛丽。别忘了，你今天晚上要和科妮莉亚一起回家。”

伊芙琳说：“科妮莉亚！就那个破布口袋。这怎么可能？！”

玛丽捂着嘴悄悄说：“我为她感到非常难过，她住在一辆破破烂烂的旧拖车里，她要过来帮我妈妈整理花园。”

伊芙琳捂着嘴悄悄说：“我并不为她感到难过。她是个傻瓜。她的衣服脏兮兮的。我正为我妈妈让我邀请她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生气呢！”

克拉克先生不满地说：“嘶——嘶——嘶——你们俩真像两个乡下长舌妇……”

玛丽说：“噢，爸爸！走吧，伊芙琳，我们必须快点了。”然后，她又开始对着伊芙琳说起悄悄话来：“嘶——嘶——嘶——”

“嘿，快点上学去吧。”克拉克太太生气地说，“我真受不了你们的悄悄话和傻笑了。”

孩子们走后，她又为她丈夫和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克拉克先生一边往杯子里放糖，一边说：“必须对那两个可怕的小女孩儿做点什么了。”

“但能做什么呢？”克拉克太太问，“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的建议是，你最好给‘小猪摇摆’夫人打个电话。”克拉克先生说。

“我想也是的，”克拉克太太说，“最好马上就打。”

当然，她没有能够“马上”就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因为罗比和比利还没有去上学，而且，“海军少将”还饿着肚子呢。因此，克拉克太太一上午都蹲在那个堆肥旁边挖蚯蚓。终于把“海军上将”喂饱时，她已累得筋疲力尽了，不得不坐下来喝杯咖啡。然后，她还要清洗早餐碗碟，整理床铺，打扫客厅卫生。

她刚干完活，罗弗太太就敲响了她家的门。让克拉克太太吃惊的是，罗弗太太说：“伊丽莎白(Elizabeth)，我对伊芙琳担心得要命。最近，她变得越来越讨人厌了。她整天说悄悄话，在背后议论别人。当她告诉我没有邀请那个可怜的小科妮莉亚参加她的生日聚会时，我差点气得说不出话来。她现在已经不会用正常的语调说话了，从早到晚都是‘嘶——嘶——’的。卡特(Carter)和我都快疯了。”

克拉克太太说：“我这里的情况也一样糟糕。你听到这个，或许能好受点儿。事实上，坎特利维(Cantilever)把伊芙琳和玛丽叫做‘乡下长舌妇’。他要我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我正要打，你就过来了。”

“你是说住在藤枫林的那位有趣的可爱女士吗？”

“是的，那就是‘小猪摇摆’夫人，她比城镇里的任何人都更理解孩子，她有各种各样的魔法疗法，可以治好孩子们的坏毛病。”

“那么，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们赶快给她打个电话吧。”伊芙琳的妈妈急切地说，“也许她能告诉我们，怎样在伊芙琳的生日聚会前消除玛丽和伊芙琳的自私自利。如果她也没办法，那我真的要考虑取消她的生日聚会了。”

当“小猪摇摆”夫人听说伊芙琳和玛丽的情况后，她说：“这阵子一定是爆发了说悄悄话的流行病，我差点儿就要拿出‘悄悄话魔法棒’(Whisper Sticks)了。”

“‘悄悄话魔法棒’？”克拉克太太问，“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魔法棒棒糖，”“小猪摇摆”夫人说，“只要嘬两三口，就无法大声说话了。而且，它们的味道很好，有点像野草莓的味道，孩子们喜欢那种味道，尤其是小女孩儿。”

“这种无法大声说话的状况会持续多长时间呢？”玛丽的妈妈问。

“通常是一整天。”“小猪摇摆”夫人说，“具体要取决于孩子们吃‘悄悄话魔法棒’的速度。你认为你和罗弗太太需要多少？”

“我们真的没有概念，”玛丽的妈妈说，“您觉得呢？”

“我想七根就够了。”“小猪摇摆”夫人马上说，“伊芙琳和玛丽每人三根，剩下的那根给科妮莉亚。”

“科妮莉亚怎么会需要呢？”克拉克太太惊呼道。

“她会用得上的。”“小猪摇摆”夫人说，“一旦和玛丽交上朋友，她就会开始说悄悄话，孩子们总是互相影响的。我会让比利和罗比把‘悄悄话魔法棒’带回去的，他们今天要在我家开他们的童子军会议。”

“噢，太感谢了，‘小猪摇摆’夫人。”玛丽的妈妈连声表示感谢。

“不用客气。”“小猪摇摆”夫人说，“回头请你打电话告诉我效果怎么样。”

“好，我会的。”玛丽的妈妈说。

挂上电话后，她把“悄悄话魔法棒”的事告诉了伊芙琳的妈妈，她听了也很高兴。事实上，她们俩都非常兴奋，她们谈论了很久那种神奇的治疗方法，她们甚至开始以为那些“魔法棒棒糖”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呢。但是，当她们看到伊芙琳和玛丽沿着大街走回来，互相搂着腰，脑袋凑到一块儿，说着悄悄话，而科妮莉亚孤孤单单地跟在她们后面，可怜巴巴地往前走时，她们那种失望之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你看看她们。”伊芙琳的妈妈搅着咖啡生气地说，“那两个可恨的小家伙，脑袋凑在一起，正偷偷地说可怜的小科妮莉亚的坏话呢！”

“当然，我们不能断定她们就一定是那样，”玛丽的妈妈把蛋糕递给她时说，“但她们那样子肯定没说什么好话。不过，科妮莉亚是过来帮我整理花园的，因此，玛丽和伊芙琳今天对待她的方式无关紧要。请原谅我要离开一会儿，我要出去告诉她该怎样开始。我真希望她带着旧牛仔裤来了。”

伊芙琳的妈妈站起来说：“我马上也要回去了，我要为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儿做一个火腿三明治。她太瘦了，看起来只剩下一把小骨头了。”

玛丽的妈妈说：“就在这儿给她做个花生酱三明治吧。给她倒一杯牛奶，再给她切一大块蛋糕，好吗？我这就出去把她领进来。”

玛丽的妈妈走出门，喊道：“科妮莉亚，我可以和你说话吗？”

伊芙琳和玛丽本来已经分开了，这时又把脑袋凑到一块儿，“嘶——嘶——”地说了起来。

克拉克太太连忙说：“你也过来，玛丽，我有话对你说。”

科妮莉亚向这边跑过来了。但玛丽和伊芙琳却慢慢地分开，就像两块被硬生生掰开的焦糖。她们意味深长地对视了很久，然后弯下腰咯咯地笑起来。当玛丽终于走上后门台阶时，克拉克太太忍不住在她屁股上拍了一小巴掌。

“嘿，你弄疼我了。”玛丽吃了一惊，说道。

“我就是想这样。”克拉克太太说，“这是要告诉你，你和伊芙琳刚才举止粗鲁，让人讨厌。上楼去把衣服换了，借一件T恤给科妮莉亚穿，她忘记带了。”

科妮莉亚忘了带T恤，但她没忘带她的电影明星剪贴簿。她和玛丽在上楼、换衣服、下楼、吃三明治和蛋糕时一直都在悄悄地谈论那本剪贴簿，咯咯地笑个没完。后来，当科妮莉亚拔草，玛丽坐在小推车上看那些明星照片时，她们还在一边悄悄地谈论那些照片，一边咯咯地笑。

后来，伊芙琳过来看她们在干什么。但玛丽不把那本剪贴簿给她看，她和科妮莉亚边说悄悄话边咯咯地笑。她们粗鲁的态度终于让伊芙琳忍无可忍，她大声喊道：“嘿，你们俩真让我恶心。大胖子和破布口袋，我恨你们两个。”

“棍棒石头伤筋动骨，绰号诨名能奈我何?”科妮莉亚一边唱道，手上一边灵巧地拔飞燕草周围的杂草。

克拉克太太和罗弗太太从餐厅窗户里看着孩子们，看到她们的行为有多么地令人讨厌，两位太太都感到很羞愧。后来，玛丽必须去上音乐课。她离开后，伊芙琳走了过来，她和科妮莉亚咯咯地笑着，悄悄谈论那本明星照片剪贴簿。

克拉克太太和罗弗太太还以为比利和罗比永远也不会带着那些“悄悄话魔法棒”回来呢！但是，他们终于带着那些棒棒糖回来了。他们一换完衣服，就带着“海军少将”到堆肥边去吃它的下午点心了，他们准备给它吃100条左右的小蚯蚓。克拉克太太给了伊芙琳和科妮莉亚一人一块“悄悄话魔法棒”。

“噢，太谢谢您了！”两个女孩飞快地剥着糖纸说。

“唔，这糖真好吃。”科妮莉亚快活地舔着糖说，“这是什么糖？”

“我也弄不清这是什么糖，”克拉克太太说，“但别人告诉我这种糖很好吃。”

“啊，味道的确很好，”伊芙琳咬下一大块，说，“它是——嘶——嘶——”

伊芙琳后面说的话，克拉克太太就听不清了，因为她的声音消失了。她说话的声音变得非常微弱，就像圣诞礼盒里那些包装纸的摩擦声。

“你说什么，伊芙琳？”科妮莉亚问。她的声音也变得很低，非常安静，就像在图书馆里说话的声音。

“大点儿声，科妮莉亚，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伊芙琳说，但没人能听清楚她在说些什么，因为她的声音也很小，就像柔软衬裙的那种摩擦声。

“你说什么？”科妮莉亚问。但伊芙琳也听不清她说的话，因为她的声音现在轻柔得就像妈妈哄宝宝睡觉时的低哼声。

后来，玛丽上完音乐课回来了。“你好，伊芙琳，你好，科妮莉亚。”她高兴地喊道。

“嘶——嘶——”伊芙琳说，她的声音就像微风吹过草原上的草。

“嘶——嘶——”科妮莉亚喊道，但她的声音现在听起来就像是一把小茶壶的壶嘴在冒气。

“如果你们两个想悄悄地说我坏话，那我就要进屋了。”玛丽气呼呼地说。

克拉克太太问玛丽：“吃块糖怎么样？”

“好的，”玛丽说，“我肚子正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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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妈妈给了她一根棒棒糖。她连忙剥下外面的蜡纸，舔了起来。

舔了三口后，她转向她妈妈，说：“普林斯(Prince)小姐说下次我可以开始学两只新曲子了。”她开心地笑着，但说话时却是大喘气，就好像她刚刚跑完100英里路似的。

“那很好，亲爱的。”克拉克太太说，“也许她会让你尝试‘女巫’舞曲(‘The Witches’ Dance)。”

“噢，但愿是那样。”玛丽说——准确地说——应该是像蜜蜂那样嗡嗡地叫。因为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纱门上的一只蜜蜂。

科妮莉亚正跪在飞燕草花圃里拔草，她身子向后一仰，屁股坐到脚后跟上说：“这里的草拔得差不多了，克拉克太太，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呢？”

但克拉克太太没有回答她。事实上，克拉克太太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因为她能听到的只是一点轻微的嘶嘶声，就像一根橡胶水管上漏了一个小洞。科妮莉亚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她竭尽全力地大喊起来。不过，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干豆子的豆荚裂开的声音而已。

玛丽看见科妮莉亚在说话，但毫无疑问，她根本听不清她说了些什么。因此，她以为科妮莉亚是在和伊芙琳说悄悄话。玛丽气鼓鼓地咬下一块棒棒糖，说道：“我对你们两个说过，如果你们再继续说悄悄话，我就要进屋去了。我是认真的。”

当然，伊芙琳和科妮莉亚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她。因为她们能听到的只是一点微弱的声音，就像遥远处一把扫帚正在扫一块地板一样。伊芙琳说：“科妮莉亚一干完花园里的活儿，我们就上我家去做焦糖苹果——妈妈说过，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做焦糖苹果的。”

说完，她就等着听玛丽和科妮莉亚兴奋的尖叫声。但科妮莉亚正在等待克拉克太太安排下面的任务，连头也没有转过来。而玛丽呢，正在气呼呼地跺着脚往屋子里走，根本就没有转身。按说克拉克太太都是成年人了，总应该具有良好的礼仪吧。但现在，克拉克太太也跟着玛丽往屋里走，根本就没有理睬她。当然，那是因为没有人能听见她说话。您想想看，有谁的耳朵那么灵敏，听得见一阵春天的微风轻轻拂过一些苹果花呢？

伊芙琳气得一下子跳出小推车，又将科妮莉亚的电影明星剪贴簿使劲儿摔到小推车上，跺着脚走出院子，并“哐啷”一下关上了大门。门外随即传来了她愤怒的吼声：“我恨你们每个人！你们全都粗鲁、可恶、讨厌，要是你们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我会当着你们的面踩烂礼物，然后使劲儿关上门的！”

科妮莉亚并没有看见伊芙琳离开，她跪下来继续拔草。然后，她抬头看了一眼，见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她对自己说道：“真是有意思啊！我刚才还听见一点儿声音，好像是有人在从一个架子上往下刷粉。但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那一定是树叶儿的声音了。”她又舔了一口棒棒糖，把糖包起来，放到口袋里，继续拔草。

几分钟后，玛丽走出来，坐到小推车上。她说道：“我把你当朋友，你怎么能和伊芙琳说悄悄话呢？”

科妮莉亚说：“你在和谁说悄悄话啊？你的声音太小了，我听不见。”

玛丽说：“我只看见你的嘴唇在动，却听不到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什么？”科妮莉亚问。

“我说，‘我只看见你的嘴唇在动，却听不到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玛丽高喊道。

科妮莉亚说：“你干嘛要说悄悄话呢？！这里又没别人。”

“我没有说悄悄话！”玛丽尖叫道。

“别说悄悄话了。”科妮莉亚说。

“我听不见！”玛丽高喊道，“你大声点！”

“我已经是最大声了！老实说，我已经是在尖叫了！”科妮莉亚尖叫道。

那时，因为科妮莉亚在拔草前已经把棒棒糖收起来，有一段时间没有舔了，她的声音稍微恢复了一点点。实际上，玛丽已经能依稀听见她说“我已经是在尖叫了”。

她生气地说：“你不是在尖叫。你是在竭尽全力小声地说悄悄话。我觉得你很讨厌。我让你加入‘秘而不宣俱乐部’，现在你竟然会悄悄地说我坏话。”

但在科妮莉亚听来，玛丽的嘴巴里发出的只是一些微弱的喘息声。她完全不知道玛丽在说什么，或者想说什么。事实上，她认为玛丽正在捉弄她，假装和她说话，就像“秘而不宣俱乐部”成员捉弄俱乐部以外的人那样。于是，她愤怒地说道：“好吧，我要进屋去告诉你妈妈，就算你讨厌我，我也不在乎。”

说完，科妮莉亚站起来，跑进屋去。

这时，伊芙琳正坐在前门台阶上舔着她的“悄悄话魔法棒”生闷气。看到玛丽一个人在那里，就对她喊道：“嘿，玛丽，过来吧，我要做焦糖苹果了。”

当然，玛丽根本听不见她的声音，就像她听不见小区那头的一棵胡桃树上的叶子相互摩擦的沙沙声一样。但伊芙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说悄悄话，因为在她的耳朵听来，她的声音完全正常。因此，她认为玛丽不答应她是因为还在生自己的气。想到这里，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泪水落到她的绿色新衣服和绿色拖鞋上，打湿了一大片。但她不管，她感到很孤独很难过。

玛丽也和她一样，她一直静静地站在小推车旁边。

这时，科林斯·波普(Corinthian Bop)——她们班最受欢迎的男孩子——骑着自行车拐过附近的街角。伊芙琳马上擦干眼泪，抚平裙子，喊道：“嗨，科里(Corry)！”

科林斯看了她一眼，但没听见她说话，于是他继续往前骑，自言自语道：“真是一个骄傲自大的家伙！”这时，他看见了玛丽。

玛丽笑着对他说：“你好，科里，想看看我们的小鸟吗？”

自然，他也听不见玛丽说的任何话。但由于玛丽对他微笑了，因此，他停下车，从车子上下来，把车靠在篱笆上，慢悠悠地走进院子。“你在做什么啊？”他问玛丽。

“哦，我什么也没做。”玛丽答道。但由于听不清玛丽的话，他便大声说道：“我问你在做什么呢？”玛丽说：“想看我们的小知更鸟吗？它的名字叫‘海军少将伯德’，它很可爱，但是它吃虫子，咦——”

科林斯说：“你干嘛要说悄悄话啊？你那些傻乎乎的老女朋友又没在这里。”

玛丽说：“我没有说悄悄话，我说话的声音很正常啊。”

科林斯转身走出院子，说：“噢，你让我感到恶心。”

“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玛丽说，“我没有说悄悄话。我没有！”

“如果你不想说话，那就不要说。”科林斯骑上自行车时说，“反正你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说完，他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玛丽呜呜地哭了起来。科妮莉亚走出屋子，开始拔门廊旁边的花圃里的杂草。玛丽走过来，对她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没有人能听见我说话。”然后，她想到了一个主意。她冲进屋子，拿出一只铅笔和一个便签簿。她在便签簿上写道：“我的喉咙出了问题，没有人能听见我说话。快叫医生来。”然后，她拿着便签簿进去找她妈妈，她妈妈正在和罗弗太太看时尚杂志，打算为科妮莉亚选一件衣服。

克拉克太太看了看便签簿，说：“你的喉咙没有问题，玛丽。那只是因为你最近悄悄话说得太多了，你的声带认为你不喜欢它了，所以决定放几天假。”

“那它什么时候能回来呢？”玛丽写道。

“等你不再说悄悄话的时候。”她妈妈说，“我想，如果你发誓完全不再说悄悄话，除非在很有必要的情况下，比如在图书馆里说话，或者说关于生日礼物那样善意秘密的东西。那么，你的声音可能会在明天早晨恢复正常。”

“那科妮莉亚和伊芙琳怎么回事呢？”玛丽写道，“她们也总是在说悄悄话。”

“她们也得了与你一样的病。”克拉克太太说，“现在，我告诉你该怎样做。你把我说的话写下来，拿出去给科妮莉亚和伊芙琳看。然后，你们写一个誓言，严肃地发誓，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再也不说悄悄话和不搬弄是非了。”

“但是，妈妈，”玛丽焦急地、潦草地写道，“如果我们不说悄悄话，那‘秘而不宣俱乐部’该怎么办呢？说悄悄话是我们俱乐部的主要目的。任何事情都是秘密。”

“那么，我想现在正是解散它的时候了。”她妈妈说，“我不赞成说悄悄话的秘密俱乐部。也许你们能组织一个更好的俱乐部。”

“‘野餐俱乐部’怎样？”伊芙琳的妈妈问，“你们可以每周六出去野餐，我们——妈妈们可以为你们提供餐饮。”

“那应该很有意思。”克拉克太太说，“如果遇上下雨，你们可以写剧本，自导自演。”

玛丽想了一两分钟，然后写道：“我必须问问其他成员是怎么想的。”

她妈妈说：“好，现在，给在这里的那两个成员写张条子，让她们进来，我有话对她们说。另外，”她继续说道，同时向罗弗太太使了个眼色，“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再吃那根棒棒糖了，糖果对受损的声带特别不好。把这话也告诉她们两个。”

玛丽出去叫伊芙琳和科妮莉亚后，罗弗太太对克拉克太太说：“你知道吗，伊丽莎白，我真的认为那几个孩子已经得到了一个教训。我认为我们不必再用剩下的‘悄悄话魔法棒’了。你最好把它们还给‘小猪摇摆’夫人。”

“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我打算把它们送给韦瑟薇恩小姐，”玛丽的妈妈说，“她告诉我，周五读故事的时候，说悄悄话的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她几乎已经要完全放弃给孩子们读故事了。我要告诉她，她可以把那些‘悄悄话魔法棒’敲成碎片，在读故事之前，给每个爱说悄悄话的孩子吃上一片。”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罗弗太太说，“你知道吗，伊丽莎白，我打算留下一根‘悄悄话魔法棒’，放在身边，以防伊芙琳的生日聚会上有人说悄悄话。啊，现在看来，那个生日聚会一定会很成功的。我几乎都等不及了。但是，你真的认为那件粉红色衣服适合科妮莉亚吗？她的肤色太苍白了。”

“我听你的吧，”玛丽的妈妈说，“毕竟还是你更懂时尚。现在，我最好给‘小猪摇摆’夫人打个电话，我要好好地谢谢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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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动迟缓的疗法





“哈尔滨(Harbin)！”卡德兰格(Quadrangle)太太喊道，“吃早餐了！我在做蛋奶烘饼，快点儿，亲爱的。”

“来了，妈妈。”哈尔滨答道。但哈尔滨并没有“来了”，除非“来了”的意思是穿着内衣坐在床上，看着一只在纱窗上爬行的甲虫发呆。

不知是看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哈尔滨才慢慢伸出手，拿起一只袜子。他愣愣地看着那只袜子，好像在等着袜子对他说点什么似的。然后，袜子顺着他的手指滑下去，顺着鞋子滑到地板上。随后，他又躺回床上，用胳膊枕着脑袋，盯着天花板看。他头顶正上方有一块棕色污渍，在那里，屋顶漏了一个洞。现在正是冬天，外面狂风肆虐。那块污渍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南美洲地图，哈尔滨正在试图确定亚马逊河和那些在三分钟内就能把一个大活人啃得只剩一副骨架的小鱼的位置，他妈妈又喊了一声：“哈——尔——滨！吃早餐了！”

“来了，妈妈。”他答道。最后，他确信那块污渍其实更像是非洲。噢，他当然愿意去非洲！他敢肯定，如果能去非洲，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颗钻石。像方糖那么大的钻石，他要把钻石送给妈妈。算了，他想，还是把钻石送给他的老师哈克特(Hackett)小姐吧。克拉克小姐年轻漂亮，送给她肯定比送给老克拉伯帕奇·威尔逊(Crabpatch Wilson)要好得多。哇！

“哈尔滨·卡德兰格！”他妈妈的语气听起来很不耐烦，“你的蛋奶烘饼变凉了，别的孩子都吃完早餐了，你爸爸要去上班了。要是你两分钟内还不下来，我就要上去了。”

哈尔滨坐起来，伸出手去捡袜子。袜子刚穿了一半，“皮尔斯先生(Mr. Pierce)”——他家的大黑狗——走了进来。“嘿，你好啊，老男孩。”哈尔滨把袜子放开，袜子缩下去吊到脚趾上，“来和我握握手，老男孩。”

“皮尔斯先生”摇了摇尾巴，舔了舔哈尔滨的脸，但它不想握手。当哈尔滨伸手去握它的脚爪时，它往后退开了。哈尔滨说：“嘿，皮尔斯先生，我敢肯定，你一定忘了怎样握手了吧。来，我来教你。现在，先坐下。坐下，小伙子！来吧，皮尔斯先生，坐下！皮尔斯先生，坐下！干得好，小伙子。现在，把你的爪子给我。嘿，别躺下啊！坐起来。坐起来，小伙子。坐起来，皮尔斯先生。坐起来，小伙子！嘿，别动我的袜子啊。皮尔斯先生，把我的袜子给拿回来。皮尔斯先生，回来！”

但“皮尔斯先生”没有回去，它兴高采烈地小跑着下了楼，把哈尔滨的袜子放到了卡德兰格先生的脚上。

卡德兰格先生问道：“这是什么，皮尔斯先生，一只蓝松鸡吗？”他捡起那只袜子，举过“皮尔斯先生”的头顶。“皮尔斯先生”骄傲地摇着尾巴。

卡德兰格太太正在给珍妮(Janey)扎辫子，她说：“让我看看那只袜子，唐纳德(Donald)。”

卡德兰格先生把袜子递给她。她看了一会儿，告诉珍妮站在那里别动，等着她回来。然后，她拿着袜子，走出餐厅，上了楼。

这时，哈尔滨又倒到床上，躺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被子和校服上想入非非，幻想着自己正在帮助加拿大骑警(Canadian Mounted Police)捉拿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当然，哈尔滨也穿着制服，因为他是骑警队的一个秘密警察。突然，他听到了他妈妈气急败坏的声音：“哈尔滨·卡德兰格，还差一刻钟就八点了，你连一半衣服都没穿好。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位勇敢的小骑警狼狈地被拖下了床，“咚”的一声摔到地板上。“现在，”他妈妈说，“马上穿上衣服，我就在这里看着你穿。”

哈尔滨笨手笨脚地在毯子里摸索，找他的T恤和毛衣。他妈妈很不耐烦地把他推到一边，很快就找到了他的衣服。随后，他妈妈用力把他的T恤和毛衣套到他头上，说：“我早晨事情很多，没有时间给一个八岁大男孩穿衣服。你的牛仔裤在哪里？”

“嗯，呃，嗯，呃。”哈尔滨盲目地扫视着房间。

他妈妈把毯子从床上扯下来，他的牛仔裤正躺在床尾。哈尔滨穿裤子的时候，他妈妈走进洗手间，在水盆里放上温水。

卡德兰格太太走出卫生间，看到哈尔滨又倒在床上了。“狼，”他手里拿着一只鞋，正对着鞋子说，“噢，我真想有一只自己的狼啊！我敢打赌，如果我对它好，喂它肉吃，经常抚摸它，它一定会……”但他永远也不会发现那只狼会怎样对他了，因为他妈妈把他拽进了洗手间，开始搓他的脸和脖子。

“噢，噢，你把我的皮都搓掉了。”这个勇敢的男孩号叫道，试图用胳膊挡住脸。

“把胳膊拿下来，”他妈妈严肃地说，“你的头发旁边还粘着星期三吃的巧克力冰淇淋呢。现在，让我看看你的耳朵。”

“噢，天哪，别洗我的耳朵！你会用力搓它们。痛死了！”

“如果你的耳朵痛得厉害，那就告诉我，我会给你一片阿司匹林。”他妈妈说。

擦洗完毕后，卡德兰格太太把哈尔滨的脚塞进袜子里，然后再塞进鞋子里。接着，她让哈尔滨走在自己前面，监督着他下了楼。

看到哈尔滨走进餐厅，他爸爸说：“嘿，如果是位消防员，只要一声铃响，他就会穿好衣服，滑下钢管的。”

他十一岁的姐姐西尔维娅(Sylvia)说：“难道我们的每顿饭都必须被这个慢吞吞的家伙给毁掉吗？”

珍妮说：“我要告诉学校的同学，你还要让妈妈为你穿衣服。”

“你要是敢说，我就要……”

“你就要坐下来吃你的蛋奶烘饼。”他妈妈说，“西尔维娅，快上楼去，从我的书桌里拿一根弹力发带下来。珍妮，到这里来，我给你把辫子扎好。啊，快点儿，唐纳德，小宝宝把碗放到脑袋上了。”

那个小宝宝——他们管他叫“老计时器(Old-Timer)”——实际上已经把他的那碗燕麦粥放到脑袋上了。几小股牛奶和燕麦的混合物沿着他的额头流下来，流进了眼睛里。他眨巴着眼睛，高兴地笑着。孩子们轰地一下大笑起来。卡德兰格先生也笑了起来。卡德兰格太太叹了口气，让哈尔滨上楼赶快去拿一块毛巾下来。当他慢吞吞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时，他妈妈对他喊道：“快点儿！快——点！”

哈尔滨说：“我正快着呢！” 说着，他拖着步子走出了餐厅。在到达楼梯之前，他还算正常，或者说，他还在一直移动着。事实上，踩上第一级台阶时一切都还正常。突然，他眼前的楼梯变成了一个绳梯，挂在一艘船的一侧——那是一艘海盗船。哈尔滨已经潜水穿过了整个海洋，现在正在——悄悄地、小心地、勇敢地——攀登上那艘船。他现在，正双手交替着攀上绳梯。

最后，当卡德兰格太太让珍妮去看着哈尔滨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还没有把毛巾拿下来时，珍妮发现他正躺在楼梯上，双手抓着栏杆，非常缓慢地、两手交替着往上爬。珍妮看到他后，对她妈妈喊道：“妈妈，他还没爬上楼梯呢。他只是躺在大厅里的楼梯上。”

卡德兰格太太叹了口气，只好用擦碗布把“老计时器”擦干净。卡德兰格先生表情严肃地走进前厅。哈尔滨当时正爬到“海盗船”侧面的一半，他累坏了，觉得自己再也爬不动了。卡德兰格先生看到儿子，惊讶地问道：“你在那里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吊在楼梯栏杆上，看起来像一块西班牙披巾？”

听到这话，哈尔滨做了件奇怪的事。他转向他爸爸，小声说：“嘘！他们会听见你的。”

卡德兰格先生足足看了他儿子一分钟，然后回到餐厅，对他妻子说：“给沃特金斯(Watkins)医生打电话你。那个男孩儿撞着头了，他有点儿神志不清。”

“啊，我的天哪！”卡德兰格太太说着，“老计时器”一下子从她手里滑落到他玩耍的围栏里。卡德兰格太太跑进前厅，看到哈尔滨正吊在栏杆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她跑过去，跪在他旁边，说：“儿子，儿子，你还好吗？”说着，她把手放到他的额头上。

“我当然很好，”哈尔滨看到家里人都围到他身边，问，“出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看起来都那么好玩儿？”

“你是摔下来了吗，儿子？”卡德兰格先生问。

“他当然是摔下来了。”卡德兰格太太不耐烦地说，“你摔了多远？是从一楼摔下来的，还是从三楼摔下来的，儿子？你哪里最痛？是背，还是腿？”

“肯定是背。他的背摔断了，他完全瘫痪了。”西尔维娅郑重其事地宣布，“我看过一部电影，那个人也是摔断了背，哈尔滨现在的样子与他完全一样。”

“在我看来，他的胳膊也很奇怪，”珍妮说，“看到了吗，那些骨头突出来的样子，多奇怪啊！”

“我的胳膊和背都没有问题，”哈尔滨站起来说，“我只是想双手交替，抓着栏杆爬上楼，就像水手爬绳梯那样。”

他妈妈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轻快地说：“好了，每个人都穿上外套，现在已经过八点半了。珍妮，把‘老计时器’的滑雪服拿给我，在大厅的壁橱里。”

每个人都上了车，引擎发动了。卡德兰格先生焦急地说：“要是我们不马上走，我就会错过火车的。”这时，珍妮突然想起，她必须带两个土豆到学校去。

哈尔滨最靠近车门，卡德兰格太太便让他去拿土豆。“马上快跑！”她对哈尔滨说。他的确跑得很快，至少是飞快地跑到了后门廊上，土豆就放在那里。然后，他看到了去年夏天他在沙滩上发现的那个破渔网，渔网正挂在拖布旁边的钉子上。哈尔滨突然停了下来——他的渔网挂在后门廊上干什么呢？是准备让垃圾清运工收走吗？

哈尔滨猛地把渔网从钉子上拉下来，打算把它带到楼上放到他的房间里。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渔网摸在手里的那种感觉，渔网上散发出来的微弱的海草气息，让他想起了海洋、牡蛎、珍珠、捞珍珠的潜水员和巨大的蛤蜊。突然，他仿佛穿上了潜水服，潜到海底去探索，搜寻著名的粉红色珍珠——那种珍珠会让他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黑暗的海底阴森恐怖，鲨鱼、章鱼、梭鱼和巨大的鹰嘴龟在来回游弋。最糟糕的是，还有巨大的蛤蜊，它们能用巨大的贝壳夹住你的腿，让你不能动弹，直到把你淹死。除非你足够勇敢，用你的深海潜水刀切断自己的腿。“啊，啊，痛死我了！”哈尔滨对自己说道，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腿，就像那条腿已经被一只巨大的蛤蜊给夹住了，一直夹到大腿的根部。“我必须切断这条腿，但这也值得，因为我找到了著名的粉红色珍珠……”

“哈尔滨·卡德兰格！”西尔维娅在他耳朵旁边大声喊道，“你可能已经让爸爸错过火车了。你拿着这个臭烘烘的破渔网在干什么，珍妮的土豆呢？”

“呃，呃……”哈尔滨说，同时神情恍惚地看着那个渔网。

西尔维娅拉开冰箱门，抓出两个土豆。“快走，”西尔维娅猛地拽了哈尔滨的胳膊一把，说，“爸爸正在发火呢！”

卡德兰格先生错过了他的火车，他必须等到9:15的那一趟。而且，当孩子们到学校时，第一遍上课铃已经响过了。西尔维娅和珍妮神情紧张，飞快地跳下汽车，跑进学校去了。但哈尔滨则不然。他不慌不忙地收好他的书，亲了他妈妈和“老计时器”，然后慢慢悠悠地穿过操场。

“你看看他，”卡德兰格先生对他太太说，“对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他有的是时间东张西望。第二遍铃可能已经响过了，但我们“永远慢条斯理的哈尔滨”根本就没有把上课铃放在心上。”

“你知道吗，唐(Don)，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服用甲状腺药丸，”卡德兰格太太说，“我打算给沃特金斯医生打电话。一回家就打。”

“随便你吧，”卡德兰格先生说，“但我敢肯定，他会告诉你哈尔滨什么病也没有，多打他屁股几下就好了。呃，火车开走的时间快到了。再见，‘老计时器’。再见，亲爱的。晚上六点半见。”卡德兰格太太一回到家，就给沃特金斯医生打了电话，但他已经去“橡树海滩”(Oak Beach)了。

卡德兰格太太给他留了言，让他回来后给她打电话。然后，她就开始做苹果酱蛋糕了。哈尔滨很喜欢吃苹果酱蛋糕，蛋糕里加了很多葡萄干、坚果、黄油和糖，营养非常丰富。毫无疑问，这种食品非常适合一个甲状腺激素水平很低的可怜小男孩儿。

刚把蛋糕放进烤箱，卡德兰格太太就给肉店打了个电话，预订了两块富含骨髓的炖汤用的骨头，因为她听说过，骨髓非常适合身体虚弱的人食用。她还做了一大碗樱桃吉露果子冻（Jell-O）——包含很多蛋白质的果冻，搅拌了整整一品脱奶油。她正在看她的烹饪书里的“慢性病患者饮食”一节，想想还有哪些食品适合可怜的小哈尔滨时，“老计时器”大声号哭起来，宣布他洗澡和上午小睡的时间到了。

给“老计时器”洗完澡，把他放到他的婴儿床里，塞给他一个奶瓶后，卡德兰格太太给她丈夫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让他带一大瓶鱼肝油回来。

“用来干什么？”卡德兰格先生问，“我们全家都在吃的那些维生素片没有包含我们需要的所有元素吗？”

“按说应该是那样，”卡德兰格太太答道，“但我不想让哈尔滨冒任何风险。他的身体太虚弱了！”

“他怎么啦？”卡德兰格先生问。

“他身体太虚弱了。”卡德兰格太太说，“你肯定没忘记他早晨躺在楼梯上的样子，他太虚弱了，上不去也下不来。”

卡德兰格先生叹了口气，说：“鱼肝油需要买特殊品牌吗？”

“买效果最好的那种，”卡德兰格太太说，“那种用于慢性病患者的。”

“还要买一把轮椅吗？”卡德兰格先生问。

“别开玩笑。”卡德兰格太太说，“这件事很严肃。”

“你说得也有点儿太邪乎了，”卡德兰格先生说，“按照你的说法，也许我还应该把轮椅换成担架呢！说正经的吧，沃特金斯医生是怎么说的？”

“他不在，”卡德兰格太太郁闷地说，“他会给我回电话的。”

“好的，”卡德兰格先生说，“回头告诉我他说了什么。”

然后，到孩子们该放学回家的时候了。首先，西尔维娅和她最好的朋友安娜贝尔(Annabell)咯咯地笑着走进来，给她们自己做了两个花生酱和泡菜三明治，两大盘吉露果子冻，上面高高地堆着鲜奶油。她们把那些食物放到一个托盘上，托着盘子摇摇晃晃地上楼，到西尔维娅的房间里去了。下午余下的时间里，她们都在那里吃东西，咯咯笑，打电话。

然后，珍妮和她最好的朋友莫娜(Mona)及凯西(Kathy)嘻嘻笑着走进屋来，抓了一些三明治和蛋糕，拿起珍妮、哈尔滨和西尔维娅的滚轴旱冰鞋就出去了。但一直没有看见哈尔滨的踪影。

卡德兰格太太喂了“老计时器”苹果酱和曲奇，给他穿上滑雪服，把他放到院子里他的玩耍围栏里。“看着你哥哥，”他妈妈对他说，“你一看见他回来，就让我知道。我走出去帮助他。”

“老计时器”正打算尽快把他的所有玩具都扔到围栏外面，嘟囔道：“咯咯喔呜吱吱……”

“好吧，”他妈妈说，“我信任你。”

她走进屋里，开始为哈尔滨准备一份超级巨大的放学后吃的零食：三块厚厚的花生酱泡菜三明治，一大块蛋糕——大得足够让“大山迪恩(Man Mountain Dean)”饱餐一顿，一大汤碗吉露果子冻——上面堆满了鲜奶油。当一切都准备停当，放到厨房餐桌上后，她走到窗户边，焦急地望着外面的街道，看看哈尔滨回来了没有。

哈尔滨就在那里，他正走到阿克苏(Axle)家旁边。他走得如此缓慢，以至于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雕塑。“噢，可怜的，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他妈妈从厨房椅子上抓起她的一件毛衣，跑出后门。“哈尔滨，哈尔滨，妈妈来了。”她一边顺着街道往下跑，一边大声喊道。

哈尔滨正想象着自己正从一座地牢里逃出来，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沿着一条阴暗潮湿、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道摸索着前进，那条小道正位于抓住他的那帮邪恶强盗所在的城堡下面。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妈妈。

然后，他突然被人激动地一把抱住了，只听他妈妈说：“你想让妈妈抱着你走吗，亲爱的？”

“抱着我走？您？”哈尔滨惊讶看着他妈妈，觉得她好像突然疯掉了。

“当然是我，亲爱的。”他妈妈说，同时蹲下身来仔细看着他的脸，“妈妈知道你有多疲倦、多虚弱、多难受的。”

“我不虚弱，也不难受，”哈尔滨生气地说，“我很好。”

“但是你走得太慢了。”他妈妈说。

“噢，我只是，嗯，呃……噢，别管我。”哈尔滨厌恶地说。

但他妈妈用胳膊搂着他，想把他抱起来。哈尔滨拼命地挣扎，最后，他妈妈只得把他放下来。“你到底是怎么啦？”哈尔滨生气地说。

“好吧，如果你不让我抱你，”他妈妈说，“那我就和你一起走，以防你晕过去。我今天做了一个苹果酱蛋糕。”

“太棒了！”哈尔滨说，“我最爱吃苹果酱蛋糕了。”

“我知道。”他妈妈深情地说。

“我可以吃两块吗？”哈尔滨问。

“当然可以，”他妈妈说，“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哇，太棒了！”哈尔滨跑了起来。

“哈尔滨，哈尔滨，亲爱的，”他妈妈紧张地喊道，“慢点儿，你会累坏的。”

其实，卡德兰格太太完全不必担心。哈尔滨一直跑到了威尔科克斯(Wilcox)家的篱笆旁。然后，他突然看见了威尔科克斯家的黄猫“蒲公英(Dandelion)”藏在篱笆后面。哈尔滨猛地一下刹住了脚步。“啊，一只狮子。一只凶残的大狮子，肩膀上挨了一枪，爪子下按着一个土著小孩。”村子里的土著居民请求哈尔滨去救酋长的小儿子，但他只有一把弓和一支箭。他慢慢地、小心地蹲下来。然后，他同样小心地从箭筒里慢慢抽出那只箭，开始向后拉弓弦。他正要嗖地一下把箭射出去，突然，一只胳膊搂住了他的腰，是他妈妈的声音在问：“儿子，儿子，你怎么啦？是肚子痛吗？”

“噢，妈妈，”哈尔滨厌恶地说道，“你能不能别管我？！”

“但你的脸都痛得变形了。”他妈妈说。

“不是那样的。”哈尔滨说，“我只是，呃，我只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正在练习射箭。”

“好吧。来，回家吃你的蛋糕吧。”他妈妈说，“我把吃的都放到厨房餐桌上了。”

“好耶！”哈尔滨说，然后急匆匆地走完了剩下的路。

他们到家时，“老计时器”已经把他的所有玩具都扔出去了，没有什么东西可玩了。看到妈妈回来，他伸出双手，哭哭啼啼地要妈妈抱抱。卡德兰格太太决定把他抱出来，在他哥哥吃午餐时，让他在院子里随便跑跑。她把那个小宝宝抱出来，放到草坪上，自己坐在台阶上看着他。

哈尔滨走进厨房，他妈妈为他准备的超级大餐就展现在他眼前。“最后，我终于……”他说着一下子跌进椅子，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因为整个下午，他都流落在一个荒岛上，除了他用手抓的几条生鱼之外，什么吃的都没有。就在他虚弱至极，再也没有力气沿着沙滩继续往前爬时，他幸运地看到了这艘船。船上的人把他救上来，厨师为他准备了所有这些美味佳肴。等填饱肚子、恢复体力后，他打算告诉他们他发现的那个铀矿。哈尔滨闭上了眼睛，整个房间开始围着他不停地旋转。他感觉很害怕，就像一头公牛被人用绳子绑住了肚子。他把腰带松了松，感觉好一些。但厨房好像太热了，于是，他慢慢地、精疲力竭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妈妈还坐在台阶上。看到他出来，关切地看着他，说：“哈尔滨，亲爱的，你看起来很不好。你不舒服吗？”

“嗯，我想是的。”哈尔滨说，一下子跌坐在他妈妈旁边。

“把你的舌头伸出来。”妈妈命令道。

他妈妈看了看他的舌头，说：“和我想的完全一样。你的舌苔很厚，喉咙也是红的。马上上楼去，到床上躺下来。我要请沃特金斯医生顺便来一下。”

把腰带完全脱下来让哈尔滨感觉好多了——他那凉爽的床也让他感觉舒服。他很快就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餐之后了，哈尔滨能够分辨出来，因为整座房子里弥漫着淡淡的炖羔羊肉的气味。他能听到珍妮和西尔维娅的声音，还能听见社区里的小孩子们在争论——谁应该在“藏猫猫”游戏中当“猫猫”。他翻了个身，又闭上了眼睛。这时，楼梯上响起来脚步声，沃特金斯医生大声说道：“嗨，小家伙，你哪里不舒服啊？”

“没什么，”哈尔滨说，“我想我只是吃得太多了。”

沃特金斯医生看了看他的耳朵、鼻子和喉咙，在他全身又捅又敲地检查了一番后，宣布他“壮实得像一头小牛犊”。卡德兰格太太一直在医生后面焦急地转来转去，说：“沃特金斯医生，我想和你说句话。”说完，她领着医生下楼，详细告诉了他哈尔滨近来的虚弱症状。

医生说：“这个男孩身体上一点毛病也没有。我们看看，他快九岁了，对吧？”

“是的，明年九月才满九岁。”卡德兰格太太悲伤地说，那神情好像哈尔滨永远也活不到看见自己的生日蛋糕那天一样。

“哦，那么，”沃特金斯医生一边说，一边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着空白诊断单，“我诊断出他的问题是‘超级急性白日梦症’。现在，我要给他开个药方，我完全确信，如果你按照我开的药方治疗他，他很快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接着，他很快在一张空白诊断单上写了一个药方，折起来，递给卡德兰格太太。然后，他就离开了。

拿着那张纸条，卡德兰格太太走进她丈夫的书房，说：“和我想的完全一样，唐纳德，哈尔滨确实病了。沃特金斯医生给他开了个药方。”

“让我看看。”卡德兰格先生说。

卡德兰格太太把诊断单递给她丈夫，卡德兰格先生展开诊断单，念道：“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电话号码是藤枫林1-2345。”

“‘小猪摇摆’夫人！”卡德兰格太太叫了起来。

“没错儿，”卡德兰格先生说，“她很善于治疗小孩子们身上各种令人厌烦的毛病，口碑非常非常好。我们也试一试吧。”

“哦，那你给她打电话吧，”卡德兰格太太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问题，”卡德兰格先生说，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那个号码。“您好，‘小猪摇摆’夫人，我是哈尔滨·卡德兰格的父亲，我想知道，您有没有治疗行动迟缓的办法。”

很显然，“小猪摇摆”夫人当然有办法，因为卡德兰格先生举着电话筒静静地听了好一阵子，然后说：“太谢谢您了，我马上就过去。”

“她说了什么？你要到哪里去？她能治好哈尔滨吗？”卡德兰格太太焦急地问。

卡德兰格先生站起来，亲了他太太一下，说：“绝对没问题。”然后，他吹着口哨就出了门。

大约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清澈的液体和一个小喷壶。

“那是什么？”卡德兰格太太问，她正在客厅里读一本关于儿童心理学的书。

“‘小猪摇摆’夫人让我们把这种液体喷到哈尔滨的衣服上。她要我们把哈尔滨明天要穿的衣服铺好，在衣服上彻底喷洒上这种液体，特别是他的鞋子。”

“但喷洒这种液体干什么呢，它有什么用？”卡德兰格太太焦急地问。

“我也不知道。”卡德兰格先生说，一边哼着“扬基歌①”(Yankee Doodle)，“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他拔下瓶塞，装满了那个小喷壶。

他们走进哈尔滨的房间，发现他睡得很沉。卡德兰格太太赶忙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那里冰凉潮湿。他看起来非常放松，还在微笑呢。显然，他正在做着一个美梦。

卡德兰格太太踮着脚走到写字台旁，打开抽屉，取出一身干净内衣、袜子、牛仔裤、T恤和毛衣。她把那些衣服铺在哈尔滨的床尾，卡德兰格先生把它们彻底喷洒了一遍。然后，他们踮着脚走了出去，但卡德兰格先生突然想起了哈尔滨的鞋子，于是又返回去喷那双鞋子。

那天晚上，卡德兰格太太睡得不太安稳。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她就冲进哈尔滨的房间，看他正不正常，结果发现哈尔滨正睡得香。她便踮着脚走出去，下楼煮咖啡了。

这时，卡德兰格太太听见“皮尔斯先生”正用爪子挠地下室的门。她打开门，“皮尔斯先生”正对着她摇尾巴，她拍了拍它的头，让它出去。外面正在下雨，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皮尔斯先生”不满地看着她，试图从她的身子旁边挤过去，返回屋里。

她坚定地说：“噢，不行，你不能这样，先生。你已经在屋子里待了一整个晚上了，现在我想让你出去跑一小圈儿。”她试图用脚把它推出去，但“皮尔斯先生”重重地坐到了她脚上。她正打算放弃时，后门突然被推开了。哈尔滨走了进来，他已经穿戴整齐，梳洗完毕。他愉快地说：“出了什么事，妈妈？你要做什么？”

“是‘皮尔斯先生’。”卡德兰格太太说着又猛地推了一下“皮尔斯先生”，“他不想出去锻炼，因为外面在下雨，它讨厌下雨。”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男孩，”哈尔滨在它旁边跪了下来，说，“你不喜欢下雨吗？”

“皮尔斯先生”用尾巴重重地敲打着门廊，舔了舔哈尔滨的脸。

哈尔滨站起来说：“我和它一起去，妈妈。我们会在小区里跑上一圈儿。”

“但外面下着雨，”卡德兰格太太说，“你会淋湿的。”

哈尔滨一步跨过所有台阶，跳下门廊，沿着汽车道向外跑去。“皮尔斯先生”兴奋地高声叫着，追了出去。卡德兰格太太返回厨房，热上牛奶，准备做可可饮料，然后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她才刚嘬了两口，后门就被猛地推开了，哈尔滨和“皮尔斯先生”跑了进来。哈尔滨的脸蛋红扑扑的，两眼闪着光，他和“皮尔斯先生”的身上看起来似乎都没有淋湿。

“我的天，”他妈妈说，“你一定跑得比风还快。”

“比雨还快，您是这个意思吧。”哈尔滨哈哈大笑起来，“噢，我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就连‘皮尔斯先生’都追不上我。我们早餐吃什么呀？我肚子饿了。”

卡德兰格太太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她喝了一口咖啡，说：“嗯，呃，呃……”

“我知道了，”哈尔滨欢快地说，“我们要吃法式吐司。”

“好主意，”他妈妈说，“我喝完这杯咖啡，马上就做。”

“我来做，”哈尔滨说，“您只要告诉我怎样做就行了。”他打开一个橱柜，开始叮叮当当地翻找那些罐子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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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一个碗出来，”他妈妈说，“再拿几个鸡蛋，一些牛奶……”

这时，后门上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是报童乔吉·威尔科克斯(Georgie Wilcox)。他说很抱歉报纸送晚了，因为他的自行车轮胎瘪了。他一边修自行车一边说，这是今天的报纸，希望报纸没有被弄得太湿。

哈尔滨放下刚从橱柜里拿出来的搅拌碗，说：“嘿，乔吉，要我和你一起去，帮你送报纸吗？我送街这边，你送街那边。

乔吉想起哈尔滨是一个动作缓慢的“蜗牛人”(human snail)，连忙说：“噢，谢谢你，哈尔滨，但我想我自己还能对付。”

哈尔滨说：“你来不及的，现在都快六点半了。”

卡德兰格太太抬头看了一眼厨房的挂钟，然后用围裙擦了擦眼睛，又看了一眼。现在才6:25——天哪，她的哈尔滨一定是5:45左右就起床了。她吃惊地看着哈尔滨。这个心明眼亮、积极主动的男孩子就是那个总是最后一个来吃早餐——实际上，什么事都是最后一名的男孩儿吗？

哈尔滨说：“等我一秒钟，乔吉，我马上去拿夹克。”

乔吉看起来睡意朦胧，衣裳皱皱巴巴的，就好像是在一个风洞里穿的衣服。他说：“哦，好吧，但你要快点儿。”

不到两秒钟，哈尔滨就拿着夹克回来了。出门时，他对他妈妈说：“最好做一大炉子法式吐司，妈妈。来吧，‘皮尔斯先生’，我们有活干了。”

卡德兰格先生过了七点半才下楼，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那些魔法液体怎么样？有效果吗？”

“我起得太早了，一直忙个不停，都完全忘记那件事了。”卡德兰格太太说，“现在坐下来，趁热吃点法式吐司。你叫醒姑娘们了吗？”

“我想她们俩都起来了吧，”卡德兰格先生说，“哈尔滨呢？你喊他了吗？”

“喊他？”卡德兰格太太说，“他不到六点就下楼了。”

“那他现在在哪里？”卡德兰格先生问，“一定又在什么地方磨蹭呢，错不了的。” 

“他没有。”卡德兰格太太说，“小心，盘子烫手。”

“那么，他现在在哪里呢？”卡德兰格先生不耐烦地问。

“他和乔吉·威尔科克斯一起送报纸去了。乔吉的自行车胎瘪了，送报纸晚了，哈尔滨主动提出帮他的忙。”

“那希望乔吉的客户不会介意下午才能收到晨报。”卡德兰格先生咬了一口法式面包说。

就在这时，后门被猛地推开了，哈尔滨喊着跑进来：“真希望早饭已经准备好了。我比一头饥饿的狮子还要饿。”看见他爸爸，他说：“嘿，爸爸，你知道吗？乔吉·威尔科克斯说我是他送报纸以来见过的最快的帮手。他还说，如果他爸爸妈妈今年夏天允许他到加利福尼亚去拜访他奶奶，他会让我接管他的送报工作，他每个月差不多能赚40美元①呢。哇！”

“但你必须很早就起床。”他妈妈说。

“谁会在乎呢？”哈尔滨说，“每个月差不多赚到40美元啊！”

“你每个月赚40美元？”西尔维娅刚来到餐桌前，嘲笑道，“别妄想了。像你这样行动迟缓的人，就连40美分都不值。”

“西尔维娅，”卡德兰格先生严肃地说，“安静点儿。嘿，儿子，这份送报纸的工作怎么样？你认为自己干得了吗？”

“当然干得了。”哈尔滨说，“嘿，今天早晨，我送的报纸是乔吉的三倍。”

卡德兰格太太问：“珍妮在哪里？你下楼的时候她在上面吗，西尔维娅？”

“我不知道，”西尔维娅说，“我喊了她差不多三万次了，但我到她房间去，拿回我那件她偷偷拿去穿、前面已经溅上可乐的蓝色毛衣时，她还躺在床上看书。”

“那我最好再喊她一遍。”卡德兰格太太说。她走到楼梯下面，喊道：“珍妮！珍——妮——”

过了一会，隐约有一个声音答道：“马上就下去。”

卡德兰格太太侧着耳朵听了一分钟，没有听到珍妮的房间里有任何动静。于是，她走上楼去。她发现珍妮还穿着睡袍，斜靠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的雨。她妈妈尖叫道：“珍妮·卡德兰格，现在都快上学了，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啊？！”

珍妮转过头，看了一眼她妈妈，睡眼矇眬地说：“雨水顺着窗户玻璃流下来，让我想起了眼泪。您认为雨点有可能是所有死去的穷人的眼泪吗？”

“我的天哪，多么奇怪的想法啊！”卡德兰格太太说，同时把她的裙子和毛衣从杂乱的被子中拉了出来，“来，快穿上衣服，等你穿袜子和鞋子的时候，我帮你扎辫子。”

珍妮慢慢地直起身来，从她妈妈手里接过裙子和毛衣，说：“妈妈，如果我死了，你和爸爸会哭吗？”

“别胡说。”她妈妈不高兴地说，“事实上，别说话了。赶快穿衣服！”

“但是，妈妈，”珍妮说，“如果我明天就会死呢？如果我被一辆卡车撞到了呢？”

卡德兰格太太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从珍妮手上抓过裙子和毛衣。“过来，”她说，“我帮你穿衣服。但是，我认为你这样大的姑娘还要妈妈穿衣服真是太荒唐了。”她正要把珍妮的裙子从她的头上套下去，忽然想起那个装着“小猪摇摆”夫人的、用来治疗行动迟缓毛病的魔法液体的小喷壶。她把套在珍妮头上的裙子拿下来，拿起她的毛衣、鞋子和袜子，说：“你先去梳洗，我一会儿就回来。”

那个小喷壶就在卡德兰格先生的床头柜抽屉里。她把它拿出来，仔细地喷到珍妮的衣服上。然后，她返回珍妮的房间。珍妮并没有去梳洗，而是横躺在床上唱歌：“我的祖国，那就是你(My Country, ‘Tis of Thee)。”看到她妈妈，她说道：“我记得《星条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的全部歌词，你想听吗？”

“不想听！”她妈妈坚决地说，“站起来，我好给你穿衣服。”

她依次把裙子和毛衣穿过珍妮的头套下来，给她穿上袜子，把她的脚塞进鞋子里，然后把她推进洗手间，给她洗脸洗手。她正要给珍妮扎辫子时，卡德兰格先生喊道：“莫莉(Molly)，我五分钟后就必须去车站了。”

“好的，亲爱的，”卡德兰格太太说，同时在珍妮的一根辫子末梢上系上一根弹力发带。然后，她对珍妮说：“你只能在到车站的路上吃点吐司和花生酱了。现在，快点去准备，我要弄‘老计时器’起床了。”

“但他的糊糊还没有做好呢。”珍妮说，她好像突然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过来，变得生气勃勃了。

“我知道，”卡德兰格太太说，“但我们要迟到了，他只能等着了。”

“我可以为他做点糊糊，放到他的奶瓶里。”珍妮说，“您给他换衣服，穿上他的滑雪服，我来准备奶瓶儿，我们可以在车里喂他。”

当他们都坐到车里，西尔维娅带着她提前离校去看牙医的请假条；哈尔滨带上乔大叔(Uncle Joe)借给他的、他要在自然历史课上展示的象牙；珍妮抱着“老计时器”和那个奶瓶儿时，卡德兰格先生说：“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他们答道。

“既然大家都上车了，”他喊道，同时踩下了油门，“那么下一站——车站。”

然后，他转向他太太，说：“嘿，你有没有不小心在我的衣服上喷上那种魔法液体？虽然才到早晨这个时候，但我感觉动作敏捷，头脑清醒。”

卡德兰格太太羞涩地笑着说：“只是在你的鞋子上喷了一点点。”

“那我们就扯平了，”卡德兰格先生大笑道，“你睡着的时候，我在你的头发上也喷了一点点。”

“难怪我那么早就醒了呢！”卡德兰格太太也大笑起来。

“我们一起唱《愿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吧！”哈尔滨从后座说道。

“我们还是一起唱‘愿上帝保佑‘小猪摇摆’夫人’吧！”卡德兰格先生说着，同时对着道路前方一只胖嘟嘟的灰色鸽子按了按喇叭。












《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3)》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母亲——悉尼·巴德



说话总是被孩子们打断的母亲，听到孩子们说“我以为你是说……”总是忍俊不禁的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和孩子们的不良餐桌礼仪作斗争的母亲，总是津津有味地倾听孩子们讲述冗长枯燥的梦境和电影情节的母亲，对孩子们的小报告总是公平公正的母亲，总是热情高涨地与孩子们玩老掉牙的谜语和游戏的母亲……








译者前言





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





你会喜欢这样一位和蔼可亲，而且，有着神奇魔法的夫人吗？

在她身上，三分像巫婆、三分像仙女、三分像常人，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一份特别的对孩子们浓浓的爱心！

她有一双亮晶晶的褐色眼睛，一头很长很长的褐色头发，她穿的衣服也大都是褐色的。她的身材非常矮小，背上还长着一个罗锅儿。她自称那里面充满了魔力，可以解决孩子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帮助他们从小培养出更好的习惯。而在孩子们看来，那个罗锅儿一定是容易绑牢翅膀的地方。因为孩子们打心底相信，她本来就是一位温柔而美丽的天使！

这位夫人的过去有点儿神秘。据说她年轻时嫁给了一个海盗，她丈夫去世前，曾经在后院里埋藏了各种财宝。她的房子被建成了古怪的“底朝天儿”的样子，但厨房、浴室和楼梯除外。房子里还住着一条叫“瓦格”的狗和一只叫“莱特福特”的猫。整幢房子似乎天然就是一座妙不可言的“儿童乐园”。这位夫人浑身上下永远散发出一股既喷香又温暖，还带有甜味曲奇的好闻味道。对那些因为什么事儿感到悲伤的孩子们来说，这种味道特别具有安慰的作用，让他们感到格外的开心和舒服。

她，就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人公——“小猪摇摆”夫人！

不用说，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50多年来，“小猪摇摆”夫人在全世界范围受到了小孩子和大人们高度地、广泛地喜爱。孩子们喜欢她，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们，总是能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大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当他们的软语温存和大声呵斥都无济于事时，“小猪摇摆”夫人总能以富含常识的神奇疗法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麻烦——她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坏习惯。这些年来，当世界众多教育专家，甚至像“育儿权威”斯波克这样的人物对孩子问题都束手无策时，很多父母早已经偷偷地在向“小猪摇摆”夫人求助了。与大多数父母和专家们有所不同，“小猪摇摆”夫人完全理解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她是世界上最了解孩子也最热爱孩子的人。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小猪摇摆”夫人无异于一个天赐的福音！无论对孩子还是对家长，这套丛书都提供了一种了不起的神奇方法，让他们可以从中学到在学校、家庭和其他书中没有教给他们的——实际上也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不管孩子们身上表现出什么样的坏毛病和坏习惯，“小猪摇摆”夫人总是有办法对症施治，而且疗效显著，效果惊人。

你也许不禁要问，为什么“小猪摇摆”夫人运用的方法会特别重要，特别有效呢？在阅读这套丛书之前，你至少应该知道下面的一些原因。


1．习惯决定孩子的一生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曾说：“人们的行动，多半取决于习惯。一切天性和诺言，都不如习惯有力量。习惯可以主宰人的生活，所以人们应该努力养成好的习惯。不可否认，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养成的习惯，会非常完美，我们称之为教育，而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习惯而已。”

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有句名言：“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的确，习惯的好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孔夫子也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就是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会像人的天性一样自然、坚固，甚至说就变成你的天性了。

要知道，任何人在他一天的行为中，大约只有5%是属于非习惯性的，而剩下的95%都是习惯性的。远离坏习惯，养成终生受用的好习惯，家庭教育就会事半功倍，孩子也就比较容易走向成功。这不正是我们家长都希望看到的事实吗？

这套丛书最主要的功效，就是改变孩子的坏毛病，从小养成好习惯！


2．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认为：教育的作用必须通过艺术的审美方式，即美的形象来达到。教是目的，教必须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实现。教化功能不应脱离使人获得愉悦的具体形象，因为欣赏者总是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这就是“寓教于乐” 的来源。　

其实，无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的孔子，也早就提出过“寓教于乐”的思想。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宋代大儒程颢在《二程遗书》（卷十一）中也阐释道：“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已物尔。”由此可见，“乐”应是学习中的最高境界，是最能实现教育目的的最佳途径。

这套丛书最重要的特点，正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唤醒孩子们的心灵！


3．用强化理论激励和改变孩子行为


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斯金纳等人提出过一种“强化理论”，也叫“行为修正理论”。斯金纳认为：人或动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会采取一定的行为作用于环境，当这种行为的后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重复出现；不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减弱或消失。

人类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改变人的习惯和行为。人类学习主要是通过观察、模仿和奖惩等方式实现的。强化理论表明了人的行为不论是顽固的还是脆弱的，是习惯的还是偶然的，实际上都是可以改变的。

经过“强化”的行为会趋向于重复发生，强化理论是孩子们学习新行为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强化的主要功能，就是按照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的规律，对人的行为予以导向，并加以规范、修正、限制和改造。 

这套丛书中的许多故事，都巧妙地暗合了强化理论，从而彰显了强大的心理行为学背景。


4．通过积极暗示产生习惯替换


心理暗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心理现象，揭示了人们易于接受外界或他人的愿望、观念、情绪、判断、态度影响的心理特点。

许多实验的结果都表明，正面暗示容易使我们成功，负面暗示则容易让我们失败。一个从小听着积极肯定的评价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充满自信，将来会拥有美好的未来；相反，一个从小听着“笨蛋”“没出息”等负面暗示成长起来的孩子，就会形成自卑的性格，很容易陷入心灵的阴影，面临苦难的人生。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听众——那就是我们的潜意识。科学家研究发现，人的潜意识在同一时间内只能主导一种感觉，当一种积极正面的思想反复地在脑海中出现时，原来的思想就会慢慢地衰竭、萎缩，新的思想就会占上风。这就是所谓的替换定律。它说的是当我们有一项不想要的记忆或者负面的习惯时，我们无法单纯地消除它，只能用其他的记忆或习惯去替换它——与其苦心消除，不如轻松替换。这就像是一块土地，如果你给它种上了庄稼，那它就不容易长满杂草了。

聪明的读者不难发现，这套丛书充满了积极的暗示，也提供了习惯替换的最佳范例。

类似的原因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比如书中有趣的人物名字，轻松幽默的文笔以及情景剧式的故事安排等等。这些极具吸引力的因素，正是我们译介这套童书的动力和热情所在。

翻译这套丛书是集体力量的结果，很多人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和建议，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人大附小读六年级的杨谨源同学，既是这套丛书最早的读者，也参与了部分的翻译工作。看着他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不时地“咯咯”发笑，我们就知道，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这套丛书的。

现在，就请翻开这套丛书吧！相信你一定会爱不释手并从中受到巨大的启发。不管你是7—12岁的小朋友，还是年轻的父母，或者是年迈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其乐融融，在快乐的阅读中分享成长和感悟吧。

我们相信，教育孩子的最好方法，就是首先要理解孩子。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以及技巧和原理来作为辅助，但任何时候，爱都是最伟大最有效的力量。这些方面，“小猪摇摆”夫人已经为你做出了最佳的表率和指引，你还在等什么呢？










杨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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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的赞誉









1.媒体评论





※很明显，这些故事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讲给那些欢快的孩子们听了，那些孩子——正如书中围绕着“小猪摇摆”夫人的孩子们一样——总是簇拥在作者的身边，渴望她讲那些有趣的故事。

——《芝加哥论坛报》

Each of these stories has obviously been told over and over to delighted children, who must throng around their author as the youngsters in the book do around Mrs. Piggle-Wiggle herself. ——The Chicago Tribune





※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无与伦比的“小猪摇摆”夫人非常喜欢孩子，无论他们是好是坏，她从来也不责骂他们。她只是用积极正面的疗法去治疗“顶嘴匠”、“从不按时上床睡觉”以及男孩女孩们身上各种奇怪的坏习惯。现在，终于推出了平装本，供现今这一代的孩子们阅读享用。

——《旧金山观察纪事报》

“Everyone loves Mrs. Piggle-Wiggle!The incomparable Mrs. Piggle-Wiggle loves children good or bad and never scolds but has positive cures for Answer-Backers, Never-Want-to-Go-to-Bedders, and other boys and girls with strange habits. [Now] in paperback . . .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children to enjoy.”  —— San Francisco Examiner Chronicle

※父母们都热爱“小猪摇摆”夫人，因为她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坏习惯；孩子们也热爱她，因为她能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帮助很大，非常有趣，魅力无法抵挡——它们不仅妙趣横生，而且疗效显著！

——《出版人周刊》

Parents love Mrs. Piggle-Wiggle because she can cure children of any bad habit. Children love her because she’s tons of fun!Mrs. Piggle-Wiggle’s helpful, hilarious magic is irresistible—and as funny as it is effective!  ——Publishers Weekly





※“小猪摇摆”夫人非常喜爱孩子——希望他们举止文明、身心健康。当然，“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也有一些喜剧效果……这些奇妙的历险故事对于每个孩子来说应该都是愉快的体验。

——《纽约时报》

Mrs. Piggle-Wiggle loves children! Well-mannered and healthy children, that is.Of course, Mrs. Piggle-Wiggle’s cures have some comical consequences, too…making these remarkable adventures a cheerful prescription for just about anyone!   ——New York Times





※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会喜爱这个由贝蒂·麦克唐纳创作、由凯伦·怀特朗读的经典故事的录音。与大多数父母不同，“小猪摇摆”夫人完全理解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故事中有趣的名字和夸张的场景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除了在房间里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儿童乐园之外，“小猪摇摆”夫人还有一个储藏室，里面有一些用于治疗孩子们的常见毛病的神奇“疗法”。怀特对孩子们牢骚抱怨以及父母们绝望无奈的声音表现得惟妙惟肖。故事中20世纪50年代典型父母的形象与“小猪摇摆”夫人世界的全部魔幻浑然一体。这个录音无疑将在公共图书馆的儿童专区和小学校园图书馆里找到大量的听众。

——《学校图书馆杂志》

Kindergarten-Grade 3-Children will love this recording of the classic written by Betty MacDonald and read by Karen White. Unlike most parents, Mrs. Piggle-Wiggle understands exactly what children like to do to entertain themselves. The funny names and exaggerated situations add to the fun.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a childhood wonderland in her home, Mrs. Piggle-Wiggle has a storehouse of "cures" for common childhood diseases. White perfectly captures the whiny voices of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desperation of the parents. The portrayal of the parents in the stereotypes typical of the 1950's fits into the whole fantasy of Mrs. Piggle-Wiggle's world. This recording will find a large audience in public library children's collections and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School Library Journal





※五十多年来，“小猪摇摆”夫人受到了小孩子和大人的广泛喜爱。孩子们喜欢她，是因为她理解他们，因为她那座“底朝天儿”的房子里总是飘荡着新烤出来的曲奇的香味，还因为她有一个埋着宝藏的后院。大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当他们的软语温存和大声呵斥都无济于事时，“小猪摇摆”夫人总能以富含常识的神奇疗法解决他们孩子的问题。这些年来，当“育儿权威”斯波克（Spock）医生都束手无策时，很多父母早已经偷偷地在向“小猪摇摆”夫人求助了。

——亚马逊网站

Mrs. Piggle-Wiggle has been wildly popular with children and adults for over 50 years. Children adore her because she understands them--and because her upside-down house is always filled with the smell of freshly baked cookies, and her backyard with buried treasure. Grownups love her because her magical common sense solutions to children's problems succeed when their own cajoling and yelling don't.  More than one parent over the years has surreptitiously turned to Mrs. Piggle-Wiggle when Dr. Spock failed to come through. ——Amazon.com





※“小猪摇摆”夫人系列图书由一些古怪离奇的故事组成，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尽管故事中的家庭有些老套，书中的各种疗法听起来也有些骇人听闻，但粉丝们非常喜欢故事中展现出的孩子们的共性，以及“小猪摇摆”夫人疗法中所使用的种种魔法。

——音客公司

The Mrs. Piggle-Wiggle stories are quirky period pieces loved by children. No matter that the families are dated and that her solutions to problems so outrageous. Fans delight in the universality of children and enjoy the magic in Mrs. Piggle-Wiggle's cures.  ——AudioFile





2、图书描述





“小猪摇摆”夫人拥有一套锦囊妙计

“小猪摇摆”夫人爱每个人，每个人也都用他们的爱来回报她。孩子们爱她，因为她充满了乐趣；父母们爱她，因为她几乎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坏习惯。“小猪摇摆”夫人的治疗方法不同寻常，但它们都非常有效！比如，对一个吃起东西来“像猪一样”粗鲁的小男孩而言，有什么方法比用一头猪来教他餐桌礼仪更好的呢？又比如，对于下雨天不停地唠叨“我该做什么呢”的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方法比让他们在“小猪摇摆”夫人的“底朝天儿”的房子里搜寻海盗财宝更好的呢？

Mrs. Piggle-Wiggle has a trick up her sleeve

Mrs. Piggle-Wiggle loves everyone, and everyone loves her right back. The children love her because she is lots of fun. Their parents love her because she can cure children of absolutely any bad habit. The treatment are unusual, but they work! Who better than a pig, for instance, to teach a piggy little boy table manners? And what better way to cure the rainy-day "waddle-I-do's" than hunt for a pirate treasure in Mrs. Piggle-Wiggle's upside-down house?





3、编辑评论





来自AudioFile的评论

“小猪摇摆”夫人系列由一些离奇有趣的故事组成，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尽管故事中的家庭有些老套，书中的疗法听起来也有些骇人听闻，但粉丝们很喜欢故事中所展现出的孩子们的共性，以及“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中使用的魔法。麦克唐纳四部曲中的这个录音描述了包括了“打小报告”、“粗鲁的餐桌礼仪”和“爱插话”等这些坏习惯。

From AudioFile

The Mrs. Piggle-Wiggle stories are quirky period pieces loved by children. No matter that the families are dated and that her solutions to problems so outrageous. Fans delight in the universality of children and enjoy the magic in Mrs. Piggle-Wiggle's cures. This offering in MacDonald's quartet finds tattletales, atrocious manners, and interrupting high on the list of bad habits. 





4、读者评论精华





●“由于喜爱过头，这本书早就被我们翻烂了。”

※“The book has long disintegrated from being overly loved. ” 





●“但是，这本书一直是我的最爱。”

※“This one remains my favorite, however.” 





●“非常适合大声朗读。”

※“Great for read-alouds. ” 





5、读者评论节选





（1）永远的家庭最爱读物！/ L. C. Stuker

我向我的儿子读过这些书吗？当然读过！

我的两个姐姐、我弟弟和我都是读着《“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这本书长大的——这本书还是我叔叔以前拥有的。

书中描述的孩子们的“毛病”是全世界孩子的普遍毛病。孩子们可以从本书中得到一些清晰明了的经验教训，而且这些教训是以一种温柔的方式传授给他们的。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我妈妈有时会威胁我们。“噢，天哪，我最好还是拿出‘小猪摇摆’夫人的‘打小报告治疗药片’吧。”她会无可奈何的说。或者“噢，我把那个‘不爱上学治疗药片’放到哪里去了呢？”每当这时，我们都会发出一阵心领神会的大笑……由于喜爱过头，现在这本书已经被我们翻烂了。发现本书重新出版，我简直喜不自胜了。对于那些不幸“还没有得到这本书”的人而言，我对他们错失了一个增加生活幽默感的机会表示遗憾。

All time family favorite! / By L. C. Stuker 

Have I read these books to *MY* son? YOU BET! 

My two elder sisters, younger brother and I grew up on Mrs. Piggle Wiggle's Magic - the edition that HAD belonged to our uncle! 

The "ills" the children have are the same the world over. The lessons are clear, and taught gently My mother would "threaten" us during the school year - "Oh dear. I'd better get out Mrs. Piggle Wiggle's Tattle Tale Cure." she would say, distressed. Or "Now where did I put that 'Never Want To Go To Schooler's Cure'?" We would laugh, the message clear. 

The book has long disintegrated from being overly loved. I was ecstatic to find it had been re-published! To those who "don't get it", I'm sorry your life is do devoid of a sense of humor. 





（2）“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 / Twila A. Eisley

我还是个孩子时就读过这本书，但直到长大后才知道还有一些其他关于“小猪摇摆”夫人的书。但是，这本书一直是我的最爱。我那本书已经被我翻得很旧了，因为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些故事。是的，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的很多事情都与上世纪50年代大相径庭，但是，就“小猪摇摆”夫人愉快地接受孩子以及他们的所有缺点而言，对于所有父母来说仍然不失为一个启发。它提醒我，作为一个母亲要放松一些，面对孩子们的一些荒唐举动，完全可以与他们一起放声大笑。贝蒂?麦克唐纳非常聪明，她能够通过一些非常可笑的场景以及更加古怪的疗法来表现那些孩子气的错误。我超爱这本书！我的女儿们也爱它。

（2）Mrs. Piggle Wiggle's Magic / By Twila A. Eisley 

I read this book as a child.and never knew there were more books about Mrs. Piggle-Wiggle until I was quite grown up! This one remains my favorite, however. The pages of my copy are quite worn where I turned the pages ...and read and re-read the stories. Yes, times have changed and much is different today from the 50's but Mrs. Piggle-Wiggle's delightful acceptance of children with all their foibles is still an inspiration to all parents --and a reminder to me as a mom to lighten up and laugh with my kids and their antics. Betty MacDonald is very clever in bringing childish faults to light by way of terribly funny situations and even more preposterous cures. I LOVE THIS BOOK! and so do my girls.





（3）我永远的最爱之一 / C. L. Yoder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一直是我的最爱之一。我现在仍然珍藏着这本书，一有时间，我就会读给我的孩子们听。毫无疑问，我会向任何人推荐这本书。

（3）One of my all time favorites. / By C. L. Yoder 

Mrs. Piggle-Wiggle's Magic was one of my all time favorite books as a child. I still have the book and read it to my children whenever I have the chance. I definitely recommend this book to anyone.





（4）《“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是一本很好玩的书！/ 小读者 

 我喜欢《“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因为它非常好玩。我愿意向所有年龄的人推荐这本书，尤其是喜欢宝藏的人。如果你喜欢修建一个“底朝天儿”的房子这个主意，你就会喜欢本书最后一个故事。如果你喜欢猪，你也会喜欢上书中的故事。我喜欢在一所房子里的一个秘密抽屉里藏着珍宝的故事。我喜欢这本书。我今年9岁。

（4）Mrs. Piggle-Wiggle's Magic is a funny book! / By A Customer

I liked the book Mrs.Piggle-Wiggle's Magic because it was so funny. I would recommend this book to all ages, especially if you like treasure. If you like the idea of building a house upside down you'll love the ending. If you love pigs you will think that this book rules. I liked how there was treasure in secret drawers hidden in the house. I loved the book. My age is nine (9).





（5）“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 / Sarah K. Collier

我为我的两个侄子（一个5岁，一个7岁）订购了这本书，因为我还记得当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现在45岁）阅读“小猪摇摆”夫人系列时留下的奇妙的、生动的记忆；我希望他们也能享受同样的体验。我以前是个“书虫”（现在还是），我看过几百本书，还把我最喜欢的书读给我的孩子们听，《“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仍然位居我最喜爱图书的前10名。每当我想到那个不爱洗澡的小女孩身上堆积了厚厚的污垢，最后长出小萝卜的故事，我的脸上就会禁不住露出笑容。

（5）Mrs. Piggle-Wiggle's Magic / By Sarah K. Collier 

I ordered this book for my two nephews, ages 5 and 7, because I had such wonderful, vivid memories of the Mrs. Piggle Wiggle series as a child (I am now 45!); I wanted them to experience it as well. I was an avid reader as a child (I still am) and was exposed to hundreds of titles and have many favorites that I read to my children and Mrs. Piggle Wiggle still stands out in the top 10 and I still get a smile on my face when I remember reading about the little girl that had radishes growing out of the caked on dirt on her arm because she refused to take a bath!









第一章    “小猪摇摆”夫人的魔力  









很显然，城镇里的孩子们都喜欢“小猪摇摆”夫人。原因是，“小猪摇摆”夫人也喜欢他们。“小猪摇摆”夫人非常喜欢孩子，喜欢和孩子们聊天，最关键的是，她从来不真的和孩子们生气。

有一次，莫莉·奥图尔(Molly O’Tolle)一边吃着拐杖糖，一边翻看“小猪摇摆”夫人大词典里面的彩色画儿，混合着糖汁的口水都流到了宝石彩画上。看完后，莫莉就把词典给合上了，忘了彩画上还有她的口水呢，结果那几页彩画全粘到一块儿了。当时，“小猪摇摆”夫人并不是说：“瞧，你这个粗心的小姑娘，以后休想再看我大词典里面的彩色画儿了！”也不是说：“以后吃东西时禁止你看书了！”而是这样说：“我们来看看该怎么办吧，我想我们可以先把书用蒸汽熏一熏，把粘着的页面蒸开，然后用一小块肥皂和一点水把口水擦掉，噢，就像这样……现在你再看看，这就跟新的一模一样了！没有什么事情比一边看书一边吃糖更舒服的了！别感到难为情，莫莉。每次看到这些宝石，我都忍不住要流口水呢。对了，你最喜欢哪种宝石？我想我最喜欢的是天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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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迪基·威廉姆斯(Dicky Williams)向帕特西(Patsy)炫耀他的技术，闭着眼睛滑一辆四轮小滑车，结果连人带车撞上了地下室的窗户，撞碎了玻璃，最后“降落”到装煤的箱子上。“小猪摇摆”夫人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得不在前门廊的台阶上坐下来，用围裙擦她的眼睛。但迪基完全被吓坏了，他打算悄悄溜出地下室赶紧回家去，但“小猪摇摆”夫人——她还在笑个不停——从打破的窗户外探进头来，说：“把隔板上的那桶油灰和油灰刀递给我，然后到锅炉那边把靠着墙壁的那块玻璃给我搬过来……非常感谢！现在仔细看着，迪基，因为安装窗户玻璃是每个男孩子都必须学会干的活儿——特别是会闭着眼睛开小滑车的男孩子。”

还有一次，玛丽琳·马特森(Marilyn Matson)帮“小猪摇摆”夫人端茶，一不小心把那个褐色茶壶掉到地上摔碎了。“小猪摇摆”夫人说：“啊，这是我见过的最幸运的事了——打破了茶壶，你身上竟然连一滴热茶也没溅上。这个茶壶又难看，壶嘴还漏水，都折磨我十五年了，多亏你把它打破了。明天我就去镇里买个新的——我要买个粉红色的，这次我可要留个心眼儿，先看看壶嘴漏不漏水。”“那现在用什么泡茶呢？”玛丽琳用袖子擦着眼泪问。“在咖啡壶里泡吧。”“小猪摇摆”夫人说，“我们就叫它‘茶啡’好了。”

“小猪摇摆”夫人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只要是孩子们亲手给她做的礼物，不管那个礼物看起来有多么斑斑点点、歪歪扭扭，她也会使用它，并把它放在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显眼的位置。

约翰尼·威尔弗雷德(Johnny Wilfred)用肉酱瓶子给她做了个花瓶，但那个瓶子的脖子实在太细了，好像只有根和茎像头发那么细的花儿才能插进去。不仅如此，他还用一种看起来像胆汁的绿色颜料来给花瓶上色，但他涂的颜料实在太厚了，涂得又不均匀，弄得整个瓶身疙疙瘩瘩的，就像皮肤上长满了肉瘤。但“小猪摇摆”夫人很爱约翰尼，也很爱那个“肉瘤花瓶”，因为那是约翰尼特意为她做的。她把那个花瓶放在水槽上面的窗台上，并至少在花瓶里插上了一枝花。那枝花的花茎费力地穿过窄窄的瓶颈，看起来就像喘不上气来的样子。每次约翰尼来到她的厨房，只要有别人在场，他都会指着那个花瓶说：“看到那边窗台上那个漂亮的花瓶了吗？那是我特意为‘小猪摇摆’夫人做的。对不对，‘小猪摇摆’夫人？”

当苏珊·格雷(Susan Gray)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她为“小猪摇摆”夫人烤的第一盘曲奇递给她时，“小猪摇摆”夫人并不是匆匆扫一眼那些奇形怪状的灰褐色面团儿，说： “我不想吃，谢谢你！”而是说：“噢，苏珊·格雷，你真是个聪明的姑娘！你才八岁大，就会做曲奇了耶！你将来肯定会成为某人的好太太！”“噢，没错，但某人一定要牙口好才行。”休伯特·普伦蒂斯(Hubert Prentiss)说，他刚刚拿起一块面团儿咬了一口，就感觉像是咬到了石头上。“小猪摇摆”夫人从他手里拿过曲奇，说：“嘿，休伯特，这些是特制曲奇，你在热茶里蘸一蘸，再咬一口试试。”

“小猪摇摆”夫人连忙到厨房做了些热茶，然后，她和莫莉、休伯特、苏珊一起坐在厨房餐桌旁蘸着热茶咬那些“石头”曲奇。那些曲奇不仅像石头一样硬，吃起来味道还像胶水一样，那是因为苏珊用的是肉汁着色剂而不是香草精来上色的缘故。当莫莉和休伯特互相做干呕状的鬼脸时，“小猪摇摆”夫人从桌子下面偷偷塞给他们几块姜味曲奇。苏珊正陶醉在自己会做曲奇了的自豪感中，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这个小动作。

朱莉·沃德（Julie Ward）为“小猪摇摆”夫人织了条围巾，那条围巾有十码长，但只有两英寸宽。当“小猪摇摆”夫人打开装着围巾的礼品盒时，她不是说：“噢，朱莉，你织这条围巾时肯定一心想着长颈鹿来着吧！”而是说：“你知道吗，朱莉，这条围巾太漂亮了，围在脖子上再塞到外套里有点太可惜了，我要把它当成腰带围在身上！”她把这条长长的、看起来脏兮兮的、像条虫子一样的蓝色围巾在腰上围了一圈又一圈，还将围巾的两头打了一个环状结。从远处一看，感觉还真的不错。朱莉骄傲极了！她说：“您知道吗，‘小猪摇摆’夫人，我在织这条围巾时就对自己说，‘我要把围巾织得长一点，这样‘小猪摇摆’夫人也可以用它来当腰带了。’”当然，她并不真的是那么想的，实际情况是，她每天下午听收音机时都在织围巾，她只是忘记早就应该停下来罢了。

“小猪摇摆”夫人还有一个好处也很受欢迎，那就是孩子们向她讲述他们的梦境时，她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如今，全世界的孩子都喜欢讲述他们的梦境。如果他们的梦听起来似乎不够长、不够有趣，有时候，有些孩子就会根据老电影，或者头天晚上他们的爸爸念的故事中的情节胡编乱造一通。

讲述梦境是天真的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对于发展想象力非常有好处。但不幸的是，孩子们通常会在吃早餐时讲述梦境。但这个时候，爸爸、妈妈通常匆匆忙忙，容易发脾气，没有心情听孩子们编造的冗长梦境——比如说：“当时，我正骑着一头大象，两个印第安人跑过来想用箭射我，然后，呃……呃……我变成了一个胡桃，掉到地上……呃……呃……，这时……”这时，妈妈可能就会说：“别说你的梦了，赶紧把你的麦片粥喝完！”或者，别的孩子也可能会接着说：“噢，你又开始瞎编了！轮到我讲了，我梦到……”

“小猪摇摆”夫人不仅能耐心地听完他们讲梦到了什么，有时还会主动问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梦。比如，当孩子们放学后跑过来，到她的后院挖财宝（“小猪摇摆”夫人曾说过，“小猪摇摆”先生以前是个海盗，他去世前把他的财宝都埋在了后院里），或者喝茶、玩玩具娃娃时，她可能会问：“昨晚有人做什么好梦了吗？”听到这话，孩子们的劲头儿马上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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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莫莉·奥图尔梦到她变成了一颗葡萄干，有只老鼠正在吃她。约翰尼·格林（Johnny Green）梦到他是个海盗，住在一条鲸鱼的肚子里。休伯特·普伦蒂斯梦到他是根冰柱，任何人只要碰他一下就会被冻住。苏珊·格雷梦到她的所有玩具娃娃都变成了真人。拉里·格雷（Larry Gray）梦到自己是个牛仔，骑着一匹白马。玛丽·卢·罗伯逊(Mary Lou Robertson)梦到她的被子变成了一层糖霜，醒来后发现自己嘴里塞满了毯子。基蒂·惠灵(Kitty Wheeling)梦到自己是个电影明星，拥有一件真正的毛皮大衣。帕特西说她梦到自己变成了一个电烤面包炉，孩子们都说那是她瞎编的，帕特西急得哭了起来，“小猪摇摆”夫人却说，她会帮助帕特西“圆梦”的。但有的孩子的梦又长又没趣，说起来还磕磕巴巴的，这时“小猪摇摆”夫人就会帮助他们顺利讲完他们的梦，然后说：“是不是这样啊，鲍比(Bobby)？”那些孩子听了，都会觉得如释重负。

现在，您应该明白了吧？“小猪摇摆”夫人只是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孩子们，她只是很自然地就能理解他们，即便是他们招惹了什么麻烦。正因为如此，当城镇里的孩子们调皮捣蛋，他们的妈妈束手无策的时候，她们总是打电话向“小猪摇摆”夫人求助。“小猪摇摆”夫人也总有各种办法解决问题，她还有一个大橱柜，里面装满了神奇的药粉、药丸和仪器，用于帮助治疗孩子们的坏毛病。









第二章    “我以为你是说”的疗法





伯班克(Burbank)先生心不在焉地把手从他的报纸后面伸出来摸糖碗，他的手指摸来摸去，摸到了吐司、蜜罐和盐罐，最后终于摸到了糖碗。他的孩子达西(Darsie)、艾莉森(Alison)和巴德(Bard)相互捅了捅，笑了起来。每天早晨，他们的爸爸都一边读报纸上的坏消息，一边在桌子上摸糖碗。

有一天早晨，报纸上的消息实在是太坏了，伯班克先生走神走得太厉害，竟然把红醋栗果酱放进了咖啡里。孩子们非常希望看到他们的爸爸再表演一次。于是，他们把别的东西都推到他的手能摸索的方向上，唯独就不放糖碗。等到伯班克先生终于找到了糖碗，他气愤地把报纸“啪”的一声拍到餐桌上，以一种痛苦而委屈的语气喊道：“糖碗空了！”

伯班克太太当时正在给吐司抹黄油，她说：“达西，亲爱的，快到厨房去把糖碗装满。白糖在红色的大罐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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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西听话地站起来，拿着糖碗向厨房走去。过了很久他才回来，手里却端着一盘肉桂卷。

“你拿肉桂卷干什么？”他爸爸问，“白糖呢？！”

“白糖？”达西疑惑地问，“什么白糖？”

“我刚才让你去把糖碗装满(fill the sugar bowl)。”伯班克太太说。

“噢，”达西答道，“我以为你是说‘把肉桂卷拿过来(get the cinnamon roll)’。”

三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哈哈大笑起来。最后，他们的爸爸妈妈也笑了起来。达西又去厨房把糖碗装满，而伯班克先生在喝了三杯咖啡后也错过了公共汽车，于是，他决定和孩子们一起走到学校。

就在他们准备出门时，艾莉森想起她忘记带算术书了，就跑上楼去拿书。一分钟后，她将身子俯在楼梯栏杆上喊道：“妈妈，您看到我的算术书了吗？”

伯班克太太问：“那本书长什么样啊？”

艾莉森答道：“蓝色书皮，不太厚。”

伯班克太太说：“我想是在大厅的桌子上吧。”

艾莉森说：“啊，怎么跑到外面去了呢？”

伯班克太太说：“什么外面？我说的是在大厅桌子上(on the table in the hall)。”

艾莉森说：“哦，我以为你是说‘在外面牲口棚中的马厩里(out in the stable in a stall)’。”然后三个孩子又笑作一团。

艾莉森找到了她的算术书，他们出门时边笑边说：“外面牲口棚中的马厩里。”

伯班克先生催促道：“快点儿，孩子们，时候不早了。”他轻快地沿着大街往前走着。在秋天清新的空气中，他的脚步声听起来既清脆又坚定。孩子们在他身后咯咯笑着，你推我一下，我拍你一下，他们走走停停，忽快忽慢。事实上，当伯班克先生走到街角时，他们还没走出院子呢。他只好停下来等他们，并趁此机会俯瞰清晨阳光照耀下的城市容貌。他很高兴自己住在一个小山上，很高兴自己还活得不错，很高兴自己有一个九岁的小男孩、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六岁的小男孩。

当孩子们赶上来时，他说：“你们看，孩子们！看见了吗，从上面看下去，这个城市多漂亮啊！你们看那边升起来的雾。”

“狗在哪里啊？”巴德问。

“什么狗？”达西问。

“那条狗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啊？”艾莉森问。

“呃，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伯班克先生说，“我是说‘看那边升起来的雾(Watch the fog rise over there)’。”

“哦，”巴德说，“我以为你是说‘看那条狗的眼睛在闪(Watch the dog’s eyes glare)’。”三个孩子又笑开了。伯班克先生说：“你们在胡说什么啊？！”但那是个美丽的早晨，所以他也随着欢快的孩子们笑了起来。

当他们走完距下一个街区一半路程的时候，孩子们突然在一栋非常漂亮的白房子前面停下来。他们一动不动，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玛丽琳！玛——丽——琳——！快点出来，我们要迟到了！”

伯班克先生马上制止他们：“别这样大喊。要是你们想叫玛丽琳，就到门口去叫她。”

孩子们吃了一惊，但他们还是顺从地走到门边，按响了门铃。玛丽琳的妈妈开了门，对孩子们说了几句话，于是他们又疯笑起来。他们笑弯了腰，还捂着笑疼了的肚子走了回来。

“什么事那么好笑？”伯班克先生问。

达西说：“玛丽琳的妈妈说，玛丽琳掉进了烤面包机，被烤死了！哈哈——”

伯班克先生问：“玛丽琳的妈妈到底说了什么啊？玛丽琳到底为什么不去上学？”

艾莉森说：“她说玛丽琳掉下了她的小滑车，摔伤了头(fell in her coaster and hurt her head)。但达西以为她说，玛丽琳掉进了烤面包机，被烤死了(fell in the toaster and is burnt up dead)。”说完，艾莉森就狂笑起来。

但这次伯班克先生没有笑。他弯下腰，仔细检查了一下达西的耳朵：它们又大又软，粉嘟嘟的，而且非常干净。

“它们应该很正常啊！”伯班克先生说，同时看了看其他孩子的耳朵——他们的耳朵看起来也很正常。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的爸爸在做什么。

巴德问：“爸爸，您在做什么呢？”

伯班克先生答道：“我正在考虑需不需要给你们买助听器(ear trumpet)。”

“啤酒烤饼(beer crumpet)？那是什么东西？”巴德问。

另外两个孩子也跟着重复：“啤酒烤饼？啤酒烤饼？”然后，他们三个又大笑了起来，但伯班克先生实在笑不出来——他真的受够了。他说：“来吧，孩子们，你们来比赛跑到学校，看谁跑得快，我当裁判。各就各位——预备——跑！”

伯班克先生到办公室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伯班克太太打电话，他问：“玛丽(Mary)，我们的孩子得过猩红热吗？”

她答道：“他们没得过，你知道的，伯纳德(Bernard)。”

“哦，”他说，“那么他们的耳朵感染过吗？”

“上帝啊，没有！”伯班克太太说，“他们什么病都没得过。他们是附近最健康的小孩。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伯班克先生说：“问题太多了！他们的听力都不太好。我让他们看雾升起来(fog rise)，他们以为我在说狗眼睛(dog’s

eyes)。玛丽琳的妈妈说玛丽琳掉下了她的小滑车(coaster)，摔伤了头(hurt her head)，他们以为她说玛丽琳掉进了烤面包机(toaster)，被……”

“……烤死了(burnt up dead)。”伯班克太太把话接了过来，“伯纳德，你听说过有人掉进过烤面包机吗？当然没有！我们孩子的耳朵根本没毛病。这只是因为他们正在经历令人烦恼的‘我以为你是说(Thought-You-Said)’的阶段。”

“那我们赶紧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阶段吧！”伯班克先生说，“他们这样看起来就像傻瓜一样。还说什么狗眼睛，真是的！”

伯班克太太说：“别担心，亲爱的，我会想办法的。”

和丈夫通完话后，伯班克太太马上给玛丽琳的妈妈打了个电话，问玛丽琳的伤势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她能不能帮上点儿什么忙。玛丽琳的妈妈说玛丽琳问题不大，但医生认为她应该休息一到两天。

然后，伯班克太太问玛丽琳的妈妈以前有没有遇到过“我以为你是说”这类麻烦，并向她讲述了糖碗和肉桂卷、牲口棚中马厩里的算术书、玛丽琳掉进烤面包机里和狗眼睛的故事。玛丽琳的妈妈说：“噢，伯班克太太，真高兴你告诉我这些事。你知道吗，玛丽琳整个上午都在犯类似的错误，我正在担心她头部受到的撞击是不是影响了她的神志呢。我问她想要烤饼还是吐司(crumpets or toast)，她问‘撞到鼻子上了(Bumped on the nose)，谁啊？’我问她头还疼不疼(if her head pained)，她说‘我以为你是说，那张床油漆了吗？(is the bed painted)’”

伯班克太太说：“我待会儿就给蒂格尔(Teagle)太太打电话，问问特里(Terry)和特丽萨(Theresa)是不是也犯‘我以为你是说’这样的错误。她是个好主妇，如果他们犯那样的错误，她可能已经想出解决的办法了。”玛丽琳的妈妈请求伯班克太太在得到有用的信息后给她回个电话，然后她们说了声再见。

然后，伯班克太太给蒂格尔太太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所有那些“我以为你是说”的情况，问她的特里和特丽萨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蒂格尔太太以一种很夸张的方式一字一顿地答道：“哦，呃，伯班克太太。你看，我们一直在研究怎么样正——确——发——音——，我们的发——音——一直很正——确——。孩子们总是能发正确的元——音——和正确的辅——音——，因此，我们在理——解——对方的话上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问——题——可能出在你和伯班克先生身上，也许是因为你们的口——齿——不——清——。也许你们可怜的孩子们听——不——清——楚——你们所说的话。我每——天——下——午——都举办一节发——音——训——练——课，如果你和伯班克先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参加。但我不——愿意让孩——子——们——来听课，因为我担心他们会影——响——我的孩子们的完——美——发——音。”

伯班克太太对蒂格尔太太的提议表示感谢，并告诉她也许她是对的。她和伯班克先生将会努力发音得更清晰一些，如果本周内情况没有好转，他们可能会参加她的发音训练课。蒂格尔太太说：“很乐意随——时——帮忙，伯班克太太。”说完，她挂上了电话。

当天晚上，伯班克先生下班回家时，伯班克太太告诉他给蒂格尔太太打电话的事，并说她认为从现在起，他们俩都应该发音清晰一些，以便他们可怜的孩子们能够理解他们的意思。

当天晚上吃晚餐时，伯班克先生非常大声地说：“请——把黄——油——递给我！”孩子们互相看了一眼，嘀咕了几句，然后就大笑起来。黄油仍然躺在达西面前的小盘子里，纹丝不动。

伯班克先生不满地看着他太太。于是，伯班克太太以一种不很自然的语气大声说道：“孩——子——们，听——我——说。请——你们把黄——油——递给你们的爸——爸。”

“噢，”达西说，“你说的是把黄油递过去(Pass the butter)啊？我以为你是说‘跳蚤喘气和咕哝(Fleas gasp and mutter)’呢。”

艾莉森说：“我以为你是说‘他是爸爸的妈妈(He’s pa’s

mother)’呢。”

巴德说：“我以为你是说‘冻住帕特(Pat)的哥哥(Freeze Pat’s brother)’呢。”

伯班克先生严肃地低声说道：“我是说‘把黄油递给我。’”达西把黄油递给他爸爸，开心地笑着。

第二天早餐后，伯班克先生在楼上喊道：“我的公文包呢？有人看到我的公文包了吗？(Anybody seen my briefcase?)”

艾莉森问：“谁长了一副小偷脸？(Whose got a thief’s

face?)”

达西问：“牛肉酱(Beef paste)？你要牛肉酱干什么？”

巴德说：“叶子赛跑(Leaf race)，我认为他说的是叶子赛跑。”他们都大笑起来，没有人去找那个公文包。

他们能听到爸爸、妈妈在楼上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噌噌地走来走去，到处找那个公文包，但他们正一门心思玩他们的“我以为你是说”游戏，甚至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公文包就在巴德脚下，斜靠在前厅的暖气片上。

最后，伯班克先生急匆匆地跑下楼，他快要赶不上公共汽车了。他气急败坏，两眼冒火，对伯班克太太喊道：“如果你找到我的公文包，亲爱的，马上把它送到我的办公室去。我今天上午必须用公文包。”说完，他就冲出前门，一阵风似地追赶他的公共汽车去了。

当伯班克太太在孩子们上学之前最后一遍检查他们是不是带全了东西时，她看见那个公文包正斜靠在墙上，就在巴德的小胖腿后面。她说：“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告诉爸爸公文包就在这里。你们肯定看见了！现在，我必须特意跑一趟，给你们的爸爸送过去。你们为什么不告诉他？！”说完，她严肃地看着三个孩子。

艾莉森说：“公文包？！我不知道他要公文包，我以为他是说‘小偷脸’。”

达西说：“我也不知道他要公文包，我以为他是说‘牛肉酱’。”

巴德说：“我以为他是说‘叶子赛跑’。”

伯班克太太说：“你们很清楚爸爸说的不是小偷脸、牛肉酱和叶子赛跑。那些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受够了你们这些‘我以为你是说’的游戏。”说完，她就把孩子们轰出去上学，而没有吻别他们。

但这种“我以为你是说”游戏在那个星期的剩余时间里一直持续着。到了星期五早晨，伯班克先生和太太实在是烦透了，他们甚至不想下楼和那几个‘我以为你是说’的孩子们一起吃早餐。他们想通过不和孩子们讲话来纠正他们的毛病。但这时电话铃响了，伯班克太太对艾莉森说：“接电话去(Answer the phone)。”艾莉森没有动，他爸爸喊道：“去接电话！”艾莉森说：“噢，接电话呀？！我以为你是说‘火腿里有根骨头(The ham’s got a bone)’。”达西说：“我以为你是说‘跳舞的人在家里(The dancers are home)’。”巴德说：“我以为你是说……呃……呃……‘果酱太孤独了(The jam’s all alone)’。”伯班克先生终于忍无可忍，他说：“从现在起，你们不许再胡说八道了。要不然，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们这些‘我以为你是说’的孩子们一起吃饭了。”

孩子们刚出门上学，伯班克太太甚至还没顾得上清洗早餐碗碟，就决定必须对这帮“我以为你是说”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她又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在餐桌旁坐下来，绞尽脑汁地想着解决办法。“好男孩”(Ole Boy)——她家的狗——走过来坐在她旁边，伯班克太太给了它一小片火腿，摸了摸它的头，仍然绞尽脑汁地想着解决办法。

她正打算打电话给伯班克先生的母亲求助，这时电话铃正好响了。电话是“小猪摇摆”夫人打来的，她想让孩子们过去喝茶。“哈，‘小猪摇摆’夫人，你打电话过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正坐在餐桌旁想到底该怎么办呢！”于是，她把孩子们玩的那些‘我以为你是说’的把戏全都告诉给了“小猪摇摆”夫人。

“小猪摇摆”夫人说：“整个镇子的孩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流行玩一阵‘我以为你是说’的游戏。这种游戏本来无关紧要，但很可能是让父母们最头疼的毛病，特别是他们在赶时间的时候。这星期以来，我也受到了这种毛病的困扰。你说‘穿上你的鞋子(put on your shoes)’，他们以为你是说‘坐在保险丝上(sat on a fuse)’；你说‘给我拿颗大头钉(get me a tack)’，他们以为你是说‘给薄脆饼抹黄油(butter a cracker)’。这样的游戏还有很多。幸运的是，治疗方法非常简单。我有一种魔法药粉，你今天晚上可以在孩子们的耳朵里洒上一点。这种药粉会使他们的听觉极其敏锐，他们能听见蜘蛛跑过地板的脚步声、落叶飘落到地面的碰撞声、花朵打开花瓣儿的声音，还能听到萤火虫划着‘火柴’点亮它们的‘小灯笼’的声音。但我必须提醒你的一点是，明天，当孩子们的耳朵里有魔法药粉时，你一定不能做爆米花，使用吸尘器或者准备干燥易脆的早点。要不然，孩子们会受不了那些噪音的。孩子们放学过来喝茶的时候，我就让他们把药粉给你带回去。你还可以拿点药粉给玛丽琳的妈妈。再见，祝你好运。”“小猪摇摆”夫人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放学回家后，孩子们跑进屋来，把“小猪摇摆”夫人捎来的包裹交给他们的妈妈，然后上楼换衣服去了。“小猪摇摆”夫人的包裹里有一个很小的小盒子，盒子里装着白色粉末。伯班克太太摸了摸，又闻了闻，那药粉摸起来像滑石粉，闻起来像生姜末。她把那个小盒子放在她手绢盒里的一叠干净的手绢下面。当天晚上，孩子们上床后，她把这事儿告诉了伯班克先生。伯班克先生觉得那些魔法药粉听起来很奇妙，他决定先在自己的耳朵里放一点试试。

伯班克太太上楼去把那个瓶子拿下来，伯班克先生捏了一点点放到了他的左耳朵里。刚放完药粉，他就大声喊道：“赶快把那个可怕的收音机关掉，它简直要杀了我！”伯班克太太跑过去把收音机关掉了。伯班克先生说：“外面打雷了，待会儿肯定会有暴风雨。”伯班克太太侧着耳朵听了听，没有听见任何雷声。她打开前门走出去，看了看天空。天空是清澈的深蓝色，还有一些星星在闪烁，夜色静谧得就像一幅画。这时，伯班克先生又喊了起来：“暴风雨越来越近了，现在几乎到头顶上了！”

伯班克太太进屋关上了门。她说：“伯纳德·伯班克，今晚是一个寒冷、清澈、非常平静的夜晚，根本没有打雷。”

伯班克先生说：“你听！你没听见吗？！震耳欲聋——那就是雷声。简直是震耳欲聋！”伯班克太太非常仔细地听了听。然后，她听见厨房里有一阵非常微弱柔和的敲击声。她走过去看了看，发现“好男孩”——那条狗——正躺在厨房里的餐桌下，在地板上蹭着它的前肘。她给“好男孩”一块狗狗饼干，让它到外面去玩，然后返回客厅，问伯班克先生暴风雨是不是过去了。

他说：“你必须那样跺着脚走吗？你肯定是长胖了，走路的声音就像是一辆运煤车。”

伯班克太太的身体很单薄，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红色软底居家拖鞋，说：“伯纳德，我觉得你最好去把你耳朵里的魔法药粉洗掉，因为我这就要出去拿些全麦饼干进来，想想看，如果我不小心掉下一点碎片，你肯定会受不了的。”

伯班克先生喊道：“别嚷嚷了！”

伯班克太太说：“我简直是在说悄悄话了，亲爱的。”于是，伯班克先生上楼去洗他的耳朵。当他打开洗手间里的灯时，他吓得往后一闪，因为电灯开关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手枪子弹出膛的声音。当他打开水龙头时，流水声听起来就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震耳欲聋；当他不小心把窗台上的一根发卡碰掉时，发卡落到地面的声音就像一根巨大的铁链掉到了铺着瓷砖的地板上。

伯班克先生在一个玻璃杯里放了些温水，他觉得那是洗掉那些魔法药粉的最好方法了。正当他准备往耳朵里倒点水时，突然听到浴缸后面传来一阵让人无法忍受的尖利刺耳的声音。他直起身，放下杯子，看了看浴缸后面，什么也没看到。于是，他又在洗手盆上弯下腰，拿起杯子。正当他要往耳朵里倒水时，他又听到了那种恐怖刺耳的声音，这次那声音正好在他的脑袋旁边。伯班克先生吓坏了，他扔下杯子，杯子里的水洒了出去，脑袋撞到了水龙头上。他往四周看了看，还是什么也没看见。那声音又传来了，这次声音小了一些，是从那个威尼斯百叶窗后面传来的。他撩起百叶窗仔细看了看，什么东西也没有。但那种可怕的声音又来了，这次是从镜子边传来的，伯班克先生终于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了：一只大蚊子！他抓起一块抹布，忘了自己的耳朵里还有魔法药粉，使劲向那只蚊子拍去。随即，整个洗手间里响彻了伯班克先生痛苦、可怕的尖叫声。他连忙打开温水，将耳朵凑到水龙头下。啊，感觉舒服多了！

他捏着那只死蚊子的一条腿，把它拎起来，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对伯班克太太喊道：“嗨，玛丽，我现在好多了。但我想我们最好在孩子们的耳朵里少放点那些魔法药粉，它们的威力实在太大了。”

伯班克太太说：“你可能放得太多了。你看，我要事先测一下用量。我要用一根牙签，只在每个孩子的右耳朵里放一两粒。快过来帮帮我。”

他们踮着脚走进孩子们的房间，在每个孩子的右耳朵里放了一牙签魔法药粉。即使是在睡梦中，达西还在说：“安德森(Anderson)小姐，我没有听见你说‘把那把尺子递给我(Hand me that ruler)’，我以为你是说‘香蕉更凉了(Bananas are cooler)’。”

伯班克先生和太太看了看他们熟睡的孩子，又彼此看了看对方。“咱们明天等着瞧吧，达西，小伙子。”伯班克先生说。

第二天早晨，巴德跑进他父母的房间，说：“爸爸，妈妈，我们的房间里有一种可怕的响声，听起来就像是有人在锯东西。”伯班克先生和太太从床上起来，披上他们的睡袍，走过去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达西说：“是不是有什么可怕的响声，爸爸？你觉得是不是有一个嗡嗡叫的炸弹？”伯班克先生和太太四处检查了一圈，但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伯班克先生告诉孩子们穿上衣服下去吃早餐。巴德哭了起来，说：“好的，爸爸，我们会下去的，但你也用不着冲着我们喊吧。”

伯班克先生非常小声地说：“你们的听力今天早晨肯定非常敏锐。我没有喊——事实上，我几乎是在说悄悄话儿。”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那个嗡嗡叫的声音的准确位置到底在哪里，达西，你仔细听听，然后告诉我。”

达西说：“就在窗帘后面。”

伯班克先生推开窗帘，发现窗户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只很小的苍蝇正在嗡嗡叫着。伯班克先生想起了自己昨晚拍蚊子的经历，因此他不敢拍那只苍蝇，而是打开窗户，拉开纱窗，把那只苍蝇从窗台上轰了出去。于是，那只苍蝇欢快地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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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西说：“爸爸，我受不了我的鞋带穿过鞋带孔时发出的那种可怕的嘎嘎声，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谁的骨头断了。”

伯班克先生说：“我有主意了。”他用自己的手绢在达西的脑袋上绑了一圈，就像一条绷带一样。“这样就没问题了(This’ll fix it)。”他温柔地说。

“口哨饼干(Whistle biscuit)！”达西说，“我以为你是说‘口哨饼干’呢。”他爸爸把他的手绢扯下来，说：“赶快下楼吃早餐去！”

吃早餐时，艾莉森说：“噢，妈妈，我受不了你给吐司抹黄油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水泥地上挖洞(hoeing on cement)。”

巴德说：“在水泥地上挖洞！我以为你是说，我以为你是说，嗯，呃……”他喝了一勺燕麦粥，但没有完成自己的句子。因为一块吐司从烤面包机里弹了出来，三个孩子都跳了起来。

达西说：“妈妈，在弄出这么大的噪音之前，你能不能提前警告一声啊。”

伯班克太太说：“对不起，孩子，但这声音对我来说不大啊！我想我的耳朵不太好使了。”

艾莉森说：“走吧，男孩子们(boys)，我们上学去吧。”

达西说：“我以为你是说‘毒药(Poison)’，我的意思是，我以为你是说‘毒药’，我是说……哎，我都不知道我想说些什么了！”

艾莉森说：“‘好男孩’的呼吸声太大了，我一个字都听不清。它必须像那样把它的舌头在嘴上舔来舔去吗，妈妈？”

伯班克太太把“好男孩”叫过来，给了他一片咸猪肉，他吧嗒吧嗒地吃了起来。三个孩子都跳了起来，并且浑身发抖。

“吵死了！”艾莉森恶狠狠地瞪着可怜的“好男孩”说，“它吃东西的样子就像是个可怕的丛林怪兽。”

伯班克太太说：“过来，孩子们，穿上你们的外套(put on your coats)，上学去吧。”

艾莉森说：“在你们的外套上吐痰(Spit on your coats)。我以为你是说‘在你们的外套上吐痰’呢。”但没有人发笑。

达西说：“别那么大声说话，艾莉森，把我的耳朵都震痛了。”

巴德说：“你没听见妈妈说什么吗？她不是说‘在你们的外套上吐痰’，她说‘穿上你们的外套’。”

艾莉森说：“我知道。我听得见。我们走吧。”

前门被轻轻地关上了，伯班克太太对她丈夫——他的手指当时正在桌子上摸索糖碗——说：“这是五年来他们第一次没有使劲儿关前门。糖碗在这里，亲爱的，在下一班公共汽车来之前，你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就在这时，前门打开了，三个孩子哭着走了进来。

艾莉森说：“妈妈，我们受不了啦。人行道上全是落叶，我们走上去时，鞋子踩着落叶的声音简直太可怕了，听起来就像有好几百个巨人在砍树，我们受不了那种声音。”

巴德说：“那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有几百万个纸袋子在互相摩擦。”

达西说：“那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有几千座房子在燃烧，咔，咔，咵！”

伯班克太太说：“好了，伯纳德，我想我们应该把孩子们的耳朵洗干净了，我们还要好好感谢一下‘小猪摇摆’夫人。”

伯班克先生说：“她做错什么了么？”

“谁啊？”伯班克太太问。

“‘小猪摇摆’夫人啊。”伯班克先生说。

“你在说些什么呀？！”伯班克太太不解地问，“我说，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小猪摇摆’夫人(we should give Mrs. Piggle-Wiggle our heartiest thanks)。”

“哦，”伯班克先生说，“我以为你是说‘走，我们去给‘小猪摇摆’夫人狠狠一耳光(Go give Mrs. Piggle-Wiggle your hardest spanks)。’呢！”

听到爸爸的“我以为你是说”，孩子们看起来似乎都非常地不舒服。













第三章    打小报告的疗法





今天是个寒冷的下雪天。汉密尔顿(Hamilton)太太在热可可饮料里轻轻地搅了一下，然后走到厨房窗户边看孩子们回来没有。现在是下午三点十分，孩子们该回来了。汉密尔顿太太装了满满一盘子甜曲奇，又拿出两个闪闪发光的大红苹果。看到孩子们从拐角处走过来，她马上把香喷喷的热可可饮料倒进杯子里。

温迪(Wendy)和蒂米(Timmy)走进后门廊，一边走一边跺脚上的雪。汉密尔顿太太连忙走出去帮他们脱掉橡胶套鞋，拍掉衣服上的雪，把他们领进暖烘烘的厨房里。

“今天学校怎么样啊？”她一边帮温迪脱外套和解绑腿，一边问她。

温迪答道：“我讨厌学校里的每个人，学校里的每个人也都讨厌我。”

汉密尔顿太太吃了一惊。温迪只有九岁大，她的脑袋上扎着两个粗粗的小辫子，额头上留着整齐的刘海儿，棕色的头发闪闪发亮，一双棕色的眼睛忽闪忽闪的，两个脸蛋儿红扑扑的。汉密尔顿太太看不出别人有什么理由恨她。她说：“噢，温迪，那太可怕了。亲爱的，他们为什么要恨你呢？”

温迪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恨我。我无所谓，因为我也恨他们。”她在厨房餐桌旁坐下来，咬了一口甜曲奇。

蒂米只有七岁，他正坐在地板上解他的绑腿。他妈妈说：“过来，蒂米，让妈妈帮你解。”

蒂米说：“不用了，谢谢妈妈，我可以自己解。您想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恨温迪吗？那是因为她最爱打小报告了，她向老师打每个人的小报告。我也恨她。”

汉密尔顿太太说：“噢，温迪·汉密尔顿，你打别人的小报告了吗？”

温迪满脸自豪地说：“嗯，是的。只要我看到别人说悄悄话、搞小动作、打小抄，我就会报告沃辛顿(Worthington)小姐。今天，我看到吉米·莫顿(Jimmy Murton)用嘴嘬他的画笔，我也报告了沃辛顿小姐。画笔是用来画画的，不是用来嘬的。”她抿了一小口热可可，优雅地擦了擦嘴唇。温迪显得对自己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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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汉密尔顿太太对她可不太满意，她说：“温迪·汉密尔顿，把嘬画笔这种小事也报告老师，我认为那太可怕了。”

蒂米说：“噢，她总是在那里打小报告。她整天都在监视别人，打小报告，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温迪说：“你最好小心点，蒂莫西·汉密尔顿(Timothy Hamilton)先生。要不然，我就告诉妈妈你已经有五个晚上没有刷牙了；上周三，你把你的猪肝给斯波蒂(Spot)吃了；还有，你用你一些主日学校的钱买糖吃了；昨天晚上，你还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看书来着。”

蒂米说：“噢，没错儿。那你呢，你把吃剩的吐司放在银器抽屉里；你踢翻了斯波蒂的水碗，但没有擦干净；还有，我用我主日学校的钱买的糖，你也吃了一半。”

温迪的脸羞得通红，她恼羞成怒地说：“噢，呸！呸！呸！给你，你这个大呆瓜！”

“呸！呸！呸！还给你，你这个老狗眼！”蒂米回敬道。

温迪对她妈妈喊道：“妈妈——，他总是叫我狗眼。他说只有狗的眼睛才是棕色的。”

汉密尔顿太太说：“温迪，把你的校服换下来，进屋练琴去。蒂米，把你的校服换了，到地下室去，再把你昨晚拿出来的爸爸的工具放回去。我只能说，你们两个都不乖，你们从学校回来，破坏了我平静舒适的下午时间，我很不高兴！”

说完，汉密尔顿太太走上楼，进了缝纫间，然后关上了门。缝纫间里的炉架上烧着一个小火盆，收音机里放着轻柔的音乐，大片大片的雪花顺着窗户飘落下来，这里再也听不到楼下的争吵声，一切都舒适极了！汉密尔顿太太坐下来，开始拆温迪夏天穿的连衣裙的裙边。她一边拆一边想温迪打小报告的事儿，想不通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可怕的、自以为是的人。打小报告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行为，她担心蒂米也会染上这种毛病。

在汉密尔顿太太缝衣服和担心的时候，窗台上积满了一堆堆松软的白色小雪堆；火盆里的炭火燃得正旺，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楼下传来温迪练习《快乐的农夫》(The Happy Farmer)这支曲子的琴声“嗒，嗒，嘟，嗒，嘟……”

当汉密尔顿太太正在想“嗯，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温迪只是在经历一个特殊阶段”时，琴声突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缝纫间的门被夸张地推开了，温迪站在门口宣布：“我想您应该知道，蒂米正坐在地下室楼梯上看书，当我告诉他他应该做他的工作时，他说‘噢，弹你的钢琴去吧，狗眼睛！’”

汉密尔顿太太说：“我没有让你去检查蒂米的工作，我让你去练习钢琴。”

温迪说：“如果我不去检查蒂米有没有做工作，谁还会去？！您只是坐在这里关起门来缝衣服。”

汉密尔顿太太说：“如果我需要你帮忙，温迪，我会叫你的。你现在就下楼去完成你的练习。”温迪转过身，跺着脚下楼去了。

汉密尔顿太太站起身，走过去关上门，一切再次平静下来。《快乐的农夫》再次响起来，但琴键上传来的是愤怒的敲击声，而地下室也一片寂静。这种情况刚刚持续了十分钟。然后，缝纫间的门再次被猛地推开了，温迪和蒂米推推搡搡地同时出现在门口，争先恐后地抢着告状，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她就是个老间谍……他一直在那里看书，什么活儿也没干……没人喜欢她，也包括我……他就是那个去年冬天吃光所有薄脆饼干的家伙……您想不想知道三年前温特沃斯(Wentworth)太太忘在我们家的那支老钢笔去哪儿了吗？就是温迪把它带到学校去了，玛丽·菲利普斯(Mary Phillips)一脚踩到了钢笔上，结果……蒂米借图书馆的书欠了十三美分，而且他的借书卡也弄丢了……他在课间休息时当着所有人叫我‘狗眼睛’……她打破了我的万花筒……他在我的课桌抽屉里溅上了墨水……她打我……他捉弄我……”

汉密尔顿太太把他们揪到他们各自的房间里，关上门，说：“你们必须给我保持安静，吃晚餐前谁也不许出来。”她叹了口气，下楼准备晚餐去了。她刚把茶壶放到炉子上，电话铃就响了。“您好！”汉密尔顿太太拿起电话筒说道。

“您好，汉密尔顿太太！”“小猪摇摆”夫人说，“我刚刚烤了些姜味饼干，我想知道蒂米和温迪想不想过来吃点儿。莫莉·奥图尔正在泡茶，基蒂·惠灵正在准备桌子。”

汉密尔顿太太说：“嗬，您真是太好了，‘小猪摇摆’夫人！但温迪和蒂米刚才一直在淘气，我刚刚把他们关到他们房间里，晚餐之前不准他们出来。”

“小猪摇摆”夫人说：“噢，听到这个我很难过。他们怎么了啊？”

“他们打小报告。”汉密尔顿太太说，“今天下午，温迪放学回来告诉我，她在学校打每个人的小报告。她还告蒂米的状，蒂米也告她的状。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我非常鄙视告密这种行为。”

“嗯，我也一样，”“小猪摇摆”夫人说，“但爱打小报告肯定是孩子们中一种常见的小毛病。就像约翰尼说吧啦，吧啦，吧啦；我说啵啰，啵啰，啵啰。约翰尼说，你是个老坏蛋(old ugh)；我说，是吗，那你也一样；他说哈，哈，哈。”“小猪摇摆”夫人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她接着说：“我听过各式各样的小报告。有的向父母告状，有的向老师打小报告；有的一边告状一边哭鼻子，有的告状时理直气壮、振振有辞；有的偷偷摸摸，有的明目张胆……各种各样，不一而足。但我知道，爱告状的孩子的确都很不开心。”

汉密尔顿太太说：“温迪今天下午对我说，学校里的孩子们都恨她，但她不在乎，因为她也恨他们。”

“这种情况只是阶段性的，”“小猪摇摆”夫人说，“但我的确认为我们应该马上开始治疗爱打小报告的坏毛病。我有一些很神奇的药丸，我可以让莫莉·奥图尔回家时给你捎过去。这些药丸的外观和味道与甘草滴丸很相像，但它们的效果要神奇得多。嗯，今天是周四，周五晚上之前最好不要给温迪和蒂米吃这种药丸。周五晚上给他们一人吃一丸，周六晚上每人再吃一丸，周日晚上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情况怎么样。噢，顺便说一下，我这周末不打算邀请任何人过来做客，这种‘小报告病疗法’的效果非常惊人，如果有任何问题，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再见。代我向温迪和蒂米问好。”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微的“咔哒”声，“小猪摇摆”夫人挂上了电话。

汉密尔顿太太坐在那里盯着电话看了几分钟，心想：“小黑药丸——疗效神奇。到底是一种什么药呢？它们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呢？”

大约五点半，莫莉·奥图尔按响了汉密尔顿太太家的门铃。她的身上落满了雪花，有的地方甚至还结了霜，但由于刚吃了热乎乎的姜味饼干，她的两眼泛着亮光。她递给汉密尔顿太太一个小包裹。

“这是‘小猪摇摆’夫人让我带过来的礼物。”莫莉说，“‘小猪摇摆’夫人让我告诉温迪和蒂米，下周四她还要为他们烤姜味饼干，到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过去。”

汉密尔顿太太请莫莉进屋待会儿，但她说不了，她还要回去准备晚餐桌子。说完，她转身蹦蹦跳跳地消失在冬天的雪夜中。

汉密尔顿太太走进厨房，打开“小猪摇摆”夫人的包裹，包裹里有一个小小的黑盒子，上面写着“打小报告疗法”。那个小盒子里有一个小黑瓶子，瓶子里有四颗黑色药丸。汉密尔顿太太仔细检查了一下那些药丸，它们看起来和闻起来的确像甘草滴丸，但她肯定它们不是甘草滴丸。既然“小猪摇摆”夫人说过它们是魔法药丸，那么，毫无疑问，它们就是魔法药丸。她把那些药丸放回药瓶中，再把药瓶放回那个黑盒子中，然后把盒子放到炉子旁边最上面的香料橱柜中。不知什么原因，一看到那个标有“打小报告疗法”的黑盒子她的心情就愉快了很多。她一边做饭和准备桌子，一边哼着歌儿。当汉密尔顿先生回到家时，他看起来十分疲惫，因此她没有向他提起下午的麻烦事儿。直到饭菜都摆上桌，她才叫孩子们下来吃饭，而且，她假装没有注意到他们紧闭着的、跟纽扣眼似的小嘴巴和目光恨恨的眼神。

当蒂米将差不多半个烤土豆塞进嘴巴时，温迪就开始对他那个举动说三道四。汉密尔顿太太马上让她到厨房去取胡椒研磨器。当温迪大口大口地喝奶，蒂米正张开嘴打算数落她时，汉密尔顿太太说：“噢，看看可怜的斯波蒂(Spotty)，它肚子饿得都掉眼泪了。”多亏汉密尔顿太太及时转移话题，晚餐才得以安静吃完，没有发生互相告状的情况。

但是，第二天早晨和下午的情况却非常糟糕。两个孩子从早晨起床起就开始互相指责，吵得不可开交，直到晚上上床睡觉前才停下来。汉密尔顿太太把她的耳朵闭起来，聚精会神地想着那些小黑药丸。但汉密尔顿先生最后还是忍不住给了温迪和蒂米每人的屁股上一巴掌，并且告诉他们，他俩甚至可以相互对他打小报告。就在他们上床睡觉之前，汉密尔顿太太确认他们停止哭泣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不至于噎着窒息时，她才给每个孩子吃了一颗所谓的“甘草滴丸”。她甚至等不及到明天早晨，就想看看那些魔法药丸到底有什么效果了。

第二天早晨，天还在下雪，孩子们起得很晚。温迪首先下楼。她拖着步子走进厨房，她那样子看起来既像个稻草人，又像个风车。她穿着一条又旧又小、洗得褪了色的夏装短裤，一件薄薄的、皱皱巴巴的T恤衫，拖着她妈妈的一双白色旧凉鞋。她没有洗脸，睡觉时压乱了辫子，结果一根辫子朝北，一根辫子朝南。她的双眼斜视，睡眼蒙胧。

汉密尔顿太太说：“温迪·汉密尔顿，外面下着暴风雪，你居然穿着一身夏天的衣服就下来了！赶快上楼去穿上你的蓝色牛仔裤和毛衣，刷牙洗脸，然后拿把梳子下来。”温迪愤怒地看了她妈妈一眼，拖着步子上楼去了。

然后，蒂米走下楼来。他倒是穿着牛仔裤和毛衣，但当他妈妈卷起他的袖子看他洗手了没有时，却发现里面还穿着睡衣。不仅如此，睡衣里面还穿着秋衣。当汉密尔顿太太让他上去换衣服时，忧心忡忡地想着，她孩子们的这些奇怪装束和那些魔法药丸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她当然不希望如此。尽管有两个爱告状的小孩子的确很糟糕，但如果她的孩子晚上穿着秋衣睡觉，白天还穿着睡衣，大冬天穿着夏天衣服，另外还爱告状的话，那简直就是无法忍受了。

当汉密尔顿太太端起孩子们的燕麦粥并给他们倒牛奶时，她胆战心惊地看了一眼后楼梯。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呢？那些魔法药丸对他们起了什么作用呢？不过她马上就得到了答案。首先她听到了尖利的打骂声、迅速的追逐声、拍打声和喊叫声，然后看到那两个家伙怒气冲冲地跑下楼梯，每个人都面红耳赤，争着要先告状。

“妈妈——”温迪冲进厨房喊道，“妈妈——，蒂米——”但从她嘴里并没有发出她预先想好的一长串指责。相反，一大股黑烟从她嘴里喷了出来。那股黑烟渐渐形成了一小团黑云，只是黑云下面挂着四条小尾巴——那些小尾巴代表了四个小报告。那团黑云慢慢升到了天花板上，粘在那里，那些小尾巴还在轻轻地前后摇晃着。

蒂米说：“噢，天哪，您看见了吗，妈妈？温迪的嘴里冒烟了！您看，妈妈，我敢打赌温迪一直在——”但蒂米并没有像预想那样说出“抽烟”这两个字，相反，他的嘴里也喷出一大股黑烟。那股黑烟也形成了一团黑云，只是它下面仅有一条尾巴，因为他打算打一个小报告。蒂米和温迪站在那里，大张着嘴巴，仰头盯着天花板怔怔地发呆。

汉密尔顿太太说：“哦，我一直想知道小报告看起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咦，它们看起来多难看啊！”温迪和蒂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抬头看看天花板。最后，他们坐下来开始吃早餐。

早餐后，雪仍然下得很大，但温迪和蒂米说他们要出去铲小路上的雪。他们静静地穿他们的绑腿、外套和手套，但他们不能确定哪双橡胶套鞋是自己的，于是他们抓着橡胶套鞋拉来拉去，你推我搡了一阵子。最后，当他们正要喊着向汉密尔顿太太告状时，从他们的嘴里又喷出了两团巨大的黑烟，每团黑烟的下面都吊着一条长长的黑色小报告尾巴。这两团新的小报告黑云慢慢地升上去，粘到天花板上，距原来的那两团黑云都不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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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迪说：“啊，要是这种事儿发生在学校里该怎么办呢？”

蒂米说：“噢，同学们肯定会大吃一惊的。我甚至能想象得到哈克尼斯(Harkness)小姐会说什么话。她肯定会说‘蒂莫西·汉密尔顿，原来你一直都在抽烟啊！’”

温迪说：“我可不希望这种事在学校里发生，别的孩子肯定都会笑话我的。嘿，这双是你的橡胶套鞋，我认得出来，因为它们比我那双要小一些。”

他们穿上自己的橡胶套鞋，安静地走出去铲小路上的积雪了。

汉密尔顿太太不时向外面望上一眼。她想知道那些黑色小报告云团在外面会怎么样，它们会一直飞到天上去呢，还是仅仅悬浮在打小报告的人的头上呢？大约到了中午的时候，汉密尔顿太太终于得到了答案。那时候，孩子们已经铲干净小路上的积雪，正在堆一个雪人儿。温迪个子高一点，她正在放雪人的头。突然，她脚下一滑，倒在了雪人身上，把雪人撞倒了。蒂米气极了，他以为温迪是故意撞倒雪人的。他跑过来，使劲拍打着前门，叫喊着妈妈，准备开始告状。

当汉密尔顿太太打开门时，蒂米张开嘴正要告状，但从他的嘴里喷出了一团黑烟，黑烟下面还拖着一条小报告尾巴。那团黑云慢慢地升起来，升到蒂米头上四英尺高的地方就待在那里不动了。蒂米举起他的铲子去打那团黑云，但铲子只是从黑云中穿过去，对它没有丝毫的损伤，只是那条尾巴稍微晃动了一下。

温迪觉得这很好笑。她说：“我要去把莫莉、迪克(Dick)、休伯特和帕特西都找来，让他们看看你这个爱打小报告的家伙！”

蒂米说：“你要是敢去，我就用肥皂洗你的脸，你这个老狗眼睛！”

温迪说：“你试试看啊！妈妈说你不许再喊我狗眼睛，我要去告诉妈妈。她说过如果你再喊我狗眼睛，她就会惩罚你。妈妈——”

就在这时，温迪的嘴里也喷出了一大团黑烟，黑烟下面挂着一条大大的黑尾巴。那团黑云徐徐上升，升到了温迪头上四英尺的地方，待在那里不动了。温迪说：“走吧，蒂米，我们进屋去，如果让邮递员看到这些讨厌的黑东西就糟了！”他们放下铲子，走进屋去。那两团小报告黑云也跟着他们进了屋，向上漂浮到天花板上，和其他黑云待在一起了。

当天下午发生了一件怪事。当时，温迪和蒂米正在厨房餐桌上画炭笔画，蒂米碰了温迪的胳膊肘一下，温迪正打算告蒂米的状。但她突然想起了那些丑陋的黑云，她抬起头看了看天花板，硬生生地把她的小报告给吞了回去。当那个小报告从她的喉咙里咽下去时，她注意到其中一团丑陋的黑云逐渐萎缩，最后竟彻底地消失了。

几分钟后，温迪不小心弄断了蒂米的红色蜡笔，蒂米站起来正要告状，但他碰巧抬头看了一眼。看到那些丑陋的小报告黑云，蒂米想也许温迪并不是故意弄断他的蜡笔的，于是他把那个小报告也给吞了回去，重新坐了下来。很快，另一团黑云马上开始慢慢缩小，最后从天花板上消失了。

到了汉密尔顿先生回家时，天花板上只有两个小报告黑云了：拖着四条尾巴的那个和只有一条尾巴但体积最大的那个。汉密尔顿先生抬头看到了天花板，他惊呼道：“啊，天哪，难道燃油炉子爆炸啦？！”

汉密尔顿太太说：“到客厅来一会儿，查尔斯(Charles)，我想和你说句话。”

几分钟后，汉密尔顿先生走到厨房里来，手里拿着一根高尔夫球杆。他用那根球杆反复捅那两团黑云，但根本没用：球杆只是穿过它们，它们的形状和位置一点儿都没有改变。

吃晚餐时，两个孩子都非常安静，非常懂事，简直让人吃惊！事实上，整个晚上，他们都没有吵一句嘴。他们上床睡觉时，汉密尔顿太太把剩下的两粒药丸给他们吃了，但她真的觉得似乎没有那个必要了。

孩子们上床睡觉后，汉密尔顿先生站在厨房的小凳子上，想把那两团黑云拉下来。但这就像要把两团黑烟拉下来一样困难，最后他放弃了，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古怪的事了！”

汉密尔顿太太说：“可我觉得它们很漂亮啊！”

星期天，温迪又打了一个小报告，而蒂米则让他的最后一团小报告黑云也消失掉了。当天晚上，汉密尔顿太太打电话给“小猪摇摆”夫人，把这两天发生的事全告诉了她，问她是否认为孩子们爱打小报告的毛病已经治好了。“小猪摇摆”夫人说，她确信他们已经被治好了，同时叮嘱汉密尔顿太太千万不要告诉孩子们魔法药丸的事儿，否则，万一下次还要用就不灵了。

星期一早晨，厨房天花板上剩下的小报告黑云也都最终消失了。如果温迪和蒂米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也许会随心所欲地告状，因为他们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吃小药丸，告状时嘴里也就不会喷黑烟了。但他们并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当他们想打小报告时，都会把那些小报告给咽回去，同时还做贼心虚地看一眼天花板。

星期一下午温迪放学回家时说，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喜欢她，她也喜欢他们。蒂米什么也没说。他有只眼圈是黑色的，鼻子也蹭破了皮，但他也没有嚷嚷说是怎么回事。他和温迪一边喝着热可可饮料，一边说笑着，但他们的眼睛还时常盯着天花板看。









第四章    不良餐桌礼仪的疗法  





“吧嗒，吧嗒，吧唧，吧唧，噗噗，啧啧……”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一边喝牛奶，一边发出各种各样古怪的声音。他妈妈正在储藏室里擦洗银器。她不用进厨房就知道克里斯托弗吃完了，因为那些古怪的声音终于停了下来。布朗(Brown)太太对克里斯托弗的餐桌礼仪感到非常羞愧，她不停地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点儿用也没有。

克里斯托弗十岁大了，在其他各个方面，他都是个很不错的小男孩。他有一头红头发，学习成绩很好，热爱运动，棒球打得不错，他的房间收拾得很整洁，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那可怕的餐桌礼仪。噢，这还不够准确——确切地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餐桌礼仪。他吃起东西来简直就像个动物——仿佛一只饥不择食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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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先生和太太已经逐渐习惯了克里斯托弗的餐桌礼仪——当然，他们总是让他在厨房里吃饭。但布朗太太最担心的是，总有一天，克里斯托弗的朋友会邀请他一起吃饭——但那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寻常聚会。克里斯托弗已经参加过很多次那样的孩子聚会了，他很好玩儿，又擅长玩游戏，所以孩子们不在乎他吃起东西来是不是像一只饥饿的野兽。噢，不是说那样的聚会！布朗太太真正担心的是他可能会被邀请去玩整个晚上，去访问另一个城镇，或者与朋友的家人一起到乡下玩儿。当克里斯托弗咬第一口食物并且开始咀嚼时，那情景该是多么地可怕啊！

克里斯托弗总是大张着嘴巴咀嚼食物，当食物在他的嘴里和着唾液上下翻滚时，里面的情景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吃饭时吧唧嘴巴的声音非常大，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在吃饭，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用手拍水呢！他吃起饭来总是狼吞虎咽，就像是饿鬼投胎似的。他总是先往嘴里塞满饭菜，随即喝一大口牛奶，哗啦哗啦地将食物冲到肚子里；他通常先用叉子叉上满满一叉子肉、土豆、豌豆和胡萝卜，汤水淋淋地举起叉子，一下子就塞到喉咙里，叉子插得很深，就连叉子柄也几乎塞进了嘴里，由于叉子上的食物太多了，他总是用大拇指托起摇摇欲坠的食物往嘴里送；他总是把刀叉斜靠在盘子上，刀柄和叉柄搁在餐桌上；他总是同时在一只手上给好几块面包抹黄油，弄得满手油乎乎的；他总是对他的食物又切又剁、又拍又打、又搅又拌，直到他的食物看起来就像狗食一样；他总是端起他的汤碗，放到下巴下面，唏哩呼噜地猛喝一通；他总是一边咀嚼一边说话，还用叉满食物的叉子比比划划，弄得食物残渣满屋子乱飞，就像是投石车发射的炮弹。唉，克里斯托弗在餐桌上的洋相简直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通过上面的描述，我想您应该清楚，如果克里斯托弗坐在您旁边吃饭，那么您就像挨着一匹狼吃饭一样。看着他吃饭的样子，估计您的胃口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

布朗太太一边擦银器，一边担忧克里斯托弗的餐桌礼仪，她的心情很糟糕。“应该有教餐桌礼仪的学校吧，”她对自己说，“每个孩子都必须去上这种课的。”

电话铃响了，是迪克（Dick）的妈妈汤普森(Thompson)太太打来的。她说：“我正打算邀请迪克的几个朋友下周六过来吃晚餐。我哥哥查尔斯(Charles)要来我家待几天，他是个很棒的专打大猎物的狩猎人。我想，如果迪克的朋友能够过来见见查尔斯，看看他在非洲捕猎狮子和老虎的录像，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由于已经有12个大人了，所以我只打算邀请克里斯托弗、休伯特·普伦蒂斯和拉里·格雷。”

布朗太太对汤普森太太的邀请表示了感谢，说她知道克里斯托弗一定会很乐意去的。放下电话后，她走出去给自己做了一大罐黑咖啡。当她为自己倒第一杯咖啡时，她的双手抖个不停。12个大人和汤普森太太著名的哥哥查尔斯，他们全都将和克里斯托弗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哪怕只是想想这个场景，布朗太太就感觉受不了。“噢，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她说道。她会和克里斯托弗好好地谈一谈，他一定会非常懂事，按照她的说法去做的，真正努力尝试着去改善餐桌礼仪，哪怕只为了一顿饭！从迪克家回来后，他可以继续吧嗒吧嗒、吧唧吧唧、唏哩呼噜、又切又剁、又拍又打、又搅又拌……想着想着，布朗太太不禁又发抖了！

她拨通了自己的朋友皮日尔(Penzil)太太的电话，说：“皮日尔太太，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儿子克里斯托弗是全世界餐桌礼仪最差的孩子了，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纠正他。珀西(Percy)、帕梅拉(Pamela)和波特(Potter)的餐桌礼仪还好吗？”

皮日尔太太说：“噢，布朗太太，我从没注意过他们的餐桌礼仪。你知道，我们总是允许珀西、帕梅拉和波特对任何事情都自己拿主意。他们一生下来，我就让他们自由生长。事实上，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见他们吃东西了。”

“那他们都靠什么生存呢？”布朗太太问。“噢，他们也吃东西，”皮日尔太太说，“但只在他们对食物产生需要时才吃。现在，波特只吃花生酱和罂粟籽，而且他总是在夜里吃。他说，在白天吃东西太平常了，那种行为应该停止。帕梅拉只吃维也纳香肠和香蕉。她自己上街买香肠和香蕉，自己剥香蕉皮。我认为，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这个进步是很大的。”

“我可不这样认为，”布朗太太不满地说，“我认为让一个孩子只吃香肠和香蕉太可怕了。那么，珀西吃什么呢？”

“珀西？让我想想看。”皮日尔太太说，“哦，对了，珀西。噢，珀西什么都吃，他最好对付了，曲奇、糖果、蜜饯、蛋糕、冰淇淋和根汁汽水，给他什么都行。我们不必担心珀西，他是个好孩子。”

布朗太太说：“好了，皮日尔太太，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你让我的心情好多了，但我真的希望你认识一个好医生。我觉得你们需要看医生了。”

皮日尔太太说：“噢，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皮日尔先生和我都是这样长大的，我们都非常开心。皮日尔先生只吃咸鲑鱼和麦片，我只吃……”

布朗太太没等她说完就挂上了电话，“咸鲑鱼和麦片——唉！”

然后，她给“小猪摇摆”夫人打了个电话，把她遇到的麻烦全告诉了她。她详细描述了克里斯托弗吃饭的样子，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还告诉她克里斯托弗已经受到邀请，要去参加一个晚宴；以及她对儿子的餐桌礼仪将会感到多么羞愧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起来。

“小猪摇摆”夫人说：“嘿，布朗太太，别这么担心。克里斯托弗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我知道怎么样改善他的餐桌礼仪。这需要你的配合，而且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便，但肯定能治好他的坏毛病。我打算把莱斯特（Lester）借给你。”

“莱斯特？”布朗太太问，“他是谁？”

“他是一头猪。”“小猪摇摆”夫人说。

“噢，不！”布朗太太说，“不要猪！我这里没有地方养猪，而且我住的社区有规定，不允许养猪。”

“别紧张，”“小猪摇摆”夫人说，“莱斯特肯定不会给你惹麻烦。他非常懂礼貌，很安静，可以睡在地下室。所以，邻居们是不会发现他的。”

“但是，我应该把他的食槽放在哪里呢？”布朗太太问。

“噢，莱斯特不用食槽，”“小猪摇摆”夫人说，“这就是他的作用所在了。莱斯特拥有你见过的最优雅的餐桌礼仪，我希望他能和克里斯托弗一起在厨房餐桌上吃饭。莱斯特会教克里斯托弗如何正确用餐，到时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但这听起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布朗太太说。

“我知道，”“小猪摇摆”夫人说，“莱斯特去过的每个家庭的母亲开始都这么想。但让我告诉你吧，一旦莱斯特到你家后，你就会舍不得让他走了。我总是遇到这种麻烦，每个人都非常喜欢莱斯特，都想把他留下来。噢，顺便说一下，他喜欢睡在地下室里一条干净的毛毯上。另外，他还喜欢让地下室的门开着，这样，在邻居们睡着之后，他就可以出去锻炼一下身体了。让克里斯托弗放学后来我家一趟，我让他领着莱斯特过去。马丁(Martin)太太今天上午刚刚把莱斯特还给我。”

“但他吃什么呢？”布朗太太问。

“克里斯托弗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只是饭量要大很多。噢，对了，我差点忘了，莱斯特非常喜欢喝咖啡。他喝咖啡要加糖和奶油，一顿饭通常要喝五杯咖啡。现在，别担心了，布朗太太。在地下室锅炉旁边用一条干净毛毯给莱斯特准备一张床，我敢保证莱斯特会解决你所有问题的。再见，布朗太太。”

布朗太太走上楼，从客房衣柜里取出一条干净的蓝色毛毯，然后拿着它来到地下室。她疑虑重重地打开毛毯，把它铺到锅炉旁边的地板上。她看了看挂钟，克里斯托弗再过十分钟左右就会回来了。她做了一些加生奶油的可可饮料，装了两盘子姜味曲奇，其中一个盘子比另一个要大得多，然后擦干净两个大红苹果。接着，她拿出汤勺和餐巾。这时，她想起“小猪摇摆”夫人说过，莱斯特有很好的餐桌礼仪。于是，她取出她的两块很好的亚麻桌巾，把它们铺到厨房餐桌上。

就在三点半的时候，后门传来一阵敲门声。布朗太太开门一看，是克里斯托弗——他是从来不敲门的——和一头大白猪。克里斯托弗说：“妈妈，这是莱斯特，我们要把他留下。噢，他很好玩！他还很聪明，什么都懂。对不对，老伙计？”

布朗太太说：“进来吧，克里斯托弗，莱斯特，我为你们准备了可可饮料。”

“噢，好耶！”克里斯托弗欢呼了一声，冲到餐桌旁坐下，端起他的可可饮料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而莱斯特则不慌不忙地走进厨房，小心地关上厨房门，然后爬到克里斯托弗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克里斯托弗的嘴里已塞满了曲奇，正在用可可饮料把它们往下冲。莱斯特看了看他，用他的一只前蹄小心地夹起一块曲奇，小口小口地慢慢吃起来。吃完后，他用他的蹄子端起可可杯，抿了一小口，然后小心地放下杯子，同时用他的餐巾擦了擦嘴。

克里斯托弗停下吃东西——或者，至少是停下咀嚼——看着莱斯特吃。克里斯托弗吃惊得大张着嘴，但嘴里塞满了食物。他的上嘴唇上粘着生奶油，下巴上粘着曲奇碎屑。莱斯特把他的蹄子从桌子上伸过去，温柔地把克里斯托弗的嘴合上。然后，他擦去了他上嘴唇上的生奶油和下巴上的曲奇碎屑。

克里斯托弗很高兴，他说——当然是含着满嘴的食物说：“天哪，你真聪明，莱斯特。”

莱斯特把他的一只蹄子放在嘴唇上，另一只蹄子指着克里斯托弗鼓鼓的腮帮子，意思是说：“嘴里含着食物时不要说话。”

克里斯托弗抬起头看着他妈妈说：“他是不是很聪明啊，妈妈？莱斯特很棒吧？！”

莱斯特抬头看了布朗太太一眼；布朗太太确信莱斯特向她眨了一下眼睛。

平时，克里斯托弗只需要三分十五秒就能狼吞虎咽地吃完他的曲奇和可可饮料。但今天，或许是莱斯特和他一起吃东西使他很兴奋；或许是因为莱斯特给他做了个好榜样，克里斯托弗到四点钟还没吃完。当布朗太太下楼来清理碗碟时，她吃惊地发现克里斯托弗刚刚吃完，而莱斯特刚好才吃了一半。当布朗太太问莱斯特愿不愿意再来点可可饮料时，他点了点头，把他的可可杯递了过去。

克里斯托弗说他不要了，然后开始大声地嚼起苹果来：“咔，嚓嚓嚓，咔，嚓嚓嚓……”莱斯特把他的蹄子伸过桌子，从克里斯托弗手里拿走苹果，从椅子上爬下来，走到橱柜的一个抽屉旁，拿出一把刀，把苹果切成一些小瓣，去掉每小瓣上的苹果核，将它们放到空曲奇盘子上，然后把盘子递给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抓起一瓣苹果整个儿塞到嘴里。莱斯特摇了摇头，把蹄子伸过去拿了一瓣，放到嘴里咬了很小的一口。克里斯托弗吞下了第一瓣，又拿起一瓣，但这次他没有全部塞进嘴里，而只是咬了一小口。莱斯特向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到四点半，莱斯特和克里斯托弗吃完了他们的可可和苹果，克里斯托弗领着莱斯特来到地下室，向他展示了他的床。莱斯特仔细扫视了锅炉室一圈，抚平了那条蓝色客房毛毯上的几条皱纹，然后向克里斯托弗点头示意，表示他对床很满意。接着，他们走进游戏室。地板上有一个红色网球，莱斯特将它捡起来，扔给了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接住球又扔了回去，莱斯特用嘴准确地接住球，用蹄子把球拿出来，再回扔过去。他们就这样一直玩到广播节目“神秘牛仔”（Mystery Cowboy）开始，克里斯托弗每天下午都要听那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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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莱斯特说：“嘿，莱斯特，我每天下午五点都要听一些很棒的广播节目，希望你别介意。当然，如果你真的还想玩球，我也可以陪你玩儿。”

莱斯特摇了摇头，转过身，指了指壁炉，那里放着一个不错的小火盆。

克里斯托弗说：“你想让我点着那盆火，对不对，莱斯特？”

莱斯特点了点头。克里斯托弗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一张纸，然后点燃了火盆。莱斯特在壁炉地毯上躺下来，闭上了眼。克里斯托弗蜷缩在收音机旁，开始听节目。那景象看起来祥和极了！

当布朗先生下班回到家时，布朗太太告诉他克里斯托弗被邀请参加汤普森太太家晚宴的事儿，而且汤普森太太著名的哥哥查尔斯也会出席，还告诉他“小猪摇摆”夫人和莱斯特的事儿。布朗先生对莱斯特教克里斯托弗餐桌礼仪这件事表示怀疑，他说：“这简直就像让盲人牵着瞎子走！”说完他就放声大笑起来。

布朗太太连忙说：“小声点儿，菲利普，莱斯特就在下面的地下室里。事实上，他真的拥有我见过的最优雅的餐桌礼仪。”

布朗先生说：“我想我应该下去看看莱斯特。”

他走下地下室楼梯，边走边小声说：“谁会怕一头猪呢，又不是恶狼。”

布朗太太不满地嘟哝了一声。布朗先生首先到柴屋里看了看——没有莱斯特。然后，他走进了锅炉室。他看见地板上有一条蓝色客房毛毯，就把毛毯捡起来，抖了抖灰，走进洗衣房，把它塞进洗衣槽里。他在洗衣房里转了一圈，在洗衣机、洗涤槽和熨衣板下找了个遍，嘴里还“嚯，嚯，嚯”地学猪叫。但他没有得到回应。他注意到地下室门开了一点点，于是他走过去关上门并上了锁，嘴里还小声抱怨着他太太粗心大意，也不怕贼闯进来。

然后，他听见游戏室里有收音机声，显然克里斯托弗正在听收音机，于是他决定进去问问克里斯托弗，他把他的猪藏到哪里去了。看到莱斯特卧在噼啪作响的火盆前的壁炉地毯上时，布朗先生吃了一惊。他说：“那么，这应该就是莱斯特了？！嚯，嚯，嚯！”

莱斯特睁开眼睛，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后，他意识到那就是布朗先生。于是，他跳起来，向他伸出一只蹄子。

“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布朗先生摇着莱斯特的蹄子，笑容满面地说。

克里斯托弗说：“爸爸，莱斯特很聪明吧！对不对？”

布朗先生说：“我总是说，猪什么都能学会。实际上，猪是最聪明的动物了。”莱斯特还是冷冷地看着他，他还没有原谅他“嚯嚯嚯”地学猪叫。布朗先生弯下腰，在莱斯特的耳朵后面挠起来。莱斯特很温柔，但坚决地推开了他的手，走到火盆旁边重新卧下来。布朗先生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他说：“好了，我想我最好去看看晚餐准备得怎么样了。”

克里斯托弗说：“等等，爸爸，我想让你看看莱斯特玩球玩得有多好！来吧，莱斯特，老伙计，我们来玩会儿球。”他捡起那个红色网球，向莱斯特扔去。莱斯特很不情愿地站起来，他用嘴接住球后又给他扔回去。克里斯托弗又扔过去，莱斯特接住后又扔回来，但这次他是扔给了布朗先生。布朗先生感到很意外，他差点儿就没接住，但他显然很高兴，因为他刚才一直在看着莱斯特微笑。他们一直玩这种三角扔球游戏，直到布朗太太喊吃晚餐，并让克里斯托弗去洗手的时候。

游戏室外面有个小洗手间，克里斯托弗一下子冲了进去。像往常一样，他把手蘸湿，在脸上拍了一丁点儿水，拿起毛巾就要擦。莱斯特跟着他走进来，他拿过克里斯托弗的毛巾，放回架子上，把洗手盆里的塞子堵上，放上热水，然后开始用很多肥皂仔细清洗自己的脸和蹄子。清洗完毕后，他放掉脏水，重新为克里斯托弗放上了干净的热水。

当莱斯特擦干他干净整洁的脸和蹄子时，克里斯托弗则用很多肥皂再重新洗脸洗手。当克里斯托弗擦干脸和手时，莱斯特拿起一把梳子，蘸湿了，梳了梳他脖子上和耳朵周围的鬃毛。克里斯托弗看到他梳鬃毛，也照着他的样子蘸湿梳子，梳了梳自己的头发。然后他们一起上去吃晚餐。

不幸的是，布朗太太似乎忘记了莱斯特，晚餐准备了猪排骨。那些排骨被炸得又黄又脆，布朗先生还特意为莱斯特多盛了一大份。莱斯特在餐桌旁坐下，看着香喷喷的食物，微笑起来。他打开餐巾，抿了一小口牛奶，然后切下一小块猪排骨放到嘴里咀嚼着。随后，他的脸色变得惨白，他把自己的盘子推开了。

克里斯托弗焦急地看着它说：“噢，莱斯特，有什么问题吗？你不喜欢排骨？”

莱斯特端起自己的盘子，把盘子里的排骨都倒到克里斯托弗的盘子上。

克里斯托弗说：“莱斯特，我这就去告诉妈妈你不喜欢吃排骨，她会给你煎几个鸡蛋或别的东西。”他正准备从椅子上下去，莱斯特将身子俯过去，抓住了他的肩膀。他严肃地摇了摇头，指了指克里斯托弗的晚餐，同时通过咀嚼动作向克里斯托弗表明他应该继续吃晚餐。

莱斯特有两份酱料、甜土豆和豆角，他还吃了他的沙拉、两盘桃子、两块苹果酱蛋糕，还喝了四杯咖啡。克里斯托弗把他的食物都吃了，而且他吃东西时发出的声音也比平时小了很多。当他用手指把他吃完的排骨骨头拿起来时，他甚至问莱斯特那样做对不对。

晚餐后，莱斯特、克里斯托弗和布朗先生又玩了一会儿球。到克里斯托弗该睡觉的时候，他和布朗先生向莱斯特道了声晚安就上楼去了。

莱斯特走进地下室，发现他的床不见了。他在地下室里仔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他以为是布朗太太把床移走了。然后，他去检查后门是不是开着的，结果发现后门紧关着并上了锁。他又仔细找了一遍，看能不能找到他的毛毯，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于是，他准备上楼去问问布朗太太他的毯子在哪里。他走上地下室楼梯，费了一点时间才打开地下室前门——那扇门卡住了，又穿过厨房和餐厅，最后很有礼貌地站在客厅门口。

布朗先生和太太在玩纸牌游戏，他们正为一张牌争论着，因此他们有几分钟时间没有注意到莱斯特。后来，布朗太太碰巧抬起头看见了莱斯特，她说：“噢，莱斯特，你上来和我们玩吗？”莱斯特摇了摇头。布朗太太问：“那么，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地下室里太冷了？”

莱斯特还是摇头。

“噢，我知道了，”布朗先生说，“你想和我玩球，对不对，老伙计？”莱斯特又摇了摇头。但是，他马上想到让他们到地下室去可能会解决问题，于是他使劲地点了几下头。布朗先生高兴得笑了起来，他说：“好的，老伙计。你愿意下去看我们玩球吗，爱丽丝(Alice)？”布朗太太说愿意，于是他们就一起走下楼去。

尽管莱斯特的礼节一贯无可挑剔，但这次他抢先走在了前面，他没有走进游戏室，而是直接站到了锅炉室门边。布朗太太往锅炉室里望了一眼，说：“咦，你的毛毯到哪里去了？”莱斯特摇了摇头。布朗太太说：“这就奇怪了！今天下午我在那里的地板上铺了一条蓝色客房毛毯，给莱斯特当床用，它跑到哪里去了呢？”

布朗先生难为情地笑了笑，走进洗衣房把洗衣槽里的毛毯拿了出来，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莱斯特的床，我以为它是掉在地板上的。”

布朗太太把毛毯展开，铺到地板上。莱斯特仔细地抚平了毛毯上的皱纹，然后把一个角卷了起来，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枕头。布朗先生和太太吃惊地看着这一切。

“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动物，”布朗太太感叹道，“他看起来和我们人类没什么两样！”莱斯特抬起头，满脸疑惑地看着她。布朗先生说：“现在你准备上床睡觉了，我想我们也应该上去了。”

说完，布朗先生向楼梯走去，但莱斯特站起来，用他的两个前蹄温柔地把他推到地下室后门边上。

“这又是怎么回事，老伙计？”布朗先生问，“地下室后门锁上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布朗太太说：“当然了，那就是问题！‘小猪摇摆’夫人告诉我，晚上一定要把地下室后门留条缝，这样莱斯特就可以出去锻炼身体了。”说完，她打开地下室门锁，把后门打开了一英寸。

莱斯特点点头表示同意。当他们走出去时，莱斯特把他们送到了门口，礼貌地站在那里目送他们上楼离去。然后，他转身走进屋，在那条蓝色毛毯上躺下来，开始睡觉。

第二天早晨，克里斯托弗起床下楼后，发现他妈妈正在煎咸猪肉。他吓了一跳，说：“噢，妈妈，难道您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吗？昨天晚上，您晚餐做了猪排骨，莱斯特差点儿没晕过去，现在您又在煎咸猪肉！”

布朗太太说：“噢，克里斯托弗，我还以为昨晚我做了一桌好菜呢！你不是一直都最喜欢吃排骨吗？！”

克里斯托弗说：“但是，妈妈，排骨是猪肉，是从死猪身上来的。”

布朗太太在自己的嘴巴上拍了一巴掌，说：“噢，克里斯托弗，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真是对不起！你觉得莱斯特昨晚知道我做的是猪排骨了吗？”

克里斯托弗说：“我要说的是，他肯定知道。他咬了一口，然后立刻脸变得惨白，接着他就把盘子推开了。我本来是要告诉你的，但他不让我去。”

布朗太太说：“来，我们快点儿，在莱斯特上楼之前，你把这盘咸猪肉给你爸爸端过去。我这就为你和莱斯特准备麦片粥、煎鸡蛋和吐司当早餐。现在你快点儿端过去，我马上给厨房换换气。”说完，她打开后门，然后用她的围裙使劲儿扇风，把煎咸猪肉的烟味扇出去。这样，当莱斯特几分钟后上楼时，厨房里就只有燕麦粥和黄油吐司的气味了。

平常，吃早餐时，克里斯托弗会把一整罐奶油全倒进自己的燕麦粥里，接着放上冒尖儿的四勺白糖，然后不断使劲地搅啊搅，就好像自己在和水泥一样。当他那碗糊糊被搅得完全均匀，温度也差不多合适的时候，他就会端起碗，以吞咽可以达到的最快速度把那些糊糊“铲”到嘴巴里。

今天早晨，他忘了还有莱斯特在，按照自己惯常的“大嘴”程序，先把整罐奶油倒进自己的麦片粥里。当他伸手过去准备盛白糖时，抬头看到了莱斯特正悲伤地看着空空的奶油罐。于是，他马上感到难过起来。

他说：“哎呀，对不起，莱斯特，我本来不想像头猪那样。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我是说……像个饿死鬼那样。”莱斯特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克里斯托弗说：“我这就去盛些奶油过来，你等我一会儿。”

莱斯特摇了摇头。他俯过身去，端过克里斯托弗的燕麦粥碗，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奶油倒了一半到自己的燕麦粥里。

克里斯托弗说：“这样也很好，我们一人一半。你要白糖吗？”

莱斯特点了点头，然后自己小心地盛了两勺糖。克里斯托弗看着他盛完后，也照着他的样子盛了两勺糖。

当克里斯托弗开始他的“和水泥式”搅拌时，莱斯特将蹄子伸过去拿走了他的勺子，然后向他演示应该怎么样喝燕麦粥。莱斯特每次只盛一勺，每一勺都有热燕麦、凉奶油和甜白糖，然后缓慢地、优雅地从碗里端起勺子，送到嘴里。

克里斯托弗也试了试，他说：“嘿，莱斯特，这样吃起来比原来吃法的味道好多了。”莱斯特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

当克里斯托弗开始刮他的碟子时，莱斯特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的勺子——他的勺子放在盘子上，挨着他那个几乎吃光了的空碟子。

当克里斯托弗吃煎鸡蛋时，莱斯特三次伸蹄子过去把他的嘴合上；他还向他示范，必须把吐司切成小块再吃，而且不能把吐司托在手掌上抹果酱。莱斯特还让他在两口牛奶之间放下玻璃杯，擦干净嘴唇上的“牛奶胡子”。对于这些批评，克里斯托弗显然没有介意，因为等到他要去上学时，他还热情地拥抱了莱斯特，和他说再见，并许诺上午放学后就一路跑回来吃午餐。

今天早晨阳光很好，布朗太太洗了很多衣服。当她走出去准备把衣服晾到晒衣绳上时，莱斯特帮助她把装着湿衣服的洗衣筐从地下室驮到外面，在她晾衣服时递给她衣服夹子。等到衣服全部洗完并晾上后，莱斯特躺到草地上晒太阳，他正好躺在两块床单和一块桌布后面，邻居们根本都看不见他。

布朗太太跪下来，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他的背，说：“非常感谢你帮我晾衣服，莱斯特，特别是要谢谢你帮助克里斯托弗改善餐桌礼仪。我已经看到，他的餐桌礼仪比以前进步很多了。”莱斯特哼哼了两声。

到迪克·汤普森家的晚宴那天晚上，克里斯托弗的餐桌礼仪已经可以算得上完美了。布朗一家都非常喜爱莱斯特，他们甚至都想不到有一天莱斯特会离开。当克里斯托弗要去洗澡和换衣服时，莱斯特和他一起上楼。他帮助克里斯托弗洗了背，并让他洗了两次耳朵。他还让克里斯托弗擦亮了自己的皮鞋，并回房间拿了一块干净的手绢。

克里斯托弗走后，莱斯特走到厨房里等着吃晚餐。但一走进厨房，他就注意到，厨房餐桌旁没有准备克里斯托弗的椅子。于是，他开始想念起克里斯托弗来。他感到很孤单、很伤感，他走下地下室，在自己的毛毯上躺了下来。

一会儿，布朗太太走下来，对他说：“莱斯特，我想，既然克里斯托弗不在家，你会愿意到餐厅来与我和布朗先生一起吃晚餐吗？”莱斯特使劲儿点了点头，高兴地跟在她后面走进了餐厅。

他们烤了羊羔肉作晚餐，尽管莱斯特吃了三大份，但他的餐桌礼仪简直太完美了，布朗先生和太太只得用钦佩的眼神看着他。

饭后，当布朗太太清洗碗碟时，布朗先生和莱斯特玩了一会儿球。然后，他们一起坐在客厅里听收音机，等着克里斯托弗回来。克里斯托弗十点钟才回到家，他满脸的兴奋，装回一脑袋关于非洲和狮子的故事。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听他讲故事，听他说汤普森家的晚宴都有什么菜，查理叔叔长得什么样儿，然后他们就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布朗太太接到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让她感到无比自豪！那是汤普森太太打来的，她特意打电话过来告诉布朗太太，她从来没有见过像克里斯托弗那样举止优雅的男孩子。“他的餐桌礼仪简直是完美无缺！”汤普森太太说着，布朗太太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只是在那里笑啊笑，眼里含满了泪花。

第二个电话是“小猪摇摆”夫人打来的，这个电话使布朗太太从幸福的高峰跌到了悲伤的谷底。当“小猪摇摆”夫人问她对莱斯特感觉怎么样时，她说：“噢，‘小猪摇摆’夫人，他拥有如此优美高雅的举止，他是一位如此神奇的老师，他是如此的魅力四射，自从认识了莱斯特后，我真后悔以前说过别人笨得像头猪，吃起饭来像头猪，自私得像头猪了。”

“小猪摇摆”夫人说：“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猪都像莱斯特一样，但毫无疑问，莱斯特是头可爱的猪。我非常不忍心这么快就让他离开你们，但我接到了伯班克太太打来的紧急电话，我需要让莱斯特过去帮她的忙。请你让克里斯托弗今天中午回学校上课时顺便把莱斯特领过来吧。”

当布朗太太向莱斯特说再见时，她忍不住热泪盈眶。她觉得，莱斯特在离开时，似乎也有那么一点伤感的样子。













第五章    爱插话的疗法









“你猜，今天在园艺俱乐部发生什么事了？”富兰克林(Franklin)太太在晚餐时问她丈夫。富兰克林先生还没来得及回答，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说道：“嗨，爸爸，我是我们棒球队的投球手。”

“请你别插话，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说，“嗯，你们的园艺俱乐部发生什么事了，卡罗尔(Carol)？”

“噢，约翰(John)，我的‘连翘浮木插花作品’获得了一等奖！”富兰克林太太激动地说。

“关于插花，有一点我不太理解，就是……”富兰克林先生刚刚开始说话，史蒂维(Stevie)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抓到了一只绿色的小青蛙。”

“别打断爸爸。”富兰克林太太说，“你刚才说不理解插花的哪一点，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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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只用花，为什么必须用……”这时，萨莉·富兰克林(Sally Franklin)插话说：“我需要一双新滚轴旱冰鞋。我的旱冰鞋太慢了，我都不好意思滑它们了，而且——”

“你的旱冰鞋是去年春天刚买的，我才需要一个新棒球……”本杰明接过话头说，他还没说完，史蒂维就插话道:“那只小青蛙只是坐在那里……”本杰明抢着说:“我不能用那个旧球投球……”萨莉打断他说:“我们小区的每个人都有新旱冰鞋，但我……”

三个孩子互相插话，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他们全都喊叫起来了。

富兰克林先生的喊声比每个孩子的都大：“安静点儿，你们每个人都安静！让我把话说完。好，关于插花，我不理解的一点是你们为什么不只用花，为什么还必须用一些木棍、老杂草、豆荚和破花盆呢？”

富兰克林太太向他丈夫善意地笑了笑，解释道：“插花是一门艺术……”这时，萨莉插话道:“如果我在滑‘8’字时鞋带断了，那我可能会摔死的。滚轴旱冰鞋很便宜，只需要……”史蒂维插话说:“你们想看看我的小青蛙吗？我已经得到……”本杰明打断他说:“难道在这个屋子里，就没有人关心我是不是我们的棒球队的队长吗？难道……”

“不许插话！”富兰克林先生喊道。孩子们安静了一分钟。富兰克林太太继续解释。

“插花是一门艺术……”这时，萨莉大声地尖叫起来，她说：“妈妈，爸爸，史蒂维的口袋里有只青蛙！我听见了。我听见它说‘呱’！”

“史蒂维，”富兰克林太太问道，“你的口袋里有青蛙吗？”

“嗯，是的，我正好有一只。”说着，史蒂维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只很小的绿色树蛙。

“啊——”萨莉尖叫道，“赶快拿走！”

“嘿，让我看看。”本杰明说，“啊，它真漂亮啊！你是怎么抓到它的？”

“这很容易。”史蒂维说，“当时我正在走路，突然听到了它的叫声。”

“把那只青蛙拿出去。”富兰克林先生严肃地说。

“噢，爸爸，别让它出去，”史蒂维说，“它会跑掉的。”

“拿出去！”富兰克林先生重复了一遍。

史蒂维慢吞吞地站起身，小心地把那只青蛙捧在手心。就要走到厨房门时，他转过身对他妈妈说：“您看，妈妈，这只青蛙正好可以留着给您插花用。”

“啊，史蒂维，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富兰克林太太兴奋地说，“但我怎么样才能让它老老实实地待在碗里呢？”

“噢，奇珀(Cheeper)会乖乖呆在碗里的。”史蒂维说，“它非常温顺。我叫它做什么，它就会做什么。”

“要是它真的那么温顺，你说什么它就做什么的话，那你把它放在外面，让它在那里一直等你。”富兰克林先生说。

本杰明说：“爸爸，我们能把它放到地下室里吗？它在外面会迷路的。”

富兰克林先生说：“好吧，把它放到地下室里，但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盒子里或别的什么东西里。好了，卡罗尔，亲爱的，你刚才说插花什么来着？”

富兰克林太太笑了笑，重新解释道：“我说，插花是门艺术……”

“嗨，爸爸，这个盒子行吗？”史蒂维在厨房里喊道。他站在一个高高的凳子上，正在一个架子上找盒子。

富兰克林先生说：“别打岔，你妈妈正在说话呢。”

富兰克林太太重新开始：“插花是……”史蒂维走进餐厅，用手在他爸爸的胳膊上戳了戳，以一种音量不小的沙哑嗓门悄悄问：“这个盒子行吗，爸爸？”

富兰克林先生两手抱着头喊道：“我都快发疯了！插话！插话！插话！孩子们就会插话！在这个家里，我们好几星期连一句话都没说完整过。现在，史蒂维，你就站在这里别动，等你妈妈解释完为什么插花是一门艺术。”尽管富兰克林太太用了十五分钟才说完，史蒂维还是一直站在那里。他对他妈妈的话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而且他的青蛙还一直在大声地呱呱叫个不停。

富兰克林太太刚刚解释完插花艺术，史蒂维就抢着说：“嘿，爸爸，这个盒子行吗？”

“行，行，行！”富兰克林先生说，“去把你的青蛙放到里面吧。哎，卡罗尔，你认为‘小猪摇摆’夫人会有治疗插话的疗法吗？”

“如果她有，那一点儿都不奇怪。”富兰克林太太说，“我这就打电话给……”

萨莉打断她的话说：“如果我有新旱冰鞋，我就能倒着……”

“青蛙吃什么东西？”本杰明在地下室楼梯上喊道。

“……滑两个数字‘8’了。”萨莉说完了她那句话。

“给它吃苍蝇行吗？”史蒂维喊道。

萨莉接着说：“我可以每天晚上帮忙洗盘子……”

“我说的是死苍蝇。”史蒂维喊道。

“……来付新旱冰鞋钱，这不会……”萨莉接着说。

本杰明喊道：“史蒂维在盒子里装了半盒子的死苍蝇，那会杀死这只小青蛙吗？”

萨莉说：“如果你不把旱冰鞋放在外面……”

“嘿，妈妈，本杰明把苍蝇倒得满地下室楼梯上都是。”史蒂维喊道。

“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吧，马上就打！”富兰克林先生吼道。

于是，富兰克林太太拨通了“小猪摇摆”夫人的电话。

“小猪摇摆”夫人说：“我这里有一些神奇的防插话药粉，还有两个小吹粉器，建议你和富兰克林先生一人用一个。吃晚餐的时候，你开始说话时，富兰克林先生可以向孩子们吹点药粉；他讲话时，你就向孩子们吹药粉。我敢保证，这样孩子们就不能插话了。现在外面天还没黑，你为什么不让本杰明和史蒂维过来取一趟呢？”

富兰克林太太说她会的，谢过“小猪摇摆”夫人，然后就挂上了电话。

本杰明和史蒂维很愿意去，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小猪摇摆”夫人，而且，他们也挺想让她看看他们的青蛙奇珀。他们走后，富兰克林太太和萨莉洗了碗碟，富兰克林先生抽着烟斗看报纸。

男孩儿们回家后，递给妈妈一个包裹，然后他们就直接到地下室去安顿他们的青蛙了，因为“小猪摇摆”夫人给了他们一盒子青蛙食品，他们急着想看看奇珀爱不爱吃。他们邀请萨莉和他们一起去地下室，但萨莉还要画一幅地图，因此她上楼回房去了。

孩子们走后，富兰克林先生和太太打开“小猪摇摆”夫人的包裹，包裹里有一小罐白色粉末，还有两个小小的吹粉器。罐子上的说明写着：“防插话药粉。放少量药粉到吹粉器的粉仓内，当你想阻止某人插话时，对着他的脸吹一点药粉即可。此药粉无色无味，但建议在插话者不注意时使用。”

富兰克林先生和太太很想马上就试试那些魔法药粉，但他们知道最好是等到明天早餐时再用。于是，他们让孩子们早点去睡觉。好不容易才度过了一段没有人插话的宁静的幸福时光。

睡觉前，他们装满了那两个神奇的吹粉器，把它们放在楼上大厅的桌子上，这样他们明天早晨就忘不了啦。第二天早晨，他们几乎都迫不急待地等孩子们下楼来吃早餐了。

最后，孩子们终于到齐了。富兰克林先生故意开始了一段枯燥冗长的关于早起好处的说教。在孩子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到这段说教将会是多么的冗长和枯燥，都转向富兰克林先生听他说话时，富兰克林太太拿出她那个小吹粉器，向孩子们吹了一些魔法药粉。

富兰克林先生是这样说的：“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喜欢早早起床。没有人在叫我起床时遇到过什么麻烦。我以前习惯于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首先，我先习惯于稍微晚点儿起床，大约是六点半。然后，我开始在五点半起床。后来，我觉得那还不够早，于是我就开始在四点半起床……”。

本杰明开始插话。他说：“我们学校有个男孩……”刚说到这里，他就没法继续说下去了。他的嘴巴一张一合地，就像一条金鱼，但嘴里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

富兰克林先生看着他笑了，他继续说道：“在四点半起床，这样我就能看到日出，听到清晨的各种鸟儿……”

这时，史蒂维插话道：“我老师说……”但他只能说到这里了。他的嘴巴啪啪地一开一闭的，就像一个眼镜盒，但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

萨莉哈哈大笑起来，她指着男孩子们说：“嘿，看呐，……”但她的嘴巴刚张开就合不上了，就那样大张着嘴待着，她的脸看起来就像一块中间有个孔的木板。

富兰克林先生扫视了一眼他那三个目瞪口呆的孩子，高兴地微笑起来，他继续说道：“……唱歌的声音；闻到浸润着露珠的花儿的芳香；看到太阳升起来，让灰色的地球上看起来形态各异、五彩斑斓。”他在一片绝对无人打扰的寂静中完成了自己这段说教。

然后，富兰克林太太说道：“约翰，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邀请韦弗（Weaver）夫妇周五过来吃晚餐，虽然他们非常无聊，但我们的确欠……”

这时，本杰明想插话，他说：“今天是……”但没有人知道他想说今天是什么，因为他的嘴巴就那样张着，就像萨莉那样。

富兰克林太太继续说道：“欠他们一顿饭。查尔麦(Chalmer)夫妇也不……”

萨莉张嘴说：“您告诉我们不要……”但她的话到此就戛然而止。她的嘴巴一开一合，发出啪啪的声音，就像个眼镜盒。除此之外，她的嘴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史蒂维问：“你们到底……”但剩下的话似乎卡在了他的喉咙里，他的嘴巴张开、闭上，张开、闭上，但发不出任何声音，那样子活像一条金鱼。

富兰克林太太接着说：“查尔麦夫妇也挺没趣，因此我们真的可以一石二鸟，同时邀请他们两家。”

“这样你只要做一顿饭就行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哈哈！”富兰克林先生说完笑了起来。孩子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块有孔的木板，像一条金鱼，或者像一个眼镜盒。

当天下午，富兰克林太太园艺俱乐部的几位女士上她家来喝茶。她安排萨莉负责传递三明治，男孩子们负责烧水和洗茶杯。萨莉穿着她的白色褶皱连衣裙，男孩子们洗干净了他们手腕上的污渍，直到温特斯麦特(Wintersmelt)太太开始解释铁丝织网在插花中的用处时，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

当女士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她解释时，厨房门突然打开了，本杰明和史蒂维冲进了客厅。

“这是不是西洋菜，妈妈？”史蒂维问。

“嘿，听着，傻瓜，”本杰明说，“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西洋菜。”

“孩子们，”富兰克林太太说，“马上到厨房去，你们打断温特斯麦特太太说话了。”他们俩不好意思地向厨房走去，富兰克林太太向其他女士说了声对不起，她要出去一下。然后，她站起来，拿起大厅桌子上的小吹粉器，跟着他们走了出去。就在他们拐过从储藏室到厨房的拐角时，她向他们吹了一些魔法药粉，然后简短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几句。

为了以防万一，她喊萨莉过来。当时萨莉正在门外偷听，希望听到男孩子们被拍几巴掌。她吩咐萨莉再去切一些柠檬片。就在萨莉转过身背对着她，从冰箱里往外拿柠檬时，富兰克林太太向她喷了些魔法药粉。然后，她返回客厅，这时，温特斯麦特太太关于铁丝织网的建议也快讲完了。

当温特斯麦特太太对她讲话后的掌声表示感谢后，巴克斯克拉奇(Backscratcher)太太开始谈论如果完全不用花，做出来的插花作品效果会是多么好这个话题。她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她的话题，并详细介绍她带过来的那件用牙签和瓶盖组成的可爱的插花作品。就在这时，萨莉想插话说她们在学校也用牙签做东西。她搂住巴克斯克拉奇太太的胳膊，说：“我们也……”但她张着嘴，后面的话却说不出来了。

巴克斯克拉奇太太停下来，瞪着眼睛惊讶地看着萨莉。“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儿口吃？”她问富兰克林太太。

“不是，”富兰克林太太非常郁闷地说，“但比口吃更糟糕，她总是爱插话。到厨房里去，萨莉。”萨莉大张着嘴走了出去。

巴克斯克拉奇太太继续说道：“知道吗，女士们，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这个小女孩张着嘴巴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在芝加哥看过的一件可爱的插花作品，那件作品的材料有一块带孔木板和一捆草。”

女士们都把她们的凳子移得离她近了一些，以便能听得清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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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太太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厨房门又打开了，本杰明和史蒂维悄悄地溜进大厅并开口说道：“妈妈，史蒂维……”“妈妈，本杰明……”但也就仅此而已。他们站在那里，嘴巴一开一合地，发不出任何声音。女士们都不再听巴克斯克拉奇太太讲话，一齐盯着那两个孩子看。

女士们中有一位沃兹罗格(Wartsnoggle)太太，她的耳朵有点聋，戴着一个助听器。她以为她听不见孩子们在说什么，于是她把她的助听器开大一些，但听不见；再开大些，还是听不见；最后，她的助听器都开到了最大，仍然听不见。于是，她取出助听器的电池，用手敲了敲。

富兰克林太太站起身，把男孩子们推回厨房里。巴克斯克拉奇太太继续说道：“一个空沙丁鱼罐头里面，插着两根烟斗通条和一个香草精软木塞……”

而沃兹罗格太太听到的则是嗡嗡作响的“一个空沙丁鱼罐头里面，插着两根烟斗通条和一个香草精软木塞！”她赶紧把她的助听器音量调小了。

下午的其余时间，孩子们都待在厨房里。但为了以防万一，富兰克林太太把那个小吹粉器放到了她的手提袋里。

吃晚餐时，富兰克林先生向孩子们吹了很多药粉，因此孩子们甚至都无法开口插话。他们只能把脑袋转向希望打断的人，嘴巴张开然后闭上，或者一直张着，或者一开一合地像个眼镜盒。

最后，萨莉在她爸爸、妈妈的谈话间隙——不算插话的时候问他们，是什么东西使本杰明、史蒂维和她突然都无法讲话，而看起来就像一条金鱼。于是，富兰克林先生和太太告诉了他们魔法药粉的事儿，并拿出那两个小吹粉器给他们看。

本杰明说：“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我觉得您和爸爸也应该用点儿，因为你们也经常插话。”

富兰克林先生说：“本杰明，你妈妈和我都是大人了。”

富兰克林太太说：“我觉得本杰明说得对。”说完，她对着富兰克林先生吹了一大团药粉，富兰克林先生也抓起自己的吹粉器，对着他太太吹了一些药粉。然后，大家都大笑了起来。

几分钟后，当富兰克林先生正想打断他太太对她的茶进行冗长的描述时，当然，他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嘴巴大张着，但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

后来，富兰克林太太想打断本杰明讲述前天晚上做的梦，因为那个梦最后演变成了小说《金银岛》的翻版。结果，她的嘴巴一开一合地发不出任何声音，看起来就像一条鳕鱼。啊，孩子们和富兰克林先生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当然，富兰克林一家在两星期内用光了所有的魔法药粉，但那些药粉的魔力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在富兰克林家里，没有人敢打断别人说话。在富兰克林家里讲故事真是一种享受啊！他们总是能专心致志地听你讲话，从来不会插话打岔，即便你是世界上最乏味无聊的人。









第六章    “粗心破坏王”的疗法





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春日。早晨，当莎伦(Sharon)离开家去上学时，天空还阴沉沉地下着雨。但现在，下午三点一刻的时候，天空则是阳光明媚，春天的微风轻柔地吹拂着天上的白云。在罗杰斯(Rogers)家前院里的那棵古老的大桃树上，挂满了胖嘟嘟的粉红色花苞。

莎伦·罗杰斯和她最好的朋友玛丽·卢·罗伯逊说了声再见，就猛地一下推开前院大门——她进门后那扇门还在那里一直晃个不停。当她跪下来拥抱她那条小达克斯狗米西(Missy)时，她从图书馆借的书掉到了湿漉漉的草地上。然后，她竟忘了那本书，径直跑到前门边，“砰”地一声推开门，又“砰”地一声关上门。接着，她把她的橡胶套鞋和雨衣扔到大厅壁橱的地板上，冲进客厅，想去吻她妈妈。但是，她没有注意到妈妈正在和客人聊天，手里端着一杯茶。她从后面冲过去，一下子搂住了她妈妈的腰，猛地给她妈妈来了一个“熊抱”。她妈妈的茶杯顿时飞了出去，飞到房间那头，砸到了一张小桌子上，摔得粉碎。地毯上溅得到处都是茶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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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太太叹了一口气，吻了吻莎伦，说：“莎伦，亲爱的，请你尽量仔细些好吗？我喜欢你拥抱我，但请你在拥抱我之前先看看我手里有没有茶杯。现在，向格林(Green)太太问好，然后赶快去拿块抹布过来。”

莎伦美丽的蓝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她说：“您好，格林太太。噢，妈妈，我忘了，真对不起。”

她妈妈说：“我相信你是忘了，亲爱的。现在，快去拿抹布来，否则茶渍干了就擦不掉了。”

莎伦向厨房冲去，罗杰斯太太一边捡茶杯碎片，一边叹气。这是莎伦这星期打破的第11个杯子了；上星期就更别提了，她打破了7个盘子、4个花瓶、1个蓝色糖碗以及1面镜子。

这时，厨房里传来了东西破碎的声音。罗杰斯太太向格林太太道了声歉，拿着茶杯碎片，快步走到厨房里。莎伦正坐在地板中央，周围布满了香料罐碎片和香料末。罗杰斯太太那个从她祖母那里传下来的香料橱柜只靠剩下来的一颗钉子，摇摇欲坠地挂在墙上，橱柜里空无一物，其中一块脆弱的隔板碎成了好几块。

罗杰斯太太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记得我是让你来拿抹布的啊！”

莎伦说：“嗯，抹布是挂在香料橱柜旁边的小架子上的。当我伸手去摘抹布时，突然想起您放在那个较高的隔板上的硬糖。于是，我爬到炉子上，一只脚踩在调料橱柜上，准备去拿糖，但我没想到调料橱柜会塌下来。真是对不起，妈妈。”

罗杰斯太太一边叹气，一边伸手去拿仍然挂在那个小架子上的抹布。她说：“噢，莎伦，你能不能小心一点儿，不要总是这么粗心大意的。现在，把地上这堆东西捡起来，然后上楼去换衣服。”说完，她拿起抹布，穿过那扇可以两边摇晃的摇门，向餐厅那边走去。

莎伦跳起来，冲过去抓起扫帚，开始使劲儿扫地上散落的香料。她急急忙忙，毛手毛脚，根本没有注意到最大、最满的那罐香料是黑胡椒。这时，罗杰斯太太穿过摇门走进来，准备放下抹布并灌满茶壶，迎面撞上了扫地产生的黑胡椒烟雾。“阿嚏！阿嚏！阿嚏！”她连打了几个喷嚏，茶壶盖也跟着摇晃起来，而莎伦则埋头继续扫她的地。

“胡椒！小心点啊，阿嚏，阿嚏！”罗杰斯太太揉着她刺痛的眼睛说。“胡椒，在哪里？”莎伦蹲下来检查地板，将扫帚随手一扔，扫帚倒下来，砸到了可怜的罗杰斯太太的脚背上，但莎伦没有注意到自己把大扫帚扔到了妈妈的脚上。

“哎呦！”罗杰斯太太疼得叫了起来，同时弯下腰揉砸疼了的脚。就在这时，莎伦抓起一把胡椒粉，看都没看就从她的肩上往身后一扔，说：“这是胡椒吗，妈妈？”

这把胡椒粉正好扔到了罗杰斯太太的左眼里，她疼得大叫一声，冲到水槽边，使劲儿往脸上浇凉水。莎伦马上道歉道：“噢，妈妈，我没看到你，真是对不起！”

罗杰斯太太说：“在我失去耐心之前，你赶快给我上楼去！”

“嘿，您也没必要生这么大气吧！”莎伦一边说，一边猛地推开摇门。摇门正好撞到格林太太两眼之间，撞掉了她的无框眼镜——她跟过来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帮上忙。

“啊，天哪，出什么事了？”没有眼镜，格林太太什么也看不见。

“噢，对不起，”莎伦说，“您受伤了吗？”她关切地往前迈了一步，脚下却传来一阵巨大的破碎声。“啊！”莎伦说，“我踩到什么东西了。”

格林太太说：“噢，天哪！是我的眼镜吗？”莎伦说：“哎呀，真的是您的眼镜。”然后，她就哭了起来。

罗杰斯太太还在水槽里努力冲洗眼睛里的胡椒粉，她喊道：“莎伦·罗杰斯，阿嚏！马上，阿嚏，阿嚏！给我，阿嚏！上楼去，阿嚏！待在你的，阿嚏，阿嚏，房间里，阿嚏！”

莎伦哭哭啼啼地走了。

可怜的格林太太蹲下来，开始在地板上摸索踩碎的眼镜。她希望还有一块镜片没被踩碎，或者也许能找到一块大一点儿的碎片，以便放到眼前，好看着路回家去。她摸到了那些镜片，它们已经被莎伦的脚后跟碾成了碎末儿。因此，尽管罗杰斯太太的眼睛又红又肿，而且每五秒钟就要打一阵喷嚏，但她还不得不领着她的朋友回家去。当莎伦从她的卧室窗口看着她们在春光明媚的下午，摸索着道路沿着大街往前走时，她哭得更凶了，因为她们看起来就像两个刚刚参加完葬礼回来、身体虚弱的老太太。

六点半钟时，罗杰斯先生慢慢推开了莎伦的房门，用一只胳膊掩护着自己的脸，说：“晚餐准备好啦！你可以过来亲我一下了，粗心的小丫头，但请你温柔一点儿，尽量不要撞肿我的眼睛或者掰断我的胳膊。”

莎伦给了她爸爸一个拥抱，说：“噢，爸爸，我并不是故意那么粗心大意的。我不是有意打碎格林太太的眼镜的。”

罗杰斯先生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小宝贝儿，但那并不能帮助格林太太看见东西啊。你必须学会动作慢一点儿。跳跃之前先看看前面。你才刚刚八岁大，我至少还要养育你12到13年。但是，按照你现在打碎东西的速度，我将来可能都没钱养你了。你看，上周你就打碎了11个杯子，一年有52周，52×11=572，这样，每年你就要打碎572个杯子。我们至少还要在一起生活12年，那么你总共将会打碎6864个杯子。哇！”

他们一起下楼吃晚餐，莎伦非常小心，坐下时没有猛拉椅子，也没有撞上桌子。吃完饭收拾桌子时，她动作很慢，很小心，只洒了一点儿法式调味酱在她妈妈的膝盖上。帮助她妈妈洗碗碟时，她仍然很小心，因此，没有打碎一件东西。

当最后一个盘子被擦干，擦碗布都挂起来后，她妈妈亲了她一下，说她对下午的发脾气感到很抱歉，现在她可以亲吻她父亲然后赶紧上楼睡觉了。莎伦非常高兴，因为她刚才一直小心翼翼，没有犯什么错误。因此，她向休息室冲去，准备告诉她爸爸这个好消息。但她忘了休息室的门是卡住的，她用力一推，脚下的地垫一滑，她撞到了大厅桌子上，撞倒并打破了那个红色的锆石中国小碗。罗杰斯太太立刻哭了起来，因为那个小碗是一个结婚礼物；罗杰斯先生大叫起来，因为那个木匠收了那么多钱，本以为门应该修好了，结果他什么也没做；莎伦也大哭起来，因为她的粗心大意把她爸爸、妈妈的整个晚上都给毁了。

莎伦上床睡觉后，罗杰斯先生和太太一起坐了很久，对莎伦粗心大意的毛病忧心忡忡。罗杰斯太太认为莎伦也许应该去上舞蹈课，以便让她的动作更优雅些；罗杰斯先生则认为以后只要她再打破一样东西，就应该在她的屁股上结结实实地给她一巴掌。罗杰斯太太认为莎伦应该去上演讲课，以便让她注意仪态仪表；罗杰斯先生则认为莎伦应该用她每周的25美分零花钱，来赔偿她打破的每件东西。罗杰斯太太怀疑莎伦的眼睛是不是需要做一次检查；罗杰斯先生则说，他认为一大巴掌且赔偿打破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罗杰斯太太说，她听说过内耳疾病会影响孩子的平衡，也许这是得水痘留下的后遗症；罗杰斯先生则说，莎伦是四年前得的水痘，而粗心大意打破东西的情况是两周前才出现的，因此那种理论也太荒唐了。他认为，给一大巴掌，加上赔偿打破的东西，外加不允许星期六下午去看电影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他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每天放学后，不管下雨还是下雪，他都必须锯完成堆的木头。有一次，他弄坏了那把小木锯，他爸爸让他自己赔。因此，他在锯完木头后还必须出去赚钱。罗杰斯太太说她想上床躺着看书了，罗杰斯先生则说，那正好就是莎伦的问题——罗杰斯太太拒绝面对现实！

第二天早晨，莎伦醒来时发现阳光照到了她的眼里，一只胖胖的知更鸟站在窗外的树上嘲笑似地看着她。莎伦说：“喔，你这只可爱的知更鸟，我马上就起床。”她跳下床，向窗户冲去，却忘了昨天晚上她给她的滚轴旱冰鞋上完油后，把它们扔在了地板上，还没有收起来，它们在地板中央堆成了一堆。看到莎伦被旱冰鞋绊到，向窗户猛扑过来，一头撞到了纱窗上，那只知更鸟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吓了一大跳，最后“嗖”地一下飞走了。莎伦的脸顿时肿起老高，她哭了起来。唉，对于一个可爱的春日来说，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开始啊。

然后，莎伦没戴浴帽就跳进淋浴房淋浴，淋湿了她浓密的棕色头发。当她终于穿戴完毕，下楼吃早餐时，她碰巧看到了那个自己最钟爱的旧高尔夫球。她捡起球，往楼梯上一砸，球弹起来时她没有抓住。那个球顺着楼梯跳下去，越跳越高，最后撞到了大厅吊灯上悬挂着的水晶吊穗，打碎了三条吊穗。后来，她坐下来吃早餐时，忘记了那根坏桌腿（尽管在最近三年里，每天早晨她妈妈都提醒她注意那根桌腿），当她的膝盖撞到那根桌腿时，桌面摇晃起来，橙汁、咖啡和奶油洒了一桌子。罗杰斯先生和太太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对方。莎伦的脸羞得红红的，只得埋下头开始喝自己的燕麦粥。

饭后，莎伦在给她的钢笔吸墨水时，弄得大厅地毯上到处都是墨水点子。然后，她又把整个房子翻了个底儿朝天，想找她那本从图书馆借的书，后来才在大门旁边的草坪上找到了它，发现它已经被水浸透了，皱皱巴巴的。最后，当她终于上学去之后，罗杰斯先生说：“我还是认为打屁股、赔偿打坏的东西和周六不许去看电影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罗杰斯太太说：“如果你要再给我讲一遍你那刻薄小气的父亲让你赔偿那把老木锯的故事，我就要尖叫啦。”

罗杰斯先生冷冷地说：“我没想过要再给你讲那把木锯的事儿。我正想要问你，你有没有想过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看看她对治疗我们这个‘粗心小破坏王’有没有什么建议。”

罗杰斯太太说：“噢，赫比(Herbie)，亲爱的。对啊，‘小猪摇摆’夫人！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她肯定会有办法。噢，你真是太聪明了，亲爱的。”她亲了他丈夫一下，罗杰斯先生满面红光地上班去了。当“小猪摇摆”夫人听到莎伦的情况后，她说：“嗯，我刚好有治疗这种毛病的药粉。那是一种魔法药粉，只要把它们洒到‘粗心破坏王’的床上就行了。这种药粉一晚上就可以被吸收，第二天早晨当你们的‘粗心破坏王小姐’起床时，你们就会发现她的动作非常非常地缓慢。我会给你带过去两天的用量，这个剂量应该能够解决问题了。我们看看，今天是周四，我会在明天下午让人给你捎过去。再见，罗杰斯太太，别再担心了。”说完，“小猪摇摆”夫人挂上了电话。

罗杰斯太太挂上电话后，马上就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小猪摇摆”夫人说的话。罗杰斯先生说：“嗯，听起来很不错，但如果那些药粉不管用的话，我还是觉得应该试试我的方法。在她屁股上打一大巴掌至少会让莎伦在坐下来时小心点儿，哈哈……”

罗杰斯太太说：“嗯，嗯。晚上回来别太晚了，亲爱的，今晚我们要吃奶酪蛋奶酥。”

那天下午，尽管罗杰斯太太非常小心，莎伦还是打翻了她的牛奶，踩到了米西的脚，打破了地下室窗户的玻璃，狠狠一脚踩到了罗杰斯太太最钟爱的飞燕草的两根可怜的、正奋力向上伸展的嫩芽上。每次犯了错，莎伦都似乎要真心悔改，眼泪汪汪地保证以后一定小心，但五到十分钟之后，就又会听见“砰”、“啪”、“哗啦”之类的声音——肯定又有什么东西被打破了。

就在晚餐前，她滑着她的旱冰鞋飕飕地冲到后门台阶旁，在台阶上坐下来，准备脱旱冰鞋。当然，她在坐下来前并没有往身后看一眼，结果一屁股坐到了米西的水碗上。玛丽·卢·罗伯逊哈哈笑个不停，把眼泪都笑出来了，顺着脸颊往下滑。但莎伦却气疯了，她扯掉旱冰鞋，把它们扔到门廊上，跺着脚上楼回房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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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晚上有奶酪蛋奶酥吃，罗杰斯先生回来得比较早，但他回家时发现奶酪蛋奶酥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于是，他决定趁吃饭前的时间修剪一下花草。他抓起修枝剪，目光炯炯地审视花园里任何有生命迹象的东西，仿佛仅凭他锐利的眼神就能将它们剪断。他“砰”的一下推开后门，大踏步走进了春天的夜色中。不幸的是，莎伦扔到门廊上的滚轴旱冰鞋绊了他一下，他一下子飞下门廊，一只脚踩到了垃圾桶里，另一只脚踩到一把耙子上。那把耙子是莎伦用来从门廊顶上钩她的高尔夫球用的，用完后就随手扔到了台阶旁边的地上。可怜的罗杰斯先生正好踩到了耙齿儿上，耙柄弹上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到他的鼻子上。

罗杰斯先生气急败坏地怒吼道：“马乔里(Marjorie)！莎伦！马乔里！莎伦！”当莎伦心惊胆战地打开后门时，她爸爸指着旱冰鞋喊道：“是你把旱冰鞋扔到那里的吗？是你把耙子扔到这里的吗？”

“是的。”莎伦的声音小得像只蚊子。

“那好，”她爸爸说，“你的粗心大意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要过去打你屁股！”他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于是，那天晚上的晚餐尽管有美味的奶酪蛋奶酥，但却充满了抽泣、红眼圈、冷漠的眼神和漫长的沉默。

罗杰斯太太注意到，尽管挨了爸爸的揍，但到第二天星期五的时候，莎伦似乎比以前更粗心了。对此，罗杰斯太太竟然有些暗暗欢喜——她丈夫的招数一点也不管用嘛！早餐时，莎伦跌落了对开式铁心，打翻了糖浆。她冲过厨房摇门，一头撞到她妈妈的怀里，她妈妈正端着一大盘子香肠，那些香肠瞬间飞上了天——就像一个个小型齐柏林飞艇②，还有一大块猪油“降落”在莎伦的留海上。她打开厨房水槽上的水龙头，冲洗头发，但水龙头开得太大了，水珠溅满了她干净的水手领罩衫，浸湿了她干净可爱的百褶裙的前摆。出门上学时，她猛地一下关上前门，但她使的劲儿实在太大了，整个房子甚至都摇晃了起来，使得罗杰斯太太新买的那盆蔓绿绒从窗台上掉了下来。结果花盆摔得粉碎，大厅地板上到处散落着泥土。

罗杰斯夫妇最后看到他们女儿的时候，她正滑着一只旱冰鞋，一阵风似地穿过前院大门，一下子撞上了在门口等着她的玛丽·卢，玛丽·卢怒气冲冲地独自上学校去了。莎伦马上脱下旱冰鞋，把它从篱笆外面扔到院子里，正好砸到一片藏红花上。然后，她飞快地跑去追她最好的朋友了。罗杰斯夫妇看着她，直到她转过院子外面的那个拐角，然后，他们回到厨房里，在早餐餐桌边坐下来，准备再喝一杯咖啡。

罗杰斯先生说：“如果‘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药粉不管用，我想我们应该搬到一个防空洞里，直到莎伦度过这个可怕的‘粗心破坏王’阶段。”

罗杰斯太太说：“我还是认为上舞蹈班可能会有帮助。”

罗杰斯先生笑了起来，他说：“啊，没错，我都能想象出她跳起来踢中老师的眼睛，撞倒其他同学的样子。唯一的区别是她能和着音乐的节拍打破东西了。”说完，他们俩都笑了起来。

下午四点半的时候，拉里·格雷给罗杰斯太太带过来“小猪摇摆”夫人捎来的包裹。包裹里面是一个小罐子，看起来就像是滑石粉罐子，罐子上面有几个孔。罐子侧面的标签上写着“粗心破坏王疗法”，说明如下：“在‘粗心破坏王’的床上洒此药粉若干，连续用两个晚上。”

罗杰斯太太在给莎伦铺床前一直在等着“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药粉。拿到药粉后，她马上跑上楼，掀开被子和床单，在整个褥子上洒满了药粉。洒完后，罐子里剩下的药粉已经不多了，但她想：“不管怎么样，第一天最重要。”

那天晚上莎伦睡觉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她，她睡得很香。但罗杰斯先生和太太则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们神经紧张，做了许多关于魔法和他们可怜的小女儿的可怕噩梦。

第二天早晨，当莎伦醒来时，惊讶地发现她的爸爸、妈妈一齐站在她的床边盯着她看。“你感觉怎么样？”他们焦急地问。“犯困。”莎伦说，同时动作很慢地打了个呵欠。

“那就快点儿起床吧，”她妈妈说，“我要去做法式吐司。”

“太好了！”莎伦说着，打算一下子跳下床。但她很吃惊地发现，自己没法跳起来，相反，她发现自己的动作缓慢而优雅，就像一个王后。她觉得自己的身子非常非常地沉重，但动作却流畅飘逸，那种感觉还挺好的！

莎伦早晨起床后的习惯是猛拉五斗柜的抽屉。她用力太猛，那些抽屉几乎要掉下来，里面的东西也都倾倒在地板上了。这天早晨，她走到五斗柜边，准备拿些干净袜子。当她把手伸出去抓抽屉把手时，她惊讶地发现她的手指很慢、很小心地抓住把手。她打算一下子拉出抽屉，但她的手臂却缓慢地向后移动，抽屉轻轻地拉开了，拉出的距离正好可以让她毫不费力地拿到她的袜子。

拿到袜子后，她想将抽屉猛推进去，但她的手却不听使唤，反而慢慢地、小心地将抽屉一直送进去。

当她坐到自己的小摇椅上，准备穿袜子时，她发现她的动作很缓慢，自己就像一个木偶，被一些绳子拽住了似的。

平时，莎伦总是将自己的脚使劲蹬进袜子里，一下子捅到底，脚趾通常把袜子前端顶出去老远。但今天早晨，她的脚缓慢优美地向前移动，脚趾也没有顶出去。莎伦发现，自己穿袜子的时候居然和她妈妈穿她的尼龙长丝袜时一样小心。她的袜子看起来也很好，袜口翻转下来，甚至后跟也正好在后跟上，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后跟往往在脚背上。

事实上，用这种小心仔细的新方法穿衣服并不会多花时间，因为她不必在捅破袜子之后停下来另找一双袜子，也不必在绊倒、撞到或撞翻家具后停下来哭鼻子，揉着自己撞疼的膝盖、脚趾和手肘。

她看见自己钟爱的高尔夫球在书桌上，就拿着它下楼去吃早餐。但她没有在楼梯上弹那个球，因为她的动作太慢，有足够的时间想起上次发生的事，就是上次那个球是怎样弹上去打坏她妈妈心爱的水晶吊灯的。当她慢慢地走进来吃早餐，缓缓地拉出她的椅子，小心地坐下来，没有碰到那根坏桌腿，优雅地打开她的餐巾时，她的爸爸、妈妈对望了一眼，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天的早餐是一顿安静、优雅、愉快的早餐，法式吐司吃起来味道美极了。

饭后，莎伦帮她妈妈洗碗碟，她干活那种缓慢仔细的新方式使得洗碗碟这项工作变得非常轻松。她干起活来有条不紊，所有碗碟都被放到了正确的位置，一件东西也没有打碎。当她妈妈打开冰箱门时，她真是又惊又喜：所有的餐具都摆放得井然有序。而在以前，莎伦通常会塞进去很多上面还粘着食物残渣的大盘子，把糖浆罐子摇摇欲坠地放在一个玻璃牛奶杯上，在冰箱里横七竖八地塞满餐具，当罗杰斯太太打开冰箱门时，至少会有三个盘子蹦出来，掉在地板上摔得粉碎。

现在，莎伦正在扫后门廊，罗杰斯太太往门外望了一眼，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要是在以前，莎伦肯定会站在门廊中间，大刀阔斧地用扫帚从门廊的一边扫到另一边，于是，狗食骨头、尘土、食物碎屑、树叶以及她的长头发四处飞扬。但这次，莎伦小心地一小下一小下地扫，所有垃圾都整洁地堆成了一个小堆。她妈妈在门上敲了敲，向她挥了挥手。莎伦慢慢地抬起头，微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玛丽·卢、莫莉·奥图尔和苏珊·格雷过来找莎伦滑旱冰，罗杰斯太太非常高兴地发现，莎伦是她们当中动作最优美的。罗杰斯太太以前最怕看莎伦滑旱冰，因为她经常像喝醉酒似地飞驰而过，一头撞到了树上，或者绊到石头上，脸朝下栽到地上。或者，做一些鲁莽的惊险动作，比如从斜坡上倒着滑下来。现在，她正单脚滑下大街，姿势优美，身体轻盈得像一片树叶。她甚至在一场速度比赛中获得了胜利，原因是她滑一下的距离更长，有足够的时间看清前面的路，以便绕过凹凸不平的地方。

当她进来吃午餐时，看到她小心地打开大门门锁，进门后又轻轻关上门，罗杰斯太太真是惊喜交加，幸福得差点儿晕了过去。莎伦拎着自己的旱冰鞋，把它们放到大厅的壁橱里——那是它们应该待的地方，而不是把它们胡乱地扔在门廊上。

午餐时，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喝一大口热汤，然后大叫一声，将汤喷得厨房地板上到处都是。相反，她等了一会儿，等汤凉下来了，才开始慢慢地、优雅地喝汤。吃完饭后，她对她妈妈说：“您知道吗，妈妈，我感觉今天非常有趣。如果动作慢一点儿、柔和一点儿，一切都会变得很轻松。我今天没有撞到任何东西，没有打破一件东西，而且，我滑旱冰的感觉好极了！”

罗杰斯太太说：“我注意到了，莎伦。你的动作缓慢轻柔，优雅得就像个王后。你昨天晚上一定睡得很香，休息得很好。”

莎伦说：“我想一定是那样的。”她亲了她妈妈一下，上楼换衣服去了。

以前，莎伦会猛地推开摇门，摇门“啪”地一声撞到另一面墙上，再噌噌噌地爬上楼梯，“砰”地一声撞开她的房门。但这次，莎伦轻轻地推开摇门，踮着脚爬上楼梯，轻柔地打开了自己的房门。看到她把她那些可爱的小玩意儿都拿出来，把它们整齐地一一放回架子和桌子上，罗杰斯太太的眼里闪动着幸福的泪花。她甚至给格林太太打了电话，描述了在莎伦身上发生的奇妙变化，并邀请她过来喝茶。

格林太太过来了，她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靠近罗杰斯家的房子，就好像正在靠近一颗炸弹。

莎伦正要出发去看电影，但她停下脚步，向格林太太问好，再次为打碎她的眼镜一事道歉。她的举止是那样的安静、温柔、可爱，格林太太简直不敢相信她就是莎伦，甚至认为她很有可能是莎伦的一个秘密的双胞胎妹妹呢。

当罗杰斯太太向她解释“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药粉的事后，格林太太非常感兴趣，问她是否可以借一点儿那种药粉，给她丈夫打高尔夫球时用用。“如果他错过一个洞，”她对罗杰斯太太说，“他就会咆哮得像头狮子，然后在他的膝盖上把球杆折断。他已经折断两套球杆了，而现在才刚刚到四月份。”

罗杰斯太太跑上楼去拿剩下的魔法药粉，因为她认为莎伦再也不需要它们了。









第七章     逃学大王的疗法

 








“七点半了，该起床啦！”琼斯(Jones)太太在楼梯下面欢快地大声喊道。朱莉(Julie)和琳达(Linda)从床上跳起来，迅速开始穿衣服。乔迪(Jody)和简(Jan)的房间里传出一个人起床和另一个人大声呻吟的声音。




“噢，噢，我感觉难受极了。”乔迪躺在上铺呻吟着。

“嘿，算了吧，”简说，“你只是不想去上学吧。上周你就这样装过了。当时你哼哼唧唧，说自己特不舒服，等我们都上学去了，你就感觉好多了。”

“噢，是吗？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啊，琼斯医生？”乔迪从上铺探出头来说，忘了还应该继续呻吟着。

“我就是知道，”简系着鞋带说，“因为我上学时，有人动过我的工具箱。有人弄缺了我的凿子，还把我的锤子丢落在枫树旁边的人行道上。”

乔迪说：“我那时是在修理树屋，我没有弄缺你的凿子。那是迪克·汤普森(Dick Thompson)弄坏的，你知道是他干的。”

简说：“迪克弄缺了个小口，但现在那个缺口变大了，我量过。”

乔迪说：“等我满十岁的时候，就会得到自己的工具箱，我不会让你看我的工具箱里面的东西的，我甚至都不会让你从我的工具箱旁边经过。”

楼梯上响起了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乔迪钻进被窝，继续开始呻吟。琼斯太太出现在门口，她说：“早餐我做了蛋奶饼。快点儿，小伙子们！”

简说：“我洗完脸和手就好了。‘老爱装病的乔迪’正在上铺呻吟，这样他就可以不去上学了。”

琼斯太太走到上铺旁，伸出手去摸乔迪的额头。她说：“一点都不烧啊！乔迪，别装病了，赶紧起来吧！”

乔迪呻吟得更大声了，显得很痛苦的样子。他说：“我的肚肚痛死了，感觉就像吞了十把刀子。”

琼斯太太表情紧张起来，她说：“哪里痛，亲爱的？”

乔迪说：“噢，到处都痛。肚肚里面到处都痛。”

简正在洗手间里往脸上浇水，他喊道：“别相信他，妈妈，他一分钟前还好好的呢！”

琼斯太太说：“乔迪·琼斯，马上从你的床上起来！要是你真的病了，我想好好看看你。”

乔迪开始坐起来，但马上又倒了下去，好像经历了一阵剧痛。“噢，噢，噢，”他哀号起来，“我的肚肚要疼死我了。”

琼斯太太顺着通往上铺的小梯子往上爬了一点儿，焦急地瞅了瞅她八岁的儿子。他双眼紧闭，在松木天花板反射光的映照下，看起来脸色苍白。琼斯太太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那就安静躺一会儿吧，乔迪。等别的孩子们都上学以后，我就给你端杯热茶上来。”

然后，她走下楼梯，告诉琼斯先生，他们应该请医生来。琼斯先生说：“也许你应该……”但简抢着说：“噢，别傻了，妈妈。乔迪根本就没病。刚才他还从床上伸出头和我说工具的事儿呢！他昨天待在家里，前天也待在家里，他变得越来越傻，我都不想和他玩了。”

十二岁大的朱莉说：“鲁宾逊(Robinson)小姐昨天问我乔迪怎么了，我告诉她，我们认为他得了阿米巴痢疾。”

“阿米巴痢疾！”琼斯太太惊呼道，“你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

“我们的卫生课正在学阿米巴痢疾，”朱莉答道，“我个人认为乔迪有那种病的所有症状。”

“我个人认为，乔迪得了狂犬病。”琼斯先生说。

“真的吗？”朱莉问，“那种病有什么症状？”

“全身软骨组织疼痛，食管轻微僵硬。”琼斯先生一边说道，一边神情严肃地给他的蛋奶饼抹黄油。

“乔迪会死吗？”琳达伤心地哭了起来。她只有五岁，还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当然不会。”琼斯太太说，“现在你们赶快吃饭，要不然该迟到了。”

等孩子们去上学、琼斯先生上班后，琼斯太太端着一个托盘上去看乔迪。托盘上有一壶茶、两个水煮荷包蛋和三片吐司。乔迪一边呻吟着，一边把那些食物全都吃光了。

九点过两分的时候，他穿着睡衣啪嗒啪嗒地走到厨房里来，宣布他感觉好多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出去呼吸点儿新鲜空气。琼斯太太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但他那双蓝色大眼睛睁得大大的。而且，他只有八岁大，个子比同龄的孩子还矮小一些，又穿着十岁大的简的睡衣，就显得更小了。那套睡衣是昨天晚上他从简那里弄来的，因为他忘记他在打扫自己那半房间时，把他的睡衣塞到靠窗户的坐垫底下了。看到这些，琼斯太太相信他没有撒谎，就让他自己出去玩儿了。

穿好衣服后，乔迪尽可能多地拿着简的工具到树屋里玩去了。啊，那棵老枫树上的风景简直美极了！明媚的阳光穿过树叶缝隙照进来，在树屋地板上洒下了斑驳的阴影。当乔迪拿着锤子在树屋里敲敲打打时，两只胖胖的灰松鼠在树枝上跳上跳下，吱吱地和他说话。

“噢，这才是生活啊！”乔迪兴高采烈地对自己说，“我再也不去上学了。我要做个木匠，鲁宾逊小姐肯定一点儿也不懂木工的。”

“咵！咵！咵！”一只灰松鼠叫道。

就在孩子们该回家吃午餐之前，乔迪从树上爬了下来，走进屋子，告诉妈妈他有点儿头痛，感觉很虚弱。他妈妈让他在躺椅上躺下来，再给他盖上了那条阿富汗毛毯。

朱莉和简冲进屋里，本来打算嘲笑他一番的。但就连他们也认为他看起来十分虚弱，于是他们踮着脚尖走了出去。琳达则黏糊糊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告诉他吃完饭后他可以和她一起睡个午觉，这让他略微感到有点儿羞愧。

乔迪本来打算一直躺在躺椅上，直到朱莉和简都去上学后才起来。但客厅里太安静了，躺椅上又很舒服，因此他真的睡着了，直到两点才醒过来。当他睡觉时，琼斯太太悄悄走进来两次，摸他的额头，看发不发烧。他的额头又凉爽又湿润，因此她判断乔迪的胃仅仅是经历了一点点不适，没有必要请医生来。

醒来后，乔迪就马上爬起来，跑到树屋里去鼓捣了，直到三点十分。然后，他麻利地爬下树，冲进屋子，把简的工具放回去。当朱莉和简走进屋时，发现他正愁眉苦脸地躺在躺椅上。

简说，他要到树屋里去干活，问乔迪想不想去帮忙。乔迪说：“我只能爬上去看一会儿。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简。”看到乔迪嗖嗖地爬上树，动作比松鼠还快，简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但没有说一句话。等到他爬上树屋，他发现很多活儿已经被乔迪干完了。

“我真希望现在妈妈爬上来，看看你病得有多厉害。”他说，一边仔细地检查他的工具，看上面有没有新的划痕和缺口。

乔迪说：“我今天早晨的确感觉很不舒服，但午餐后我就感觉好多了。嗨，你觉得这个屋顶够高了吗？”

简说：“我们给它弄高点儿，好做个窗户。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窗户往下瞭望，看着那些女孩子在下面的街上玩儿，那一定很有意思，对不对？”就这样，简忘记了乔迪的病。

由于没有吃午餐，乔迪到吃晚餐时肚子饿得咕咕叫，所有的饭菜他都吃了两份。当琼斯先生第二次递给他满满一盘的食物时，他说：“看来你的狂犬病已经痊愈了。明天你应该可以去上学了吧，乔迪？”

咽下满嘴的烤土豆后，乔迪圆睁着眼睛说：“我希望是那样，我讨厌错过上学。”简正在喝牛奶，听到这话，他呛了口奶，咳嗽起来。朱莉说，她认为所有的男孩子都很恶心，他们真的应该在食槽里吃饭。

琼斯先生说：“从现在起，在饭桌上只能聊时事新闻。”因此，孩子们没什么可说的，安静地吃完了饭。

晚餐后，琳达上床睡觉，其他孩子到他们的房间学习去了。简要写一篇作文，他的作文标题是“我最有趣的经历”，乔迪拿出一本旧的神奇的圆点书，开始连接、填涂里面的图片。

“你会写‘危险’这两个字吗？”简问。

“我不会。”乔迪说。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你会写‘非洲’吗？”简问。

“我不会。”乔迪答道。

又是一阵安静。

“你会写‘花豹’吗？”简问。

“我不会。”乔迪说。

“天哪，还有你会写的东西吗？”简说。

“当然喽，”乔迪说，“我知道很多事情，只是不懂拼写，但我看你的拼写也不怎么样啊。你会写‘危险’吗，你会写‘非洲’吗，你会写‘花豹’吗？”他模仿着简的声音嘲笑他。

简说：“那是因为我正在写作文，没有时间停下来想怎么拼写每个字。”

“你写的是什么作文？”乔迪问。

“我最有趣的经历。”简答道。

“你最有趣的经历？！”乔迪嘲笑道，“哈哈，你去过非洲，见过花豹吗？”

简有点儿难为情，他说：“唔，我只是假装迪克·汤普森（Dick Thompson）的舅舅查尔斯的一个经历是我的。哈特菲尔德小姐也从没去过非洲，她看不出我是假装的。不管怎样，这要比‘我的玩具娃娃磕掉她门牙的事’和‘我发现我的第一株藏红花的事’有趣多了，那些作文就像是女孩子写的。”

乔迪正忙着涂最后几个点，他说：“嘿，你看看，这是一头大象，我一直以为会是个足球场呢。”他们都大笑起来，这时，琼斯先生在楼下叫着他们该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当琼斯太太喊“吃早餐了，小伙子们！”时，乔迪又开始发出呻吟：“噢，噢，噢，我的肚肚啊！”

简说：“噢，噢，噢，我的肚肚啊，我的意思是说我讨厌去上学。”

乔迪不理他，继续呻吟：“我的肚肚痛死了！”

简说：“你总是逃学，考试就通不过。你肯定会像那个大莱米·卡森(Lemmy Carson)一样，十四岁还在上三年级。”

乔迪闭着眼，叫声更大了：“噢，噢，噢，我的肚肚啊！”

琼斯太太走了进来，摸了摸他的额头，好像有点儿烫，但那可能是因为乔迪在简的睡衣里还穿着秋衣，也可能是他一直在大声叫唤的缘故。

琼斯太太问：“到底是哪里痛，乔迪？”

乔迪说：“好像到处都痛，肚子痛死了。”

琼斯太太说：“你肯定没有骗我吗，乔迪？”

乔迪说：“噢，妈妈，别傻了。要痛死我了！”

简说：“别打扰这个大莱米·卡森了，妈妈，他再也不会去上学了。”

琼斯太太问：“谁是莱米·卡森？”

简说：“噢，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孩子，他十四岁了，还在上三年级。”

琼斯太太问：“他有什么病吗？”

简说：“他没病，就是从来不去上学。”

乔迪叫道：“噢，噢，噢，我可怜的肚肚啊，痛死了！”

琼斯太太和简一起往楼下走，路上，他妈妈问他：“简，你真的认为乔迪只是在装病吗？”

“我当然知道他在装病，”简说，“他说他要做个木匠，没有必要去上学。”

琼斯太太说：“那我们就等着看他还有什么把戏吧。”然后走进厨房吃早餐去了。

她没有给乔迪带吃的上去。因此，九点过一分的时候，乔迪下来到厨房里说：“妈妈，亲爱的，我感觉好一些了，但我想我可能应该吃一些，呃……唔……”他的眼神四处扫了扫，最终粘到一大碗熟香蕉上，“一些香蕉、奶油和吐司。”

琼斯太太说：“肚子疼不能吃东西的。你也许可以喝点茶，但别的东西不行。现在，马上上楼，回床上躺下。”乔迪只好顺从地慢慢走开了。

九点半的时候，他问他妈妈是不是可以起床了。他妈妈说不行，声音很大，语气坚决。十点的时候，他又要求吃东西。琼斯太太的回答还是：“不行！”十点半的时候，他要起床，他妈妈说：“不行！”

不幸的是，十一点的时候，琼斯太太坐下来喝咖啡，碰巧看了一眼晨报。头版头条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还配上了一些饥饿的希腊小孩子的真实照片。琼斯太太把整个故事读了两遍，然后马上就喊乔迪下楼来吃早餐。

不到7秒钟，乔迪就穿戴整齐，穿着一身游戏服出现在了厨房里。琼斯太太给他做了两个碎麦片烤饼，放了几片香蕉和很多纯奶油；两个黄油炒蛋、三片咸猪肉和一个肉桂小面包。乔迪把它们全都吃光了，然后就到树屋里干活去了。

当其他孩子回家吃午餐时，朱莉告诉妈妈，鲁宾逊小姐对她说，乔迪的学习落后了很多，如果他还要病较长一段时间的话，琼斯太太最好到学校把他的作业和其他安排拿回去，请个专门上门教生病孩子的老师辅导他。

简说：“老实说，妈妈，我不知道您怎么会上乔迪的当。他只是在装病。除了早晨上学的时候，他的破肚子从来不会痛的。”

琼斯太太说：“别担心，孩子们，我会对付乔迪的。朱莉，你告诉鲁宾逊小姐，我明天上午就给她打电话。”

安顿好琳达睡午觉，清洗完午餐碗碟后，琼斯太太拨通了她的朋友阿玛迪罗(Armadillo)太太的电话。她说：“阿玛迪罗太太，你曾经遇到过让阿曼德(Armand)去上学的麻烦吗？我的意思是说，阿曼德他喜欢上学吗？”

“噢，他喜欢上学。”阿玛迪罗太太说，“你知道，阿曼德只有八岁大，但他已经上小学七年级了。他的老师昨天还告诉我，实际上阿曼德已经可以学高中课程了，但我不想勉强他。”

“哦，你没有什么麻烦？”琼斯太太自言自语道，“我记得你在他四个月大时就开始教他认字，三岁时就把他送进一所私立学校了。”然后她大声说道：“唉，我就没那么幸运了。你看啊，乔迪已经决定不再上学了。每天早晨他都嚷嚷肚子痛，而且他好像真的是很痛。但一到九点，当他知道上课铃已经响过之后，他就不那么痛了。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想上学。”

阿玛迪罗太太说：“也许他在学校遇到了麻烦。也可能是他不喜欢他的老师。”

琼斯太太说：“噢，我确信他喜欢鲁宾逊小姐。事实上，所有的孩子都非常非常喜欢她。”

阿玛迪罗太太说：“你知道，有些孩子很敏感，精神容易紧张，大型公立学校的嘈杂对他们脆弱的神经系统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这也是我们把阿曼德从公立学校转出来，转入沃金肖（Walkinshaw）小姐开办的超常儿童学校的原因。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可以给沃金肖小姐打电话。”

琼斯太太连忙说：“噢，算了，请你别费心了，阿玛迪罗太太。我会和乔迪好好谈谈，看看他是不是遇到了麻烦。如果我决定让他转出公立学校，我会告诉你的。”挂上电话后，她气呼呼地对自己说：“哼，那个爱偷听别人说话的小阿曼德！想想看，他上个月才刚满八岁，都已经上小学七年级了！”

她喊了声乔迪，乔迪飞快地从树上溜下来，欢快地跑进厨房，满脸堆笑，以为他妈妈叫他来吃东西呢。琼斯太太把乔迪抱到膝盖上，说：“乔迪，亲爱的，你在学校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乔迪支支吾吾地说：“呃，嗯。对了，妈妈，我们家有那种大块姜味曲奇吗？就是马克斯韦尔(Maxwell)太太烤的那种。”

琼斯太太严肃地说：“乔迪，我想和你谈谈学校的事情。你喜欢鲁宾逊小姐吗？”

“当然喽，”乔迪说，“她很好。马克斯韦尔太太每周六都会烤的那种大块姜味曲奇。”

琼斯太太很粗鲁地把乔迪从她的膝盖上推下去，说：“去，到外面玩去！”

乔迪满脸困惑地走了出去，但他在走到前院大门时回头喊道：“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去问马克斯韦尔太太那种姜味曲奇是怎么做的。”

琼斯太太说了句：“你就别操心了！”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

然后，她给她的朋友惠灵(Wheeling)太太打了个电话，问她在让基蒂(Kitty)上学时有没有遇到过麻烦。惠灵太太说没有，但她知道很多妈妈都遇到过“逃学大王(Not-Want-To-Go-To-Schoolers)”的麻烦。她建议琼斯太太最好打电话给“小猪摇摆”夫人问问。于是，琼斯太太马上拨通了“小猪摇摆”夫人的电话。

“小猪摇摆”夫人说：“哦，原来乔迪一直都在家里待着啊！我还奇怪呢，为什么最近没看到乔迪经过我家呢？嗯，乔迪需要的是一些‘愚昧无知滋补剂’。我会让简带回去一瓶的。你拿到药水后，马上给乔迪喝一勺，晚餐后再喝一勺。明天早上、午餐前和晚餐后各喝一勺。坚持给他喝药，直到他自己要求去上学为止。”琼斯太太谢过“小猪摇摆”夫人后，就挂上了电话。

三点十五分，简交给她妈妈一个“小猪摇摆”夫人捎过来的包裹。包裹里有一个大黑瓶，上面写着“愚昧无知滋补剂”。琼斯太太倒出一小勺，倒进玻璃杯里，叫乔迪进来，把装着药水的杯子递给他。

“这是什么？”乔迪问。

“治肚肚痛的药。”他妈妈说。

乔迪说：“但我现在不痛了。”

他妈妈说：“这是为了预防明天早晨痛的。把它喝了。”

乔迪喝了，说：“唔，尝起来就像是巧克力糖浆。”

他又跑出去玩去了。他爬到树屋里，坐下来，开始钉钉子。但他的钉子拿倒了，用的也不是锤子，而是老虎钳。

简叫了起来：“嘿，你在干什么呀？！”

乔迪想说“钉钉子(Pounding)”，但他实际说出来的却是“顶顶次(Poudig)”，因为他的喉咙突然变得又干又涩，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

简说：“你为什么不用锤子？”

乔迪说：“什么是锤子？”

简说：“别开玩笑了。给你！”简把锤子递给他。

乔迪接过锤子，用锤柄敲了起来。

简抢过锤子，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打啊。”乔迪说，然后“咯咯咯”地大声傻笑起来。

这时，朱莉在下面喊道：“喂，男孩子们，下来玩‘踢罐子’ 游戏吧，莫莉、拉里、苏珊、基蒂、安妮(Anne)、琼(Joan)、迪克、休伯特、帕特西、玛丽·卢，所有的人都来了。”

于是，简和乔迪从树上爬下来，朱莉开始安排选“猫猫”（或老狼）。“手心手——背！”“手心手——背！”……“石头剪刀——布！”最后，乔迪做了猫猫。

他们让他从5数到500（只数5的倍数）。他脸朝里斜靠在那棵枫树上，闭上眼睛，但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五，”他说，“让我想想下面是什么。”但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于是，他决定从1数到100，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数。他开始数数，但他的嗓音很粗，听起来很好笑。“1、2、3”，但他只能数到这里了，因为他想不起3后面是什么数了。这时，从四面八方，从小区这头到那头，传来其他孩子“准备好了！”的喊声，但他却根本不能完成数数。

他决定只是在树旁站一会儿，假装他已经数完了，就像琳达那样。树干摸起来很光滑，散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香味。他能够听到灰松鼠在高高的树枝上吱吱叫，好像是在斥责孩子们。噢，闭着眼睛靠着树干，四周黑乎乎的，舒服极了！乔迪竟睡过去了……

喊了十分钟“准备好了！”有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大本营溜过来。“哐啷！”一声，拉里·格雷把罐子踢到角落里，发疯似地跑开躲起来了。但乔迪还是一动也不动。

朱莉从树篱后面走过来，对着乔迪的耳朵喊道：“准备好了！”乔迪跳起来，揉了揉眼睛，打着呵欠问：“艾比在哪里？(Where abbi?)”

“天哪，乔迪，”朱莉跺着脚说，“你太慢了！你毁了整个游戏。现在去把罐子拿回来，它在汤普森家旁边的路上。”

乔迪恍恍惚惚地走到汤普森家旁边，但等他到了那里后，他却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汤普森太太正在她家的花园里为她的多年生植物花圃拔草，乔迪向她说了声“下午好”，然后就站在那里，在下午的阳光里眨着眼睛。街道那头的孩子们正在冲着他大喊大叫，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汤普森太太说：“那个罐子就在那边的停车带上，乔迪。快点儿去，也许你能把他们都抓住的。”乔迪捡起罐子，慢腾腾地走回枫树下。他一靠近枫树，孩子们就都跑开去藏起来了。乔迪把罐子放下，神不守舍地开始说道：“准备好了或者圆点(Ready or dot)②……”但他记不得下面该说什么了。“准备好了或者圆点……准备好了或者圆点……准备好了或者圆点……”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朱莉从篱笆后面走过来，粗鲁地把他推到一边，说：“去藏起来，你这个大傻瓜，我来当猫猫。”她闭上眼睛，开始数数：“5、10、15、20……”

乔迪坐在树篱边，茫然地盯着天空。过了很长时间，他发现周围一个孩子也没有了。很显然，每个孩子都已经回家了，于是他站起来往家里走。当他回到家时，全家人正在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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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妈问：“你到底上哪儿了？其他孩子半小时以前就回来了。现在上楼去洗洗下来，快点儿。”乔迪走上楼，但他又想不起上楼来干什么了，于是他又下楼去吃晚餐。

他坐到简旁边，拿起一个汤勺就开始吃。简说：“你要用汤勺吃什么，小宝贝儿？”乔迪问：“什么是汤勺？”简和朱莉都大笑起来。

琼斯先生说：“今晚感觉怎么样，乔迪？一点儿都不疼了？”

乔迪重复他爸爸的话说：“一点儿都不疼了。”

琼斯先生说：“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感冒了。”

乔迪说：“我不系干嘛(I’b warb edough)。”

朱莉说：“爸爸问你，你是不是感冒了，小呆子。”

乔迪说：“我麻有原点冷(I’b dot cold）。”

简说：“天哪，你看他有多傻啊！”

琼斯先生和太太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

吃完甜食后，琼斯先生说：“我们都来玩‘约翰尼口袋里有什么’ 的游戏吧。我先开始，约翰尼的口袋里有一个线团。”

琳达第二个说：“约翰尼的口袋里有一个线团和一条虫。”

朱莉接着说：“约翰尼的口袋里有一个线团、一条虫和一个苹果。”

琼斯太太说：“约翰尼的口袋里有一个线团、一条虫、一个苹果和一把刀。”

简说：“约翰尼的口袋里有一个线团、一条虫、一个苹果、一把刀和一根钉子。”

乔迪说：“乔哈尼的口袋里有一个……乔哈尼的口袋里有一个……”

“线团。”琳达提示道。

乔迪重新开始说：“乔哈尼的口袋里有一个线团、一个……一个……”

“一条虫。”琳达又提示他。

“乔哈尼的口袋里有一条龙。”乔迪说完自豪地看了四周一圈。

简说：“哎，算了吧，我们不带这个大傻子玩了。继续吧，爸爸。”

琼斯先生说：“来吧，乔迪。约翰尼的口袋里有一个线团、一条虫、一个苹果、一把刀和一根钉子。”

乔迪说：“我地不肚那么多。我不先玩。(I cadt rebeber all that. I dodt wadt to play)”

说完，乔迪就放声大哭起来，琼斯太太只好领着他上楼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乔迪不必再装病了，因为等他醒来的时候，其他的孩子都上学去了。乔迪穿好衣服，走下楼，但他找不到妈妈了。他喊了好几声，但没有人回答，他把房子找了个遍，就连床底下和锅炉后面都找了，也没找到妈妈。当他回到厨房里时，发现冰箱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乔迪……”，后面还有一些字，但乔迪一个也认不出来。他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后门上响起了一阵敲门声。乔迪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走过去打开门。门口站着洗衣店的男店员，他问：“你妈妈在家吗，乔迪?”

乔迪说：“我不几道她当哪里了，呜呜……”乔迪说着又哭了起来。

男店员问：“她没有留下便条吗？”

乔迪说：“有，但我不认西。”

男店员说：“让我看看。”

乔迪把那张纸条递给他，他读了起来。

“亲爱的乔迪，我要到杂货店去。你的药和橙汁在冰箱里。炉子上有香肠和吐司。我很快就回来——妈妈。”

“请你别忘了告诉洗衣店店员，要洗的衣服在地下室里。”

乔迪向洗衣店男店员道了谢，喝了药，然后吃了早餐。

然后，他爬到树屋里，准备开始干活。但他忘了应该使用锤子的哪一头，记不起钉子放到哪里了，忘了他们要把窗户安在哪里。他不能测量木板，因为他不会计算和阅读数字。于是，他只好从树上爬下来，坐在草地上发呆，直到朱莉、简和琳达放学回家。

“嗨，”简说，“你这个老傻瓜今天上午感觉怎么样啊？”

乔迪说：“我不系傻花。”

朱莉说：“那让我们听听你从一数到十吧。”

乔迪说：“我不先数。”

朱莉说：“那是你不会数，傻瓜。”

乔迪说：“我不系傻花。”

琳达也学着他的声音嘲笑他：“我不系傻花。我不系傻花。”

乔迪放声大哭起来，于是其他孩子都进屋准备吃午餐去了。这时，琼斯太太从杂货店回来了。

看到乔迪坐在枫树下哭鼻子，她问他出了什么事。乔迪说：“他们几个取消我。”

他妈妈问：“他们取笑你什么？”

乔迪说：“他们叫我傻花。我不系傻花，对吗？”

他妈妈说：“我希望你不是，亲爱的。”然后，她就进屋做午餐去了。

整个下午，乔迪都坐在太阳底下发呆，因为他想不起应该做什么事儿。孩子们放学回家后，他们在一起玩“踢罐子”游戏，但他们没有叫乔迪一起玩。因此他只能在边上看着，不时地打瞌睡。

吃晚餐时，全家人又一起玩“约翰尼口袋里有什么”的游戏，但他们甚至都没有让乔迪尝试参加。因此，用勺子吃完晚餐后，他只能呆坐在那里，无聊地看着蜡油滴下来，顺着蜡烛慢慢流到桌子中间。

晚餐后，简和朱莉上楼去做作业，琳达上床睡觉，乔迪爬到他的床铺上躺下来，盯着天花板看。天花板上有两个节孔看起来就像是猫头鹰的眼睛。乔迪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八点半的时候，琼斯太太拿着那瓶“愚昧无知滋补剂”进来，但发现乔迪已经睡着了，于是她决定明天早晨再给他吃药。

第二天早晨，乔迪醒得很早，他听见报童一边往各家门廊里嗖嗖地扔报纸，一边吹口哨。乔迪小心翼翼地从自己的床铺上爬下来，穿好他的校服，走进卫生间仔细洗手洗脸。他刷了牙，梳了头，然后仔细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他的样子和原来完全一样。他感觉浑身轻松，但他确信自己肯定有变化。他试了试自己的声音，他说：“我不是傻瓜。”嘴巴里出来的声音是“我不是傻瓜”，而不是昨天的“我不系傻花”。他走下楼，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一切似乎都非常宁静而祥和。

乔迪决定为他妈妈榨橙汁。他走到冰箱旁，准备拿橙子，发现装橙子的盒子下面粘着她妈妈昨天留给他的纸条。他拿起纸条，惊讶地发现自己认识上面的字了。而且每个字都认识！当他切橙子，榨橙汁，把橙汁倒进六个玻璃杯里时，他甚至开始哼起歌儿来了。

后门上传来一阵轻轻的摩擦声，乔迪打开门，让他们家的猫奇洛蒂德(Chlotilde)进来。奇洛蒂德在乔迪的腿上蹭来蹭去，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于是他停下榨橙汁，给它倒了些热奶。

榨完橙汁后，乔迪决定做一些咖啡。他阅读了咖啡罐上的说明，他非常高兴地发现，自己可以轻松阅读那些难认的字和难懂的句子。他决定选那个野餐时用的花岗石老咖啡壶煮咖啡。他一边往咖啡壶里加水一边计算着水量——二十四杯水好像很多，但乔迪记得野餐时妈妈是怎么样给咖啡壶加水的。然后，他舀了二十四勺咖啡。但是，当他准备把咖啡壶从水槽里提出来时，发现它太重了，根本就提不动。于是，他把咖啡壶倾斜下来，把其中的一半水倒到一个平底锅里，然后把咖啡壶放到炉子上，再把平底锅里的水倒进去，把炉火开到最大。接下来，他准备好早餐餐桌，并在上面铺上了一块干净的桌布。

乔迪看了下钟，发现才刚刚七点。他捡了些陈面包，拿出去给松鼠吃。松鼠们从树上跑下来，爬到他的肩膀上。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它们用它们可爱的小手拿起面包片放到嘴里咬。

过了一会儿，乔迪进屋去看他的咖啡煮开了没有，他很惊讶地发现他妈妈正在往一个蓝色碗里打鸡蛋。

她说：“哇，你帮我干了这么多活儿啊，你真是个可爱的小天使。谢谢你，乔迪。”说着，她把乔迪搂到了怀里。

乔迪说：“我醒得很早，比报童还早。”

他妈妈说：“你今天早晨感觉怎么样？”她注意到乔迪洗了脸，梳了头，还穿着校服。

乔迪说：“我感觉好极了！我想我要去上学。”

他妈妈说：“太好了，亲爱的，你爸爸一定会很开心的，鲁宾逊小姐也会很高兴。”

乔迪说：“鲁宾逊小姐不必担心，我会补上落下的功课。我不是傻瓜。”

他妈妈亲了他一下说：“你当然不是。”

“嘿，妈妈，”乔迪说，“你看我做的咖啡够喝吗？”他妈妈看了一眼那个巨大的花岗石野餐咖啡壶，壶里的水几乎就要漫出来了。看着乔迪娇嫩的脸庞和期待的眼神，她说：“够了，刚刚好。现在，你去叫其他孩子下来吃早餐吧，亲爱的。让他们快点儿，要不然上学就该迟到了。”









第八章    “我该干什么呢”的疗法





今天是星期六，是去“巨石公园”徒步旅行的日子。李(Lee)醒得很早，他跑进米米(Mimi)的房间，扯下了她的被子。

“嘿，米米，”他用沙哑的嗓音兴奋地低声叫道，“快点儿起床，今天我们要去巨石公园野餐。”

米米翻过身，睁开眼睛，说：“今天下雨，我们去不成了。”

“嗨，没下雨的。”李说着就跑到了窗户边。

“下了，”米米说，“我夜里醒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难过极了，我还哭了呢！”

李拉起帘子，果然，外面正在下雨。尽管现在是春天，雨还是下得很大，雨水不断地顺着窗户往下流，豆大的雨点把花园里的郁金香砸得东倒西歪，从屋顶上反弹起来的雨点就像爆米花一样四处飞溅。李快满十一岁了，但看到外面的大雨，他还是难过得差点儿要哭出来，因为最近几周里，他都在数着日子，期待着这次徒步旅行早点儿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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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孩子也同样很难过，因为“小猪摇摆”夫人答应要带着他们一起到巨石公园玩儿。他们将去瀑布后面“探险”，攀登上那块巨石，并在巨石上轮流用“小猪摇摆”夫人那副非常厉害的望远镜观察远处的东西。然后，他们会燃起一堆篝火，烤土豆和维也纳香肠吃。他们已经计划好今天早晨六点半出发。

“哎，我恨死下雨了！”李捶打着窗户旁边的座椅说，“我真想出去把雨踢一顿。”

米米把被子拉上来围着下巴，说：“我一点儿都不想起床，今天不过是另一个雨水淅淅沥沥的周六，什么也干不了。”她说完就闭上了眼睛。李心情沮丧地拖着脚步慢慢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下来。他躺在床上，瞪大眼睛盯着天花板看，听着雨点打到门廊屋顶上发出的嘀嗒嘀嗒的声音，开始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感到厌烦。

最后，当妈妈喊他下楼吃早餐时，他走下楼，怒气冲冲地用皮带在家具上敲敲打打。

“系上你的皮带，李，亲爱的，”他妈妈说，“别再用它敲打家具了，搭扣会划伤家具的。”

李说：“噢，我讨厌下雨。为什么总是在星期六下雨，为什么啊，妈妈？”

沃顿(Wharton)太太说：“是啊，整个星期天气都很好，偏偏在星期六下雨，这好像太不公平了，但生活中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你必须学会接受不好的东西。好了，米米在哪里？”

“哦，她还没起床呢！”李答道，拿起他的鸡蛋，满脸的不高兴。

沃顿先生说：“既然今天下雨，你们不能去徒步旅行，你还不如趁此机会打扫打扫地下室呢！”

“噢，爸爸！”李哭叫道，“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主意啊！”

“这主意一点儿也不坏。”沃顿先生说，“你必须学会看到事物好的一面，立即行动起来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对于这个下雨的星期六，最有意义的事情可能就是在地下室里大干一番了。俗话说得好，“有所尝试就有所作为，挣来了一夜的甜美梦乡 。”现在，上楼去把你的懒妹妹叫醒。”

“嘿，博伊德(Boyd)，亲爱的，”沃顿太太在李离开后说，“我们还是不要落井下石了。别忘了，这个下雨天已经够让孩子们失望的了，我并不认为打扫地下室——那实际上是你的工作——能够给孩子们的失望带来任何补偿。”

沃顿先生说：“现在孩子的问题是他们通常被惯坏了。要知道，在我小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打扫地下室这样的轻松活儿，我就认为自己真的很幸运了。对于在大太阳底下锄白菜地，一锄就是好几个小时的男孩子来说，到凉爽阴暗的地下室干活儿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沃顿太太说：“你妈妈告诉我，从你七岁那年起，你冬天在寄宿学校里住，而夏天则在圣胡安群岛游泳、钓鱼、在沙滩上玩。那请问，你什么时候在发霉的地下室里干活，在大太阳底下锄白菜地呢？”

“有个夏天我是在我爷爷的农场里过的，”沃顿先生一下子从桌子旁站起来，恼羞成怒地说，“那时我才11岁，我工作得很辛苦，但我觉得很快乐。现在的孩子就是被惯坏了！”

沃顿先生离开家不久，米米拖着脚步走下楼梯，穿着她的牛仔裤和她妈妈的蓝色缎子拖鞋。她烦躁不安、非常生气。她的头发乱糟糟的，就像是用搅蛋器梳的头。

“我很讨厌下雨！”她说道，同时抓起一片吐司，在上面抹了一层厚厚的花生酱。

沃顿太太说：“请你放下吐司，上楼去，脱掉我最好的卧室拖鞋，把你的头发梳好，然后下来说‘早上好’。”

米米向李吐了下舌头，拖着脚步上楼去了。沃顿太太叹了口气，今天真不是个好日子！她对李说：“今天这种天气最适合用来修理你的模型飞机了。”

李说：“没意思。”

沃顿太太说：“那修修你的自行车链子怎么样？”

李说：“不想干。”

米米回来了，穿着自己的鞋，头发稍微梳了一下，干巴巴地对她妈妈说了声“早上好”，然后就坐下来开始吃她的吐司和花生酱。沃顿太太往厨房里走去，李也跟在她的后面。

他斜靠着水槽的滴水板，说：“我真讨厌下雨。我该干什么呢？”他妈妈把她能够想到的主意都说了一遍，但他什么都不想干，只是靠在那里问：“我该干什么呢？”

很快，米米也走出来，靠在她哥哥身上问：“我该干什么呢？”她不想整理玩具娃娃的衣服，不想画画，不想玩游戏，更重要的是，她不想清洗早餐的碗碟。

最后，沃顿太太实在忍无可忍了，她正要让米米上去打扫阁楼，让李下去打扫地下室时，电话铃响了。是“小猪摇摆”夫人的电话，她想让米米和李马上到她家去，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并问可不可以留他们吃午餐和晚餐。沃顿太太说当然可以。实际上，在雨停之前，她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两个了。“小猪摇摆”夫人笑了起来，她说社区里的每位妈妈都有同样的感受。

于是，米米和李穿上他们的雨衣和橡胶套鞋，向“小猪摇摆”夫人家走去。风把雨点儿刮到了他们脸上。排水沟里的雨水聚成了一条条小溪，汩汩地流进下水道里。在伯班克家门外，下水道被树叶堵住了，整条街道都变成了一片汪洋。米米和李找来两根树枝，在水里捅来捅去，最后他们找到了下水道栅栏，用手拂去树叶，很快，街上的积水就开始咕噜咕噜地往下水道里流了。两个孩子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突然水流不动了——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米米把手伸下去摸了摸，发现下水道里堵了件东西。米米用力往外拉了几下，最后拉上来一大条黑丝围巾。那条围巾湿淋淋的，有的地方已经被撕坏了。米米正要扔了它，突然发现围巾的一个角上绑着件东西。她试着解开那个结，李也帮着试了试，但围巾太湿了，那个结怎么也解不开。于是，他们决定带着围巾到“小猪摇摆”夫人家，用剪刀剪开。

他们到“小猪摇摆”夫人家时，所有的孩子都已经到齐了。门廊上堆了一大堆橡胶套鞋和雨伞，前厅的挂钩上挂满了还在往下滴水的雨衣。“小猪摇摆”夫人打开门，让李和米米进来，告诉他们快点儿脱下雨衣和橡胶套鞋，到客厅里来，因为她有非常重要的事告诉大家。

米米把那条黑丝围巾递给“小猪摇摆”夫人。“小猪摇摆”夫人说，在她脱雨衣和橡胶套鞋的时候，她会拿着围巾到厨房去，剪开那个结。一会儿，“小猪摇摆”夫人走回来，递给米米一枚金币。她说：“米米，我确信这是一枚海盗幸运币。‘小猪摇摆’先生以前也有一枚，我记得它也是金子的，上面还有一个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你最好小心保存你的金币。嗯，你有手绢吗？”

米米说没有。于是，“小猪摇摆”夫人把自己的一块手绢借给她，把那枚幸运币绑到一个角里，将手绢塞进米米的屁股兜儿里，然后用一枚安全别针别住手绢。

“现在，”“小猪摇摆”夫人说，“我们到客厅里去，其他孩子都在那里。今天晚些时候，我们也许能测试一下，看你的金币是不是真是海盗幸运币。那条围巾看起来像某个海盗的黑丝围巾，我已经将它晾在厨房里了，待会儿你可以熨熨它。”

客厅地板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孩子，他们是玛丽·卢·罗伯逊、基蒂·惠灵、基蒂的小弟弟鲍比(Bobby)、鲍比的朋友迪基(Dicky)、休伯特·普伦蒂斯、厄敏特鲁德·巴格斯(Ermintrude Bags)、格雷戈里·莫海德(Gregory Moohead)、苏珊·格拉普尔(Susan Grapple)、莫莉·奥托尔、夏基·吉斯托普(Chuckie Keystop)、迪克·汤普森、帕特西、普鲁内拉·布朗(Prunella Brown)、帕拉菲纳利亚·格罗托(Paraphernalia Grotto)、柯摩兰·布隆拉克(Cormorant Broomrack)、鲍比·格雷、拉里·格雷、苏珊·格雷、凯瑟琳·格拉斯费瑟尔(Catherine Grassfeather)、威尔弗雷德·格拉斯费瑟尔(Wilfred Grassfeather)、沃辛顿·嘉登菲尔德(Worthington Gardenfield)、吉娜薇·嘉登菲尔德(Guinevere Gardenfield)、艾伦·韦瑟里尔·格兰克麦勒(Allen Wetherill Grankminor)、佩尔戈拉·温斯普洛格(Pergola Wingsproggle)、安妮·拉塞尔(Anne Russell)、琼·拉塞尔(Joan Russell)、贾斯珀·奎特里克(Jasper Quitrick)、(Myrtle Quitrick) 默特尔·奎特里克、莎伦·罗杰斯、朱莉·琼斯、琳达·琼斯、简·琼斯、乔迪·琼斯、达西·伯班克、巴德·伯班克、艾莉森·伯班克、阿曼德·阿玛迪罗、帕梅拉·皮日尔、珀西·皮日尔、波特·皮日尔、米米·沃顿、李·沃顿、迪克·威廉姆斯、玛丽琳·马特森、本杰明·富兰克林、史蒂维·富兰克林、萨莉·富兰克林、特里·蒂格尔、特丽萨·蒂格尔。孩子们在喝茶和吃曲奇，在这样一个阴雨潮湿的星期六，他们个个都牢骚满腹，怨气冲天。

“小猪摇摆”夫人在壁炉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上坐下来，让她的猫莱特福特、她的狗瓦格和她的猪莱斯特（它本来应该在格拉普勒家的，但因为要徒步旅行和野餐而呆在家里了）卧在她脚下，她抿了一口茶，拍了几下巴掌让孩子们安静下来，然后开始说道：

“我知道这场讨厌的雨让你们每个孩子都非常失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昨天夜里当我听到雨点儿落到房顶上、敲打窗户时，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地失望。而且，几乎你们每个孩子的妈妈都告诉我，今天早晨你们都变成了不断地问‘我该干什么呢’的孩子。但是，这场雨和你们无法去野餐这件事，实际上是发生过的最幸运的事了，因为我需要你们每个人今天帮我一个忙——就在这所房子里。”

“告诉你们，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小猪摇摆”先生和我决定造一座‘底儿朝天’的房子。因为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曾躺在床上，幻想着如果房子是颠倒过来的，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找不到人为我们造这样的房子，因为木匠和建筑商们认为造一座上下颠倒的房子，这种想法实在太疯狂了。于是，‘小猪摇摆’先生只能自己动手来造房子。他说，这项工程太困难了，他只能找到一些建造正常房子的图纸，只好颠倒过来使用它们。你们都知道，‘小猪摇摆’先生在退休前是个海盗，他积攒了大量财宝。那些财宝中的一部分深深地埋到了院子里的某个地方，另一部分藏到了这座房子里的一些秘密橱柜和抽屉里。”

“直到房子造好后，他才告诉我那些秘密橱柜和抽屉的事，他说那些橱柜和抽屉里装着的财宝足够维持我后半生的生活。他不愿意告诉我它们的位置，他希望我自己享受找寻和发现财宝的乐趣。”

“我一直没有寻找那些财宝，直到‘小猪摇摆’先生去世。有一天，我花光了我最后一分钱，我找啊找啊，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秘密小抽屉，抽屉里装满了钱。一年后，这些钱又花光了。于是我又开始找，结果又找到了一个秘密抽屉，里面装满了金子。我就这样找钱花钱、找钱花钱，生活了十年，你们都知道，这十年我过得很舒服。但现在，这种生活好像是到了尽头。”

“小猪摇摆”夫人漂亮的棕色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她眨了眨眼，继续说道：“你们看啊，昨天我用光了最后一点儿面粉来做这些曲奇，现在这座房子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因此，就算今天没有下雨，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法去野餐了。我所有的钱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花光了，我不断地搜寻另一个秘密抽屉，眼睛都找痛了，但还是没有找到。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找了一晚上，希望早晨之前能够找到一个，这样就有钱去买我们徒步旅行时需要的东西了，但我的运气好像是耗尽了。当然，那些钱也可能都用完了，但我就是无法相信那是真的。我的生活从来都不铺张浪费，‘小猪摇摆’先生知道我的身体很健康，会活很长时间。噢，我想我已经完全失去搜寻秘密橱柜和抽屉的感觉了，因此我请你们过来帮助我，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小孩子们更善于找东西了。你们都熟悉这座房子，了解它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造的，我确信，如果这座房子里还藏着什么东西，你们一定能够找得到。”

“现在，你们必须以你们的名誉起誓，不向任何人——甚至包括你们的爸爸、妈妈——提起这件事，因为如果我的房子里藏着钱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强盗和小偷们就会蜂拥而至。我当然希望你们在午餐前能够找到点儿东西，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喝杯茶接着找。幸好，我还有足够的茶和水。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要回房里躺一会儿，我实在是太累了。”

莱斯特爬起来，帮助“小猪摇摆”夫人站起身，然后，“小猪摇摆”夫人、莱斯特、瓦格和莱特福特爬上楼梯，走进她的房间，关上了门。

“小猪摇摆”夫人离开后的一到两分钟内，孩子们只是坐在那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乔迪说：“嘿，我敢打赌，我能找到那些钱。我敢说它们肯定就在地下室里。”他跳了起来，和简一起向地下室门口冲去。夏基·吉斯托普、威尔弗雷德·格拉斯费瑟尔和基蒂的小弟弟鲍比也跟着他俩去了。

玛丽·卢·罗伯逊说：“我想我们女孩子们应该清洗茶杯，整理厨房。来吧，朋友们，把你们的茶杯拿到厨房里来。”

休伯特·普伦蒂斯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组织一下这次搜索，给每个人划分一个区域，然后报告搜索的结果。”

“噢，那太没劲了，”琼·拉塞尔说，“我们不想要报告卡。”

“我没说报告卡，笨蛋，”休伯特说，“我是说像士兵那样报告。”

“我想我们应该把茶杯放下来，马上开始找那些秘密抽屉。” 莫莉·奥图尔说。她把她的茶杯和托盘放进水槽，然后跳进储藏室，说：“储藏室是我的区域。”

“我选择餐厅。”休伯特说。

“你不能负责整个餐厅，傻瓜，”基蒂·惠灵说，“你只能负责餐厅的一部分。我来找食品柜。”说完，她冲进餐厅，跑到那个老式的嵌入式食品柜前，伸开胳膊拦住休伯特。那个食品柜镶嵌在厨房和餐厅之间的墙上，这样就可以在厨房这边把碗碟放到柜子里，然后从餐厅那边拿出来。这个情况基蒂不知道，但休伯特知道。他从厨房那边爬进食品柜下面的格子里，悄悄地打开餐厅这边的柜门，伸出手来在基蒂的腿上捏了一把。基蒂吓得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就好像被眼镜蛇咬了一口。休伯特哈哈大笑着说：“噢，对不起，我以为我发现了一个骨架橱柜呢！”

就在这时，乔迪气喘吁吁地从地下室跑上来。他说：“嘿，你们知道‘小猪摇摆’夫人的地下室被水淹了吗？那里的水太深了，我们一直在坐着船找钱。威尔弗雷德·格拉斯费瑟尔刚才正坐在一个洗碗盆里划水，突然盆子翻了，他掉进水里，就像只海狸鼠，龇着牙在那里游泳呢。”

简在地下室里喊道：“嘿，乔迪，快点给威尔弗雷德带些干衣服下来。”

乔迪说：“我到哪里去给威尔弗雷德找干衣服去啊？”

玛丽·卢说：“阁楼里有一些‘小猪摇摆’先生的旧衣服。我上去拿两件下来。”她跑上阁楼，从那个旧箱子里拿出一套红色的羊毛秋衣，然后下去喊威尔弗雷德上来，让他到卫生间里把自己擦干。

然后，她到地下室去，让简和乔迪划到柴屋去拿些木柴回来，她好生一堆火，烤干威尔弗雷德的衣服。毫无疑问，地下室已经被水淹了，水已经上涨到第四级台阶了，而且还在一直上涨。威尔弗雷德正站在楼梯上浑身滴水，简和其他男孩子正坐在洗衣盆、煮衣锅、洗碗盆里敏捷地划水，在墙壁上敲敲打打地搜寻。迪克·汤普森下来让他们去找地下室的下水道，但他们说他们要趁水位高的时候搜索房梁附近的位置。

这时候，每个孩子都在“小猪摇摆”夫人的房子里爬来爬去、敲敲打打、又摸又捅、东张西望。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找到了17个秘密抽屉和橱柜了，但它们都是空的。帕特西找到了第一个。她本来是去拉厨房里的一个抽屉的，但她用力太猛了，抽屉被完全拉了出来，往里一看，呀，竟然还有一个抽屉。帕特西兴奋地尖叫起来，每个人都跑了过来，就连穿着“小猪摇摆”先生那又长又大的红秋衣，看起来像个大鞭炮的威尔弗雷德也跑了过来。

然后，乔迪大喊大叫地从地下室跑上来，他一条腿的裤子已经湿到了屁股，他在工具台上发现了一个秘密橱柜。当时，他正使劲靠在工具台的一端上，以免自己的“船”撞上简的，工具台的一端突然打开了，里面有个秘密橱柜，但橱柜里也是空的。然后，莫莉在储藏室的天花板上发现了一个小门，里面又是一个空橱柜。接着，玛丽·卢发现那间闲置的卧室里的那张床有一根床柱没拧紧，床柱下面有个很小的抽屉，拉出来一看，也是空的。阿曼德·阿玛迪罗碰巧看到了那套大百科全书，发现书柜上有一块可以滑动的小木板，推开一看，里面也是个小橱柜，但它仍然是空的。然后，李·沃顿发现壁炉上有一块砖稍微突出一些，上面装着一些小铰链，打开一看，后面还有一个小抽屉，等拉出来看时，抽屉里还是空的。帕拉菲纳利亚·格罗托发现客厅地板上有块木板可以拉起来，里面有一个小橱柜，但仍然是空的。

米米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狂风暴雨，想着：“每个人都找到了秘密橱柜和抽屉，只有我找不到，我真是个大笨蛋。可怜的‘小猪摇摆’夫人非常需要钱，但我甚至不知道该上哪里去找。”想到这里，她难过地掉下了眼泪。她伸手想去掏手绢，才想起自己忘记带了，于是就用手背擦起了眼泪。

“你怎么了，米米？”一个温柔的小声音问道。

米米向下一看，发现琳达·琼斯可怜巴巴地站在窗帘后面，嘴里嘬着大拇指。米米说：“每个人都找到了秘密橱柜和抽屉，只有我找不到。”

琳达说：“还有我。每次我发现一个好地方时，那里都被年纪更大、速度更快的孩子们找过了。反正我肚子也饿了，现在肯定早就错过吃午餐的时间了。”

佩尔戈拉·温斯普洛格垂头丧气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说：“现在都快两点了，我肚子饿死了。还有剩下的曲奇吗？”

米米说：“一块儿都没有了。但我们可以泡点儿茶，我敢肯定，可怜的‘小猪摇摆’夫人肯定也愿意喝点儿茶。”

“怎么泡茶？”琳达问。

“噢，只要在茶壶里放上茶叶，然后倒上热水就行了。”佩尔戈拉说，但实际上她根本没有泡过茶。

“好吧，那你来泡茶，”米米说，“我和琳达到阁楼上去看一眼。”

她们沿着小小的旋转楼梯走上阁楼，但玛丽·卢·罗伯逊、安妮·拉塞尔、琼·拉塞尔和朱莉·琼斯已经在上面了。她们几个人你捅捅这里，我捅捅那里，一边找还一边吵。“这个箱子是我的。”安妮说。

“不是，我已经选好那个箱子了。”朱莉说。

“我要检查这个老桌子。”琼说。

“随你的便吧，”玛丽·卢说，“但迪克·汤普森和格雷戈里·莫海德已经搜过好几遍了。”

“噢，我要检查一下这个旧玩具箱。”琳达说。

“没有人会把钱藏在玩具箱里的。”安妮说。

“我就会，”琳达说，“去年圣诞节我就在我的玩具箱里藏了25美分。”

米米走过来，站在烟囱旁边。那里很暖和，但米米却感觉又冷又湿，她的心情糟糕透了。“噢！”有个东西戳了她一下。她摸了摸她的屁股兜儿，发现那个裤兜上别住“小猪摇摆”夫人手绢的安全别针松开了。米米想把它别上，但怎么也别不上，别针好像坏了一样。于是，她把别针拿下来扔了。外面突然刮起一阵大风，随即屋子里的电灯全都灭了。天还没黑，但阁楼里非常阴暗，只是从一个蜘蛛网似的小窗户里透进来一线乳白色的日光。

孩子们都开始四处摸索，寻找下楼的楼梯，有的撞到了别人身上，有的撞到了家具上。小琳达·琼斯摔倒在那个玩具箱上，她刚才一直在里面找钱，她大哭起来：“有人推我了。上面有鬼啊！”

米米说：“别犯傻了，琳达。一秒钟前灯还亮着，我们根本没有看见哪里有鬼。来，把手递给我，我拉你起来。”

但是，当她弯下腰去拉琳达时，她的牛仔裤挂到了烟囱后面一块松动的木板上。突然，她像琳达一样惊恐万状。虽然她知道只是一块松动的木板勾住了她的屁股兜儿，但那块木板在黑暗中看起来就像一只强壮有力、青筋直暴的大手。阁楼上的其他东西现在看起来也都变了样：那个老式梳妆台就像一个大怪物，举着两只大爪子，随时准备扑过来；“小猪摇摆”先生那个破破烂烂的旧箱子看起来就像一口阴森恐怖的棺材；那把坏了的旧摇椅就像是一个巫婆，她正跪在一口大锅旁调制毒药；书桌看起来就像一个阴森森的大坟墓的入口。米米把她的裤兜儿从那块木板上拽下来，和琳达摇摇晃晃地跑过阁楼，跑下了梯子。

在下面的客厅里，“小猪摇摆”夫人正在点燃一根根白白胖胖的、水管工用的那种大蜡烛，把它们递给年纪较大的孩子们。“小心点儿，”她警告每个拿蜡烛的孩子说，“别把你的蜡烛放下来，累了就让别人帮你拿着。现在，有人碰到好运气了吗？”

“我碰到了，”帕特西喊道，“我找到了一个秘密抽屉，但抽屉是空的。”别的孩子也说了他们的发现，但最后都会加上一句“但那是空的”。

“小猪摇摆”夫人说：“不用担心只找到了空的秘密橱柜和抽屉，重要的是你们找到了它们。你们的眼睛亮，耳朵灵，几小时就找到了我花了十年才找到的东西。现在，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我相信，你们会在电灯亮起来之前找到一个新的秘密橱柜。在黑暗中找东西是不是很有意思啊？难道这场暴风雨一点儿也没有让你们感到高兴吗？”

孩子们都压低嗓门儿，故意以提心吊胆的语气回答：“是的。”然后他们拿着蜡烛，继续开始寻找起来。

米米是最后一个领到蜡烛的孩子，“小猪摇摆”夫人在递给她蜡烛时问：“你的幸运币没有帮助你发现什么秘密吗，米米？”

米米说：“喔，没有，‘小猪摇摆’夫人。我找东西真是太差劲儿了，我不停地找啊找，但一个秘密橱柜也没找到。”

“小猪摇摆”夫人说：“把你的幸运币拿出来，在你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摩擦一下。我们来看看它是不是一枚真正的海盗幸运币。”

米米伸手去摸她的屁股兜儿，但“小猪摇摆”夫人那块在一个角里绑着那枚幸运币的手绢不见了。她又摸了摸另一个屁股兜儿，还是没有。她说：“它不见了，‘小猪摇摆’夫人，我把它弄丢了。”

然后，她想起来，她的裤兜是如何挂在阁楼上烟囱后面的木板上的了。她说：“但是，我想我知道它在哪里，我肯定把它丢在上面的阁楼里了。”

“小猪摇摆”夫人说：“你想让我和你一起上去吗？”

米米的确想让“小猪摇摆”夫人陪她上去，但她不想承认自己害怕，因此她说：“噢，不用，我会拿着我的蜡烛上去，我知道去哪里找到它。”

她跑上楼梯，向阁楼门跑去。她跑得太快了，蜡烛的火焰歪到了一边，差不多快要熄灭了。“小猪摇摆”夫人对她喊道：“你最好再带几根火柴上去，米米，阁楼上面有风。楼梯平台旁边的小架子上有火柴。”米米抓了一把火柴，慢慢地往阁楼上面爬去。

她的蜡烛火焰燃起老高，好像要照到楼梯那头，但这时从阁楼屋檐下突然吹进来一阵冷风，火焰马上就低了下去。在阁楼上面，暴风雨的声音听起来更加清晰。狂风在屋檐下呼啸，愤怒的雨点儿无情地击打着窗户和屋顶，仿佛想要冲进来似的。米米高高举起蜡烛，看了一眼四周：那个旧箱子，那把摇椅，还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噢，不，那是一张写字台。

她小心翼翼地向烟囱走去，噢，那里黑乎乎的很吓人。一阵风吹灭了她的蜡烛，那是一阵强风，就像是从一扇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的。米米迅速划着了一根火柴，火柴马上也被吹灭了。她又划着一根，又被吹灭了。她划了一根又一根，都被吹灭了。最后，还有两根火柴了。她用发抖的手指划着了倒数第二根火柴，蜡烛终于点着了，温暖的火焰燃烧起来。

米米弯下腰，瞅了一眼烟囱后面。她看到了那块木板，木板的一角上正挂着“小猪摇摆”夫人的手绢。米米伸手过去摘手绢，但手绢好像被什么东西钩住了。她使劲儿一拉，阁楼墙壁上的一大块壁板慢慢地打开了。米米把蜡烛举高了一点，以便看得更清楚些。那块壁板上装着铰链，看起来就像是个小门——在壁板后面，有六个抽屉，每个抽屉上都有一个小小的把手。米米拉开一个，里面装满了绿色的纸币；又拉开一个，里面装满了金币；再拉开一个，里面装满了银币；另一个装着珠宝；另一个装着更多纸币；最后一个也装着金币。

米米冲到楼梯口高喊道：“‘小猪摇摆’夫人，‘小猪摇摆’夫人，我找到啦！我找到啦！这里有好多好多钱，还有珠宝！快来啊，快来啊！”

每个人都向这边跑来，但第一个跑上阁楼的是莱斯特。米米跪下来，搂着莱斯特喊道：“噢，莱斯特，亲爱的，‘小猪摇摆’夫人现在有钱了，简直太棒了，对不对？”

莱斯特笑了。

“小猪摇摆”夫人爬上来，走到那个秘密橱柜旁，用手臂搂着米米，愣愣地站在那里，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米米一个一个地拉开抽屉，“小猪摇摆”夫人一边看一边抹眼泪。“噢，亲爱的‘小猪摇摆’先生，”她说，“我知道他不会忘记我的。我就知道。”

每个孩子都来看那个橱柜，检查那些财宝，一遍又一遍地听米米讲她是怎么样找到那个橱柜的，并仔细观看和抚摸那枚神奇的幸运币。因此，当他们最后走下阁楼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小猪摇摆”夫人说：“噢，你们看我有多自私啊！你们这些可怜的孩子还饿着肚子呢。而我一直在为这些财宝高兴，都忘记做晚餐了。我们还是一起来做野餐怎么样？我们可以在壁炉里烤土豆和维也纳香肠，我们还要买点儿巧克力奶油，我要烤个大蛋糕庆祝一下。现在，我要去一趟商店。我走后，你们这些男孩子可以划船到柴屋去，多拿些木柴过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火烧得旺旺的。迪克，你可不可以下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地下室的下水道？米米，你、玛丽·卢、基蒂和我一起去商店，帮我拿东西。莫莉和休伯特看看每个人的衣服是不是干的，再帮我收拾一下屋子。”

就在这时，电灯亮了起来。“好耶！”每个人都喊了起来，但乔迪和李没有喊。他们说：“噢，这可恶的电灯，在地下室里点着蜡烛划船多有意思啊！我们可以假装自己是在一个被洪水淹没了的矿井里，用蜡烛来检查空气里有没有氧气。”

“你们下去后，可以用你们的浆试试能不能找到下水道。”“小猪摇摆”夫人笑着说。

就在这时，迪克·汤普森从地下室跑了上来。他说：“嘿，‘小猪摇摆’夫人，我找到下水道了。下水道栅栏上有样东西，我用一根棍子把它挑了起来，您看，这好像是一封写给您的信。”

“小猪摇摆”夫人接过那张湿透了的纸，读了起来：






亲爱的妻子：


我的最后一个秘密橱柜非常难找，所以我在地下室里的园艺隔板上给你留了这封信，因为我确信用不了几年，这个隔板就会变得非常拥挤凌乱，你必须清理它，那样你就能看到这封信了。最后一个装着财宝的秘密橱柜就在阁楼上的烟囱后面，只要用力拉一下那块松动的木板就能看到。

                                                           爱你的丈夫


                         　　　            “小猪摇摆”先生






“噢，谢天谢地！”“小猪摇摆”夫人说，“昨天晚上我还找了那个园艺隔板呢！我记得当时这封信掉在了地上。我以为那是一个空的旧种子袋，就没有去管它。要不是你迪克，我永远也不会看到这封信了，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永远也找不到那些秘密抽屉。很显然，这场雨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它堵住了伯班克家旁边的下水道，所以米米找到了那枚海盗幸运币；它还堵住了我的地下室下水道，所以我能看到‘小猪摇摆’先生的信。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会永远喜欢雨天，即使是在一个应该去野餐的日子里。”






《小猪摇摆夫人的农场（4）》






因为有爱，所以愉快



“小猪摇摆”夫人非常喜爱孩子——希望他们举止文明、身心健康。当然，“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也有一些喜剧效果……这些奇妙的历险故事对于每个孩子来说应该都是愉快的体验。










译者前言





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





你会喜欢这样一位和蔼可亲，而且，有着神奇魔法的夫人吗？

在她身上，三分像巫婆、三分像仙女、三分像常人，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一份特别的对孩子们浓浓的爱心！

她有一双亮晶晶的褐色眼睛，一头很长很长的褐色头发，她穿的衣服也大都是褐色的。她的身材非常矮小，背上还长着一个罗锅儿。她自称那里面充满了魔力，可以解决孩子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帮助他们从小培养出更好的习惯。而在孩子们看来，那个罗锅儿一定是容易绑牢翅膀的地方。因为孩子们打心底相信，她本来就是一位温柔而美丽的天使！

这位夫人的过去有点儿神秘。据说她年轻时嫁给了一个海盗，她丈夫去世前，曾经在后院里埋藏了各种财宝。她的房子被建成了古怪的“底朝天儿”的样子，但厨房、浴室和楼梯除外。房子里还住着一条叫“瓦格”的狗和一只叫“莱特福特”的猫。整幢房子似乎天然就是一座妙不可言的“儿童乐园”。这位夫人浑身上下永远散发出一股既喷香又温暖，还带有甜味曲奇的好闻味道。对那些因为什么事儿感到悲伤的孩子们来说，这种味道特别具有安慰的作用，让他们感到格外的开心和舒服。

她，就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人公——“小猪摇摆”夫人！

不用说，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50多年来，“小猪摇摆”夫人在全世界范围受到了小孩子和大人们高度地、广泛地喜爱。孩子们喜欢她，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们，总是能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大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当他们的软语温存和大声呵斥都无济于事时，“小猪摇摆”夫人总能以富含常识的神奇疗法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麻烦——她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坏习惯。这些年来，当世界众多教育专家，甚至像“育儿权威”斯波克这样的人物对孩子问题都束手无策时，很多父母早已经偷偷地在向“小猪摇摆”夫人求助了。与大多数父母和专家们有所不同，“小猪摇摆”夫人完全理解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她是世界上最了解孩子也最热爱孩子的人。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小猪摇摆”夫人无异于一个天赐的福音！无论对孩子还是对家长，这套丛书都提供了一种了不起的神奇方法，让他们可以从中学到在学校、家庭和其他书中没有教给他们的——实际上也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不管孩子们身上表现出什么样的坏毛病和坏习惯，“小猪摇摆”夫人总是有办法对症施治，而且疗效显著，效果惊人。

你也许不禁要问，为什么“小猪摇摆”夫人运用的方法会特别重要，特别有效呢？在阅读这套丛书之前，你至少应该知道下面的一些原因。


1．习惯决定孩子的一生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曾说：“人们的行动，多半取决于习惯。一切天性和诺言，都不如习惯有力量。习惯可以主宰人的生活，所以人们应该努力养成好的习惯。不可否认，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养成的习惯，会非常完美，我们称之为教育，而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习惯而已。”

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有句名言：“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的确，习惯的好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孔夫子也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就是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会像人的天性一样自然、坚固，甚至说就变成你的天性了。

要知道，任何人在他一天的行为中，大约只有5%是属于非习惯性的，而剩下的95%都是习惯性的。远离坏习惯，养成终生受用的好习惯，家庭教育就会事半功倍，孩子也就比较容易走向成功。这不正是我们家长都希望看到的事实吗？

这套丛书最主要的功效，就是改变孩子的坏毛病，从小养成好习惯！


2．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认为：教育的作用必须通过艺术的审美方式，即美的形象来达到。教是目的，教必须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实现。教化功能不应脱离使人获得愉悦的具体形象，因为欣赏者总是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这就是“寓教于乐” 的来源。　

其实，无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的孔子，也早就提出过“寓教于乐”的思想。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宋代大儒程颢在《二程遗书》（卷十一）中也阐释道：“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已物尔。”由此可见，“乐”应是学习中的最高境界，是最能实现教育目的的最佳途径。

这套丛书最重要的特点，正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唤醒孩子们的心灵！


3．用强化理论激励和改变孩子行为


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斯金纳等人提出过一种“强化理论”，也叫“行为修正理论”。斯金纳认为：人或动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会采取一定的行为作用于环境，当这种行为的后果对他有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重复出现；不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减弱或消失。

人类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改变人的习惯和行为。人类学习主要是通过观察、模仿和奖惩等方式实现的。强化理论表明了人的行为不论是顽固的还是脆弱的，是习惯的还是偶然的，实际上都是可以改变的。

经过“强化”的行为会趋向于重复发生，强化理论是孩子们学习新行为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强化的主要功能，就是按照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的规律，对人的行为予以导向，并加以规范、修正、限制和改造。 

这套丛书中的许多故事，都巧妙地暗合了强化理论，从而彰显了强大的心理行为学背景。


4．通过积极暗示产生习惯替换


心理暗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心理现象，揭示了人们易于接受外界或他人的愿望、观念、情绪、判断、态度影响的心理特点。

许多实验的结果都表明，正面暗示容易使我们成功，负面暗示则容易让我们失败。一个从小听着积极肯定的评价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充满自信，将来会拥有美好的未来；相反，一个从小听着“笨蛋”“没出息”等负面暗示成长起来的孩子，就会形成自卑的性格，很容易陷入心灵的阴影，面临苦难的人生。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听众——那就是我们的潜意识。科学家研究发现，人的潜意识在同一时间内只能主导一种感觉，当一种积极正面的思想反复地在脑海中出现时，原来的思想就会慢慢地衰竭、萎缩，新的思想就会占上风。这就是所谓的替换定律。它说的是当我们有一项不想要的记忆或者负面的习惯时，我们无法单纯地消除它，只能用其他的记忆或习惯去替换它——与其苦心消除，不如轻松替换。这就像是一块土地，如果你给它种上了庄稼，那它就不容易长满杂草了。

聪明的读者不难发现，这套丛书充满了积极的暗示，也提供了习惯替换的最佳范例。

类似的原因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比如书中有趣的人物名字，轻松幽默的文笔以及情景剧式的故事安排等等。这些极具吸引力的因素，正是我们译介这套童书的动力和热情所在。

翻译这套丛书是集体力量的结果，很多人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和建议，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人大附小读六年级的杨谨源同学，既是这套丛书最早的读者，也参与了部分的翻译工作。看着他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不时地“咯咯”发笑，我们就知道，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这套丛书的。

现在，就请翻开这套丛书吧！相信你一定会爱不释手并从中受到巨大的启发。不管你是7—12岁的小朋友，还是年轻的父母，或者是年迈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其乐融融，在快乐的阅读中分享成长和感悟吧。

我们相信，教育孩子的最好方法，就是首先要理解孩子。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以及技巧和原理来作为辅助，但任何时候，爱都是最伟大最有效的力量。这些方面，“小猪摇摆”夫人已经为你做出了最佳的表率和指引，你还在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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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的赞誉





 

1.媒体评论





※很明显，这些故事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讲给那些欢快的孩子们听了，那些孩子——正如书中围绕着“小猪摇摆”夫人的孩子们一样——总是簇拥在作者的身边，渴望她讲那些有趣的故事。

——《芝加哥论坛报》

Each of these stories has obviously been told over and over to delighted children, who must throng around their author as the youngsters in the book do around Mrs. Piggle-Wiggle herself. ——The Chicago Tribune





※人人都爱“小猪摇摆”夫人！无与伦比的“小猪摇摆”夫人非常喜欢孩子，无论他们是好是坏，她从来也不责骂他们。她只是用积极正面的疗法去治疗“顶嘴匠”、“从不按时上床睡觉”以及男孩女孩们身上各种奇怪的坏习惯。现在，终于推出了平装本，供现今这一代的孩子们阅读享用。

——《旧金山观察纪事报》

“Everyone loves Mrs. Piggle-Wiggle!The incomparable Mrs. Piggle-Wiggle loves children good or bad and never scolds but has positive cures for Answer-Backers, Never-Want-to-Go-to-Bedders, and other boys and girls with strange habits. [Now] in paperback . . .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children to enjoy.”  —— San Francisco Examiner Chronicle

※父母们都热爱“小猪摇摆”夫人，因为她能治好孩子们的任何坏习惯；孩子们也热爱她，因为她能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小猪摇摆”夫人的魔法帮助很大，非常有趣，魅力无法抵挡——它们不仅妙趣横生，而且疗效显著！

——《出版人周刊》

Parents love Mrs. Piggle-Wiggle because she can cure children of any bad habit. Children love her because she’s tons of fun!Mrs. Piggle-Wiggle’s helpful, hilarious magic is irresistible—and as funny as it is effective!  ——Publishers Weekly





※“小猪摇摆”夫人非常喜爱孩子——希望他们举止文明、身心健康。当然，“小猪摇摆”夫人的疗法也有一些喜剧效果……这些奇妙的历险故事对于每个孩子来说应该都是愉快的体验。

——《纽约时报》

Mrs. Piggle-Wiggle loves children! Well-mannered and healthy children, that is.Of course, Mrs. Piggle-Wiggle’s cures have some comical consequences, too…making these remarkable adventures a cheerful prescription for just about anyone!   ——New York Times





※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会喜爱这个由贝蒂·麦克唐纳创作、由凯伦·怀特朗读的经典故事的录音。与大多数父母不同，“小猪摇摆”夫人完全理解孩子们喜欢玩的东西。故事中有趣的名字和夸张的场景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除了在房间里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儿童乐园之外，“小猪摇摆”夫人还有一个储藏室，里面有一些用于治疗孩子们的常见毛病的神奇“疗法”。怀特对孩子们牢骚抱怨以及父母们绝望无奈的声音表现得惟妙惟肖。故事中20世纪50年代典型父母的形象与“小猪摇摆”夫人世界的全部魔幻浑然一体。这个录音无疑将在公共图书馆的儿童专区和小学校园图书馆里找到大量的听众。

——《学校图书馆杂志》

Kindergarten-Grade 3-Children will love this recording of the classic written by Betty MacDonald and read by Karen White. Unlike most parents, Mrs. Piggle-Wiggle understands exactly what children like to do to entertain themselves. The funny names and exaggerated situations add to the fun.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a childhood wonderland in her home, Mrs. Piggle-Wiggle has a storehouse of "cures" for common childhood diseases. White perfectly captures the whiny voices of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desperation of the parents. The portrayal of the parents in the stereotypes typical of the 1950's fits into the whole fantasy of Mrs. Piggle-Wiggle's world. This recording will find a large audience in public library children's collections and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School Library Journal





※五十多年来，“小猪摇摆”夫人受到了小孩子和大人的广泛喜爱。孩子们喜欢她，是因为她理解他们，因为她那座“底朝天儿”的房子里总是飘荡着新烤出来的曲奇的香味，还因为她有一个埋着宝藏的后院。大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当他们的软语温存和大声呵斥都无济于事时，“小猪摇摆”夫人总能以富含常识的神奇疗法解决他们孩子的问题。这些年来，当“育儿权威”斯波克（Spock）医生都束手无策时，很多父母早已经偷偷地在向“小猪摇摆”夫人求助了。

——亚马逊网站

Mrs. Piggle-Wiggle has been wildly popular with children and adults for over 50 years. Children adore her because she understands them--and because her upside-down house is always filled with the smell of freshly baked cookies, and her backyard with buried treasure. Grownups love her because her magical common sense solutions to children's problems succeed when their own cajoling and yelling don't.  More than one parent over the years has surreptitiously turned to Mrs. Piggle-Wiggle when Dr. Spock failed to come through. ——Amazon.com





※“小猪摇摆”夫人系列图书由一些古怪离奇的故事组成，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尽管故事中的家庭有些老套，书中的各种疗法听起来也有些骇人听闻，但粉丝们非常喜欢故事中展现出的孩子们的共性，以及“小猪摇摆”夫人疗法中所使用的种种魔法。

——音客公司

The Mrs. Piggle-Wiggle stories are quirky period pieces loved by children. No matter that the families are dated and that her solutions to problems so outrageous. Fans delight in the universality of children and enjoy the magic in Mrs. Piggle-Wiggle's cures.  ——AudioFile





2、图书描述





“小猪摇摆”夫人离开了她那座“底朝天儿”的房子，搬到了乡下的一个农场里。在她的奶牛、猪和马的帮助下，她仍然在治疗女孩和男孩们身上的那些坏习惯。因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从“忘记照顾宠物”到“胆小鬼”——父母们总是会大声喊到：“最好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

Ms. Piggle-Wiggle's left her upside-down town house and has moved to a farm in the country. With the help of her cows and pigs and horses, she's still curing girls and boys of their bad habits. So whatever the problem-from pet forgetter to fraidycatness-the parents all exclaim, "Better call Mrs. Piggle-Wiggle!"





 

3、读者评论精华





●“我女儿非常喜欢‘小猪摇摆’夫人用来帮助孩子们获得经验教训的那些方法。”

※“My daughter loved the strategies Mrs. Piggle Wiggle uses to help children learn their lessons. ” 





●“这是一本好书，大声朗读会非常有乐趣。”

※“This is a good book, and it's fun to read aloud.”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听人朗读过的书没有几本，但本书就是其中之一。”

※“This is one of the few books that I remember having read to me as a child. ” 





4、读者评论节选





（1）读读这本书！/ mrb

这是“小猪摇摆”夫人系列的最后一本，但也许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本。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喜欢马，而这些故事里就有一匹马。我的父母还是孩子时就读过“小猪摇摆”夫人系列，读这些书已经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个传统。

这些故事的初衷就是向孩子们展示应该有怎样的恰当行为举止，对于这个事实，本书从不遮遮掩掩。但是，这些故事中充满了乐趣，以至于我认为不会有任何人介意它们的教育目的。毕竟，谁会介意“小猪摇摆”夫人是不是个老师呢？与本系列中的其他书不同，本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农场上，教导孩子们什么是责任、自立和信任。如果你有孩子，读读它们；如果你没有孩子，也读读它们。只是好好读读就行！ 

(1)Read this!  / By mrb 

This is the last of the four Mrs Piggle-Wiggle books, but it was probably my favourite when I was little - I loved horses as a little girl, and these stories include a pony. My parents read the Mrs Piggle-Wiggle books when they were kids, and these books have been a family tradition. 

The stories aren't coy about the fact that they set out to show how kids ought to behave, but they're so much fun that I don't think anyone minds that they teach a lesson. After all, who minds when Mrs. Piggle Wiggle is the teacher? These stories, unlike those in the other 3 books, are set on a farm, and teach kids about responsibilty, self-reliance, and trust. Read them if you have kids, read them if you don't have kids. Just read them! 





（2）本系列中最好的一本！/ Backroads 

尽管，我喜欢“小猪摇摆”夫人系列的其他图书中包含的魔法，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被本书回归儿童的真实心理状态而感动。本书中，“小猪摇摆”夫人成为乡下的一个农场的主人，她邀请那些问题孩子到她的农场居住，花一段时间来治愈他们恼人的毛病。说老实话，尽管其他书充满了神秘的魅力，但本书似乎成为本系列中最切合实际的一本。同时，本书也使“小猪摇摆”夫人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角，而不仅仅是电话那头的“一位女士”。这是现实中的“小猪摇摆”夫人，这些故事读起来令人愉快不已！ 

(2)Best book of the bunch! / By Backroads 

As much as I love the Piggle-Wiggle books containing the magic, I could not help but be touched by the return to good ol' child psychology where Mrs. Piggle-Wiggle, now a farm owner in the country, takes in problem children for the necessary amount of time it takes to cure them of lousy habits. Honestly, while the other books are full of whimsical charm, this one seemed to be the most down-to-earth of the bunch and finally allowed Mrs. Piggle-Wiggle to become an actual character rather than just the lady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 This is Mrs. Piggle-Wiggle in reality and the tales are delightful! 





（3）充满了欢笑/ M. Heiss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我认为本书将把你带回到原始的“小猪摇摆”夫人那里，因为本书中的“疗法”是针对逆反心理的，或者是一种更加清晰的示范，而不是“神奇的”药粉或者药水。在这些故事中，孩子们和一个充满爱心和自信的成年人一起创造了奇迹。这是一本绝对好书，大声朗读会非常有趣。

(3)Full of laughs, / By M. Heiss  

I liked this book very well. I think it takes you back to the original Mrs. Piggle-Wiggle, in that the "cures" are reverse psychology or clear demonstrations, rather than "magical" powders and potions. Being with a loving, confident adult works wonders on the children in the stories. This is a good book, and it's fun to read aloud.

（4）“小猪摇摆”夫人的农场 / Jacqueline Young

“小猪摇摆”夫人系列图书是目前为止适合任何年代孩子阅读的最佳故事之一。从一个同时让孩子和父母都感到愉快的古怪女士那里，学习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和礼仪，将是一种多么有趣的方式啊！我在儿童时代就很喜欢“小猪摇摆”夫人，我也已经为我的孩子们朗读了这些故事。现在，我正在收集这些书的精装本，以便读给我的孙子们听。

（4）Mrs. Piggle-Wiggle's Farm / By Jacqueline Young 

Mrs. Piggle-Wiggle books are by far some of the best stories for kids in any decade. What a fun way to learn acceptable behavior and manners from a very quirky lady who delights children and parents at the same time. I enjoyed Mrs. Piggle-Wiggle as a child, have read them to my children and I am now collecting the hardcover books to read with my grandchildren.

















第一章    说谎话的疗法





现在，哈罗韦(Harroway)太太正在自家的院子里忙活着，准备种上几株鱼尾菊。她的心情好极了，因为今年的鱼尾菊格外地抢手，她好不容易才弄到了几株。而且，她的鱼尾菊个头又大，根茎又短又粗，绿色的叶子还亮闪闪的，显得特别漂亮！她一边为那些让人爱不释手的幼苗挖坑，一边还自言自语：能得到威斯纳(Wisner)先生的最后几株鱼尾菊，真的是好幸运啊！房子刚刚粉刷完，墙壁刷成了白色，等到鱼尾菊开了花儿，白墙映着红花，该是多么的可爱啊！挖个坑，浇上水，放点儿花肥，把花苗放进去，填上土，然后用小铲子压实，一株鱼尾菊就这样种好了。到了三点半，所有的鱼尾菊都种在院子里了。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后背酸痛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树篱那边是个花园，哈罗韦太太的邻居温特格林(Wintergreen)太太正在拾掇她的紫菀。哈罗韦太太向她打了个招呼：“你好啊，卡洛琳(Caroline)，你一定要过来看看我的鱼尾菊，这是我弄到过的最好的花儿了。”

卡洛琳穿过树篱门走进来，边走边说道：“哟，真漂亮啊！我老远就看见了。它们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从威斯纳先生那里得来的，”哈罗韦太太答道，“这是威斯纳先生的最后几株鱼尾菊。”

“哎呀，那没我的份了。”温特格林太太满脸的失望。

“别担心，”哈罗韦太太安慰她说，“等花开的时候，我每天早晨都给你送一束。”

就在这时，哈罗韦太太家的大门被“砰”地一声撞开了，哈罗韦太太九岁的儿子费特罗克·哈罗韦(Fetlock Harroway)大吼大叫地冲进了院子。“妈妈，那些家伙不和我玩儿。”他放声大哭起来。

“为什么呢？”哈罗韦太太问，同时从衣兜里掏出手绢给儿子擦眼泪。

“我怎么会知道？！”费特罗克一边哭一边说，“他们就是不喜欢我。我猜是因为我身体弱、带眼镜的原因吧，小孩儿们都不喜欢身体不好的人。”

“简直是胡说八道！”温特格林太太插话道，“温布利·拉斯塔德(Wembley Rustad)也戴眼镜，他的双腿还绑着支架呢，但小朋友们都喜欢他。实际上，他是他们那帮孩子中人缘最好的。我是那帮孩子的训导员，我了解情况。”

“的确是这样的，费特罗克，我的乖孩子。”哈罗韦太太说，“大家都喜欢温布利。”

“可我就不喜欢他！”费特罗克说，“我讨厌他！鄙视他！我恨他！他说我是个谎话精！”

“啊？！不可能吧！”哈罗韦太太惊叫了，“他真这样说了？”

“没错儿，他就是这样说的，”费特罗克肯定地说，“刚才他在咱家门外还这么说来着。”

“真是太不像话了！”哈罗韦太太说，“要是这样，你生气是理所当然的，我不会批评你。而且，他应该向你道歉才对。”

这时，一直在边上听他们说话的温特格林太太问道：“那么，他为什么叫你谎话精呢？”

“我不知道。”费特罗克低着头说，同时用脚尖在草坪上钻洞。

“你当然知道，”温特格林太太说，“来，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

“我才不说呢！”费特罗克说，“我不会告诉你，这跟你根本就没关系。”

“不要这样，费特罗克。”哈罗韦太太说，“亲爱的，妈妈都不喜欢自己的儿子没礼貌。孩子，向温特格林太太道个歉，然后上楼去，在我的躺椅上休息一下。你看起来累极了！”

费特罗克一句话也不说，继续在草坪上挖洞，脚下那个洞已经大到能够装下一只囊地鼠了。

哈罗韦太太催促道：“说吧，宝贝儿，向温特格林太太说对不起。快点说啊，你看起来真的很累了，说完就可以上楼休息了。”

费特罗克还是一声不吭。脚底下那个洞更大了，能够装下一只獾了。温特格林太太低头看着费特罗克，那眼神就好像他是一只甲虫。她说：“海伦，我必须回去弄我的紫菀了，要不然晚饭前就弄不完了。”

哈罗韦太太抱歉地说：“卡洛琳，请你原谅费特罗克，他可能是有点儿焦虑。”将温特格林太太送出门后，她随手关上了树篱门。

然后，哈罗韦太太拉起费特罗克脏兮兮、黏糊糊的手，领着他上楼来到她的卧室。她让儿子穿着沾着泥土的鞋子和衣躺在她的天鹅绒躺椅上，再盖上她的真丝被，说：“睡一会儿吧，我的小乖乖。”

费特罗克镜片后面的眼睛闭上了，他说：“妈咪，在睡觉之前，我可以吃点儿东西吗？”

“噢，当然可以，我的小宝贝儿。”他妈妈说，“想吃点儿什么呢？喝点儿肉汤好吗？”

“不好。”费特罗克说，“我要一杯巧克力麦乳精、一大块巧克力蛋糕、一杯草莓汽水、还要两三块大号什锦蜜饯坚果巧克力条。”

“全部都要？”哈罗韦太太吃惊地问。

“都要，”费特罗克叹了口气，好似无可奈何地说，“我也不想吃这么多，但我必须试着多吃点儿，好保持体力。”

“你真是个勇敢的小男子汉！”哈罗韦太太说。说完，她就匆匆走出了卧室。

一听到妈妈踏上楼梯，费特罗克就马上从躺椅上跳起来，冲到床头柜边，打开抽屉，掏出一盒巧克力来。他往嘴里塞了四块巧克力，又往口袋里塞了六块，然后走到窗边，冲着温特格林太太大喊：“喂，爱管闲事的管家婆！”

好在他嘴里塞满了巧克力，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唔，呜呜呜……哦”。还好，当时温特格林太太正跪在她的花园里，一门心思摆弄着她的紫菀，连头也没回。

几分钟后，当哈罗韦太太端着费特罗克要的小零食晃晃悠悠地向卧室走来时，他急忙回到躺椅上闭着眼睛装睡。哈罗韦太太看着儿子，觉得他漂亮极了，她感动得差点掉下了眼泪。她尽量压低嗓音，温柔得像只咕咕叫的鸽子：“宝贝儿，刚才是你在喊吗？”

“没有啊，”费特罗克说，“我睡着了。”

“我听到了，肯定是有人在喊。”他妈妈说，同时扶他坐起来，在他背后垫上她的蕾丝花边枕头，然后将托盘放在他瘦得皮包骨头的膝盖上。

“可能是我在睡梦中喊出来的吧。”费特罗克抓过巧克力蛋糕，咬了一大口上面的奶油，“您知道，我睡得很不踏实。”

“可怜的孩子！”哈罗韦太太叹了口气，“要妈妈给你念书吗？”

费特罗克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铃就响了。哈罗韦太太快步走到二楼大厅中，抓起电话分机：“您好！是我。您好，玛利特(Mallett)太太。嗯……嗯……有这样的事？您确定吗？您肯定是费特罗克？太可怕了，我会批评他的。这简直难以置信，您确定是他？好的，我这就去问他。”

但是，当她回到卧室想问费特罗克时，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连同那杯麦乳精、巧克力蛋糕和两块大号蜜饯坚果巧克力条。

哈罗韦太太叹了口气，拂去了躺椅上的蛋糕渣。

电话铃又响了。哈罗韦太太忧心忡忡地皱了皱眉，拿起话筒，小心翼翼地说了声：“您好。”接着，她的脸上泛起了红光，就像国庆节的礼花一样鲜艳。她快活得咯咯地笑着说：“噢，您对我真是太好了，沃尔克巴斯凯特(Workbasket)夫人。我太高兴了！没问题……好的……好的……没问题。明天的午餐会？好的，我一定去，您放心。”

一放下电话，她就冲到窗户边，兴奋地对温特格林太太喊道：“嗨，卡洛琳，她们邀请我了！她们邀请我加入俱乐部了！沃尔克巴斯凯特夫人邀请我加入‘热心工人(Earnest Workers)俱乐部’了，这真是太好了，对不对？我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明天中午的午餐会。噢，我真希望她们会喜欢我！您觉得她们会喜欢我吗？加入这个俱乐部对沃纳的生意太重要了！”

“她们肯定会喜欢你的，这毫无疑问。”温特格林太太说，“俱乐部有二十五位成员，她们都非常聪明，而且，她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的年龄都差不多。好了，不多说了，我必须把这些紫菀弄完，明天中午在弗丽达·沃尔克巴斯凯特(Freda Workbasket)家见。”

接到加入镇里最尊贵的妇女俱乐部的邀请，哈罗韦太太简直兴奋极了，结果把马利特太太打过电话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马利特太太在电话中告诉她，费特罗克滑着旱冰鞋穿过她家的院子，把她的长茎郁金香全都压死了，为此她想讨个说法。

当天晚上吃晚饭时，费特罗克面色苍白，显得非常安静。哈罗韦先生则为所得税和政府浪费的事情操心着。因此，哈罗韦太太非常识相地不提麻烦事，免得招他们烦。她坐在一边，面带微笑，心里想着她那高贵的新俱乐部。

第二天的午餐会原本应该是哈罗韦太太非常出彩的亮相。餐桌上点缀着粉红色的郁金香，铺着粉红色的桌布，还有粉红色的蜡烛和粉红色的餐巾，就连干果盘也是粉红色的。主菜有酒浸樱桃、胡桃、棉花糖、菠萝、草莓、奶油干酪、卷心菜造型沙拉，配着粉红色的饼干。还有粉红色的薄荷糖和软糖。最幸运的是，哈罗韦太太碰巧穿了一身粉红色衣服，就连她的手套和帽子上的玫瑰花也都是粉红色的。整个午餐会期间，她都非常高兴，情绪饱满。每个人都说：“海伦，亲爱的，你看起来可爱极了，真希望我也是一身粉红色的打扮。”沃尔克巴斯凯特太太对于邀请她参加午餐会感到非常自豪。

用完餐后，俱乐部成员聚到客厅，准备召开部务会议。这时，哈罗韦太太的好运也就算到头了。在每位女士都找到座位，开始享用粉红色的薄荷糖和软糖时，费舍林(Feathering)太太站起来说：“姐妹们，我并不想表现得自命不凡或者冷漠无情，但在进行新成员投票之前，我觉得我必须问几个问题。哈罗韦太太，听说您丈夫是个世界闻名的强盗，参与了几桩计划周密的珠宝抢劫案，这是真的吗？”

哈罗韦太太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她把刚放到嘴里的那颗软糖整个儿咽了下去，气愤地说：“范琼·费舍林，你怎敢这样污蔑沃纳(Warner)？！你明明知道，他是罗科(Rocko Cement)水泥厂的执行副主席。”

“这并不是我在造谣，”费舍林太太说，“而是沃纳自己的儿子亲口对我说的。上周，他过来和我女儿威妮弗蕾德(Winifred)玩纸牌。他对我和弗农(Vernon)说，他父母不能离开这个镇子到外面去，因为他父亲正在躲避伦敦、巴黎和俄罗斯警方以及FBI的追捕。他还告诉我们，贴有沃纳照片的通缉令粘贴在欧洲的每个邮局里。而且，沃纳正在训练费特罗克——我想这正是您儿子的名字——和他一起工作。费特罗克说，目前，他父亲只允许他偷戒指和手表这样的小东西，但是他相信到圣诞节他就会准备好，可以偷点大家伙了。”

格尔曼(Gorman)太太跳起来说：“但费特罗克告诉我们他父亲是个火车大盗啊？！”

罗伯茨(Roberts)太太说：“费特罗克对我说，他父亲是个专门骗取寡妇钱财的骗子。他警告我，如果他父亲和我谈论投资问题，千万不能当真。”

哈里森(Harrison)太太则说：“但是他对我和埃尔西(Elsic)婶婶说，哈罗韦先生是个牛仔，在驯服一匹野马时背部受了伤。费特罗克说，他以前也是个牛仔，但后来被一头公牛踢中了前额，就没法当牛仔了。那次受伤损坏了他的视力，因此他不得不戴眼镜。哈罗韦太太，我无意干涉你的家事，但您不觉得让这么小的孩子去驯服公牛有点儿太残忍了吗？”

哈罗韦太太还没来得及回答，皮恩威尔(Pinwheel)太太便抢着说道：“你们说的都不可能是事实，因为就在昨天，费特罗克一五一十地向我讲述了他孤独的童年。他如何在你——海伦——生病的时候去卖报纸，到工厂里去做零工，以便赚到足够的钱给你买药。而哈罗韦先生呢，当时正因为制造假币在蹲监狱。”

有七个孩子的古尔其(Gurch)太太此刻尖叫起来：“天哪，制造假币！费特罗克可不是这样说的。他对我说，他父亲拐卖孩子，就是趁孩子们在外面玩耍时将他们骗走，然后再卖到孤儿院。”

此时，哈罗韦太太的脸像纸一样白，她说：“你们说的没有一句是事实，我丈夫是位善良、正直、受人尊敬的好市民，费特罗克是个可爱、敏感、诚实的好孩子。我真后悔来参加你们这个破俱乐部，我从没想过要成为你们中的一员。”说完，她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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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特夫人说：“哈罗韦太太，在你离开之前，我想问问，你打算如何处理我的郁金香。”她转向另一位女士，继续说：“昨天，费特罗克故意穿着旱冰鞋碾压我的长茎郁金香，结果压死压伤十七株郁金香。很明显，他母亲对我的损失漠不关心。”

哈罗韦太太委屈地说：“我不是不关心。我非常关心您的郁金香，马利特太太。但是沃尔克巴斯凯特夫人给我打电话之后，我太兴奋了，结果把您的事忘了。您想我怎么做，要我赔偿您的损失吗？”

“噢，上帝啊，我没那个意思，”马利特太太说，“我做梦都没想过要你赔偿损失。我并不想找麻烦，只是觉得您应该了解实际情况。我觉得，每位正常的母亲，如果她的孩子犯了故意破坏他人财物的错误，应该都会想了解实际情况。我知道我自己会这样做，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所做的任何事。当然，上帝知道，维利弗(Williver)真的是太乖了。‘乖得简直无法适应复杂社会了’，他以前的爱尔兰老保姆曾经这样说过。自然，我从没期望您赔偿我的郁金香的损失。怎么赔？！那些郁金香非常罕见，而且正在完全盛开。事实上，它们是无价的。但是，如果您坚持赔偿，那么我可以考虑接受一些其他植物，比如鱼尾菊。在到这里来的路上，我注意到您院子里栽了一些还不错的花苗。”

“是的，我是有一些鱼尾菊，”哈罗韦太太说，“它们又强壮又结实，非常健康。我一回家就把它们挖出来给您送去。”

“噢，不着急，”马利特太太说，“但我想在天黑之前将它们栽好。当然，鱼尾菊没有长茎郁金香漂亮，但我想我也不能太挑剔了，对不对？”

哈罗韦太太掏出她的粉红色手绢擤了擤鼻涕，然后抓起她的粉红色手套和粉红色手提包，走进卧室去取她的粉红色外套。她的幸运日就这样被破坏了，她难过得要死，豆大的泪珠顺着她的脸颊滚下来，落到她的粉红色套装上，泪水甚至溅到了她的手提包上。这时，沃尔克巴斯凯特夫人——就是她邀请哈罗韦太太参加“热心工人俱乐部”的——走了进来。她坐到哈罗韦太太身边，用手臂揽着她，说：“海伦，亲爱的，别把可恶的克里斯特尔·马利特(Crystal Mallett)的话放在心上。去年，她家的小维利弗骑着自行车压坏了我好多杜鹃花，她既没有赔我花，也没有赔钱。而且，她还拒不道歉，也不把维利弗送到‘小猪摇摆’夫人那里去。”

“哪位夫人？”哈罗韦太太眼泪汪汪地问。

“哦，是‘小猪摇摆’夫人。”沃尔克巴斯凯特夫人解释道，“她是位可爱的夫人，个子很矮小，但非常喜欢小孩子，懂得怎样和孩子们相处。事实上，她几乎治好了镇上所有问题小孩的坏毛病。”

“但是，她用什么方法对付孩子呢？”哈罗韦太太问。一想到费特罗克也许会被锁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儿子带着脚镣手铐挨打的样子就在她眼前晃啊晃啊。于是，她又哭了起来。

“她的办法很多，有时还使用魔法。”沃尔克巴斯凯特夫人说，“但是，海伦，我要告诉你的是，镇里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她，她治好了大多数问题小孩的坏毛病。事实上，她治好的孩子最爱她了。”

“好吧，”哈罗韦太太又擤了擤鼻涕，“我敢肯定费特罗克的确是说了那些谎话，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他也很孤独，因为别的小朋友都不和他玩。那么，那位‘小猪摇摆’夫人住在哪里呢？”

“她以前就住在城镇里，她家是个很好笑的‘底朝天儿’的房子。”沃尔克巴斯凯特夫人答道，“但去年冬天，她在郊外的‘小小春天山谷(Little Spring Valley)’里买了一小块农场。她有一幢很不错的白色农舍，还有一个巨大的红色谷仓，谷仓上是个很大的阁楼，用于堆放干草。她养着一头奶牛和一只小牛犊、一匹马、几头猪、几只羊，一群鸡、火鸡和鹅，还有一只猫和一条狗。我相信她甚至还有一只鹦鹉和一窝蜜蜂。搬到农场后，她经常邀请孩子们过去和她住上一阵子，等他们回来后，他们的坏毛病都改掉了。她说，这样做可以使父母们轻松一阵子，孩子们也可以开心地玩上几天，而且，她农场里的动物们也非常开心，因为它们总是渴望给她的工作帮点儿忙。”

“您肯定费特罗克在那里安全吗？”哈罗韦太太很担心地问，“要知道，费特罗克身子弱，经常神经紧张。”

“实际上，与待在城镇里比起来，费特罗克在‘小猪摇摆’夫人的农场里要安全得多。”沃尔克巴斯凯特夫人说，“而且，他的体重可能还会增加一点。就他的年龄而言，费特罗克看起来简直是太瘦小了。”

“那是因为他的脑袋太大了，”哈罗韦太太说，“他的大脑袋把他小身子的营养全都吸光了。”

“也许吧！”沃尔克巴斯凯特夫人不置可否，“但我认为，与‘小猪摇摆’夫人住上一阵子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了。我猜‘小猪摇摆’夫人甚至能够治好他的大脑袋。不如现在就给她打个电话吧，我这里有她的号码。”

……

星期五下午，当“小猪摇摆”夫人正从烤箱中往外端一盘黑莓馅饼时，一辆绿色小车拐进了她的农场。

“啊，太好了！”她对莱特福特(Lightfoot)——那是她的猫——说，“费特罗克·哈罗韦来了，他今晚要在这里吃晚饭。”

根据别人对费特罗克的描述，“小猪摇摆”夫人猜想，她八成儿会看到一个红脸庞的大个儿浑小子“砰”地一声推开车门，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看到哈罗韦先生很费力地从汽车后座拖出一个面色苍白、戴着牛角黑框眼镜、瘦得皮包骨头的小男孩，他一边挣扎一边痛苦地尖叫，发出刺耳的声音。当他父亲将他从汽车里抱出来时，那个小男孩瘦得像面条一样的小细腿和小细胳膊在空中发疯似地乱踢乱蹬。最后，他像抽筋似地猛地一挣，一把抓住汽车门把手，吊在汽车门上尖叫道：“杀了我吧！开枪打死我吧！把我的喉咙割断吧！别丢下我呀，爸爸！”

哈罗韦先生使劲掰开费特罗克抓住汽车门把手的手指，把他的胳膊腿攒成一堆，就像捆扎一束花一样，抱着他走过来，往“小猪摇摆”夫人后门廊外面的草地上一扔，转过头对“小猪摇摆”夫人——“小猪摇摆”夫人早已出来迎接他们并站在后门廊上目睹了这一切——说道：“这孩子看起来似乎不太想待在这里，您觉得我是不是带他回家更好些呢？”

“当然不是，”“小猪摇摆”夫人说，同时俯下身子为哈罗韦先生掸了掸蓝色西服上费特罗克鞋印留下的尘土，“把费特罗克交给我吧，你放心，他会没事的。但是，如果我是您，我就不会把费特罗克刚才的表现告诉他妈妈，免得她担心。”

“好的，我不会告诉她。”说完，哈罗韦先生转身回到汽车旁，打开车门。

看到爸爸要走，费特罗克——刚才还一直在地上打滚，像条刚捞上岸的鳟鱼——从地上跳起来，追着他爸爸大喊大叫。

这时，瓦格(Wag)——“小猪摇摆”夫人的狗——马上冲上去咬住费特罗克的夹克后摆，猛地向后一拽，费特罗克屁股着地，重重地摔倒在草地上。他爬起来，瓦格又把他拽到，他又爬起来，瓦格再把他拽倒。费特罗克又爬了起来，这下可把瓦格惹恼了，它把费特罗克拽倒在地，一屁股坐到了他的腿上。

“爸爸！爸爸！这条老狗要咬我！”费特罗克大声呼救，“救命啊！救命啊！它要杀死我啦！”

“别担心，哈罗韦先生，”“小猪摇摆”夫人说，“瓦格是世界上最温顺的狗。赶紧上车开走吧！”

于是，哈罗韦先生把汽车开走了。他开着车一进自家院子，哈罗韦太太就冲出来问道：“‘小猪摇摆’夫人人怎样啊？费特罗克喜欢她吗？我可怜的小心肝还开心吗？他愿意待在那里吗？”哈罗韦先生答道：“噢，费特罗克对‘小猪摇摆’夫人很着迷，拽都拽不走。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让人愉快的人。”

“噢，真是谢天谢地！”哈罗韦太太抹着眼泪说。

看到爸爸的车拐过通往“小猪摇摆”夫人农场的小路尽头的拐弯处，费特罗克马上就不叫唤了。他一停止叫唤，瓦格就从他的腿上跳了下来。

“小猪摇摆”夫人说：“我的狗叫瓦格，它非常聪明。”

费特罗克说：“它咬我了，都咬到骨头里了，我可能会得狂犬病，然后死掉的。”

“咬到哪里了，给我看看。”“小猪摇摆”夫人说。

“噢，伤口不见了。”费特罗克说，“你知道吗，我的皮肤很特别，能够马上愈合。全世界就我一个有这样的皮肤，医生还想送我去展览呢！”

“真有这样的事儿？”“小猪摇摆”夫人表示不相信。

“千真万确，上帝可以作证。”费特罗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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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瓦格笑了起来。

“嗨，看呐，这条狗居然会笑！”费特罗克吃惊地说。

“它当然会笑，”“小猪摇摆”夫人说，“它认为你的故事太可笑了。现在就进屋把你的东西放下吧。你带牛仔裤了吗？”

“只带了我的牛仔短裤。”费特罗克说，“告诉你，以前我是个真正的牛仔，住在蒙大拿州。我用绳子套过公牛，参加过围捕牛群，凡是牛仔能干的，我都干过。我待会儿就穿那条牛仔短裤。”

“这主意不错！”“小猪摇摆”夫人说，“穿上你的牛仔短裤，这样你就可以骑着托洛茨基(Trotsky)出去，把爱比特(Arbutus)赶回家了。”

“谁是托洛茨基？”费特罗克问。

“那是我的马。”“小猪摇摆”夫人说，“它跑得太慢了，你这样的真牛仔也许能够让它飞奔起来。”

“噢，但是我骑不了马。”费特罗克说。

“你刚才不是说你是牛仔吗？”“小猪摇摆”夫人说。

“我的确是个牛仔，”费特罗克说，“但我在制服一头公牛时受了背伤，从那以后就再也骑不了马了。”

“那太糟糕了！”“小猪摇摆”夫人说，“托洛茨基该非常失望了。我告诉过它，有个很棒的小男孩要来拜访我，它答应教你学骑马的。当然，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你是个牛仔。”

费特罗克闭上嘴不说话了。

“小猪摇摆”夫人领着他上楼，来到为他预备的房间里，让他把衣服换好。她说：“换好衣服就下来，到下面的谷仓里找我，我要去挤牛奶了。”

“挤牛奶？”费特罗克问，“你是说给奶牛挤奶吗？”

“当然罗！”“小猪摇摆”夫人说，“我每天早晚都要给爱比特挤奶。”

“我可以看看吗？”费特罗克说。

“当然可以，”“小猪摇摆”夫人说，“所以我叫你下楼后去谷仓啊。”

“我知道怎样给奶牛挤奶。”费特罗克说，“我以前在一个很大的奶牛场工作过，那个奶牛场大极了，事实上，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奶牛场，那里有一万头牛。”

“真的吗？”“小猪摇摆”夫人问。

“真的。”费特罗克说，“我以前每天能挤五百头牛。好家伙！我以前是个超级挤奶工。”

“你以前一定是的，”“小猪摇摆”夫人说，“那你想不想给爱比特挤奶啊？”

“噢，不。”费特罗克说，“我挤过的奶牛简直太多了，一辈子都不想再挤奶了。”

“那好吧，”“小猪摇摆”夫人说，“赶快换衣服吧，我在爱比特的围栏里等你。”

“小猪摇摆”夫人到谷仓喂了爱比特和希瑟(Heather)——那只小牛犊，然后开始挤奶。等奶桶中的牛奶到达半桶时，费特罗克终于叮叮当当地走了进来，穿着全套牛仔装备，甚至还戴着马刺、一根套索和两把枪。

“我的天哪！”“小猪摇摆”夫人惊呼起来，“你还真的是个牛仔啊！”

“那当然，”费特罗克得意洋洋地说，“我跟你讲过我以前就是牛仔。看着，我要套这头奶牛了。”

“噢，别那样做！”“小猪摇摆”夫人连忙说，“爱比特可能会踢翻奶桶的。你真的不想挤奶了吗，我可有点儿累坏了。”

“噢，我好久都没挤奶了，”费特罗克说，“我可能都忘了该怎样挤了。”

“没关系啊，”“小猪摇摆”夫人说，“我给你示范一下。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奶房把手洗干净。”

费特罗克叮叮当当地走开了，爱比特回过头来向“小猪摇摆”夫人挤了挤眼睛。

费特罗克回来后，“小猪摇摆”夫人让他坐到挤奶凳上，向他演示了如何挤奶。一开始，费特罗克的双手不停地发抖，他非常担心挤不出爱比特的奶来。但是，他最后还是掌握了动作要领，牛奶很快就开始喷到奶桶里了。不幸的是，这时爱比特的尾巴伸到奶桶里搅了一下，奶水溅到了费特罗克的眼睛里。费特罗克顿时尖叫了一声，从挤奶凳上翻了下来，踢翻了奶桶。“小猪摇摆”夫人说：“爱比特，你难道不感到羞愧吗？就在费特罗克想起来如何挤奶的时候，你就开始捣乱。”

费特罗克站起来，用他的大花手帕擦去脸上的奶水，说：“噢，天哪，很抱歉打翻了您的牛奶，‘小猪摇摆’夫人。”

“没事，别放在心上。她这样干过好几次了。你坐下来，继续挤完，我帮你拽着牛尾巴。”

费特罗克重新坐下来，很快就挤了差不多四分之一桶奶。

“小猪摇摆”夫人惊叹道：“如果你没有告诉过我你以前每天挤几百头奶牛，那么我会说，毫无疑问，你是我在农场里见过的学习挤奶最快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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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特罗克支支吾吾地说：“唔……好吧……唔……说老实话，我以前的确没有挤过奶，我只是非常希望自己曾经挤过。”

“嗯，是这样的。”“小猪摇摆”夫人说，“好多时候我也希望自己做过某件事，想着想着，就以为自己真的做过那件事了。其实，好多人都会这样。但是，你的确是个非常棒的挤奶工，我真为你感到自豪。现在，我去过滤和冷却这些牛奶，你到阁楼上去，为托洛茨基叉些干草下来吧。”

由于穿戴着牛仔靴、皮护腿套裤、手枪皮套和马刺，费特罗克在爬向通往阁楼的梯子时显得非常吃力。最后，他手脚并用，终于爬了上去。阁楼上弥漫着干草和尘土的气息，有种很好闻的味道。透过开着的干草门，费特罗克可以看到“小猪摇摆”夫人的农舍、果园、草场、牧场以及旁边的农场，甚至还能看到罗科水泥厂的烟囱。他爸爸就在那里当执行副主席。

看到爸爸工厂的烟囱，费特罗克的喉咙开始有点儿发胀，就好像刚刚吞了一块石头。他大口大口地吸了几口气，真希望现在能够待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吃晚饭。就在眼泪快要涌上来的时候，他听到下面的谷仓里传来一声好笑的响鼻声。他弯下腰，顺着响鼻声上面的一个小小的滑槽向下张望。一匹浑身乳白、长着红色鬃毛的高头大马正抬头看着他，看到他向下张望，那匹马又打了个响鼻儿。

“小猪摇摆”夫人喊道：“托洛茨基在告诉你它想吃干草了，费特罗克。干草叉在那边的门旁边。”

费特罗克直起身来，向那边的门走去。他的新牛仔靴很滑，他摔了两跤，但他最后还是拿到了干草叉。他往下面扔了满满四叉干草，突然，他脚下一滑，干草叉也随手飞了出去——真的还算万幸，因为当他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托洛茨基的食槽里。

“噢，我的天哪，你受伤了吗？”“小猪摇摆”夫人高喊着从奶房里冲了出来。

“我想没有。”费特罗克一边说一边从嘴里掏出几根干草。

“出了什么事？”“小猪摇摆”夫人说，同时把费特罗克从食槽中扶出来。

“噢，这双牛仔靴太滑了。”费特罗克说，“您看，‘小猪摇摆’夫人，我还是实话实说吧，我以前根本不是什么牛仔，我甚至不知道如何骑马，这套牛仔服还是我妈妈昨天刚给我买的。”

“噢，这样才好呢！”“小猪摇摆”夫人说，“现在托洛茨基就不用失望了。要知道，它一直盼着教你学骑马呢！既然你穿着牛仔服，那晚饭后就到外面的小路上骑一圈马怎样？”

“哇，那太棒了！”费特罗克说。

托洛茨基低下头，用鼻子在他的手枪皮套上蹭了蹭。

“小猪摇摆”夫人说：“它是想吃糖了。给你。”她把手伸进围裙口袋里，掏出四块糖，递给费特罗克。费特罗克把糖托在手掌上，托洛茨基用它的嘴唇灵巧地将那些糖一块块地嘬了起来。

“天哪，他是匹‘甜’马！”费特罗克兴高采烈地对“小猪摇摆”夫人说。

“它就是匹甜马，”“小猪摇摆”夫人说，“但你千万不要笑话它。如果你嘲笑它，它就会咬你。这是它唯一的弱点。”

“别担心，托洛茨基，我的好伙伴。”费特罗克说，“我不会嘲笑你，永远不会！因为我了解你的感受，有时候别人嘲笑我，我也会咬他们的。”

“小猪摇摆”夫人说：“现在我要向你介绍莱斯特(Lester)——我的干活猪，还有范妮(Fanny)——我的妈妈猪。你还可以帮我给希瑟——我的小牛犊，小鸡、鸭子、鹅以及母鸡们喂食。”

这时，从谷仓外面的院子里传来一声尖叫：“还有我呢！佩内洛普(Penelope)怎么办呢，‘小猪摇摆’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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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对了，”“小猪摇摆”夫人说，“那是佩内洛普——我的鹦鹉，她也帮我干活。当她不戏弄别的动物时，她还是一只相当不错的鸟儿。”

“噢，是吗？”佩内洛普尖叫道，“噢，是吗？您倒是说说看，这里的大部分工作到底都是谁干的？是我，不是别人！是我，不是别人！是我，不是别人！”

“好了，别说了，别总是觉得自己委屈。现在，飞回房顶上去吧。”“小猪摇摆”夫人说。

“我想看看那只鹦鹉，它在哪里？”费特罗克兴奋地说。

“在外面的柳树上——水槽旁边的柳树。”

费特罗克跑到谷仓门口，正看到一只绿色大鹦鹉从一棵柳树上俯冲下来，落到柳树下面的空地上。“你好，鹦鹉！”费特罗克向它打了个招呼。

“你好，你自己好。”佩内洛普气鼓鼓地说，“你管好你自己，我管好我自己。”

“珀莉想吃饼干。”费特罗克向她喊道。

“别逗了！”佩内洛普说，同时摇摇晃晃地向农舍走去。

“噢，那只鹦鹉脾气不太好。”费特罗克对“小猪摇摆”夫人说。

“它就那样儿。”“小猪摇摆”夫人说，“但事实上，它对于治疗爱顶嘴、爱狡辩和说粗话的孩子非常有用。”

“那它会对我友好一些吗？”费特罗克担心地问。

“当然会。”“小猪摇摆”夫人说，“我会让你给它喂晚饭，那样，五分钟之内它就会成为你的朋友。噢，天哪，不早了，我要去喂鸡了，你能帮我捡鸡蛋吗？”

“当然没问题！”费特罗克说。

“你会捡鸡蛋吗？”“小猪摇摆”夫人问。

“噢，我会，我以前是——唔……以前——好吧，我不会。”费特罗克说，“怎样捡鸡蛋？”

“小猪摇摆”夫人用手臂将费特罗克揽过来，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知道吗，费特罗克，我想我们将成为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你现在就去奶房把盛鸡蛋的篮子拿过来吧，那是个看起来很有趣的铁丝篮子。”

就这样，费特罗克在“小猪摇摆”夫人那里整整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能骑着没有佩戴马鞍的托洛茨基飞奔，能够爬上果园中的任何一棵树，他挤奶甚至比“小猪摇摆”夫人挤得还好。他的体重增加了十五磅。他只有在读书时才戴眼镜。他能将皮球扔到农场外面的小路尽头。他和佩内洛普是最好的朋友，瓦格和莱特福特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

一想到就要离开“小猪摇摆”夫人，费特罗克简直难过极了，直到“小猪摇摆”夫人告诉他温特格林太太邀请他加入她的童子军时，他的心情才好起来。“这是真的吗，‘小猪摇摆’夫人？”费特罗克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吃惊地问道。

“当然是真的！”“小猪摇摆”夫人说，“她昨天晚上给我打的电话，当时你正在捡鸡蛋。”事实上，是“小猪摇摆”夫人给温特格林太太打的电话。一开始，温特格林太太还很犹豫，但当“小猪摇摆”夫人告诉她费特罗克现在变得有多么懂事时，温特格林太太就同意了。

“我的意思是说，您是认真的？”费特罗克问。

“当然罗！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呢？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你加入他们的童子军呢？”

“哦，是这样的。”费特罗克扭着自己的右耳朵说，“很久以前……嗯，其实我是说来这儿之前，我是个十足的谎话精。我的意思是，我向别的孩子说各种各样的谎话，比如我爸爸是纽约扬基队的投球手，我以前是牛仔，我爸爸是国际珠宝大盗，我妈妈是电影明星之类的谎话。那些孩子当然不相信我，他们嘲笑我，所以我以前踢过他们，还咬过他们，他们恨我。”

“哦……没事的，你也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孩子。”“小猪摇摆”夫人平静地说，同时削着一个苹果，准备做苹果派。

“您是说，”费特罗克说，“其他孩子也撒谎吗？”

“当然罗，”“小猪摇摆”夫人说，“说谎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了。你个子矮，身体又很瘦弱，你在游戏中的表现不太好，还必须戴眼镜。所以，你只是假装自己很了不起。当然，你现在身体壮实了，能够将皮球扔到小路尽头，还会骑马，所以你现在没有必要假装了不起了。”

“我懂了。”费特罗克说，“有趣的是我现在也不恨他们了。每当我想起他们时，我觉得自己喜欢他们，我肯定他们也会喜欢我的。”

“他们肯定会喜欢你的。”“小猪摇摆”夫人说。

哈罗韦夫妇要来接费特罗克回家那天，“小猪摇摆”夫人邀请他们过来吃晚饭，但让他们早点过来。

他们按“小猪摇摆”夫人的要求，四点钟就来了。当他们的汽车拐进农场外面的小路时，看到一个个子大大、皮肤晒成健康的古铜色、肌肉结实、满脸欢笑的男孩子骑着匹马飞奔过来迎接他们。一开始，哈罗韦太太完全没有认出那个男孩就是费特罗克，当她确信那就是自己的儿子时，她高兴得哭了起来。她说：“噢，我真高兴下一次‘热心工人俱乐部’聚会将在我们家举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我的费特罗克了！”

哈罗韦先生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非常自豪，特别是看到他挤奶时。“噢，我的天！”他一边看一边惊呼，“噢，我的老天！”他用胳膊搂着费特罗克说：“我打算买两套整个赛季的棒球赛套票，你和我一起去看，你觉得怎么样？”

“噢，太棒了！”费特罗克说。

就在那时，爱比特又将自己的尾巴甩进了奶桶里，溅了费特罗克一脸的奶，他爸爸吓得一下跳开了三尺远，而费特罗克则纹丝不动。费特罗克若无其事地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对他爸爸说：“爸爸，帮我拽住爱比特的尾巴好吗？别害怕，它不会伤害你的。”









第二章    忘记照顾宠物的疗法





丽贝卡·罗尔夫(Rebecca Rolfe)非常非常喜欢宠物，她的卧室简直就像个动物园。五斗柜上面有个鱼缸，里面养着四条金鱼。床头柜旁边有个碟子，碟子里放着些岩石，岩石下面住着两只乌龟。书桌上则放着一个罐子，里面养着27条蝌蚪。书桌上还有一盏花盆台灯，上面住着一条变色龙。丽贝卡的枕头上卧着一只大灰猫。床底下有一个筐，里面有四只小猫。床下面还趴着条打着呼噜、呼呼大睡的英国赛特犬。床尾还睡着一条苏格兰野狗。

在后院，丽贝卡还养着两只豚鼠、一只比利时野兔、一只小知更鸟、四只小白鼠和一只矮脚鸡。

丽贝卡喜欢动物，她爸爸妈妈为此都很高兴，但只有一件事除外：就是她的动物太吵了。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矮脚鸡就开始喔喔地打鸣。当报童开始喊“看报了！看报了！”时，那两条狗就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跑下前楼梯。大灰猫“喵喵”地叫着，跳到罗尔夫先生的胸口上，用尾巴在他的嘴上扫来扫去，好让他知道它要到外面去。豚鼠尖叫起来，金鱼拍打着水花，小知更鸟也叫起来，兔子拍打着笼子，小白鼠“吱吱”叫着。每天早晨，罗尔夫先生都气急败坏地从床上爬起来，跺着脚高喊：“我们必须清理这个地方，它们快把我逼疯了，我从来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男人的家应该是他的城堡，是他放松身心、寻找安宁的地方，而这所房子简直就是一个噩梦。整个晚上那些家伙都在喔喔叫、吱吱叫、啾啾叫、喵喵叫、汪汪叫，还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然后，丽贝卡就会从她的房间里跑出来，哭喊道：“要是您把我的宠物赶走，那我也走，我和它们一起走！”

这时，罗尔夫太太就会说：“嗨，沃尔弗顿（Wo lverton），别太严厉了。别嚷嚷，你吓着丽贝卡了。”

罗尔夫先生则会咆哮着反驳道：“谁嚷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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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这一天的好日子算是泡汤了。即便是罗尔夫太太做了美味的荞麦面蛋糕和香肠，也没有人有好胃口吃早饭。

这种状态天天如此。最后，罗尔夫太太的脸变得像她的冰箱一样白；罗尔夫先生变得脾气暴躁，脸红得像只螃蟹；丽贝卡经常哭，眼睛红肿，脸上也长满了斑点，大家都以为她得了永久性麻疹。

邻居也开始抱怨——他们家的确太吵了。

后来，有一天早晨，罗尔夫太太和邻居本特—史密斯(Bent-Smith)太太聊天。本特—史密斯太太说：“天哪，我们家变得越来越挤了。罗纳德(Ronald)昨晚又给塞德里克(Cedric)买回一个宠物——一只雪枭。”

“塞德里克也有宠物？！”罗尔夫太太吃惊地问道。

“噢，当然有啊！”本特—史密斯太太答道，“他有七只大猫、11只小猫、六条狗、一只鹦鹉、两只金丝雀、一只臭鼬——当然是割了臭腺的——一头驴、一只珍珠鸡、一只野鸭、一个大海龟和37条金鱼。”

“但它们真是好安静啊！”罗尔夫太太说，“我们也有宠物，可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喔喔叫、吱吱叫、啾啾叫、喵喵叫、汪汪叫，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沃尔弗顿的耐心可能都快耗尽了。我担心丽贝卡经常哭喊，会使脸上长的斑点落下疤痕。”

“我理解不了动物们为什么会那样吵闹，”本特—史密斯太太说，“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你们什么时候喂它们？”

“我真的不知道，”罗尔夫太太说，“丽贝卡负责给它们喂食。”

“可能那就是问题所在，”本特—史密斯太太说，“也许丽贝卡忘记给它们喂食喂水了。小孩子容易犯这种错误——要知道，我必须时刻提醒塞德里克。噢，我必须进去了，我正烤着狗狗饼干呢，我不想把它们烤糊了。”

当丽贝卡回家吃午饭时，罗尔夫太太问她：“丽贝卡，亲爱的，你昨晚给你的动物喂食了吗？”

“噢，天哪，我忘了。”丽贝卡说。

“那么，你今天早晨给它们喂食了吗？”她妈妈问。

“噢，天哪，我忘了。”丽贝卡说。

“水呢，喂水了吗？”她妈妈问，“我昨天注意到，金鱼需要换水了，乌龟的水也快干了。”

“噢，我的天，我忘了。”丽贝卡说，嘴里塞满了泡菜和花生酱。

“好吧，我的小姐，”罗尔夫太太说，“你现在就从桌子边起来，赶紧去照顾你的宠物，马上！把你的三明治放下，你不可能比你的宠物还饿！”

于是，丽贝卡给她的宠物喂了食和水。第二天，所有动物都安安静静的。罗尔夫先生早餐吃了腌鲱鱼和黄油炒蛋，心情和小知更鸟一样愉快。

“多么令人愉快的早晨啊！”罗尔夫先生说，同时把杯子递过来，想再要点咖啡，“我打算今天早点下班回家，把草坪修剪一下。”

“你昨天晚上一定睡得很好，”罗尔夫太太说，“我回头磨磨剪草机的刀片。”

“噢，先别着急，等我看看能不能请假再说。”罗尔夫先生赶紧说，“丽贝卡上哪儿去了？”

“在外面喂她的那些动物，”她妈妈说，“她现在变得对它们很上心，这也是它们表现得很乖的原因。”

“好，很好！”罗尔夫先生说，“亲爱的，你看，吼她几声毕竟还是有用吧！你们女人的毛病就是心慈手软，不忍心对小孩子严加管束。纪律——亲爱的——能够使男人伟大。你说说看，哪个严于律己的人不是伟人？在我小的时候……”

“你上班要迟到了，”罗尔夫太太连忙说，“我帮你拿外套。”

丽贝卡一直没过来吃早餐。罗尔夫太太不断给黄油炒鸡蛋加热，结果将它们热得像胶皮一样老；她还一直给吐司加热，结果吐司热得像铁块一样硬。丽贝卡直到差不多十二点才出现。当她走进来时，她的头发和半边脸上都粘着绿色的油漆。

“你到底去哪儿了？”罗尔夫太太问，“我一直给你热着早餐，一直热到十一点多钟。”

“我去帮马修斯（Matthews）先生刷车库了。”丽贝卡一边说一边往曲奇罐子那边走。

“没吃午饭不许吃曲奇！”她妈妈说，“你走之前给你的动物喂食喂水了吗？”

“噢，天哪，我忘了。”丽贝卡说，然后坐下来，开始大口大口地喝她的汤。

“那么，你现在马上出去照顾它们。”罗尔夫太太说。

“但是，妈妈，我快饿死了，”丽贝卡央求道，“我还没有吃早餐呢！”

“你的宠物也没吃！”她妈妈说，“别废话，马上行动！”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有时丽贝卡记得她的动物，但大多数时候她都想不起来喂它们。

在参加自己的桥牌俱乐部活动时，罗尔夫太太心情焦虑，尽管艾琳夏尔(Ellingshall)太太准备了她最爱吃的乌榄、腰果、葡萄干、樱桃干、生奶油和黄瓜沙拉，但她一点也提不起胃口。

看到她无精打采的样子，艾琳夏尔太太问她：“你到底怎么啦，卡桑德拉？你一点儿东西都没吃，这里有花生酱沙丁鱼和果酱三明治，这些都是你平常最爱吃的啊！为了准备这些吃的，我费了好多功夫呢！”

“谢谢你，艾米丽，”罗尔夫太太有气无力地说，“我只是不饿。”

“你病了吗？”弗格霍恩(Foghorn)太太问。

“噢，没有。”罗尔夫太太答道。

“是和沃尔弗顿吵架啦？”夏普太太问。

“噢，天哪，没有，”罗尔夫太太说，“完全没这回事，就算美国财政部长保持预算平衡的方法令沃尔弗顿很恼火，他也不会找我的茬儿。我们相处得很好，而且我对他一直都比较忍让。”

“哦，我的小可怜！”毛瑟特拉普(Mousetrap)太太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你这样说，我只是每天不得不忍受埃文鲁德（Evinrude）的暴脾气。”

“到底出了什么事，卡桑德拉？”艾琳夏尔太太问，“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你最好的朋友。你知道，我们一个字也不会说出去的。”

“好吧，”罗尔夫太太说，“都是因为丽贝卡。她有‘一万只’宠物，但她总是忘记喂它们。它们从早到晚喔喔喔、吱吱吱、啾啾啾、喵喵喵、汪汪汪地叫个不停，弄得我们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我对她嚷嚷，嗓子都喊哑了，她还是记不住。我算是没招儿了！”

“现在你能做的，”艾琳夏尔太太说，“就是给‘小猪摇摆’夫人打个电话了。”

“但是，我想她已经搬到城镇外面去了啊！”罗尔夫太太说。

“她是搬走了，”艾琳夏尔说，“她搬到了一个农场，离城镇不远。尽管如此，她还经常邀请孩子们过去和她住一段时间，直到他们改掉自己的一些坏毛病。”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去给她打个电话呢？”毛瑟特拉普太太说。

“没错儿，现在就给她打电话吧。”艾琳夏尔太太说，“打完电话，你就会感觉有胃口吃我准备的美味甜点了。我准备了巧克力、胡桃、生奶油、香蕉、魔鬼糕点、可可豆、花生糖软香乳冻 (peanut brittle frozen custard)。”

“哇，真棒啊！”大家欢呼起来。

罗尔夫太太离开餐桌去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了。

……

星期五下午，罗尔夫太太带着丽贝卡来到“小猪摇摆”夫人的农场。“啊，你好啊，丽贝卡·罗尔夫！”“小猪摇摆”夫人说，“长这么高了，我都快认不出你了。你长成个漂亮的小姑娘了啊！”

“但我还是个假小子。”丽贝卡说，“我是社区棒球队的投球手，是我们的足球队中的铲断高手，我还能从门牙缝隙向外吐痰。”

“真是不错啊！”“小猪摇摆”夫人说，“那你想学挤奶吗？”

“想啊！”丽贝卡说，“我还愿意叉干草、清理谷仓和刷马。”

“呃，”罗尔夫太太说，“听起来丽贝卡在这里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可以住多久？”丽贝卡问。

“两个星期怎么样？”“小猪摇摆”夫人说。

“噢，太棒了，能够吗，妈咪？”丽贝卡问。

“应该说，‘可以吗？妈妈。’”罗尔夫太太说，“答案是‘可以’。”

“哇，您可真好！”丽贝卡说着给妈妈一个拥抱，“嗯，我想我最好先到谷仓去，和动物们交个朋友。拜拜了，妈咪。”

“拜拜，亲爱的。”罗尔夫太太含着眼泪说。

“小猪摇摆”夫人说：“别担心，罗尔夫太太。我和丽贝卡是老朋友了，我们在一起会很愉快的。”

“我知道你们会的，”罗尔夫太太说，“但没有丽贝卡我会感到有些孤单，我现在就开始想念她了。”

她开汽车走了，丽贝卡在干草棚门口向她挥手道别。

如果哪个人喜欢动物，不怕它们，动物们也一定会感受得到。因此，“小猪摇摆”夫人的动物们一下子就爱上丽贝卡了。她甚至能进入范妮的围栏，和它的猪宝宝们一起玩儿。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为平常如果有人进入范妮的围栏，范妮通常就会很不高兴，还会冲上去咬他。莱斯特、瓦格和莱特福特当然也都喜欢她，她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就算是沃伦（Wamen）——那只公鹅，也不是很讨厌她，它只在距她很远时才发出吓唬人的“嘶嘶”声。她还给托洛茨基刷皮毛，将它的皮毛刷得像缎子一样闪闪发亮。然后，她把托洛茨基牵到水槽边，用肥皂和一把很硬的刷子刷它的蹄子。她还用洗发香波给莱斯特洗了个澡，用“小猪摇摆”夫人的一条浴巾将它擦干，然后还在它的耳朵后面喷了些铃兰古龙香水。

她清扫了谷仓里的所有围栏，然后铺上新鲜的稻草。她清洗了鸡舍，然后铺上新鲜的泥煤苔。她在外面的果园里为范妮的猪宝宝们搭了个小围栏，并将范妮赶到莱斯特的围栏中，然后用热肥皂水把范妮的围栏刷干净，再在地板上铺满了散发着淡淡清香的干净锯末。接下来，她擦洗了佩内洛普的鸟笼，清洗了兔笼和火鸡围栏。她兴高采烈地忙前忙后，帮忙打理了很多事情。

“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你，我该怎样打理这个农场呢，”“小猪摇摆”夫人对她说，“特别是你学会了挤奶之后。”

“我愿意永远住在农场里，”丽贝卡说，“我爱您的农场，我爱您的动物，我也爱您。”

瓦格舔了舔她的手，莱特福特跳到了她的肩上，佩内洛普叫道：“我们也爱丽贝卡，我们爱漂亮的丽贝卡！”

此后的一星期里，一切都很顺利，大家都非常高兴。后来有一天，“小猪摇摆”夫人必须带着莱斯特到亨德里克斯家，去治疗尤妮斯(Eunice)糟糕的餐桌礼仪。

“小猪摇摆”夫人必须一大早就出发，因为只有早晨六点半的公共汽车经过“小小春天山谷”。她告诉丽贝卡，她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回来。

丽贝卡说：“别担心，‘小猪摇摆’夫人，我会喂好所有的动物，会给爱比特挤奶。需要把托洛茨基和羊群赶到南边的草场上放牧吗？”

“那太好了。”“小猪摇摆”夫人说，“别忘了给小牛犊希瑟喂食，在天黑之前，将小鸡、小鸭和小鹅都赶进屋。你知道，普利策（Pulitzer）——就是那只猫头鹰——很想抓到它们。噢，对了，地下室里有桶酸奶，记得将它混到范妮的食物里。好啦，我想我该走了，否则就该错过公交车了。来吧，莱斯特。”

丽贝卡拥抱并亲吻了“小猪摇摆”夫人和莱斯特，向他们挥手道别，直到把小胳膊都挥疼了才停下来。然后，丽贝卡就向谷仓走去。

她正要打开水槽中的水龙头时，突然听到下面的燕麦地里传来了一阵有趣的嘈杂声。那是一种“突突突”的声音，就像蒸汽机的声音。她睁大眼睛四处搜寻，但看不见是什么东西发出的这种声音，因为鸡舍挡住了她的视线。于是她跑到一座小山上，但有一棵大枫树挡住了她的视线。最后，她干脆向下一直跑到了燕麦地里。但那里还是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于是她跑过燕麦地，来到树篱边，发现就在那边——拉森(Larsen)先生的小麦地里，停着一辆巨大的红色拖拉机，拖拉机的烟囱还突突地冒着黑烟呢。

“嗨，你好啊！”丽贝卡对着拖拉机喊道。

“嗨，你好！”拖拉机后轮后面传出一个声音，“我有根销子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你想帮我找找吗？”

“当然罗！”丽贝卡说，“哪种销子，安全销还是圆柱销？”

一个高大的男人站起来笑道：“是个开口销，就是那种上面有两个叉子的销钉。”

“噢，我知道了。”丽贝卡说，“我的自行车上就有一个，我一直自己修自行车来着。”

“嗬，你真了不起！”那个人赞叹道，“我叫内尔斯·拉森(Nels Larsen)，你叫什么名字呢？”

“丽贝卡·罗尔夫，”丽贝卡说，“我在‘小猪摇摆’夫人家玩儿。”

“哦，”内尔斯说，“她是个很好的人。等她的燕麦成熟了，我打算过去帮她收割。”

“我能帮上忙吗？”丽贝卡问。

“肯定能啊！”内尔斯说，“现在，你帮我找找那个销子吧，这样我才能修好我的圆盘耙，把地耙完。”

找了半个小时左右，丽贝卡终于找到了那个销子，作为奖励，内尔斯让她和自己一起开拖拉机。

中午，内尔斯将她带回家，拉森太太用热乎乎的新鲜面包、鸡肉、水果布丁、野生黑莓派招待她，她玩得开心极了，以至于把“小猪摇摆”夫人的动物们忘得一干二净。

爱比特在它的牛栏里“哞哞”叫着，等人挤奶和喂食。托洛茨基在它的马厩里“咴咴”地叫着，等人喂食和带出去吃草。范妮和它的猪宝宝们都在尖叫和嘟哝着，抱怨还没有吃早饭。小鸡们“唧唧”地叫着，埃格伯特(Egbert)扯着嗓子喊：“早饭啊！”沃伦和伊芙琳·古斯(Evelyn Goose)、米勒德(Millard)和玛莎·马拉德(Martha Mallard)带着它们的孩子到水槽游泳，却发现水槽里一滴水也没有——丽贝卡忘记给水槽放水了。

莱特福特在谷仓门口喵呜喵呜的，但它的盘子里一点儿水也没有。瓦格汪啊汪啊的，但也没人来给它喂水。乔吉特(Georgette)、雷埃特(Layette)和波莱特(Paulette)带着它们的孩子到后门廊上来，想看看“小猪摇摆”夫人为什么既没有给它们撒点麦粒儿，也没有给它们喂水。希瑟叫了又叫，还是没人来给它喂早饭。克莱马蒂斯(Clematis)和它的小羊羔们从南边的草场一路走上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而在那边——拉森家的土豆地里，丽贝卡正骑着一匹老白马在一行行土豆之间走来走去，嘴里喊着：“嘚儿驾，查理（Charlie）！”她满头大汗，一身尘土，小脸蛋儿红得像个西红柿，但她开心极了！最后，大约到六点时，内尔斯告诉她最好把查理骑回去吃晚饭。

“啊，晚饭？噢，我的天哪！”丽贝卡惊叫起来。“哦，天啊，我忘记喂动物了，忘了给爱比特挤奶了，还忘了带托洛茨基到草场上去了。天哪，我该怎么办啊？”

“你最好趁你的腿还有力气，赶紧跑回去！”内尔斯说，“听起来你好像有麻烦了。你听——”

穿过寂静的黑夜，掠过连绵起伏的田野，从“小猪摇摆”夫人的农场传来各种动物大喊着要吃饭的怒吼声。

“哞哞哞——食物啊！！！——”爱比特吼叫着。

“奶奶奶——奶啊！！！——”希瑟哭喊着。

“嘶嘶嘶——燕麦啊！！！——”托洛茨基嘶叫着。

“咯咯咯——麦粒啊！！！——”母鸡们使劲叫着。

“咩咩咩——水啊！！！——”绵羊们咩咩叫着。

“饭！饭！饭！”瓦格吠叫着。

“喂！喂！喂！”佩内洛普尖叫着。

“肚——子——饿——喔！肚——子——饿——喔！”埃格伯特鸣叫着。

“喂我！喂我！喂我！喂我！喂我！喂我！喂我！喂我！喂我！喂我！喂我！喂我！喂我！喂我！”14只猪宝宝饿得尖叫着。

“喂！喂！喂！”小火鸡不停地咯咯叫。

“要吃饭！要吃饭！”汤姆(Tom)说。

“羞——耻——啊——”沃伦·甘德(Warren Gander)“嘶嘶”地叫着。

“回——家——吧！回——家——吧！”玛莎和米勒德·马拉德不停地喊着。

丽贝卡垂头丧气地说：“我真羞愧啊！竟然忘了自己的朋友。”

“嗯，羞愧解决不了问题，”内尔斯说，“还是赶紧回去喂它们吧。”

“好吧。再见，内尔斯！”丽贝卡说，“你真是太好了，让我开拖拉机，还让我骑您的马。”

“很高兴你能来，”内尔斯说，“欢迎你随时来玩。”

然后，丽贝卡就像燕子一样飞快地穿过土豆地，跨过小麦地，钻过带刺的铁丝网——还撕破了牛仔裤的右裤腿，越过燕麦地，翻过小山丘，经过鸡舍，跑进了谷仓。谷仓里的声音震耳欲聋。瓦格首先看到她，它从农舍飞奔下来，穿过谷仓门，一下子钻到了丽贝卡两腿之间，把她撞倒了。但是，瓦格并不是上前舔她表示道歉。相反，它站在原地向她低声地咆哮着。

丽贝卡难过地说：“噢，瓦格，原谅我，求你了，我真的很难过。我并不是有意忘记你的食物的。”

瓦格冷漠地扭头走进了托洛茨基的马厩。

丽贝卡站起来，快步跑进饲料房，铲了一大桶饲料糊糊，提出来倒在爱比特的食槽里。她说：“真的很抱歉，爱比特。我很快就来给你挤奶。”爱比特把头转过去，不搭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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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丽贝卡三步并着两步爬上阁楼梯子，往下扔燕麦草，直到托洛茨基的食槽装得满满的。丽贝卡沿着滑槽向下看着托洛茨基说：“噢，托洛茨基，请你原谅我。”托洛茨基扭过身子，用后背对着她。

然后，丽贝卡飞快地跑回农舍，把为范妮准备的剩菜剩饭和那桶酸奶提了过来。那是满满的两桶食物，丽贝卡花了不少时间才把它们提到范妮的围栏边。“吃吧，范妮，我的老姑娘。”说着，她把那桶酸奶倒进了范妮的槽里。

“咯——”范妮哼了一声，在丽贝卡的手上咬了一口。

“啊！范妮，你怎么能咬我呢？！”丽贝卡哭了起来。

“吧嗒，吧嗒，吧嗒……”范妮将她的长鼻子埋在酸奶里自顾自地吃了起来。丽贝卡将另一桶食物倒进去，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走过去准备为爱比特挤奶。

爱比特的奶袋子胀得鼓鼓的，奶水流得满地都是。丽贝卡看得都羞红了脸，她用最快的速度为爱比特挤奶，奶水嗖嗖地喷到奶桶里。这时，她感到腿上一阵剧痛。低头一看，只见莱特福特尾巴歪着，眼睛冒着火，一只爪子举着，正准备再挠她一下。丽贝卡赶快站起来，在莱特福特的碟子里倒满热奶。然后，丽贝卡继续挤奶，等到莱特福特的碟子空了，再给它续上奶，总共续了三次它才解了饿。

希瑟简直饿坏了，丽贝卡还没来得及在它的奶中混上牛犊饲料，它就把热乎乎的奶嘬食了一半。喂完希瑟后，丽贝卡过滤了剩下的奶，将其放到一边冷却，然后给爱比特一些干草，并提来两桶水，刷洗了它的围栏地板，最后铺上新鲜的麦秆。然后，她走进托洛茨基的围栏。丽贝卡一走进去，托洛茨基就往后退，一退就踩到了丽贝卡的脚上。“唉哟！”丽贝卡痛得哭起来，“托洛茨基，你弄疼我了！”

托洛茨基回过头，轻蔑地看了她一眼，慢吞吞地抬起他的蹄子。丽贝卡一瘸一拐地给它提来两桶水，托洛茨基很快就喝光了。接着，她清洗了围栏，铺上新鲜的麦秆，然后给它提来一桶燕麦。丽贝卡不敢走进范妮的围栏，但她知道那些猪宝宝还在吃奶，饿不着肚子的。

然后，丽贝卡急急忙忙跑到鸡舍边。小鸡们都睡觉去了，但她还是装满了它们的饲料槽，在四处洒上一些麦粒，以便早起的小鸡有东西吃。有两只母鸡蹲在鸡窝里，当丽贝卡将手伸到它们身下捡鸡蛋时，它们使劲啄她的手腕。照顾完小鸡，丽贝卡开始喂鸭子、鹅、兔子和母鸡。然后，她给绵羊们喂了水。这一通忙完后，她感觉又累又饿！她向农舍走去，这时佩内洛普向她尖叫道：“喂，时间到了，游手好闲的小姐！晚饭在哪儿？晚饭在哪儿？晚饭在哪儿？”

“求求你，最最亲爱的佩内洛普，原谅我吧！”丽贝卡说，“我马上就去准备你的晚饭。”她想打开后门，但门是锁着的。“我该怎么办，可怜的佩内洛普？”丽贝卡叮叮当当地摇着门把手说。过了一会儿，丽贝卡发现水泵旁边的长椅上有一盒“嘎吱”牌鹦鹉食品 。“这下好了！你这个可爱可怜的小家伙，可饿坏了吧？！”说着，丽贝卡在佩内洛普的食杯中倒上了满满一杯鹦鹉食。

佩内洛普从它站着的横梁上飞下来，抓住鸟笼边上的栅栏，伸出脑袋来在丽贝卡的手指上使劲地啄了一下。“噢！”丽贝卡疼得叫起来。

“活该，坏女孩儿！”佩内洛普说。

瓦格跑到后门廊上，冲着丽贝卡汪汪叫。“安静点，狗狗！”佩内洛普高喊道，“没看见我在吃饭吗？”

“呜呜呜……”瓦格呜呜叫着坐到了丽贝卡的脚上。

“噢，可怜的瓦格啊！”丽贝卡说，“你想吃晚饭了，对吧？要是你从我脚上下来，我就马上进屋给你准备晚饭。”瓦格高兴地挪开了。丽贝卡试着打开后门，但它还是锁着的。

“不管怎样，我可以先给你弄点儿水喝。”说着，她向水泵走去。当她正在用水泵抽水时，突然吃惊地看见瓦格的碟子就放在水槽里，上面装满了狗食。“啊，‘小猪摇摆’夫人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事的。”说着，她把瓦格的碟子端起来，放到地板上。瓦格一下子冲了过去，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

丽贝卡为瓦格抽了一碗水，还给佩内洛普的水碗里倒上水，然后绕到农舍前面，看看前门是不是也锁着。前门也是锁着的。“真奇怪啊！”丽贝卡自言自语道，“‘小猪摇摆’夫人平常总是不锁门的呀？”她试了试窗户，也是锁着的。没办法，她只好绕回来，坐在后门廊的台阶上等着“小猪摇摆”夫人回来。她又累又饿，一副无依无靠可怜巴巴的样子。

夜幕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一样罩在柳树、谷仓、鸡舍、工具房和果园中的果树上。一轮又大又黄的月亮从拉森家的桃园后面升了起来。农场外面那条小路下面的沼泽地里，仿佛有一百万只小青蛙同时开始鸣叫。农场里的动物们现在安静下来，除了青蛙声之外，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丽贝卡顿时感到很孤单，两颗豆大的泪珠从她美丽的褐色眼睛中涌出，顺着她玫瑰般娇嫩的脸颊滚落下来。瓦格走过来卧到她身边。丽贝卡将脑袋埋在瓦格的皮毛中，说：“我肚子好饿啊，我觉得好孤单，‘小猪摇摆’夫人完全把我给忘记了。”瓦格回过头来，用舌头舔了舔她的脸，这让丽贝卡的心里更加难受，于是她干脆放声大哭起来。

突然，夜晚的宁静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击得粉碎：鸭子嘎嘎叫，鹅呱呱叫，雷埃特、波莱特和乔吉特都发疯似地尖叫起来，瓦格吠叫起来，托洛茨基嘶鸣起来，莱特福特也喵喵地叫起来。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丽贝卡问瓦格。

“是普利策，那只猫头鹰，”佩内洛普打着哈欠说，“它在追踪小鸡，要么就是小鸭，也可能是小鹅。它的黑影映在了月亮上。不过，它也干不了什么坏事，所有的小鸡、小鸭、小鹅都关起来了。”

“噢，不，它们还没有被关起来！”说着，丽贝卡跳下门廊。“噢，它来了。嘘！嘘！普利策，走开，你这只坏猫头鹰！”她一边喊一边跑，抓起一把扫帚，冲到下面的柳树旁——普利策好像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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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悄悄地俯冲下来，像一块黑影。它朝着几只小鹅扑过去，大张着凶恶的爪子，准备抓住其中一个毛茸茸的小身子。

丽贝卡跑得飞快，几乎要飞起来了。她并没有看见沃伦，这时它正张开自己的翅膀，勇敢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丽贝卡从沃伦身上飞身掠过，跌落到了水槽里，弄得水花四溅。在落下的一瞬间，丽贝卡设法用扫帚狠狠地给了普利策一下子。普利策在空中歪歪扭扭地飞了一两分钟，然后一下子落到谷仓的屋脊上。丽贝卡跌跌撞撞地从水槽中爬出来后，捡起地上的扫帚，将所有鸡鸭鹅都赶进谷仓并关上了门。然后，丽贝卡挥舞着拳头对普利策喊道：“离这儿远点，你这个可恶的老东西！”

普利策“嚯嚯”地叫着飞进了果园。

就在这时，“小猪摇摆”夫人的手电筒光亮一摇一晃地沿着农舍前面的小路照了过来，就像一只上下翻飞的大萤火虫。丽贝卡、瓦格和莱特福特一齐跑出去迎接她。“小猪摇摆”夫人挨个儿亲吻了她们，拍了拍她们的头，然后说：“我的天哪，丽贝卡，你身上全湿透了，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丽贝卡抹着眼泪儿把一切都告诉了“小猪摇摆”夫人：她如何忘记给动物们喂水喂食，如何忘记给爱比特挤奶，如何忘记将鸡鸭鹅赶进谷仓里，普利策如何差点儿就抓住了它们。

“小猪摇摆”夫人说：“好了，既然所有动物都照顾好了，老普利策也没有抓到一只动物，我们现在擦干眼泪进屋去怎么样？”

“但我们进不去，”丽贝卡说，“我们进不了屋。所有门都锁上了，我找不到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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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你看我多粗心啊！”“小猪摇摆”夫人说，“我忘了你还在，竟然把门给锁上了。这么说，你还没有吃晚饭吧，可怜的孩子！”

丽贝卡又哭了起来，她一边抽泣一边说：“我现在又冷又饿的。”

“被人遗忘了的感觉真是太不舒服了！”“小猪摇摆”夫人在小包里摸索门钥匙时说，“现在赶快上楼去，换上你的小睡衣，我给你做点热可可饮料和吐司。储藏室里有一些冷煎鱼，我记得还有一些姜味饼干。”

当然，那是丽贝卡最后一次忘记照顾宠物了。当她两星期后回家时，“小猪摇摆”夫人已经非常非常信任她了，她送给丽贝卡一只袖珍小猪——布鲁克菲尔德(Brookfield)、一只名为戈登(Gordon)的小鹅、一只名叫达尔林普尔(Dalrymple)的小鸭、以及两只小鸡——分别叫昌西(Chauncy)和切维尔(Chervil)。

看到丽贝卡回到家中，她爸爸非常高兴。但看到丽贝卡又带回来的新宠物时，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砰”地关上了书房门，说：“我再也别想睡好觉了，我就知道一定会这样的！”

但是这次他完全错了。从回家的那天开始，丽贝卡将她的宠物照顾得很好，它们也表现得很乖。因此，“小猪摇摆”夫人经常让其他忘记照顾宠物的孩子拜访丽贝卡，让他们看看应该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宠物。









第三章    破坏王的疗法





“谁动了我的割草机？!”菲利普斯先生在他的车库里吼道。

“是你在喊吗，亲爱的哈斯拉格(Hearth-rug)？”菲利普斯太太问道，她正蹲在菜园里给她的小红萝卜除草。

“对，是我。”菲利普斯先生说，“你知道是谁弄坏了我的割草机吗？有个轮子不见了，把手上的螺栓也掉了，车库地板上到处都是滚珠轴承！”

“噢，亲爱的，”菲利普斯太太站起来说，同时重重地叹了口气，“我想可能是杰夫(Jeffie)吧。他昨天还在那儿玩来着。”

“叫他过来！”菲利普斯先生吼道。

“他不在，”菲利普斯太太说，“到比利·鲁宾逊(Billy Robinson)家玩去了。”

“那给鲁宾逊家打电话！”菲利普斯先生嚷道，“给鲁宾逊家打电话，让他们把我们的捣蛋鬼给送回来。”

“我开不了口。”菲利普斯太太说着走进了车库。然后，她弯下腰，开始将地上的滚珠轴承捡到她的园艺筐中。

“不用管它们，西比尔(Sybil)，”菲利普斯先生说，“让杰夫来收拾。我已经受够了他搞破坏！从现在开始，从这个割草机开始，他必须把他弄坏的东西都修理好。”

“但是，哈斯拉格，亲爱的，你认为他修得好吗？”菲利普斯太太看着车库地板说，地板上散落着400来个割草机的小零件。

“我不管他修得好修不好，但他必须修！”菲利普斯先生两眼冒着火，“去，给鲁宾逊家打电话。”

“那没用的，”菲利普斯太太说，“因为奥瑞斯鲁特·鲁宾逊(Orrisroot Robinson)已经开车带孩子们到‘碧水瀑布(Green River Falls)’玩去了，要去一整天。他们还带着吃的，准备在外面野餐，晚上八点之前是回不来的。”

“好嘛！”菲利普斯先生气呼呼地说，“去野餐，好舒服啊！我想，这是对他的奖励喽，因为他把割草机拆得乱七八糟。这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的问题，他们搞了破坏，不但不被惩罚，反而还得到了奖励！”

“喂，哈斯拉格，”菲利普斯太太说，“请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我又不是因为他拆坏了割草机奖励他，才把他送到鲁宾逊家玩的，是奥瑞斯鲁特打电话过来邀请他去的。今天是比利十岁生日，这个野餐是他的生日宴会。现在，你既然剪不了草坪，为什么不过去到草坪上的秋千上躺下来休息一会呢？我去给你弄罐柠檬汽水来。”

“好吧，”菲利普斯先生说，“我真是太累了，无论如何没法修剪草坪了。呃，既然你去厨房，给我弄杯沙士冰淇淋苏打水好吗？”

“没问题，亲爱的。”菲利普斯太太说，“你想要一个博洛尼亚大香肠三明治一起吃吗？”

“那样更好，”菲利普斯先生走过去坐到草坪上的秋千上，他感觉虚弱极了，“但别忘了在面包上多放点芥末酱，用我昨天买回来的俄罗斯黑麦面包，还有，别忘了放些莳萝泡菜。”

“好的，亲爱的。”菲利普斯太太答道。

“还有，西比尔，”菲利普斯先生在太太走进厨房时说，“最好做两个三明治吧，别忘了放生菜和蛋黄酱。”

“好的，亲爱的。”菲利普斯太太说。

然后，菲利普斯太太开始制作三明治，她用了大量芥末酱，也没有忘记放生菜和蛋黄酱以及泡菜。三明治做好后，她拿出冰淇林和沙士苏打水，打算开始做沙士冰淇淋苏打水。她打开橱柜，准备拿出电动搅拌机。但发现橱柜是空的，搅拌机根本不在那里。

“难道是我把它借给别人了？”菲利普斯太太一边想，一边打开一个个橱柜，结果还是没有。于是，她走到后门廊上，对着草坪秋千上的菲利普斯先生喊道：“哈斯拉格，亲爱的，你记得我把电动搅拌机借给别人了吗？”

“如果你借给别人，那也是今天早晨或昨晚十二点之后，”菲利普斯先生说，“因为昨晚十一点半我还用它做了一些麦芽巧克力。”

“噢，我想起来了，”菲利普斯太太说，“你用完没有刷，结果滴水板上留下了约半英寸厚的巧克力糖浆、麦芽乳和融化的冰淇淋。”

菲利普斯先生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进屋后，菲利普斯太太继续找她的搅拌机。

但她找了半小时也没找到。最后，她意识到不可能找到了。于是，她穿过街道去借哈普恩(Harpoon)太太的搅拌机。哈普恩太太说：“我的搅拌机当然可以借给你，西比尔，但我听杰夫说他已经把你的搅拌机修好了啊，他今天早晨一大早就在修那个搅拌机。”

“啊，他在哪里修？”菲利普斯太太问。

“就在我家的车库里。”哈普恩太太说，“我的天哪，他和唐尼(Donnie)两个人，六点刚过一点点就在那里开始修了。”

菲利普斯太太的心“咯噔”一下，马上往哈普恩太太的车库走去。车库的工作台上躺着她钟爱的新搅拌机，可已经被拆成了五十多个零部件了。

菲利普斯太太说：“您可以借给我一个纸袋子吗，希瑟(Heather)？”

“当然可以，”哈普恩太太说，“但你们的小杰夫真是个很棒的机械师。没错儿，我认为他是个天才，他非常精明、细心。”

“谢谢你，希瑟，”菲利普斯太太说，“你的搅拌机我一用完就还你。请你无论如何也不要让杰夫接触到你的搅拌机。”

等了这么久也吃不上午饭，菲利普斯先生肯定很烦躁。因此，菲利普斯太太没有对他提搅拌机的事儿。她把装着搅拌机零件的纸袋放到橱柜里，在她的购物清单上写下了一条备忘：“带着搅拌机零件上街，看能不能修好。”

等吃完午饭，美美地睡了个午觉后，菲利普斯先生感觉好多了，他决定尝试着自己将割草机的零件组装回去。他哼着歌儿，走到下面的地下室取工具。但不到一分钟，他就大吼大叫地跑进厨房，他的脸气得发紫，手里拿着他的弓形手钻和钻头以及水平仪的零件。“你看！”他大声说道，“你看看！这是我最好的工具，它们却被弄坏了！”

菲利普斯太太说：“别对着我发火，哈斯拉格。我刚刚去找吸尘器，发现它被拆得七零八落，扫毯器也被拆成了一堆零件。还有这里——”她猛地拉开橱柜门，那里放着那包搅拌机零件，“这是我新买的电动搅拌机。”说完，菲利普斯太太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菲利普斯先生放下他的工具，往装着搅拌机零件的纸袋里瞅了一眼，说：“西比尔，我这就去买一条磨剃须刀的皮带，我要买最大、最结实的那种。我要把杰夫饱揍一顿，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再搞破坏！”

菲利普斯太太哭得更大声了。她说：“打孩子太野蛮了，我不要你打他。”

“好吧，那你说说看，”菲利普斯先生说，“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不知道，”菲利普斯太太呜咽着说，“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有什么办法比用磨剃须刀的皮带打他要好些。”

“用磨剃须刀的皮带揍他一顿，也没有什么不对！”菲利普斯先生说。

“那根本就不是解决办法，”菲利普斯太太说，“我这就去问问格里塔·洛克斯塔尔(Greta Rockstall)，她有八个孩子，也许她会有办法的。”

“随你的便吧！”菲利普斯先生说，“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缝纫机、电熨斗、对开式铁心、烤面包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变成了一堆零件，到时候你可不要跑来对着我哭……”

“哈斯拉格，求你别说了。”菲利普斯太太一边说，一边拨她的朋友格里塔·洛克斯塔尔家的电话。

当她把杰夫所搞的破坏都告诉格里塔后，格里塔笑着说：“我家维克(Wickie)的情况和他几乎一模一样。维克有一次把我们的留声机和电子混音器给拆了，把它们的零件混到了一起。当我们把那些零件组装回去后，结果混音器在播放音乐，而留声机则碾碎了唱片。还有一次，他把割草机马达装到了伊利克特拉(Electra)的婴儿车上。当时伊利克特拉只有四个月大，她坐着婴儿车一路开到了森特维尔市(Centerville)。我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直到一个汽修厂的工人打电话给我们，说婴儿车的轮胎没气了，问我们打算怎么办。他是从伊利克特拉的身份标签上才得知我们的姓名的。”

“啊，这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事了！”菲利普斯太太说，“那么，当时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我的意思是你们是怎么惩罚维克的呢？”

“哦，我把他送到了‘小猪摇摆’夫人那里。”洛克斯塔尔太太说，“她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总是知道如何帮助孩子们改掉坏毛病。”

“对呀！”菲利普斯太太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甚至把电话簿都吹到了内·尼尔布鲁艾格(Ney-Niebruegge)那一页，“我怎么就没想起‘小猪摇摆’夫人呢？要知道，杰夫以前还在她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呢！她还住在那个地方吗？”

“没有，她搬家了。”洛克斯塔尔太太说，“她现在住在一个农场里，就在城镇边上的‘小小春天山谷’里，电话簿里有她的电话号码。西比尔，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给她打个电话呢？打完电话你就可以放心了。”

“好的，”菲利普斯太太说，“真是太谢谢你了，格里塔，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回头我告诉你‘小猪摇摆’夫人是怎么说的。”

……

星期二早晨，“小猪摇摆”夫人挤完奶就匆匆忙忙回到屋子里，开始做荞麦面薄煎饼和小猪肉香肠。当香肠刚刚开始变黄时，菲利普斯太太的旅行车就拐进了农场外面的小路。“小猪摇摆”夫人、瓦格和莱特福特一齐走到后门廊上迎接杰夫。车还没停稳，杰夫就跳了下来，跑上门廊前的台阶，给了“小猪摇摆”夫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很高兴你能够早点来，”“小猪摇摆”夫人说，“我正在烤荞麦面煎饼，我还弄了些新鲜的蜂蜜。”

“噢，太好了！”杰夫说，“再见，妈妈！”

“别忙着说再见，”“小猪摇摆”夫人说，“请你妈妈进去一起吃早餐吧！”

“谢谢您，但我必须走了，”菲利普斯太太说，“我中午要和德瑞弗伍德·波利希尔夫妇(Driftwood Polishers)、布里希尔夫妇(Bleachers)和阿尔安吉夫妇(Arrangers)聚会，我答应斯特拉·巴金豪斯(Stella Packinghouse)带一个砂锅菜过去。我打算做我拿手的西梅脯、面条、沙丁鱼砂锅，让他们大吃一惊！”

“哎，”杰夫说，“我能吃几根香肠啊，‘小猪摇摆’夫人？”

“要说‘我可以’，杰夫！”菲利普斯太太说，“别吃那么多，像小猪似的。”

“11根够吗？”“小猪摇摆”夫人问，“要是不够，我再多烤几根。”

“好耶，足够啦！”杰夫叫道。

“再见吧，杰夫！”菲利普斯太太说，“你要乖一点，好好听‘小猪摇摆’夫人的话。别吃太多，不要把‘小猪摇摆’夫人吃破产了。”

“你说的‘破产’是什么意思？”杰夫问。他嘴里还塞着三根香肠。

“我是说，”他妈妈说，“你应该一次只吃一根香肠，应该把香肠切成小块再吃，而不是整根塞到嘴里。”

“知道了，妈妈。”杰夫向他妈妈挥了挥手。

但他妈妈开车走后，他吃了14个荞麦面煎饼和14根香肠。他一边吃一边告诉“小猪摇摆”夫人城镇里所有孩子的新闻。他知道所有关于“布兰妮童子军(Brownie Scouts)”的新闻，还知道那是女孩童子军；他知道所有关于“卡布童子军(Cub Scouts)”的新闻，还知道那是男孩童子军。 他知道谁对谁着迷、为什么着迷，他知道谁和谁关系最好、为什么关系最好。他甚至知道帕斯蒂(Pasty)的祖母从新奥尔良（New Orleans）来的确切日期，他还知道苏珊·格雷(Susan Gray)要在八月七号摘牙套。“小猪摇摆”夫人的早餐吃得很愉快，她甚至忘了带爱比特出去吃草。“老天爷！”“小猪摇摆”夫人跳了起来，“都七点半了，我还没开始做家务呢！”

“什么家务？”杰夫问，“我可以帮忙吗？我可以去赶那头老牛。”

于是，他和“小猪摇摆”夫人一起走到下面的谷仓里。当“小猪摇摆”夫人清洗奶房时，他牵着爱比特来到南面的草场吃草，爱抚着克莱马蒂斯和它的小羊羔，给范妮喂食并照看它的猪宝宝。他玩得开心极了。

后来，“小猪摇摆”夫人必须回屋去订购一些牛犊饲料，于是她让杰夫自己玩儿，等着她回来。而杰夫都玩了些什么呢？他解开了托洛茨基的笼头，把马蹬从马鞍上拆下来，将“小猪摇摆”夫人那辆破旧的农场手推车轮子上的销钉卸了下来，他还用随身带着的小刀刀片拧松了固定范妮的围栏门的铰链上的螺丝。“小猪摇摆”夫人回来时，递给杰夫一个小工具箱，说：“我听说你很擅长修东西，你住在农场这段时间，这个工具箱就交给你保管，你要是发现有东西坏了，就用它去修一修。”

“噢，好的，”杰夫说，“我就喜欢修理东西。”

“太好了！”“小猪摇摆”夫人说，“我要去捡鸡蛋，还要喂鸡。你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修理的。”

于是，杰夫拎起工具箱向水槽走去，感觉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了。不到一分钟，他就拧坏了水龙头的开关。结果，水龙头拧不动了，既没法打开，也没法关上。接下来，他来到后门廊，先是把水泵大卸八块，把门铃弄得不响了，然后拆了一个小搅乳器，拧松了固定门廊秋千的螺丝眼，最后干脆把工具箱也给拆了——那个工具箱是金属的，装着非常漂亮的铰链。当“小猪摇摆”夫人从下面的谷仓走上来时，他正坐在太阳底下拆他的“米老鼠”牌手表。“小猪摇摆”夫人说：“杰夫，你发现需要修理的东西了吗？”

“是的。”他答道，“水槽的龙头有点不好用了，我试着修了修，但我可能把龙头的开关给修坏了。”

“那可太糟糕了！”“小猪摇摆”夫人说，“我只能在星期四去城镇时才能买个新开关。不过还好，在我买回新开关之前，你可以用门廊外的水泵抽水，然后拎过去倒进水槽里。那边的长凳上有几个桶。”

“嗯……您看……我是想说……唔……我的意思是……”杰夫吞吞吐吐地说，“我刚才觉得水泵出了问题，于是我就把它拆了，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再重新装好。”

“噢，我的天哪！”“小猪摇摆”夫人惊呼起来，然后走了过去，看到长凳上到处都是水泵零件。“哎！要是这样，我想你只能从水泉里打水了。那个水泉在房子后面，你走过柴房，顺着那条小路一直走就可以看到了。来，把这两个桶拎上。”

“小猪摇摆”夫人递给杰夫两个12夸脱的奶桶。

杰夫吹着不成调儿的口哨，跳下了门廊，跑过后院。

“嘿，这还挺有意思的。”他对自己说，“我敢打赌，那个老水泉里肯定会有牛蛙，也许还有个大水潭，可以在里面游泳呢！”

他顺着小路往上走。那条小路很窄，两边长满了黑莓和荨麻。

“哎唷！”杰夫突然叫起来。一根黑莓藤挂住了杰夫的胳膊，在他的手臂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红印。他用奶桶猛地砸了一下那根黑莓藤，结果一根荨麻杆甩了下来，在他的后脖子上扎了一下。“嘿，这可不好玩了，”当一只蚊子在他的鼻子上叮了一下时，他抱怨道，“怎么没人把这两边的灌木修剪一下呢？”

“因为我们很少走这条路，”“小猪摇摆”夫人从他后面跟过来说道，“来，让我过去，我用镰刀给你砍砍。我最好把路给你弄宽点，因为你这几天要经常走这条路。你知道，动物们要喝很多的水。”

那个水泉很漂亮，它噗噗地冒着泡，泉水很凉爽，杰夫还真的看见了一只牛蛙。但下到水泉的小路很滑，那里还有很多蚊子。杰夫一手一个桶，没办法轰它们。有一次，他试着打蚊子，结果水桶一歪，灌了他一鞋子的水。他突然发现，拎水也许是世界上最累人的粗活，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溅自己一身，弄得浑身湿淋淋的。更糟糕的是，托洛茨基这个家伙一口气就能喝一桶水。

整个闷热的下午，杰夫都摇摇晃晃地在农场和水泉之间的这条小路上来来回回地拎水。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他又热又痒，浑身都是荨麻刺扎的红点。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嗨，那可真是个好主意啊！他打算让托洛茨基拉着手推车在水泉和农场之间来回运水。哇，有托洛茨基帮忙，他一次就可以运四个10加仑奶罐的水了。而且，那样就轻松多了。

当然，他遇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他早晨已经将马具全部卸下来了，他必须将它们再装回去。一个小时里，他不断地解开又扣上马具搭扣，但似乎总也不能将它们装好。于是他想：“那么，就由我来拉手推车吧。虽然我拉不动大奶罐，但我一次大概能拉四桶水。”

于是，他吃力地拉着手推车，穿过谷仓旁边的院子，经过农舍，沿着小路往上面的水泉走。这项工作非常非常地费力，当他最后终于到达水泉时，他累得筋疲力尽，热得浑身都快冒烟了。他一下子躺倒在地上，在前额上浇了些水降温。感觉凉快一些后，他把四个水桶装满水，将它们抬到手推车上，然后开始往回走。拉着装了四桶水的手推车走山路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对一个身体强壮的九岁男孩来说也是如此。

“都是因为这条鬼山路，”杰夫连拉带拽，拉着手推车颠簸着艰难前进时嘴里还念念有词，“一到‘小猪摇摆’夫人的院子里，拉它就是小菜一碟了。”

好不容易终于到了“小猪摇摆”夫人的院子，没曾想手推车左边的轮子突然掉了下来，车子一歪，水桶中的水全洒了出来。杰夫简直气疯了，他抬起脚照着手推车轮子猛地一踹，这可犯了一个大错，因为他穿的是一双胶底运动鞋。“喔！”他痛得尖叫起来，“喔！我的脚趾断了！救救我，救救我啊，疼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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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出什么事了？”“小猪摇摆”夫人在门廊上问，她正在那里剥花生，准备做花生酥糖。

“我的脚趾啊，”杰夫痛苦地喊道，“我把它踢断了。”

“啊，我的天！来，赶紧到门廊上来，让我看看。”“小猪摇摆”夫人说。

杰夫的脚趾又红又肿，但“小猪摇摆”夫人摇了摇那个脚趾，对杰夫说，她认为那个脚趾没有断。她让杰夫躺在吊床上，给了他六大块姜味曲奇和一杯柠檬汽水，作为治疗他脚伤的“补药”。杰夫说他一会儿就会好起来的。剥完花生后，“小猪摇摆”夫人马上给拉森先生打了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备用的水龙头，或者能不能帮她修水泵，拉森先生说马上就过来。

“小猪摇摆”夫人在谷仓里与拉森先生见了面，她和拉森先生小声地说了好一阵子悄悄话。然后，拉森先生走到门廊上来，将杰夫从吊床里抱出来，来到水槽边，让他用没有受伤的那只脚站在地上，说：“现在，孩子，我告诉你怎么做，但你要自己修好这个水龙头。你既然有力气把它拆下来，那你就应该有本事将它装回去。现在，你先拿着这个斯蒂尔森(Stillson)扳手……”

杰夫终于修好了水龙头，将水槽灌满水后，拉森先生把他抱到门廊上，让他坐在水泵旁边的长凳上。“现在，孩子，”拉森先生说，“你要学习如何修理水泵了。”

教杰夫修好水泵后，拉森先生必须回家给奶牛挤奶了。他说：“现在都修好了，我想你不再需要我帮忙了，‘小猪摇摆’夫人，这个孩子对工具使用得很好。”

“谢谢您，拉森先生，”杰夫挠着腿上蚊子咬的一个大包说，“谢谢您教我怎样修水龙头和水泵。”

“不用谢，杰夫，”拉森先生说，“改天你可以过来帮我修我的拖拉机。”

“只要我的脚趾好了，”杰夫说，“我就骑着托洛茨基过去。”

说完，他就立即想起了那个马笼头，他的脸羞红了。他说：“‘小猪摇摆’夫人，你有没有组装马笼头的说明书？就是把那些搭扣扣到正确位置的那种。”

“小猪摇摆”夫人笑了起来，她说：“我想应该有的，杰夫，但我这里碰巧没有。但是没关系，晚饭后我就把那个马笼头拿上来，教你该怎样组装。”

“小猪摇摆”夫人挤奶的时候，杰夫一瘸一拐地走到台阶上，坐下来，把工具箱终于修好了。然后，他把所有工具都整齐地放到工具箱里，这样，他感觉好受多了。然后，他想起了搅乳器，于是把它拿过来也修好了。当“小猪摇摆”夫人叫他进去吃晚饭时，他正在修理门铃呢。饭后，“小猪摇摆”夫人向他演示了怎样组装马笼头。然后，她让杰夫烫了烫他的脚趾，就叫他睡觉去了。

来到床边，杰夫感觉真的累坏了。他的床铺着洁白的床单，被套是用蓝白色布片缝起来的，它们看起来舒适极了。杰夫忘记了自己受伤的脚趾，从地毯上一下子蹦到了床中央。突然，只听见一声巨大的“咔嚓”声，杰夫倒在了弹簧和床垫之间，动弹不得了。

“出什么事了？你受伤了吗？”“小猪摇摆”夫人扶他出来时问。

“我没事，”杰夫羞愧地说，“嗯……我只是……嗯……忘了我早晨把床上的螺丝拧松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试试我的随身小刀具上的螺丝刀，看它好不好用。

“唔，好用吗？”“小猪摇摆”夫人笑着问。

“我想是的。”杰夫说。

“那么，”“小猪摇摆”夫人说，“不管你的脚趾还疼不疼，你都必须帮着我把床垫和弹簧抬起来，把床安装好。那些工具呢？”

“在这里。”杰夫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把靠窗座椅上的工具箱拎了过来。

于是，他们一起把床组装起来。然后，“小猪摇摆”夫人把床铺好，让杰夫躺上去，给他盖好被子。整个晚上，杰夫都在做噩梦，他梦到滚烫的沙漠，里面没有一滴水；他还梦到了黑莓藤，它们的刺像匕首一样大。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吊床上，或者泡他的脚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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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天，他的脚趾就好多了。早饭前，他修好了手推车的轮子，拧紧了割草机上的螺栓。早饭后，“小猪摇摆”夫人做家务时，杰夫修好了篱笆上的一个破损处，钉牢了一块松动的台阶，修好了厨房里一把椅子上的一条松动的腿，还修理了纱窗门的锁。“小猪摇摆”夫人对他说，她为他感到自豪。午饭后，“小猪摇摆”夫人要到拉森太太家去借她的“家常腌菜”菜谱。她叫杰夫和他一起去，但杰夫说他的脚趾还有点疼，他不想走路。于是，“小猪摇摆”夫人让他躺在吊床上看书，说她去去就回来。

“小猪摇摆”夫人走后，杰夫躺在吊床上看了一会儿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的商品目录。然后，他和瓦格一起到农场外面的小路上散步，一直走到了小路拐弯处。他和瓦格玩了一会儿球，他把球向小路那边扔去，瓦格跑过去把球捡回来。然后，他向乌鸦扔石子，乌鸦躲过他扔的石子，“嘎嘎”地叫了几声。然后，他把飞到水果罐子中的几只蜜蜂关了起来。然后，他就往谷仓那边溜达。他在谷仓外面的院子里就能听到范妮的鼾声，他一瘸一拐地走到范妮的围栏边看着她说：“咦，范妮，你真让人恶心！你怎么又胖又脏还打呼噜啊！”

范妮睁开它的一只小眼睛看了他一眼，咕噜了一声继续打呼噜。

“你让我感到恶心，”杰夫说，“就知道躺在那里打呼噜，你怎么不醒过来呀？”

范妮又嘟哝了一声，它的十三只小猪仔都挤在杰夫站的那边，希望他有好吃的东西给它们。

“想离开你们那个又大又胖又丑的妈妈一会儿吗？”杰夫问它们。

“好耶！”它们尖叫着说。

于是，他打开了通往莱斯特的围栏的小门，那些小猪仔很快穿过了那个小门，在那边的麦秆上嗅来嗅去，希望找到一点剩下的麦子或藏在里面的面包皮。杰夫看着它们。不过一会儿他就感到厌烦了，于是走回来，将身子俯在范妮的围栏上看着它。范妮还在打着呼噜，不知为何，这惹恼了杰夫。“那条老母猪的呼噜声真让我有点反胃，”他对瓦格说，“它为什么不起来溜达溜达呢？”

瓦格正忙着在莱斯特的围栏木板之间嗅着小猪们的气味，没有搭理他。

“啊，我有主意了！”说完，杰夫跛着脚走到外面的柳树下，折下一根树枝。他拿着那根树枝走回来，开始用它挠范妮。那根树枝非常适合用来挠痒痒——又细又长又柔韧，末端还有几片树叶。起先，范妮没有觉察出有人在戏弄它，因为它已经习惯了苍蝇臭虫的骚扰。它继续打它的呼噜，它的胖腿和小蹄子在它身前伸直了。然后，杰夫用树枝挠它的鼻子尖，范妮用鼻子喷了口气。杰夫继续挠它，范妮睁开了一只小眼睛，杰夫接着还挠。范妮气得大吼一声站了起来，向杰夫猛冲过去。顿时整个围栏都颤抖起来，但杰夫却哈哈大笑，将那根柳条向范妮抛过去。范妮又猛冲了过来，但这次它撞到围栏门上——那扇门上的铰链在杰夫来的第一天就给拧松了。铰链很快掉了下来，门“哐啷”一声打开了，范妮一下子就冲了出来。

杰夫吓得几乎晕了过去。“快跑，瓦格，快跑！范妮出来了！”杰夫大叫着向谷仓门奔去。猪是一种可笑的动物，它们又大又肥又难看又嘴馋，但它们跑起来却像闪电一样快，特别是一头怒气冲天的母猪！因此，当杰夫跑到柳树下时，范妮的猪嘴和尖牙距他的腿就差两英寸了。杰夫使劲往上一跳，几乎跳起来四英尺高，他抓住了一根树杈，双腿往上一荡，勾住了头上的一根更高的树杈。这个姿势尽管不怎么舒服，但他至少是安全了。树下，范妮用身子一侧蹭着树皮，抬起头来向杰夫咆哮着。而瓦格已安全地逃到后门廊上，对着这边“汪汪”直叫。杰夫的手很快就开始疼起来，他试着用一只手吊着，但不一会儿他的胳膊也开始酸痛起来了。他想双腿使劲将身子翻过来，免得头下脚上地倒挂着。他试着用身子轻轻地荡了一下，想借力翻转上去，但他的腿勾着的那根树杈立即发出警告性的咔咔声。哎，他简直是难受死了！他的脸憋得通红，他的脚趾又开始痛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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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摇摆’夫人你在那儿啊？”他对自己说。然后，他喊了起来：“救命！救命！救命啊！‘小猪摇摆’夫人，救我啊！”

但在他上面的树顶上却传来佩内洛普的声音：“噢，小子，看在上天的份儿上，你就不能安静点儿吗？你吵着大家了！”

“但我是倒挂着的啊。”杰夫哭着说。“救命！救命！救命啊！”他又大喊起来。

“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不想倒挂着，你为什么不从树上下去呢？”佩内洛普说。

“因为范妮在下面，它要咬我。”杰夫大哭起来。

“那么，它是怎么出来的呢？”佩内洛普问，“它应该在它的围栏里呀！”

“它本来是在围栏里的，”杰夫答道，“但我来的第一天就拧松了它的围栏门上的铰链，后来我就把这事儿全忘了。刚才我用柳条挠它的鼻子，它朝着我冲过来，把门撞开了。它差点就咬到我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你是个淘气的小子，我不怎么同情你，”佩内洛普说，“但我也不喜欢范妮，所以我打算帮你。现在，我要把范妮赶回谷仓去。我一进去，你就从树上下来，然后把谷仓门关上。我可以从阁楼的窗户飞出去。”

“你怎么会赶范妮呢？”杰夫问。

“你就看着吧！”佩内洛普说。

佩内洛普噼噼啪啪地拍着翅膀飞出柳树，很快就“砰”的一声降落到地上。然后，佩内洛普惟妙惟肖地模仿着“小猪摇摆”夫人的声音说：“嗨，范妮，来，快来，回你的围栏去。快点儿，范妮！吃晚饭啰，范妮！我给你准备了美味的晚餐。快点啊，范妮！”

范妮摇摇摆摆地走进了谷仓。杰夫像闪电一样飞快跳下树，跑过去关上了谷仓门。他插门时听到佩内洛普还在模仿着说：“好姑娘，范妮！晚餐准备好啦！”

然后，杰夫听到佩内洛普在阁楼窗户上说：“喂，那个笨小子，你现在最好回到农舍里拿上你的工具箱和那桶猪食。我会在这里一直哄着范妮，直到你把它的食物倒进它的食槽里。然后，当范妮吃晚饭时，你就把铰链安回去。听懂了吗，笨小子？！”

杰夫飞快地向农舍跑去。一想到要回到谷仓里，他就精神紧张，但佩内洛普提醒过他，如果中间出了问题，范妮追他，他可以躲到阁楼上去。佩内洛普说：“只要稍微有点儿脑子，任何人都能首先想到逃到阁楼上去的。”

杰夫也想到了，他感到很羞愧，因为他竟然干了这样一件蠢事。杰夫一只手拎着那桶猪食，胳膊下夹着那个工具箱，小心翼翼地挤进谷仓门，踮着脚尖走到范妮的围栏边，听见佩内洛普在说：“安静点，好姑娘，晚餐就来了，马上就来了哈！”

杰夫一将那桶猪食倒进范妮的食槽中，范妮就一下子冲上来，把它的脑袋埋在食槽上大吃了起来。“现在，”佩内洛普说，“赶快把门安上。把它立起来，装上铰链。”

杰夫的手抖得厉害，螺丝刀总是跳出螺丝钉上的凹槽，但他最终还是装好了一个铰链。他紧张地看了看范妮的食槽——差不多快被吃空了，开始装第二个铰链。刚刚装完，范妮就回头看见了他，大叫着向他冲过来。杰夫立即拎起工具箱，冲到梯子边，一溜烟儿爬上了阁楼。

“别担心，孩子，这回围栏门安结实了。”佩内洛普喊道。然后，它从阁楼的房梁上飞了下来——刚才它一直蹲在上面指挥来着，一摇一摆地向杰夫走过来。“来吧，孩子，”它说，“既然你拿着工具，我希望你把我的笼子门修好，那个门既关不上也打不开了。”

过了一会儿，“小猪摇摆”夫人回来了。杰夫修好了佩内洛普的笼子，正在加固门廊上的秋千。他告诉“小猪摇摆”夫人范妮如何冲出围栏，佩内洛普如何救了他的命。“小猪摇摆”夫人说：“你是个好姑娘，佩内洛普，我为你骄傲！来，奖励你吃点葵瓜子。”

“嗬，真香啊！”佩内洛普吃了一颗葵瓜子后说，“今天下午我还得飞下去谢谢范妮呢。”

“对了，杰夫，”“小猪摇摆”夫人说，“内尔斯今天晚上要修他的拖拉机，他让我告诉你，吃完晚饭你就带着工具箱过去。”

“噢，太好了！”杰夫欢呼起来，“我一直就想修拖拉机！”

就这样，杰夫·菲利普斯认识到工具不只是用来拆东西的，更是用来修理东西的。

今天，您要是路过杰夫家所在的街道，您就会看到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杰夫·菲利普斯和维克·洛克斯塔尔修理店——我们什么都修！”

他们的生意好极了。昨天，他们把帕特西(Patsy)的玩具娃娃的眼睛安了回去，修好了迪克·汤普森(Dick Thompson)的自行车上的链条，还修好了哈普恩太太的吸尘器。他们甚至还帮助菲利普斯先生清理了他的汽车上的火花塞。要是没有东西可修理，他们就建造东西。他们建造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为瓦格建的一个漂亮的房子。上周日，他们抬着那个房子去了“小猪摇摆”夫人的农场。“小猪摇摆”夫人高兴极了。瓦格也很开心，它舔了舔杰夫的耳朵，还帮维克松开了鞋带。他们在农场玩的时候，杰夫发现水槽有的地方有点腐烂了，于是，他们建造了一个更大的水槽。“小猪摇摆”夫人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佩内洛普则说：“我真高兴把你从范妮那里救下来，你的确是个好小伙儿！”









第四章    胆小鬼的疗法





“噢，别关我的灯！妈妈，求您了，别关灯！”菲比·杰克斯特鲁(Phoebe Jackstraw)哭叫道，“您知道的，我怕黑！”

“我当然要把你的灯关了，”杰克斯特鲁太太说，“有个灯照着你的眼睛，你不可能睡安稳的。”

“我能睡好。”菲比说，“四周黑洞洞的，我根本睡不着。我觉得写字台是个大猩猩，窗帘是个女巫，台灯是个小妖怪。”

“哦，菲比，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她妈妈说着“啪”的一声关掉了灯，“你看，写字台就是写字台；窗帘就是窗帘，只是被风吹起来了；还有那盏台灯，要是说像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能说像一个穿着裙子的小姑娘啊！”

菲比叹了口气，说：“那好吧，但不要关门。”

“好吧，”她妈妈说，“我把大厅门开着，但我不希望你偷偷溜下来，坐在楼梯上偷听。”

“那是因为我害怕。”菲比说。

“噢，菲比，”她妈妈说，“你隔壁住着三个兄弟，你怎么还会害怕呢？”

“他们是男孩子，”菲比说，“男孩子一点儿用也没有，他们只会捉弄人。昨天晚上，杰里米(Jeremy)躲在我的卧室门背后，在我进门时一下子跳出来，把我吓坏了，结果把我的丁香爽身粉都打翻了。夏克(Chuckie)躲在我的床下，伸出手来使劲捏我的腿。乔吉(Georgie)爬到屋顶上，从窗户里钻进来吓唬我。”

“你要不是这样一个‘胆小猫’，没有人会捉弄你的。”杰克斯特鲁太太说，“现在，亲妈妈一下，给我说声晚安，然后就乖乖睡觉吧。”

菲比亲了她妈妈一下，但她没有马上睡觉。她躺在床上，身子像根冰棍儿一样硬邦邦的；她瞪着圆圆的眼睛，环顾着黑暗的屋子。她忘记关衣橱门了，她好像看到里面伸出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手，手上长着弯弯的长指甲，那只手还在四处摸索。这是她想象出来的吗？呃，肯定不是，看，那只手又伸出来了。她拉起被子，把脑袋蒙上。被子里虽然很热，空气也不新鲜，但那个巫婆要杀她的话，至少还得掀开被子才行吧。

过了一会儿，菲比又听到窗户旁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嘈杂声，好像是有人在刮玻璃。肯定是有个强盗在割纱窗，他就要从窗户里进来了。她的金珠子和手表就放在写字台上，一眼就可以看得见。突然，窗户外面传来一阵很恐怖的声音——混合着痛苦的呻吟、死亡的哀号和呼救声。菲比尖叫一声，掀开被子，马上跑出卧室，冲下楼，跑到她爸爸妈妈身边，他们当时正和墨菲夫妇(Murphys)打桥牌。“救救我！救救我！”菲比喊道，“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强盗，有个强盗就在我的窗户外面被杀死了。”

“你带她上楼吧，亨德森(Henderson)，”杰克斯特鲁太太说，“你正好是明家。”

于是，杰克斯特鲁先生牵着菲比冰凉的小手，领着她上楼，来到“强盗的巢穴”中。他打开床头灯，说：“现在，乖宝宝，告诉爸爸那些强盗、巫婆和杀手都在哪里？”

“先是从那里伸出一只皮包骨头、指甲很长的手。”菲比指着衣橱说。

杰克斯特鲁先生走过去，把衣橱门开大些，将衣架从一边推到另一边，说：“什么也没有啊！你确定你看到的不是你浴袍的袖子吗？它是白色的，而且它被这个鞋袋挂住了，你看到它是怎样伸出衣橱门的了吧？”

“噢，我想应该是它。”菲比有气无力地笑着说，“但那个割纱窗的强盗和那些可怕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杰克斯特鲁先生走过去检查了一下纱窗，说：“纱窗没有破，就像新的一样，但窗户旁边有一根玫瑰花枝。我猜想可能是风吹着它摩擦纱窗，发出了‘沙沙’的声音。那么，还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乖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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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种可怕的声音，”菲比说，“有点像呻吟、吼叫、尖叫、号叫、咆哮，又有点像快死的人的哀鸣。”

“这可混合了很多种声音啊！”杰克斯特鲁先生说，“发出这种声音的家伙都可以申请专利了。那么，这种不寻常的声音究竟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

“就在我的窗户下面，”菲比说，“噢，太可怕了，爸爸，吓得我浑身的血都冷得凝固起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杰克斯特鲁先生说，“又冷又稠，就像莎拉(Sarah)做的燕麦粥一样？”

“嗯啊，爸爸，”菲比说，“您是在取笑我。”

“正相反，”她爸爸说，“我只是想搞清楚这个案子中的事实。别忘了，我是个律师。”

“好吧，”菲比说，“那么，现在您搞清楚那种声音是什么东西这个事实了吗？”

“我也不知道，”她爸爸往窗外望了一眼说，“我看不到下面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除了你的自行车，它应该是放在车库里的。也许它也怕黑，所以哭着喊着要你把它放进去。”

“呃，爸爸，”菲比说，“您真傻！自行车没有声音的，除非它有喇叭。那只皮包骨头的手可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猜我也想象出了有个强盗正在割我的纱窗，但我真的听到了那种可怕的声音。就是那种混合了呻吟、号叫、尖叫和哀鸣的声音，简直可怕极了。”

“但是，”她爸爸说，“从这个窗口看出去，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可能会发出这种声音啊。当然，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下去，在外面仔细搜寻一下。你为什么不在窗户这里看着我呢？我会在我的衣服扣眼里插一朵白花，这样你就能区分我和那些总是在这所房子附近闲逛的强盗和杀手了。”

于是，菲比跪在窗户边，浑身发抖地看着下面。他爸爸衣服扣眼里插着一朵山茶花，正在仔细查看每丛灌木和每棵树后面是否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在外面的街道上来回巡视了一圈，甚至还检查了墨菲的车。“没事了，宝贝儿，”他爸爸抬起头向上喊道，“现在上床睡觉吧。那些尖叫、号叫和哀鸣的家伙好像都回家了。”

于是，菲比爬上床，关了灯，准备睡觉。就在这时，外面又传来了可怕的声音：“呜……呜……啊呜……”她像一颗射出的子弹一样从床上跳下来，三步并着两步跑下楼，跳到了她爸爸怀里。

“那种声音，爸爸，”她哭着说，“就是那种可怕的声音，您听啊！”

他们都侧着耳朵听了听，可以肯定，他们的确听到了某种奇怪的声音，那种声音混合了哀鸣、呻吟、号叫、吼叫和尖叫声。

杰克斯特鲁先生把菲比从怀里放下来，大踏步走过去打开前门。然后，他笑了起来，他回头喊道：“请你们都到这里来，肇事者就在这里。”

他们都跑到门口，看到外面的月光下蹲着一条红白相间的大狗，它正在对着月亮哀号。“噢，那是维斯吉特夫妇(Weskits)的猎狗，”墨菲太太说，“他们出门旅行去了，拜托我们替他们喂养几天。我猜它是感到孤独了，所以才跟着我们来这里的。过来，波波(Bobo)！过来，波波！”

那条猎狗回过头，很哀怨地看了墨菲太太一眼，将脑袋向后一仰，发出一阵人们听过的最悲伤、最痛苦和最令人心碎的哀鸣。然后，它神情庄重地走过去，趴到墨菲夫妇的车子下面了。

“哦，这就是我找不到你的原因了。”杰克斯特鲁先生说，“好吧，老男孩，如果你愿意，那你就待在那里吧。但请你别再叫了，菲比受不了你的叫声。”

“呜……呜……”波波呜咽着，把头伏在自己的脚爪上。

杰克斯特鲁先生给菲比一个拥抱，说：“现在，我已经抓到你说的那些杀手、强盗和巫婆了，你觉得你自己可以上床睡觉了吗？”

“可以，”菲比不好意思地笑了，“但是我的肚子好饿哦，我可以吃一个花生酱三明治，再喝一杯牛奶吗？”

“当然可以，”她妈妈说，“但要带到楼上去吃。现在就赶快上楼去吧。”

于是，菲比端着三明治和牛奶上楼去了。吃完后，她上床睡觉，而且很快就睡着了，夜里也没醒过，直到听到杰里米、乔吉和夏克争夺一个棒球接球手手套的扭打声才醒来。

吃早饭时，乔吉说：“嘿，菲比，昨天晚上你房间里的噪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我从没听过那么多噪音：尖叫声、喊叫声、号叫声。出了什么事？你看到自己的影子了吗？”

“我什么也没听见，”杰里米说，“那是什么，一头熊吗？”

夏克只有三岁，他说：“噢，熊不会进屋子的。熊生活在森林里，对吧，爸爸？”

菲比说：“没有什么比不得不忍受兄弟们幼稚的胡扯更让我的胃感到恶心的了！您能原谅我不吃我的燕麦粥吗，妈妈？”

“不，我不能原谅，”她妈妈说，“特别是因为今天是伊莫金·哈弗沙克(Imogene Haversack)的生日，你可能会在她的生日宴会上吃太多的糖果和冰淇淋。”

“啊，伊莫金的生日宴会，”菲比说，两眼放着光，“我完全忘记了。我可以穿我那件粉红色的新衣服吗，妈妈？”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她妈妈说。

“噢，妈咪，我可以穿我那件蓝色丝衣吗？”乔吉模仿着菲比嘲笑她，“我穿上那件衣服漂亮极了，哪怕我是全美国最大的‘胆小猫’。”

“乔吉，吃你的麦片粥，别再逗她了。”杰克斯特鲁太太说，“再来点炒鸡蛋吗，亨德森？”

“不要了，谢谢你，埃勒维兹，”杰克斯特鲁先生说，他的目光粘在了晨报的坏消息上，“但我想再来点咖啡。”

“咖啡壶就在你旁边，”杰克斯特鲁太太说，“只要你的眼睛离开报纸一下就能看到。”

“我的确看到了，”杰克斯特鲁先生说，一边用手摸索着装白糖的碗。乔吉把糖碗递给爸爸，然后兴致勃勃地看着他在可可饮料里放了四勺白糖，使劲在黑咖啡里搅了搅，最后端起奶油罐子抿上了一口。

乔吉开心地大笑起来，他爸爸放下报纸，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杰克斯特鲁太太抓住这个机会说：“亨德森，亲爱的，今天我要用一下车。”

“对不起，”杰克斯特鲁先生说，“但我今天必须用车。我必须开车到格林布赖尔(Greenbrier)去拜访一位目击证人。”

“哦，”杰克斯鲁特太太说，“好吧，那么菲比只能坐公共汽车去伊莫金家参加生日宴会了。”

“公共汽车！”菲比哭叫道，“噢，妈妈，我不要坐公共汽车。我不会。”

“‘不会’是什么意思？”乔吉说，“又不是要你去开公共汽车，只是让你坐车。”

“乔吉，你安静点！”菲比说，“妈妈，求求你，别让我坐公共汽车去伊莫金家。我不知道在哪里下车。”

“告诉司机就行了，笨蛋。”杰里米说，“上次去童子军驻地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只是说‘让我在尼克森大街(Nickerson Street)下车，司机。’于是他就让我在那里下车了。”

“呃，但这是两码事。”菲比说，“你每周三都到那里去。但是，伊莫金住在偏僻的黑莓公园。”

“那又有什么关系？！”杰里米说，“妈妈会告诉你坐哪路车，伊莫金住在哪里，你只要告诉司机就好了。”

“不行，”菲比说，“根本不行！如果司机把我忘了，我一直坐到终点站怎么办？”

“再坐回来在伊莫金家下车好了。”杰里米说得很有道理。

“算了，那我就不去了。”菲比站起来，将餐巾扔到她椅子上，“我怕坐公共汽车。去不去参加生日宴会，我无所谓！”说完，她就跺着脚走出了餐厅。

杰克斯特鲁先生放下报纸问道：“有什么麻烦？哪个怕坐公共汽车？菲比到哪里去了？”

“噢，那个胆小猫上楼哭鼻子去了。”乔吉答道。

“天哪，爸爸，她居然怕坐公共汽车，”杰里米说，“我已经自己坐公共汽车去童子军驻地好几年了。”

“我也坐过一次公共汽车，”夏克说，“莎拉带着我一起去买东西。”

“说真的，亨德森，”杰克斯特鲁太太说，“你今天真的必须用车吗？”

“当然是真的，”杰克斯特鲁先生说，“但如果你需要买什么东西，我可以在格林布赖尔（Green brier）为你买。我应该在四点钟左右回来。”

“我什么也不需要，”杰克斯特鲁太太说，“只是我还指望着开车送菲比去参加伊莫金的生日宴会呢！”

“让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吧。”杰克斯特鲁先生说，刚才的争论他一个字儿都没有听见。

“但那就是麻烦，爸爸，”杰里米说，“菲比怕坐公共汽车。”

杰克斯特鲁先生抿了一口咖啡，用餐巾擦了擦嘴唇，站起来说：“我相信你能处理好一切，埃勒维兹。再见，孩子们，菲比起床后替我向她说再见。”

“但是，爸爸，她已经起来了。”夏克说。

“再见，儿子。”说完，杰克斯特鲁先生推开前门走了出去。

杰里米说：“妈妈，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我可以有一条狗吗？”

“什么样的狗？”杰克斯特鲁太太问。

“是那种没人想要的大黑狗，”杰里米说，“它非常温顺，是条忠心的看门狗。”

“那条狗在哪里？”他妈妈问，“有人要卖他吗？”

“哦，”杰里米说，“我是碰巧在厨房里看到它的。老哈哥特(Haggett)的房子里的人搬走了，他们留下了这条狗。你想看看它吗？”

“当然想，”杰克斯特鲁太太说，“你把它带过来。”

于是，杰里米向厨房走去，一会儿牵进来一条巨大的黑狗，它显然有部分大丹犬血统。“这就是弗伦德里(Friendly)。”杰里米说着将那条狗推到他妈妈身边，“莎拉和我给它起名为‘弗伦德里’，因为它的确很友好。叫它和您握手，妈妈。”

杰克斯特鲁太太说：“来，握握手，弗伦德里！”弗伦德里马上将一只巨大的前爪递给她。杰克斯特鲁太太摇了摇它的前爪，弗伦德里冲着她咧嘴笑了。杰克斯特鲁太太说：“它是条可爱的狗，杰里米。你确定那些人不要它了？”

“我们完全肯定。”莎拉端着一杯热咖啡从厨房里走进来说，“保护动物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昨天在这里停留了一下，告诉我们关于这条狗的情况。我提议由我们来照管它一阵子，那个工作人员很高兴能将它送给我们。由于好像没有人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和杰里米就给它起名为‘弗伦德里’。”

乔吉说：“我也是它的主人，对吗，杰里米？”

“我们都是它的主人，”杰里米说，“它是我们家的狗，我要给它修建个房子。”

“这主意不错，”杰克斯特鲁太太说，“爸爸回家后会和你们一起修建。”

就在这时，菲比走进餐厅，准备告诉她妈妈，她已经打定主意，她宁肯待在家里不去参加伊莫金的生日宴会，也不愿意去坐公共汽车。当她说到“妈妈，我已经打定主意……”时，她看到了弗伦德里。她尖叫着跳到椅子上喊道：“把它牵出去！把那个大怪物牵出去啊！”

“这是我们家的新宠物狗，菲比，亲爱的。”杰克斯特鲁太太说，“它的名字叫弗伦德里。和菲比握握手，弗伦德里！”

弗伦德里表情严肃地走过去，向菲比伸过去一只前爪。

菲比蹲在椅子里，紧紧靠着椅背，尖叫道：“快把它带走，它很危险，它要咬我了！”

“噢，天哪，你真傻！”杰里米说，“到这里来，弗伦德里，大男孩，和我待在一起，别靠近那个超级胆小猫！”

“妈妈——”菲比哭叫道，“您不打算做点什么吗？您真要把这个凶恶的怪物留在家里吗？”

“当然了，”她妈妈说，“你真是个傻丫头！现在，从那把椅子上下来，上楼去整理你的房间。”

“先把那条狗牵走！”菲比尖叫道。

“噢，妈妈，”杰里米说，“她真讨厌！过来，弗伦德里，大男孩，我们到外面去。”

弗伦德里和三个小男孩出去后，菲比从那把餐厅椅子上下来，跑上楼去，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她不打算下来吃午饭，也不打算下来吃晚饭。她一个劲地抽泣和号哭，并对自己说：“只要你们养着那条狗，我就再也不出屋子了。”

杰克斯特鲁太太和她讲，杰克斯特鲁先生和她讲，莎拉和她讲，都没用！最后，杰克斯特鲁太太只好给她的朋友麦伦柯利(Melancholy)太太打电话了，她说：“亲爱的贝茨(Bets)，我是没办法了，菲比什么东西都怕。怕老鼠、怕虫子、怕猫、怕狗、怕公共汽车、怕秋千、怕黑、怕光、怕水，还怕山。所有东西！雪莉(Shirley)有过这种情况吗？”

“不是雪莉，是凯西(Kathy)。”麦伦柯利太太说，“凯西甚至还怕玩具娃娃呢，她说它们可能会变成人，并伤害她。她还怕她的床，因为她害怕自己可能再也醒不来了。但自从我将她送到‘小猪摇摆’夫人那里住了一阵子后，她就好起来了。上周她还赢得了YWCA协会的跳水比赛奖牌呢！你为什么不给‘小猪摇摆’夫人打电话呢？”

“嗯嗯，我会的，”杰克斯特鲁太太说，“我这就打。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早点想起她。太谢谢你了，贝茨。告诉凯西我非常为她骄傲，我很想看看她的奖牌呢。”

……

“告诉你们，”当天晚上，“小猪摇摆”夫人在挤完奶后对她的所有动物说，“菲比是个非常胆小的孩子，她来这里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尽量表现得温顺一点，全靠你们了。这也包括你，范妮。”说着，“小猪摇摆”夫人将身子俯到范妮的食槽上，用一根玉米棒子戳了它一下，“嘿，醒醒，听我说话。”

“哦，嗯。”范妮嘟哝着站起身来，将它的三只猪宝宝轰到一个角落里，它们尖叫着挤作一团。

“我的意思是，”“小猪摇摆”夫人说，“要是我听到你吼一声，范妮，我就会减少你的锯末和热水。”

范妮把它的下嘴唇嘟出来，生气地闭着眼睛，然后开始在它的食槽里来回嗅，希望找到一点漏掉的食物残渣和奶瓣。但它什么也没找到，等到它抬起头来时，长鼻子里还塞了一条小木片。而且，刚才被它赶到角落里的小猪仔中的阿莫(Armour)还在它的腿上咬了一口。范妮觉得自己非常委屈，它一边咕哝着抱怨这些来访的孩子真是太讨厌了，一边躺下来准备继续睡觉。

“小猪摇摆”夫人检查了一下范妮的围栏门上的锁是否安全，然后带着莱特福特和瓦格向上面的农舍走去。他们刚走到柳树下，就听见一声可怕的尖叫，佩内洛普“嗖”的一下从上面俯冲了下来，悬停在他们的斜上方。“小猪摇摆”夫人吓坏了，鸡蛋篮子掉在了地上，还摔碎了五个鸡蛋。瓦格吓坏了，一口咬到了莱特福特。莱特福特也吓坏了，不由自主地在“小猪摇摆”夫人的腿上挠了一下。

“噢，噢，噢！这次吓到你们了吧，对不对？”佩内洛普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吓到我们了，”“小猪摇摆”夫人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尤其是我还摔坏了五个鸡蛋。”

“母鸡们会下更多的蛋，”佩内洛普说，“又老又笨的母鸡们什么都不会做，只会下蛋。咯咯叫和下蛋，这是母鸡们的唯一用处。老笨鸡连话都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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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天的恩赐。”“小猪摇摆”夫人说，“现在你听好了，佩内洛普，我已经邀请菲比·杰克斯特鲁来这里住几天。她是个非常胆小的孩子，她在农场这段时间，我希望你不要再玩你那些吓人的把戏。我希望你不要像今天晚上这样吓唬人。我希望你不要像老鹰一样尖叫，也不要学普利策的叫声。我希望你帮助菲比克服她的恐惧感。”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把‘胆小鬼’叫做‘胆小猫’，”佩内洛普说，“我想我帮不上猫什么忙，而且它们的胆子肯定不小。”

“喵呜！”莱特福特表示同意。

“我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小猪摇摆”夫人说，“但这种说法用了很长时间了。现在，我们赶紧准备晚饭去。菲比明天一大早就过来了，我希望所有的东西都干净整洁。”

第二天早晨，菲比的心情糟透了。她怕她妈妈开车不安全，又怕她爸爸不认路，她怕自己忘记带什么东西，又怕“小猪摇摆”夫人不是真的欢迎她。当他们的车子来到农舍前时，瓦格正安静地卧在门廊上，莱特福特蜷着身子卧在秋千上，佩内洛普在它的笼子里吃葵瓜子。但菲比还是不愿意下车。“我怕！”菲比对她爸爸哀号道，“看看那些凶恶的动物，他们会咬我的。”

“噢，她多傻啊！”佩内洛普小声对瓦格说，“就连吓她也不好玩儿，她可能会大发雷霆，甚至会晕倒，然后死掉的。”

“求求你下来吧，菲比，亲爱的，”杰克斯特鲁先生简直是在求她了，“要是你怕那些动物，爸爸就抱着你过去。”

“小猪摇摆”夫人说：“从来没人会抱着一个十岁大的女孩走进我的房子。菲比，赶紧下车吧，别忘了你的行李。”

“好吧。”菲比只好顺从地说。

“现在，”“小猪摇摆”夫人对杰克斯特鲁先生说，“您可以开车走了，杰克斯特鲁先生。菲比在这里会很好的。”

但菲比紧紧抱着她爸爸的脖子尖叫道：“别离开我，爸爸！别离开我，我害怕！”

“小猪摇摆”夫人走到佩内洛普身边，跟她说了句悄悄话。于是，佩内洛普跳到门廊的栏杆上说：“菲比·杰克斯特鲁，你现在马上停止说那些傻话。”

菲比转过头来，看到了一只绿色的鹦鹉，她惊呼起来：“噢，爸爸，快看啊！是一只鹦鹉，它还会说话！”

“你为什么不尖叫啊，你不怕我吗？”佩内洛普问道。

“我不知道，”菲比说，“也许是因为你会说话。”

“嗯，不管怎样，至少还有个东西不让你感到害怕，这样就好，”佩内洛普说，“尽管这个东西就是我。到底是什么让你变成这样一个胆小如鼠的女孩呢，小姑娘？”

“我也不知道，”菲比说，“我就是什么都害怕。”

“那么，”佩内洛普说，“你最好住在笼子里，就像我以前那样。什么也进不来，你也出不去，这样你就安全了。每天都一成不变，没有新体验，没有高兴事儿。要是那样，还不如死了好呢！”

“那你是怎样从笼子里出来的呢？”菲比问。

“‘小猪摇摆’夫人把我买了下来，”佩内洛普说，“一出宠物店，‘小猪摇摆’夫人就把我从笼子里放了出来，我是站在她的肩膀上回来的。我对自己说，‘现在，我遇上一位有同情心的女主人了。’好啦，我们不要站在这里说话了，给你爸爸说再见吧，他还要回去工作呢。”

“再见，爸爸！”菲比说，语气平静得就像一盘冻奶酪。

“再见，小宝贝儿！”他爸爸吃惊地说，同时松了一口气，“如果你准备好回家了，就打电话给我。”

“我会给您打的，”“小猪摇摆”夫人说，“再见，祝您今天过得愉快！”

“现在，”杰克斯特鲁先生开车走后，“小猪摇摆”夫人对菲比说，“我们上楼去吧，把你带来的衣服放起来。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小客房，隔壁就是我的卧室。”

菲比的卧室非常温馨，天花板是倾斜的，屋里有一张高高的四柱床，可以顺着一个小梯子爬到床上，窗户正对着一棵胡桃树。

“噢，多可爱的房间啊！”菲比说着很快扫视了房间一圈，想看看灯在哪里。但房间里没有灯，床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支蜡烛。

“您用蜡烛吗？”菲比问。

“噢，是的，”“小猪摇摆”夫人说，“蜡烛和煤油灯。等到收成好一些，我就卖掉我的苹果和胡桃，买一辆照明车。”

“哦，蜡烛能照出很好玩的影子，”菲比说，“就像巫婆和小妖怪。”

“不像巫婆和小妖怪，”“小猪摇摆”夫人说，“而是像小兔子、仙女和精灵。我的阴影图做得很好，今晚我教你怎样做。现在，把你的衣服放好，我到下面的地下室里拿些苹果。我打算做点苹果酱和姜味饼干作甜食。”

菲比仔细地将自己干净的内衣、袜子和T恤衫放到写字台的抽屉里。然后，她拿出自己的周末装②和外套，往衣橱走去。衣橱又大又黑，位于屋檐下。她打开门，往里面看了一眼。泰勒(Taylor)和菲尔伯特(Philbert)——那是两只灰松鼠，它们在衣橱深处的一个角落里藏了一些胡桃，还以为她是“小猪摇摆”夫人呢——便对着她叫道：“咵！咵！咵！”

“啊！啊！我的天哪！”菲比尖叫一声，“砰”的一下关上了衣橱门，“老鼠！大灰老鼠！你们等着，我要去告诉‘小猪摇摆’夫人。”

菲比把衣服和外套扔到床上，一边往楼下跑一边喊：“‘小猪摇摆’夫人！‘小猪摇摆’夫人！快来啊！我的衣橱里有老鼠！”

没人回答。厨房里也没人。

菲比跑到外面的后门廊上。“‘小猪摇摆’夫人！”她喊道。

还是没人回答。

“噢，天哪！”菲比说，“她走了，丢下我不管了。我该怎么办啊？”

佩内洛普说：“她没走，也没丢下你。我一直在这里，没看见她从门廊出去。”

“那么，她在哪里呢？”菲比问道，“我喊了她好几声了。”

“你刚才喊什么来着？”佩内洛普问。

“老鼠，”菲比浑身发抖着说，“大灰老鼠，就在我的衣橱里。我不敢挂我的衣服了。”

“我上去看一眼，”佩内洛普说，“跟我来！”

“噢，你去吧！”菲比说，“我怕得要死。”

“你什么东西都怕得要死。”佩内洛普说，“还是跟我一起上去吧，告诉我你在哪里看到了老鼠。”

“哦，好吧。”菲比说，“你想站在我肩上吗？”

“噢，不。”佩内洛普说，“我受不了神经紧张、大惊小怪的人。我还是走路吧。”

当菲比打开衣橱门时，泰勒和菲尔伯特叫道：“咵！咵！咵！”菲比尖叫起来，佩内洛普说：“你这个傻丫头，它们是松鼠。到这儿来，泰勒，菲尔伯特。过来和这个傻姑娘认识一下。”

泰勒和菲尔伯特推着几个核桃，来到衣橱的亮处。菲比说：“哦，它们是松鼠啊。它们会咬我吗？”

“当然不会，”佩内洛普说，“松鼠又不吃肉。谢谢你们，小伙子们。”看到那两只松鼠坐下来，期待地看着她们，佩内洛普对它们说，“她只是想看看你们。”

“现在，”佩内洛普对菲比说，“你可以挂你的衣服和外套了。”

菲比的手哆嗦着把衣服挂上了。泰勒和菲尔伯特望着她，她刚刚关上衣橱门，它们就钻进她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两块盐水太妃糖和一块绿箭口香糖，把它们藏到胡桃下。佩内洛普和菲比走下楼，发现“小猪摇摆”夫人还是不在那儿，佩内洛普建议去谷仓找她。

“谷仓里有动物吗？”菲比问。

“当然有啊，”佩内洛普说，“难道你认为谷仓里会有爱斯基摩人吗？”

“啊，附近还有爱斯基摩人？！”菲比惊叫道，浑身瑟瑟发抖。

“当然没有。但爱斯基摩人非常友善。”佩内洛普说，“跟我来吧！”

她们走出来，来到下面的水槽边。伊芙琳和沃伦以及小鹅们、米勒德和玛莎以及小鸭们正在水池里游来游去。当然，一看到菲比，沃伦就开始嘶嘶叫，伸长脖子，扇动翅膀。自然，菲比立刻尖叫起来，转身向农舍跑去。

“噢，沃伦，看在老天的份上，不要叫了。”佩内洛普说，“那个女孩儿只是个客人，不会伤害你的孩子。难道你忘了那天晚上‘小猪摇摆’夫人对我们说过的话了吗？”

“呱呱——说过什么？”沃伦问。

“嘎嘎——说了什么？”米勒德和玛莎问。

“她对我们说，这个叫菲比的小女孩非常胆小，她在农场的时候，我们要尽量保持温顺。现在你们马上回到水池里去，别再叫了。我要回到屋子里去，安慰安慰她，劝说她再下来。”

于是，鸭子们和鹅们回到水池中。佩内洛普飞回门廊上，说服了菲比同意到谷仓去。这一次，当她们经过水槽时，所有鸭子和鹅都在水池里游来游去，冲着菲比笑，还在水里荡起了一些小波浪。

走进谷仓后，菲比听到从托洛茨基的围栏里传来一阵马蹄声和喷鼻声。“噢，天哪，那是什么可怕的声音？”菲比抓住通往阁楼的梯子问。

“那是托洛茨基，它是一匹马。”佩内洛普说，“它是世界上最温柔、最忠诚的动物。我们过去看看它。”

“噢，不！”菲比说，“马太大了。”

“好吧，那我们到阁楼上去，你可以沿着干草滑槽往下看它。”佩内洛普说。

“噢，不行，”菲比说，“我怕梯子。”

“哎！”佩内洛普叹了口气，说，“那么我们绕到它的围栏前面去。它的前面隔着一个食槽，它不可能出得来。”

于是，菲比蹑手蹑脚地绕到了托洛茨基的围栏前面。托洛茨基点了点头，冲她笑了笑，然后将它的鼻子低下来，好让她摸摸。

菲比没有摸它的鼻子，而是跳了起来，就好像被咬了一口一样。她尖叫道：“退后！退后！”

托洛茨基看着她，不知道怎么回事。佩内洛普说：“你要原谅她，托洛茨基，她的胆子比兔子还小。我说，你装着马鞍，戴着笼头，全副武装的样子准备上哪儿去啊？”

托洛茨基耸了耸肩。

“来吧，菲比，”佩内洛普说，“我要向你介绍一下范妮和它的小猪仔，克莱马蒂斯和它的小羊羔，希瑟和爱比特，小兔子和小鸡，火鸡和它们的孩子，还有乔吉特、雷埃特和波莱特以及它们的鸡仔。我敢断定，你不想见到猫头鹰普利策、蝙蝠比利(Billy)和癞蛤蟆温斯顿(Winston)。”

范妮对菲比非常有礼貌，小猪仔们也表现得很可爱。它们一边玩一边叫唤。当菲比打开通往莱斯特的围栏的小门时，阿莫和斯威夫特(Swift)走了过去，让菲比抱它们，爱抚它们。希瑟像别的小牛犊那样胆怯，身上散发着甜甜的气味，菲比搂着它的脖子，用手在它的耳朵后面挠痒痒。

克莱马蒂斯和小羊羔们没有走到草场围栏边来，但菲比能够看到它们，她认为克莱马蒂斯自在极了，小羊羔们就像玩具一样。当然，汤姆和塔玛拉(Tomara)把菲比吓得半死，当它们对着她咯咯叫时，菲比吓得几乎蹦起十英尺高。她对鸡不怎么害怕，但她在捡鸡蛋时，手还是抖个不停，结果在鸡窝边缘上磕破了三个鸡蛋。她喜欢小兔子，但对老母鸡比较害怕——它们在粪堆旁边搞得尘土飞扬，在阳光下享受它们的尘土浴。

“好了，所有动物都介绍完了。”这一圈走完后，佩内洛普说，“现在我们最好回到屋子里，问问‘小猪摇摆’夫人，托洛茨基为什么装着马鞍。也许，它要教你骑马。”

“噢，不，请不要那样，”菲比颤抖着说，“我不想骑马。我不知道怎样骑马。”

“连我都会骑托洛茨基，”佩内洛普说，“你只要告诉它你想到哪里去，然后它就往那儿去了。到那儿后，它就会停下。如果你想让它提前停下，你可以说‘吁——’。是不是很简单啊？”

“要是我掉下来怎么办呢？”菲比问。

“为什么要掉下来呢？”佩内洛普说，“不管怎样，你的脚可以放到马蹬里，你的手可以抓住马鞍角。我们先回屋再说吧。”

她们来到房子里，还是没有看见“小猪摇摆”夫人。她没在楼上，没在客厅，也没在厨房。“她告诉你她去哪儿了吗？”佩内洛普问。

“没有，”菲比说，“啊，我是想说没错儿，她给我说了。她说她要去地下室拿些苹果。”

“好，那我们最好去地下室找找看。”佩内洛普说，“地下室门在外面，在餐厅的窗户下面。”

那扇门是开着的，但地下室里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佩内洛普让菲比到厨房去拿来一支蜡烛和几根火柴。菲比说她怕火柴，佩内洛普说：“别再说这种傻话了，小姑娘。赶快点着一根火柴，我有点担心‘小猪摇摆’夫人了啊。”

于是，菲比点着了一根火柴，点亮了蜡烛，和佩内洛普一起走进了地下室。她们发现‘小猪摇摆’夫人正坐在水果橱柜里，脚上压着一桶苹果。她痛得虚弱极了，说话的声音低得就像是在说悄悄话：“我搬不动这桶苹果了，菲比。你赶快骑上托洛茨基，以最快的速度到旁边的拉森家去，请内尔斯过来搬开这个桶。佩内洛普，你上楼去请医生，告诉接线员请医生过来就可以了。请你们快一点，我的脚痛得受不了啦。”说完，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佩内洛普跳上菲比的肩头，说：“来吧，小姑娘，快跑啊。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下面的谷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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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菲比飞奔起来。当她到达谷仓时，佩内洛普让她解开托洛茨基，牵着它到水槽边。然后，佩内洛普让菲比爬到水槽上，再从水槽上爬到托洛茨基背上。“现在，把你的脚放到马蹬里，”佩内洛普在菲比坐到马鞍上后说，“抓住缰绳。好了，托洛茨基，用你最快的速度驮着它到拉森家去。抓紧了，菲比，但不要慢下来。”

一开始，菲比恐惧极了，她闭上眼睛，身子伏在马鞍上，像是一袋玉米面。托洛茨基没有飞奔——那样身体会摇晃得很厉害，对一个新骑手来说来难了——而是用右后腿和左前腿一起、左后腿和右前腿一起交替着小跑。托洛茨基这样跑起来身子很平稳，菲比渐渐地坐起来并抓住了缰绳，渐渐觉得骑在马背上的感觉很不错。风呼呼地往她的嘴里灌，树篱从身边一闪而过，连成了一根根线条，两边的树快速往后退去，看起来就像两排树篱。很快，她们就来到拉森家门前的小路，然后跑进了谷仓前面的院子。拉森先生从拖拉机棚里跑出来，问：“出什么事了？我看见你沿着燕麦地边跑过来。你是谁？”

“我是菲比·杰克斯特鲁，”菲比说，“‘小猪摇摆’夫人受伤了。一桶苹果压住了她的脚，她搬不动那个桶。她请您快点过去。”

[image: 3-15]




“那我们赶紧走，”内尔斯跳到马鞍上，坐到菲比身后，“好了，托洛茨基，快跑！”他用一只强壮的胳膊搂住菲比，托洛茨基飞奔起来。马飞奔起来的感觉就像是一艘小船遇到了暴风雨，菲比想着。先是腾空而起，然后重重地落下来，再次腾空，再次重重地落地，如此反复。菲比喜欢这种感觉，但她很高兴内尔斯能够抱着她。

他们回到农场时，佩内洛普正在门廊上等着他们。它说：“你们回来得真快啊，医生已经在路上了。”它飞到内尔斯的肩上，说：“地下室在那边。菲比，你到厨房去把火生起来，烧点开水，然后再煮一壶咖啡。”说着，他和内尔斯拐到房子那边去了。

菲比走进厨房。她以前从没有生过火，除了她妈妈的电热炉外，她还没见过别的炉子。她本来还希望佩内洛普能够在一旁帮助她呢。她打开那个炉子前面的小门，炉膛很黑，里面甚至连煤都没有。木材筐里有一些引火用的柴火，摇椅上有一份报纸。菲比拿起那份报纸揉了揉，把它塞到炉子里，然后塞进几块最小的引火柴。接着，她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报纸。她吃惊地发现，报纸燃起来，点着了引火柴。当引火柴发出啪啪的爆裂声时，菲比塞进去几根更大的柴火。它们很快也被点着了，燃烧起来。她顿时感到非常自豪，不断打开那个小门瞅里面的炉火，差点儿忘了还要烧水。她拿起水壶，发现里面是空的。她拎着水壶来到后门廊，将水壶放到水泵前，忐忑不安地抬起水泵把手。水泵发出一声巨大的抽气声，就好像有人从一个冰淇淋汽水瓶中吸出最后一滴汽水的声音。菲比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扔掉手里的水泵把手。“我的天呐，这个东西要爆炸了。”她对一直在旁边看着她的瓦格说，“我想我最好还是到下面的水池里去打水吧。”

瓦格汪汪地叫了两声，跳起来用两只爪子把水泵把手拽了下来，一小股水从水泵里喷了出来，注入水壶里。“就是这样做吗？”菲比问瓦格，瓦格叫了两声。于是，菲比小心翼翼地抬起水泵把手，水泵还是发出相同的抽气声，等到她压下把手时，抽气声就不见了，一股与她的拇指一样粗的水喷了出来。她抬起把手再压一次，水泵里流出来的水更多了。于是，她继续抽水，直到把水壶灌满。“你看啊，抽水还挺好玩的。”她拎起满满一壶水，将水壶放到炉子上时对瓦格说到。

现在，炉火燃得正旺，但她又往炉子里添了一些木材，直到把炉膛都塞满了。佩内洛普走进厨房，问道：“怎么样，你的炉火烧得好吗？”

“你看！”菲比说着打开了炉膛门。

“看起来不错啊！”佩内洛普说，“你打开通风口了吗？”

“通风口是什么东西？”菲比问。

“那是炉子侧面的小东西，”佩内洛普说，“看到那些小窗口了吗？它们应该要么全打开，要么全关闭，我忘记应该怎样了。”

“它们现在是关着的，我把它们打开吧。”菲比说着就把那些小窗口打开了，炉火立即熊熊燃烧起来。“真有意思啊！”她对佩内洛普说，“我还用水泵抽水了，是瓦格教我的。”

“好，很好，”佩内洛普说，“那么，咖啡呢？你会煮咖啡吗？”

“我不会，”菲比说，“我甚至不知道‘小猪摇摆’夫人的咖啡放在哪里。”

“在储藏室里的一个红色罐子里，”佩内洛普说，“你只需在咖啡壶里放点咖啡，倒上热水，再放进一个鸡蛋壳，然后让壶里的水开着就行了。”

“但应该放多少咖啡和多少水呢？”菲比问。

“装……呃……满。”佩内洛普说。

“我去看看那个罐子，”菲比说完就去找那个罐子，“嗬，在这里！上面写着‘一勺咖啡一杯水’。这很简单啊。”

几分钟后，内尔斯抱着“小猪摇摆”夫人走进了厨房，炉子里的柴火正烧得啪啪作响，水壶嗡嗡叫着，咖啡壶也在炉子上加着热。

内尔斯将“小猪摇摆”夫人放在炉子旁边的摇椅上，她说：“这里的一切都弄得很舒适，我感觉好多了。”

医生来检查过后，说骨头没有断。但他给“小猪摇摆”夫人的脚打上了绷带，吩咐她一两天内别碰伤口。然后，他与“小猪摇摆”夫人和内尔斯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片甜曲奇。

医生在准备离开时说：“你很幸运，‘小猪摇摆’夫人，有这样一个勇敢能干的小姑娘帮助你。可怜的费多克(Findock)老太太去年冬天摔伤脚的时候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因此，她只能用受伤的脚走了一段路，这加重了伤势，后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小猪摇摆”夫人说：“我知道我有多么幸运，你无法想象一个客人既会骑马，又会生火、抽水和做咖啡。现在我只担心没人给我的奶牛挤奶了。”

“我来为你的奶牛挤奶吧。”内尔斯说。

“我也去帮忙，”菲比说，“我已经知道该怎样拣鸡蛋了。”

“好啊，”内尔斯说，“但我最好先教你怎样解马鞍和给托洛茨基喂草料。”

“在你们做那些事情之前，”“小猪摇摆”夫人说，“能不能到地下室去帮我拿些苹果上来？我可以一边休息我的脚，一边削苹果皮。”

“好的，我这就去。”内尔斯说。

“还是让我去吧。”菲比抓起苹果锅就冲出了门。

“等等，”“小猪摇摆”夫人喊道，“下面黑，带支蜡烛。”

但菲比显然没听见，因为她根本就没等。很快她就回到厨房，头发上粘着一些蜘蛛网，胳膊下夹着一大锅红苹果。

“好姑娘！”内尔斯称赞道，“现在我们下去照顾那些动物吧？”

他们走后，佩内洛普跳到“小猪摇摆”夫人的膝盖上，咬了一口她的甜曲奇，嘬了一口她的咖啡，说：“您知道吗，‘小猪摇摆’夫人，菲比刚来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傻的小姑娘了，盼着她赶快回家呢。但现在，我真希望她整个夏天都待在这里。”

“呵呵，我也是这么想的。”“小猪摇摆”夫人微笑着说。









第五章    找不到东西的疗法









“莫顿(Morton)，亲爱的，”希瑟维克(Heatherwick)太太说，“你能上楼帮我拿一下我的金顶针箍吗？它在我的针线袋里面，针线袋在窗户旁边的小桌子上。”

“好的。”莫顿兴高采烈地答道，同时放下画笔——他正在画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牛仔正在用绳子套一头公牛。他一步两级台阶地跑上楼，不到四秒钟就进了他妈妈的卧室。但是，一进卧室，他的力气仿佛一下子就消失了，他有气无力地站在那里盯着天花板看，就像一个木偶似的。看了一会儿天花板，他的目光转向了窗外。

“咦，这个窗户外的景色真好啊！”莫顿看着外面说。他能看到约翰逊(Johnson)先生正在清除他的苹果树上的天幕毛虫；格里尔(Greer)太太正在整理她的矮牵牛花；乔迪·琼斯(Jody Jones)正坐在他的床上，还没有清扫他的房间；莎伦·罗杰斯(Sharon Rogers)正滑着旱冰鞋在柳树街(Willow Street)上画着“8”字。“如果有人在这扇窗户旁边呆的时间足够长，”莫顿对自己说，“那么，他甚至就能了解整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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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楼下传来他妈妈的声音。“莫顿，”她喊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呀？把我的顶针箍拿下来。”

莫顿跑下了楼，说：“我没找到。”

“你在我的针线袋里找了吗？”他妈妈问。

“哪个针线袋？”莫顿问。

“就在窗户旁边小桌子上的那个。”他妈妈说。

“噢，那个啊。”莫顿说，好像他妈妈的卧室就是一个大针线袋似的。

“现在，你马上上楼把我的顶针箍拿下来。”他妈妈有点不耐烦地说，“没有顶针箍，我没办法把针穿过你的牛仔裤，我还有四个补丁要补呢！”

于是，莫顿又上了楼。这次，莫顿在楼梯顶端碰到了他的小狗塔戈隆(Tagalong)。塔戈隆舔了舔他的脸，很明显，它是想告诉莫顿自己遇到了麻烦。

“你怎么啦，小伙子？”莫顿搂着塔戈隆问，“出了什么事？”

“呜呜呜……”塔戈隆呜咽着举起爪子，让莫顿看它脚趾间的芒刺。

“噢，可怜的家伙！”莫顿说，“别动了，我帮你把它拔出来。现在好点了吗？”

塔戈隆表示没有好多少，于是莫顿又看了看，发现它浑身都沾满了芒刺。

“原来是这样啊！你等着！”莫顿说着走进他妈妈的卧室，把她的银背发梳和篦子拿了出来。“现在我们来把这些可恶的芒刺都梳掉，怎么样，小伙子？”

半小时过去了，希瑟维克太太来到楼梯下喊道：“莫顿，你找到那个顶针箍了吗？”

“噢，妈妈，”莫顿说，“我找不到啊。”

他妈妈恼怒地叹了口气，跑上楼，走进卧室，打开窗户旁边小桌子上的针线袋，一眼就看到了那个金顶针箍。于是，她走到外面的大厅里，揪着莫顿的耳朵走进卧室，让他看看顶针箍在什么地方。莫顿说：“噢，天哪，你说的是这个针线袋啊！”

他妈妈问：“你手上拿的是我的银梳子吗？”

“我想是的。”莫顿说。

“你拿它做什么？”他妈妈说。

“我用它给塔戈隆梳芒刺。”莫顿说。

“用我的银梳子给狗梳毛？！”他妈妈立刻尖叫起来。

“哦，是的，”莫顿说，“用它梳芒刺比用我的梳子好，因为您梳子的齿儿比较硬。”

“我想你还用了我的篦子啰？”他妈妈说。

“我试了试，”莫顿说，“但它总是扯住塔戈隆的毛，它不喜欢您的篦子。”

“莫顿·希瑟维克，”他妈妈吼道，“马上出去把我的篦子拿回来！只要我活着，就别让我再看到你用它干别的。”

于是莫顿走到外面的大厅里，只听他喊道：“我找不到篦子了！”

“找不到啦？！”她妈妈吃惊地问，“简直太荒唐了！你刚才不是还在用吗？”

“但它的确不在啊！”莫顿说，“一定是有人把它拿走了。”

“谁会拿它呢？”她妈妈问。

“我也不知道，”莫顿说，“但肯定是别人干的。也许是个飞贼。他们会飞檐走壁，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要是飞贼进来过，塔戈隆怎么不叫啊？”希瑟维克太太说，“而且，飞贼拿走一把缺了两个齿儿、沾满狗毛和芒刺的篦子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莫顿说，“但那些飞贼有时候很疯狂，见什么就拿什么。”

“屋子里根本没有什么飞贼，”希瑟维克太太恼羞成怒地喊道，“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你马上把我的篦子给找出来！！”

就在这时，塔戈隆爬起来去追一只苍蝇，那只苍蝇一直在大厅窗户那里嗡嗡直叫。就在塔戈隆刚才卧着的地板上，躺着那把篦子。

“嘿，妈妈，您的篦子在这里！”说着，莫顿走过去将它捡起来交给他妈妈，自豪地笑着，“它躺在这里的地板上，就在塔戈隆的身子下面。”

“现在，”他妈妈说，“如果你还想给塔戈隆梳芒刺，带着它到地下室去，用它的刷子和梳子。它们在洗手池上面的隔板上，就在它的跳蚤粉和虫药旁边。”

“哦，我知道了。”莫顿说，“来吧，塔戈隆，好孩子。我们去把那些讨厌的芒刺弄掉吧。”他们跑下楼去，他妈妈能够听见他笨手笨脚地进入了地下室。

但不到两秒钟，地下室的楼梯下就传来一阵喊声：“嗨，妈妈，我找不到塔戈隆的刷子，那个隔板上没有。”

“就在那里！”他妈妈喊着答道，“我昨天还看见过呢，就在洗手池上面。”

于是，莫顿在门边的园艺隔板上找了起来，还是没有找到塔戈隆的刷子和梳子。但他看到了一罐油漆，那是他去年夏天为他的自行车买的。“嘿，这就是我今天想做的事儿，”他对塔戈隆说，“粉刷我的自行车。我要把它刷成鲜红色，再描上银色的边。哇，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i Franklin)那个家伙肯定会嫉妒死的，他的自行车锈得像个罐头盒。来吧，塔戈隆，我们把自行车推到这里的窗户下面，这样干活时就能看清楚了。”

该吃午饭时，莫顿从地下室楼梯走上来，他妈妈问他：“你把塔戈隆身上的芒刺都弄掉了吗？”

“噢，我没找到它的刷子和梳子，”莫顿说，“但我一直在粉刷我的自行车，它看起来棒极了！”

“你事先在地板上铺上报纸了吗？”他妈妈问。

“没有，”莫顿说，“但我现在刚粉刷到车把部分。”

“你有没有弄洒油漆？”她妈妈问。

“噢，洒了一点点，”莫顿说，“但我已经擦干净了，您看！”他举起自己的手绢，那手绢看起来就好像浸了他流的好多鼻血一样。

“这不会是你的手绢吧？”他妈妈叫了起来。

“当然是喽，”莫顿说，“我把滴在地板上的油漆都擦干净了。”

“哎！”希瑟维克太太叹了口气，说，“从现在起，一定要用旧抹布擦油漆。以后刷油漆时，请你先在地板上铺上报纸。油漆橱柜里有一瓶松节油，你去拿过来，在这块旧抹布上滴一点，把你脸上、头发上和胳膊上的油漆擦掉。”

“好的，妈妈，”莫顿说，“我吃完这根香蕉就去。”

但是，一点也不奇怪，当莫顿吃完他的香蕉后，他就根本找不到那瓶松节油了。

“妈妈，您刚才说的那瓶松节油在哪里？”莫顿在地下室里高喊道，“我在水果橱柜中找了半天，都没看到啊！”

“我没说在水果橱柜里，”他妈妈答道，“我说的是油漆橱柜，在最上面的那一格。”

“没在那儿！”几分钟后，莫顿喊道。但幸运的是，希瑟维克太太没有听见，她上楼换衣服去了，准备去参加她的陶艺班。穿戴整齐后，她告诉莫顿她要出门，让他到比彻姆(Beecham)太太家找恩特普赖斯(Enterprise)玩一会儿。

莫顿说：“噢，妈妈，我讨厌去比彻姆家。比彻姆太太有讨厌的洁癖，她总是让我们透过窗户看电视，而且，她是不会让塔戈隆进门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叫恩特普赖斯过来玩儿呢？”希瑟维克太太说，“你们可以玩槌球游戏啊。”

“噢，我们玩不了槌球，”莫顿说，“我一个球也找不到了。”

“那些球就在车库里啊。”他妈妈说。

“噢，它们不在那里，妈妈，”莫顿说，“我昨天还去车库找过。”

希瑟维克太太说：“那好吧。那你和恩特普赖斯做爆米花吃怎样？电动爆米花机就在锅架橱柜里。”

“噢，我喜欢爆米花！”莫顿说，“这真是个好主意，妈妈。再见，妈妈，玩得开心点儿。”

希瑟维克太太走进车库，上了车。倒车时，她看到希瑟维克先生的工作台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排槌球。她不禁叹了口气，真担心莫顿的眼睛会不会变瞎。

往常，希瑟维克太太很喜欢上陶艺课，她最好的朋友们都聚在那里，她们制作很多可爱的东西：玫瑰花烟灰缸、玫瑰花盘子、玫瑰花碗、玫瑰花烟盒，甚至餐巾环、汤勺支架和火柴盒上面也都有玫瑰花图案。而且，今天是整个美妙的陶艺课的高潮：她们要专门制作玫瑰花——与真花一般大、不依附其他东西的、栩栩如生的大玫瑰花！这些玫瑰花不会用于装饰别的东西，而是单独点缀于房中各处，比如收音机上、电话桌上和壁炉架上，以营造一种艺术的氛围。一朵真正的陶艺玫瑰花放在哪里都会是美丽的，希瑟维克太太这么想着。她一边制作玫瑰花模型，一边哼着欢快的小调。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莫顿打来的。他问道：“做爆米花的玉米在哪里啊，妈妈？”

她答道：“在放麦片的橱柜里。”

她回去继续做她的玫瑰，那朵玫瑰原来还像一颗发霉的白菜，现在看上去好多了。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还是找希瑟维克太太的。莫顿在电话那头说：“我没找到那种玉米，妈妈。”

她答道：“就在小麦片旁边，挨着甜玉米粒儿，你肯定能找到。”

她回去接着做玫瑰花。电话铃又响了，还是莫顿，他说：“我找不到爆米花机。”

她说：“我告诉过你在锅架橱柜里，在最上面的隔板上，靠着背板放着。把爆米花机的插头插在电炉的插座上。爆米花玉米在我告诉你的地方，找到了吗？”

莫顿说：“噢，我没找到，恩特普赖斯回家去拿他家的了。拜拜，妈妈。”

后来莫顿没再打电话来，希瑟维克太太就以为他找到爆米花机了。她给她的玫瑰花涂上亮粉色釉料，对自己制作的逼真的小玫瑰刺非常得意。露·霍普斯科奇(Lou Hopscotch)对她说，她的玫瑰是全班最漂亮的，她会在她的窑中烧制这朵玫瑰，这周六希瑟维克太太就可以把它拿回家，放在她的收音机上面。希瑟维克太太简直快活得像一只蜜蜂。

她打算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客厅去，看看她那朵漂亮的玫瑰放到哪里最好。但当她回到家，走进客厅的一刹那，她就尖叫起来，用手蒙住了眼睛。壁炉里正燃着一堆火，那堆火冒着黑烟，旁边蹲着两个脸熏得黑乎乎的家伙——就像那些经常设陷阱捕猎的老猎人，他们的手里正摇晃着一口油腻腻的煎锅。在他们周围的地板上，洒满了厚厚一层烧焦的、油腻腻的爆米花和盐，差不多有一英寸厚。“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希瑟维克太太尖叫道。

“烤爆米花啊！”从那个脸最黑的猎人嘴里发出了莫顿的声音，“我们找不到电动爆米花机，于是我们在壁炉里生了一堆火，用古老的方法烤爆米花。”

“马上端着那口锅给我出去，”希瑟维克太太严厉地说，“把吸尘器给我拿过来。”

“噢，莫顿，我该回家了。”恩特普赖斯说着就要往门边溜。

“你也待在这里，直到把这堆垃圾清理干净。”希瑟维克太太说。

“哦，那好吧。”说着，恩特普赖斯抄起扫壁炉的扫帚就开始猛扫地上的爆米花，结果一粒爆米花飞起来，正好打中了希瑟维克太太的眼睛。

“噢！算了，你还是回家吧！”她说，“还有你，莫顿，上楼回你的房间去。我自己来清理吧，这样安全点儿。”

希瑟维克太太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把所有爆米花吸走，又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清除她新买的灰色地毯上的油渍，但只用了两秒钟就发现电动爆米花机就在她告诉过莫顿的地方。

希瑟维克先生回家时，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希望能吃上一个苹果派或一块热乎乎的新鲜巧克力蛋糕，结果却发现他妻子在厨房里痛哭。看到他进来，她哭诉道：“今天简直糟透了，我从没有这么糟糕过，莫顿的眼睛肯定要变瞎了。”

“噢，我的天啊，那太糟糕了！”希瑟维克先生说，“他在哪儿？”

“在他的房间里。”希瑟维克太太说。

于是，希瑟维克先生飞快地跑上楼，冲进莫顿的房间。莫顿正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完成那幅牛仔套野牛图。“你好，爸爸。”莫顿说，但没有抬头。

“你好，儿子。”希瑟维克先生说，“这幅画画得真好！你是怎样画的？用手指摸着画吗？”

“当然不是，”莫顿说，“我只是看着画的。”

“看着画的？！”希瑟维克先生惊喜地问，“你看得见吗？”

“当然看得见啊，”莫顿说，“在学校里，我的视力是我们班最好的。是护士说的。”

然后，希瑟维克先生下楼告诉他太太，莫顿的视力是他们班最好的。于是，希瑟维克太太给他说了莫顿找不到顶针箍、篦子、塔戈隆的刷子和梳子、松节油、爆米花玉米、爆米花机和槌球的事儿。

“那么，”希瑟维克先生说，“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找到一条鞭子！”

“噢！别这样！”希瑟维克太太说，“不要体罚，贾斯汀(Justin)。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

“呃，要不，看看‘小猪摇摆’夫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希瑟维克先生说。

“对呀！”希瑟维克太太说，“这就是解决办法！我马上去给她打电话。”

……

星期五早晨，就在莫顿预定到达的时候，内尔斯·拉森骑着他那匹大白马——查理一路飞奔而来，他对“小猪摇摆”夫人说，他在自己的小麦地里发现了一只巨大的郊狼。“那只狼肯定在追踪什么东西，”他说，“爱比特生小牛犊了吗？”

“应该没有，”“小猪摇摆”夫人说，“昨晚，我想把它牵进谷仓，可它就是不跟我走。但它可能还没有生小牛犊。我观察了它一会儿。它当时在草场中央，就是小溪穿过草场的地方。”

“哦，”内尔斯说，“但如果我是你，我会随时观察它的。你知道，奶牛经常把它们的幼崽藏起来。如果昨晚它不愿意进谷仓，很可能是因为它生了小牛犊并把它藏起来了。那只郊狼也应该知道这一点。我一看到那只郊狼，就马上回屋取我的猎枪，但等我回来时，它显然已经走了。它们是最狡猾的动物了。”

就在这时，莫顿的父亲开车送莫顿过来了。“看到你真高兴，”“小猪摇摆”夫人搂着莫顿说，“我正需要一个视力比我好，腿脚比我快的帮手呢！”

“为什么呢？”莫顿摸着查理的鼻子问。

“因为拉森先生过来告诉我，他看见他的小麦地里有只郊狼。我们认为爱比特生了只小牛犊并把它藏起来了。如果郊狼比我们先找到它，就会吃掉它的。”

“别担心，‘小猪摇摆’夫人，我会为您找到小牛犊的。”莫顿说，“再见，爸爸，我要工作了。”

“再见，儿子。”希瑟维克先生说，“乖乖的，尽量多给‘小猪摇摆’夫人帮点儿忙。”

“我会的，您放心吧。”说完，莫顿把他的皮箱、游戏盒、弓箭、画箱和画纸扔到后门廊的台阶旁边，堆成一堆。然后，他脱掉夹克，把它扔到那堆东西上面，问道：“您刚才说的那只郊狼在什么地方来着，‘小猪摇摆’夫人？”

“来，上来和我坐在一起，”内尔斯弯下腰来拉莫顿的手，“我骑马带你过去看看。”

“好耶！”莫顿上马骑在内尔斯前面说，“嘿，爸爸，你看看，我骑在马背上像不像个牛仔？！”

“嘚儿驾！”内尔斯发了声口令，查理慢慢地向小麦地方向走去。

向莫顿指明那只郊狼曾出现的地方后，内尔斯带着他来到草场中央爱比特原来待过的地方。然后，他们下了马，向爱比特走去，它当时正在北边的围栏边吃三叶草。“你好啊，老姑娘！”内尔斯在爱比特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爱比特眨了眨眼睛，继续咀嚼它的三叶草。

莫顿说：“天哪，它可真漂亮！您觉得我可以学着给它挤奶吗？”

“当然可以啊！”内尔斯说，“但你最好先找到它的小牛犊。找到后告诉我，我过来把它抱回谷仓。”

说完，内尔斯就骑着查理走了。莫顿坐在爱比特身边的三叶草中，开始想起小牛犊来。“我想要一只自己的小牛犊，”他想，“和它睡在一起，带着它上学，就像牵着一条狗一样。就叫它帕尔(Pal)吧，等它长成一头威武的大公牛，我就骑着它去参加牧民的骑术表演。”

当莫顿正忙着胡思乱想时，爱比特卧了下来，开始反刍。莫顿以为这是爱比特向他表示友好的方式，他说：“你是个不错的老姑娘，爱比特，我不会让郊狼抓到你的孩子的。我会找到它，然后我们一起把它送到谷仓里，到那里它就安全了。”爱比特闭上了眼睛。

莫顿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三叶草里摸索，他摸到了一个圆滚滚、软乎乎的东西。他低头一看，发现手里抓了一颗又大又红的草莓。他把草莓塞到嘴里，发觉它又温暖又香甜，可口极了。“噢，”他叫了起来，“野生草莓，我要给‘小猪摇摆’夫人带些回去。”他跪在地上，一边爬，一边把那些小小的草莓摘下来放到他的手绢上。大约摘了一杯草莓时，他抬起头来，看见一只红棕色的小兔子正盯着他看。“嘿，小兔子。”他说着往后一坐，屁股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不由自主地抓起一把草莓放到嘴里。小兔子一蹦一跳地走开了，莫顿跟在它后面。然后，那只兔子跳进一根木头旁边的洞里不见了。莫顿将一只手伸进洞里，但除了泥土外，什么也没摸到。他很失望，感觉累极了，于是他就躺下来，看着上面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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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天空非常晴朗，有一只巨大的老鹰在空中慢慢地盘旋，划出一些巨大的圆圈。这时，一只野云雀也叫了起来，它站在一根树篱桩上对着天空高唱。清脆甜美的音符在阳光下四处飘荡，就像是一些肥皂泡儿。一只像甘草精一样又黑又亮的甲虫爬过莫顿的手指，钻进了深深的草丛中。“哇，我真的喜欢住在乡村。”莫顿说，“我要沿着那条小溪往下走，找到一棵柳树，然后再做个柳叶哨儿，那一定挺有意思的。”

于是，他沿着小溪往下走，真的找到了一棵柳树。他还看到了一只绿色的大青蛙、一条黄色的小水蛇、两只蟋蟀和一些滨螺。他把那些滨螺也放在手绢上，和那些已经压碎的草莓放在一起。他把那只绿青蛙放到他的衬衫里，把那两只蟋蟀放到裤子的屁兜儿里，手里拿着那条蛇。“噢，‘小猪摇摆’夫人看到这些动物一定会很高兴的。”他溜溜达达地穿过草场往农舍走时这样说道。

当他试着从树篱下面钻过去时，有两只蟋蟀跳了出来，他在他们后面追了一阵儿，最后还是放弃了。不管怎样，这里还有很多蟋蟀，他可以再抓几只。当时，烈日当空，天气炎热。于是，他在一棵枫树的树荫下坐下来，把帕尔(Pal)——那只青蛙——掏了出来。他已经把另外一个帕尔——他要找的小牛犊——忘得一干二净了。青蛙帕尔背上是漂亮的绿色，肚子是黄色，他鼓起喉咙，冲着莫顿眨眼睛。莫顿说：“等我们回家后，我要用火柴盒给你做一张床，你可以睡在我的房间里。我会给你逮苍蝇，你还可以在水槽里游泳。”

帕尔说：“呱！”

噢，枫树下面是多么宁静啊！莫顿闭上了眼睛，一阵微风轻轻拂过他的头发，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等到他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了。帕尔也不见了，他觉得肚子饿极了。抓起包着滨螺和压碎了的草莓的手绢，他跑过田野，翻过小山，穿过小树林，经过谷仓，来到“小猪摇摆”夫人的后门廊上。“小猪摇摆”夫人正在厨房里烤花生酱曲奇。“噢，莫顿，”她说，“好孩子！你找到小牛犊了吧！我就知道你行！”

“牛犊？”莫顿说，他拿起六块热乎乎的花生酱曲奇，往嘴里塞了三块，“什么牛犊？”

“爱比特藏起来的牛犊啊，”“小猪摇摆”夫人说，“你不是几小时以前就出去找它了吗？”

“噢，那只牛犊啊，”莫顿说，“我找不到它。但我给您带回来一些野草莓。”说完，他打开他的手绢，把烂成一团、与滨螺混在一起的草莓给“小猪摇摆”夫人看。

“啊！”“小猪摇摆”夫人吃了一惊。

“它们看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太好？”莫顿说，“我想我可能是坐在它们上面了，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说着，他又拿了六块曲奇。

“你都上哪里找小牛犊了？”“小猪摇摆”夫人问。

“噢，我在草地上找了一圈，”莫顿说，“到处都没有。”

“你沿着小溪往下找了吗？”“小猪摇摆”夫人说。

“找了啊。”莫顿说，“我还发现了一只很棒的青蛙，我叫它帕尔，它有黄色的肚子。咦，它很聪明，我睡觉的时候它就跑掉了。”

“睡觉？！”“小猪摇摆”夫人说，“你是说，当爱比特可怜的小牛犊躺在野地里，就快成为可怕的郊狼的猎物时，你一直在睡觉？”

“摘了那么多草莓，我有点累了，于是我就睡了一小觉。”莫顿说着又伸手去拿曲奇。

“小猪摇摆”夫人看了看那十几颗草莓，又看了看莫顿，说：“你太让我失望了，莫顿，你刚才根本就没有在找小牛犊。太阳就要落山了，很快天就要黑了，那只郊狼会从山上偷偷溜下来，找到小牛犊，把它吃掉的。你应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愧——非常羞愧！显然，你根本就不爱动物。”

“我爱动物。”莫顿说，“我正要去找小牛犊，想把它叫做帕尔，然后把它养成一头大公牛，但后来我看到了那些草莓，然后我去追一只兔子，然后我又去追蟋蟀。”

“好了，”“小猪摇摆”夫人说，“你最好到谷仓去帮我干些家务，这样我才能出去找小牛犊。”

莫顿的家务干得也很糟糕。他找不到干草叉来为托洛茨基叉干草，找不到牛犊饲料来喂希瑟，找不到燕麦来喂托洛茨基。当“小猪摇摆”夫人让他到屋子里拎范妮那桶猪食时，他却把那坛樱桃叶泡菜抱了下来，一只手还抓着一把曲奇。“小猪摇摆”夫人生气地说：“上去待在你的房间里，你一点忙都帮不上！我自己来干家务，然后去找小牛犊。”

莫顿感觉非常委屈，他认为“小猪摇摆”夫人是在乱发脾气。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屋子里，拖着步子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一头栽倒在床上。“‘小猪摇摆’夫人不喜欢我，不是我有问题。”他对卧在他枕头上的莱特福特说，“没人喜欢我。爸爸妈妈把我送到这里来，就是想甩掉我，现在‘小猪摇摆’夫人也想甩掉我。她可能会把我送到一家孤儿院。我连午饭都还没吃呢！”说完，他就哭了起来。

一直跟着他走回屋子的瓦格舔着他的手呜咽起来，它讨厌看到别人难过。莫顿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说：“要是他们都不喜欢我，都不要我，我就到阿拉斯加挖金子去。等我发了财回来，我一句话都不和他们说。你说好不好，瓦格？”

瓦格摇了摇尾巴，笑了笑。莫顿跳下床，和瓦格跑了出去。

他跑过农舍前面的小路，穿过小树林，来到下面的田野里，他刚才就是在那里摘野草莓的。来到那儿后，他想，还不如在这里找找他的青蛙帕尔呢。他走到那棵枫树下，今天上午他就是在那里睡觉来着。但现在天已经黑下来，那里看起来黑乎乎的。太阳已经落山了，树叶的阴影看起来就像山洞一样黑。“在这里根本看不见帕尔的，”莫顿对瓦格说，“也许它已经回到小溪里去了，我们下去找找看吧。”

小溪两边也很黑——可以说是又黑又湿。莫顿模模糊糊地看到前面有一丛杂草，他以为是个小土丘，便一脚踩上去，结果水一直没到了他的膝盖。当他把脚拔出来时，听到了一阵令人恶心的吮吸声。“不好，危险！”他对瓦格说，“我们最好赶快离开这里。”于是，他们穿过田野回到那棵枫树下，坐了下来。他们周围全是夜晚各种奇怪的声音：树叶的沙沙声、树枝的啪啪声、青蛙的鸣叫声、夜晚的鹰叫声，还有普利策悲伤的咕咕声。莫顿浑身哆嗦起来，用胳膊搂着瓦格。他多么希望自己现在就在“小猪摇摆”夫人温暖的厨房里啊！这时，山谷那边传来了郊狼的嚎叫声，那是一种可怕的声音：尖利、孤独、狂野！莫顿跳起来对瓦格说：“我要爬到这棵老枫树上，晚上就在树上睡觉，猎人都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愿意，你也上来吧，瓦格。”

瓦格叫了两声。

于是莫顿爬到了树上。实际上，他爬得很高，甚至能够看到周围方圆约一百英里的地方。他能够看到拉森家农场里的灯光，看到小溪蜿蜒穿过山谷，看到“小猪摇摆”夫人的农舍后面高处的那棵有蜜蜂巢的空心树，他甚至能看到下面田野里的爱比特。它正在低着头吃草——等等！不对，它好像还在哞哞叫；它好像在舔着什么东西，很可能就是那只小牛犊！

“哇喔！”莫顿飞快地从树上滑下来，动作简直比松鼠还快。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田野那头的角落，顺着小溪往下跑，向爱比特跑去。一看到它，爱比特就立即跑开了，但莫顿早就注意到它刚才待的地方有一棵野樱桃树。他径直向那棵樱桃树走去，那里——藏在一些嫩柳条后面，蜷着身子卧在一堆灯芯草上的——是一头有褐色和白色花纹的小牛犊。莫顿跪下来，轻轻地拍了拍它，说：“呵呵，我可找到你了，小帕尔，你现在是我的了。你看起来就像一只鹿宝宝啊。”

这时，小溪对面传来郊狼的嚎叫声，爱比特吼叫起来，瓦格也吠叫了起来。莫顿站起来喊道：“‘小猪摇摆’夫人，我找到它了！我找到它了！”

“小猪摇摆”夫人答道：“待在那里，我马上就来。”

“小猪摇摆”夫人的手提式煤油灯忽上忽下地穿过田野飘了过来，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萤火虫。莫顿很高兴“小猪摇摆”夫人带着煤油灯，他说：“那只郊狼听起来就像是在附近。”

“小猪摇摆”夫人说：“噢，莫顿，你真是个勇敢的孩子，原来你一直在黑暗中等着，直到爱比特去找它的小牛犊。是我错怪你了，真的很抱歉！”

莫顿说：“噢，没关系，‘小猪摇摆’夫人。您在这里等着，我去叫内尔斯来。来吧，瓦格。”

内尔斯来后，他抱着小牛犊往上面的谷仓走去，爱比特跟在后面。当他们把爱比特和小牛犊安置到一个既温暖又舒适的围栏中后，“小猪摇摆”夫人说：“莫顿，由于你表现得非常勇敢，而且又很擅长找东西，因此我打算把这只小牛犊送给你。你打算给这只小母牛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啊，小母牛？！”莫顿说，“我本来是想要一只小公牛的。”

“嗬，你现在有一只漂亮的小母牛了。”内尔斯说。

“好吧，那我就叫她‘野草莓’吧。”莫顿说。

“真是个好名字！”“小猪摇摆”夫人赞叹道，“我就想不出这么好的名字。好孩子，现在去吃晚饭怎么样？”

“噢，好耶！”莫顿欢呼起来。

“我烤了豆饼和黑面包，储藏室里好像还有一个樱桃派。”

找到丢失的小牛犊真的是极大地改变了莫顿·希瑟维克。第二天早晨，当“小猪摇摆”夫人问他愿不愿意去给托洛茨基叉些干草下来时，他马上跑上了梯子，一下子就找到了干草叉，随即为托洛茨基叉了些干草下去。要是在以前，他一定会磨磨蹭蹭地爬上梯子，一屁股坐在干草堆里，抬起头盯着房梁上倒挂着的蝙蝠比利发一会儿呆，然后对“小猪摇摆”夫人大声喊道：“我找不到干草叉。”

用完干草叉把它放回去时，莫顿在窗户旁边的一个盒子后面发现了“亨利夫人”——这是内尔斯太太送给“小猪摇摆”夫人的普利茅斯岩石①母鸡。“亨利夫人”当时正蹲在一个鸡窝上，身下有16个棕色的大鸡蛋。莫顿将这个发现告诉了“小猪摇摆”夫人，“小猪摇摆”夫人非常高兴，“亨利夫人”已经失踪好几天了，“小猪摇摆”夫人还担心它已经被黄鼠狼抓走了呢。莫顿给“亨利夫人”拿来一碟水和一些麦粒儿，“亨利夫人”向他“咯咯咯”地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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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午饭后，正当莫顿坐在高高的胡桃树上安装秋千时，他看到莱特福特从地下室跑了出来，嘴里还叼着一只小肥猫。莱特福特的脑袋高高地仰着，以免小猫蹭着地，它穿过后院，径直进入了柴棚。几分钟后，莱特福特返回地下室又叼出一只小猫咪。它来来回回地跑了四趟，总共叼出四只小猫咪。

莫顿差点儿就等不及告诉“小猪摇摆”夫人了，他沿着秋千绳飞快地滑下来，双手磨得热辣辣地疼，冲进了厨房，说：“‘小猪摇摆’夫人，莱特福特生了四只小猫咪，我知道它把它们藏到什么地方了。”

现在，莫顿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一只绿头野鸭的巢、两个马蹄铁、一棵有蜜蜂巢的空心树、一把长满铁锈的雪橇榔头、一个印第安箭头，还有“小猪摇摆”夫人不见了两个月的浮雕宝石胸针——他是在厨房里的饲料进料斗下面发现那枚胸针的。他把胸针放到鸡蛋篮子里，当“小猪摇摆”夫人看到那枚胸针时，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把胸针小心地取出来，拿到水泵下冲洗干净，别在自己的衣服上，对莫顿说：“这是‘小猪摇摆’先生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对我来说，它比别的任何东西都重要。莫顿，好孩子，真是太谢谢你了！”

莫顿说：“噢，不用谢，‘小猪摇摆’夫人，我只是碰巧比别人的视力更好一些而已。”说完，他跳下门廊，三下两下又爬到了胡桃树上，敏锐地向四周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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